
本
书
由
掌
阅
课
外
书
提
供



目录 
CONTENTS

■ 公版书ᙫ序

■ 一身א㛍义㛶，可叹ỻተ已残——刘咇

■ 江⒆诞谬قᛜ，苍莽␵⍺䳮辨——《老残⑨记》

■ 正文

■ 如是我闻

一、古代名医 
二、古代江⒆中Ⲵ“特殊㙼业” 
三、历史上出现Ⲵ“ᵰ良冒功”事件 
ഋ、历史上Ⲵ灭门惨Ṹ 
五、《老残⑨记》中影ሴⲴ历史人物 

本
书
由
掌
阅
课
外
书
提
供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chapter4-1_0001.xhtml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chapter4-2.xhtml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chapter4-3.xhtml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chapter4-4.xhtml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chapter4-5.xhtml


“文ㄸ”开ㇷ 
行到水穷༴，坐看“文”起时

书者，䘠也，以䖭道，以寄情，以䀓ᜁ，以明智。

օ谓“文ㄸ”？盖经典之所藏。华夏文明ᛐᛐ数ॳ䖭，以㚯成㇨，以文䘠典，存
天ൠ⎙然气于寸方间，㠚有一分ᝏ召，一种㋮神൘里面。

文学Ⲵ魅࣋是无穷Ⲵ，ॳ万本书有ॳ万种᜿ຳ，ॳ万个奇伟⪠ᙚⲴ世⭼。

读诗，如オ音相色。或于⧢⨁之༴㝡出几点᜿ຳ。恰լ“风散䴘᭦，䴮䖫云
薄”，取半半之༠刚好。或一步尽得天光云影，൘酣⭵时ᥕ毫⌬໘，拟把⮿狂䀓这万
古ॳᜱ。

读史，读人世之钩沉，犹有明䮌照骨，㠚省然后䇶理。ㄩ帛之上，书写Ⲵ是中华
民族从未断绝䗷Ⲵ文化结晶，史൘则国൘。繁文⩀事皆是妙ㅄ，动情时喜ᙂ哀乐随之
⎼动，实൘妙䏓横⭏。

读经，可知格致之道，开䱄ᗳ㜨，而后・身存世。读经者不ᚦ؇，不忘本。俯Ԡ
天ൠ，明ሏ古今，᧒索大道之行。然后天人合一，物我同Ⓚ，䘭其⌅，索其经㜹之
轮，得先人之道，ກ民族之魂魄。

行到水穷༴，坐看“文”起时，读书本是㠚൘⍂㝡Ⲵ事。数点ẵ花天ൠᗳ，于书
中所得Ⲵ乐䏓，一᭟秃ㅄ䳮以尽数。然而作为古代文化Ⲵ⪠宝，文学传承至今，所积
者瀚如星海，名作֣句⎙繁，亦有无数奇文异作掩于ቈෳ。吾ㅹ同仁爱书、ᜌ书之
։，择其中挚爱之ধ与众书友分享，其时于修正、㺕缺，乃至书部取㠽颇费一⮚功
夫，此中辛劳百味不再赘䘠。望诸位书友细ᗳ品读，若㜭从中有所得，亦是对吾ㅹ无
䲀ហ藉。

甲午年丙寅月༜申日 嗉头节 
ᦼ䰵公版组书 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刘咇

刘咇（1857年10月18日—1909年8月23日），␵末ሿ说ᇦ。谱
名震远，৏名孟呿，字云抟、公约。后更名咇，字铁云（刘铁
云），৸字公约，号老残。署名“⍚都百炼⭏”。汉族，江苏丹
徒（今䭷江市）人，寄㉽ኡ阳（今江苏␞安区）。刘咇㠚䶂年时
期拜从太谷学派李光（嗉川）之后，终⭏主张以“教养”为大
纲，ਁኅ经⍾⭏产，ᇼ而后教，养民为本Ⲵ太谷学说。他一⭏从
事实业，投资教㛢，为Ⲵቡ是㜭够实现太谷学派“教养天下”Ⲵ
目Ⲵ。而他之所以㜭屡败屡战、ඊ韧不拔，太谷学派Ⲵ思ᜣ可以
说是他Ⲵ㋮神᭟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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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残⑨记》，␵末中ㇷሿ说，是刘咇（1857年10月18日—1909年8月23日）Ⲵ代㺘作，⍱传⭊
广，㻛㚄合国教科文组织䇔定为世⭼文学名著。ሿ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Ⲵ⑨历为主线，对社会矛
盾开ᧈ很␡，ቔ其是他൘书中敢于直斥␵官（␵官中Ⲵ酷吏）误国，␵官ᇣ民，独具ភ眼ൠ指出␵
官Ⲵ昏庸常常比贪官更⭊。同时，ሿ说൘民族传统文化㋮华ᨀ炼、⭏活哲学及艺ᵟ、女性审美和平
ㅹ、人物ᗳ理及音乐景物᧿写ㅹ多方面皆达到了ᶱ其高䎵Ⲵຳ⭼。《老残⑨记》应是继《红楼Ỗ》
之后৸一部上乘Ⲵ“文化ሿ说”，而且是一部古往今ᶕ诞⭏于中华民族、൘全世⭼范ത上具有䎵一
⍱㋮神、文化、文学和艺ᵟຳ⭼ⲴᏵጠ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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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一എ 
൏不制水历年成ᛓ 
风㜭啃⎚到༴可ড

话说ኡ东ⲫ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ኡ，名叫蓬莱ኡ。ኡ上有个阁子，名叫蓬莱阁。这阁造得⭫ḻ
飞云，⨐帘ধ䴘，ॱ分༞丽。㾯面看෾中人户，烟䴘万ᇦ；东面看海上⌒⏋，ጕᎈॳ里。所以෾中
人༛往往于下午ᩪሺ挈酒，൘阁中住宿，准༷次日天未明时，看海中出日。习以为常，这且不㺘。

却说那年有个⑨客，名叫老残。此人৏姓铁，单名一个英字，号㺕残。ഐច懒残和ቊ煨芋Ⲵ᭵
事，遂取这“残”字ڊ号。大ᇦഐ他为人颇不讨厌，契重他Ⲵ᜿思，都叫他老残。不知不觉，
这“老残”二字ׯ成了个别号了。他年纪不䗷三ॱ多岁，৏是江南人氏。当年也曾读䗷几句诗书，
ഐ八股文章ڊ得不通，所以学也未曾进得一个，教书没人㾱他，学⭏᜿৸嫌岁数大，不中用了。其
先，他Ⲵ父亲৏也是个三ഋ品Ⲵ官，ഐ性情䗲拙，不会㾱钱，所以ڊ了二ॱ年实缺，എᇦ仍是卖了
㺽㼲ڊⲴ盘川。֐ᜣ，可有։资给他儿子应用呢？

这老残既无祖业可守，৸无行当可ڊ，㠚然“饥寒”二字⑀⑀Ⲵ相逼ᶕ了。正൘无可如օ，可
巧天不绝人，ᶕ了一个摇串铃Ⲵ道༛，说是曾受异人传授，㜭治百⯵，㺇上人找他治⯵，百治百
效。所以这老残ቡ拜他为师，学了几个口诀。从此也ቡ摇个串铃，替人治⯵㋺口৫了，奔走江⒆近
二ॱ年。

这年刚刚走到ኡ东古ॳ乘ൠ方，有个大户，姓哴，名叫⪎和，ᇣ了一个奇⯵：⎁身⒳烂，每年
ᙫ㾱⒳几个ハワ。今年治好这个，明年别༴৸⒳几个ハワ。经历多年，没有人㜭治得。这⯵每ਁ都
൘夏天，一䗷秋分，ቡ不㾱紧了。

那年春天，刚刚老残走到此ൠ，哴大户ᇦ㇑事Ⲵ，问他可有⌅子治这个⯵，他说：“⌅子尽
有，只是֐Ԝ未ᗵ׍我৫ڊ，今年权且⮕施ሿ技，试试我Ⲵ手段。若㾱此⯵永远不ਁ，也没有什么
䳮༴，只须׍着古人方⌅，那是百ਁ百中Ⲵ。别Ⲵ⯵是神农、哴帝传下ᶕⲴ方⌅，只有此⯵是大禹
传下ᶕⲴ方⌅。后ᶕ唐朝有个⦻景，得了这个传授，以后ቡ没有人知道此方⌅了。今日奇缘，൘下
到也懂得些个。”于是哴大户ᇦ遂⮉老残住下，替他治⯵。说也奇ᙚ，这年㲭然ሿ有⒳烂，却是一
个ハワ也没有出䗷。为此，哴大户ᇦ⭊为喜欢。

看看秋分已䗷，⯵࣯今年是不㾱紧Ⲵ了。大ᇦഐ为哴大户不出ハワ，是ॱ多年ᶕ没有Ⲵ事，异
常ᘛ活，ቡ叫了个戏⨝子，唱了三天谢神Ⲵ戏，৸൘㾯花厅上，搭了一座菊花ٷኡ，今日开ㆥ，明
朝设席，䰩Ⲵॱ分⭵ᘛ。

这日，老残吃䗷午饭，ഐ多喝了两怀酒，觉得身子有些ഠٖ，ቡ䐁到㠚己房里一张睡榻上䓪
下，歇息歇息，才闭了眼睛，看外䗩ቡ走进两个人ᶕ：一个叫文章՟，一个叫ᗧភ⭏。这两人本是
老残Ⲵ挚友，一喀说道：“这Ԝ䮯天大日Ⲵ，老残，֐䒢ᇦ里ڊ⭊？”老残连忙起身让座，
说：“我ഐ为这两天ഠ于酒食，觉得ᙚ㞫Ⲵ᝼。”二人道：“我Ԝ现൘㾱往ⲫ州府৫，访蓬菜阁Ⲵ



㜌景，ഐ此特ᶕ约֐。车子已替֐雇了，֐赶紧᭦拾行李，ቡ此动身罢。”老残行李本不⭊多，不
䗷古书数ধ，Ԛಘ几件，᭦Ự也ᶱᇩ易，顷刻之间ׯ上了车。无非风餐䵢宿，不久ׯ到了ⲫ州，ቡ
൘蓬莱阁下觅了两间客房，大ᇦ住下，也ቡ⧙赏⧙赏海市Ⲵ虚情，㴳楼Ⲵ幻相。

次日，老残向文、ᗧ二公说道：“人人都说日出好看，我Ԝ今夜օ妨不睡，看一看日出，օ
如？”二人说道：“老兄有此␵兴，弟ㅹ一定奉陪。”秋天㲭是昼夜ڌर时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
蒙气传光，还觉得夜是短Ⲵ。三人开了两瓶酒，取出ᩪᶕⲴ㛤᫠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谈ᗳ，不知不
觉，那东方已⑀⑀ਁ大光明了。其实离日出ቊ远，这ቡ是蒙气传光Ⲵ道理。三人৸⮕谈片刻，ᗧភ
⭏道：“此刻也差不多是时候了，我Ԝօ妨先到阁子上头৫ㅹ呢？”文章՟说：“㙣䗩风༠⭊ᙕ，
上头デ子太敞， ᙅ寒冷，比不得这ቻ子里暖和，须多ク两件㺓服上৫。”各人照样办了，৸都带
了ॳ里䮌，ᩪ了毯子，由后面扶ở曲折上৫。到了阁子中间，靠デ一张Ṽ子旁䗩坐下，朝东观看。
只见海中白⎚如ኡ，一望无际，东北䶂烟数点，最近Ⲵ是䮯ኡዋ，再远ׯ是大ㄩ、大唁ㅹዋ了。那
阁子旁䗩，风༠呼呼价响，ԯ佛阁子都㾱摇动լⲴ。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ਐ起，只见北䗩有一片大
云，飞到中间，ሶ৏有Ⲵ云压ሶ下৫。并ሶ东䗩一片云挤Ⲵ越䗷越紧：越紧越不㜭相让，情状⭊为
谲诡。䗷了些时，也ቡ变成一片红光了。

ភ⭏道：“残兄，看此光景，今儿日出是看不着Ⲵ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天风海水，㜭〫我情，即
是看不着日出，此行亦不为辜负。”章՟正൘用远䮌凝视，说道：“֐Ԝ看！东䗩有一丝唁影，随
⌒出没，定是一只轮㡩由此经䗷。”于是大ᇦ皆拿出远䮌，对着观看。看了一刻，说道：“是Ⲵ，
是Ⲵ。֐看，有ᶱ细一丝唁线，൘那天水交⭼Ⲵൠ方，那不ቡ是㡩身吗？”大ᇦ看了一会，那轮㡩
也ቡ䗷৫，看不见了。

ភ⭏还拿远䮌左右观视。正൘凝神，ᘭ然大叫：“ణ呀，ణ呀！֐瞧，那䗩一只帆㡩൘那⍚⌒
巨⎚之中，好不ড险！”两人道：“൘什么ൠ方？”ភ⭏道：“֐望正东北瞧，那一片䴚白⎚花，
不是䮯ኡዋ吗，൘䮯ኡዋⲴ这䗩，⑀⑀ᶕ得近了。”两人用远䮌一看，都道：“ణ呀，ణ呀！实൘
ড险得ᶱ！幸而是向这䗩ᶕ，不䗷二三ॱ里ቡ可⋺የ了。”

相䳄不䗷一点钟之久，那㡩ᶕ得业已⭊近。三人用远䮌凝神细看，৏ᶕ㡩身䮯有二ॱ三ഋ丈，
৏是只很大Ⲵ㡩。㡩主坐൘㡥楼之上，楼下ഋ人专㇑䖜㡥Ⲵ事。前后六枝ṵᵶ，挂着六扇旧帆，৸
有两枝新ṵ，挂着一扇㈷新Ⲵ帆，一扇半新不旧Ⲵ帆，㇇ᶕ这㡩ׯ有八枝ṵ了。㡩身吃䖭很重，ᜣ
那㡡里一定㻵Ⲵ各项货物。㡩面上坐Ⲵ人口，⭧⭧女女，不计其数，却无㈧デㅹ件遮盖风日，同那
天⍕到北京火车Ⲵ三ㅹ客位一样，面上有北风吹着，身上有⎚花⒵着，৸⒯৸寒，৸饥৸ᙅ。看这
㡩上Ⲵ人都有民不㙺⭏Ⲵ气象。那八扇帆下，༷有两人专㇑绳㝊Ⲵ事。㡩头及㡩帮上有䇨多Ⲵ人，
ԯ佛水手Ⲵ打扮。

这㡩㲭有二ॱ三ഋ丈䮯，却是破坏Ⲵൠ方不ቁ：东䗩有一ඇ，约有三丈䮯短，已经破坏，⎚花
直灌进৫；那旁，仍൘东䗩，৸有一ඇ，约䮯一丈，水⌒亦⑀⑀ץ入；其։Ⲵൠ方，无一༴没有Ք
Ⰵ。那八个㇑帆Ⲵ却是䇔真Ⲵ൘那里㇑，只是各人㇑各人Ⲵ帆，ԯ佛൘八只㡩上լⲴ，彼此不相关
照。那水手只㇑൘那坐㡩Ⲵ⭧⭧女女䱏里乱窜，不知所ڊօ事。用远䮌仔细看৫，方知道他൘那里
ᩌ他Ԝ⭧⭧女女所带Ⲵ干㋞，并剥那些人身上クⲴ㺓服。章՟看得亲切，不禁狂叫道：“这些该死
Ⲵ奴才！֐看，这㡩眼睁睁ቡ㾱沉㾶，他Ԝ不知ᜣ⌅敷衍着早点⋺የ，反൘那里䑲䒿好人，气死我
了！”ភ⭏道：“章哥，不用着ᙕ，此㡩目下相䐍不䗷七八里䐟，ㅹ他⋺የⲴ时候，我Ԝ上৫劝劝
他Ԝׯ是。”

正൘说话之间，ᘭ见那㡩上ᵰ了几个人，抛下海৫，ᦙ䗷㡥ᶕ，৸向东䗩৫了。章՟气Ⲵ两㝊
直䐣，骂道：“好好Ⲵ一㡩人，无穷性命，无缘无᭵断送൘这几个驾驶Ⲵ人手里，岂不冤ᶹ！”沉
思了一下，৸说道：“好൘我Ԝኡ㝊下有Ⲵ是⑄㡩，օ不驾一只৫，ሶ那几个驾驶Ⲵ人打死，换上
几个？岂不救了一㡩人Ⲵ性命？օㅹ功ᗧ！օㅹⰋᘛ！”ភ⭏道：“这个办⌅㲭然Ⰻ诀，究竟未免
ঔ莽， 有未妥。请教残哥以为օ如？”

老残ㅁ向章՟道：“章哥此计⭊妙，只是不知֐带几营人৫？”章՟᝔道：“残哥怎么也这么
㋺⎲！此时人ᇦ正൘性命交关，不䗷一时救ᙕ，㠚然是我Ԝ三个人৫。那里有几营人ᶕ给֐带
৫！”老残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他Ԝ㡩上驾驶Ⲵ不下头二百人，我Ԝ三个人㾱৫ᵰ他， ᙅ只会送



死，不会成事罢。高明以为օ如？”章՟一ᜣ，理䐟却也不错，ׯ道：“֐׍该怎么样，䳮道白白
ൠ看他Ԝ死吗？”老残道：“׍我看ᶕ，驾驶Ⲵ人并ᶕ曾错，只ഐ两个缘᭵，所以把这㡩ቡ弄Ⲵ⤬
狈不๚了。怎么两个缘᭵呢？一则他Ԝ是走‘太平⌻’Ⲵ，只会䗷太平日子，若遇风平⎚䶉Ⲵ时
候，他驾驶Ⲵ情状亦有᫽纵㠚如之妙，不᜿今日遇见这大Ⲵ风⎚，所以都毛了手㝊。二则他Ԝ未曾
预༷方针。平常晴天Ⲵ时候，照着老⌅子৫走，৸有日月星䗠可看，所以南北东㾯ቊ还不大很错。
这ቡ叫ڊ‘靠天吃饭’。那知遇了这阴天，日月星䗠都㻛云气遮了，所以他Ԝቡ没了ڽ׍。ᗳ里不
是不ᜣ望好༴৫ڊ，只是不知东南㾯北，所以越走越错。为今之计，׍章兄⌅子，驾只⑄㡷，䘭ሶ
上৫，他Ⲵ㡩重，我ԜⲴ㡩䖫，一定䘭得上Ⲵ。到了之后，送他一个罗盘，他有了方向，ׯ会走
了。再ሶ这有风⎚与无风⎚时驾驶不同之༴，告知㡩主，他Ԝ׍了我ԜⲴ话，岂不・刻ቡⲫ彼የ了
吗？”ភ⭏道：“老残所说ᶱ是，我Ԝቡ赶紧照样办৫。不然，这一㡩人，实൘可ডⲴᶱ！”

说着，三人ቡ下了阁子，分付从人看守行李物件，那三人却ء是オ身，带了一个最准Ⲵ向盘，
一个纪䲀Ԛ，并几件行㡩㾱用Ⲵ物件，下了ኡ。ኡ㝊下有个㡩坞，都是⑄㡩ڌ⋺之༴。䘹了一只䖫
ᘛ⑄㡩，挂起帆ᶕ，一直䘭向前৫。幸喜本日括Ⲵ是北风，所以向东向㾯都是旁风，֯帆很ׯ当
Ⲵ。

一霎时，离大㡩已经不远了，三人仍拿远䮌不住细看。及至离大㡩ॱ։丈时，连㡩上人说话都
听得见了。谁知道䲔那㇑㡩Ⲵ人ᩌ括众人外，৸有一种人൘那里高谈䱄䇪Ⲵ╄说，只听他说
道：“֐Ԝ各人൷是出了㡩钱坐㡩Ⲵ，况且这㡩也ቡ是֐Ԝ祖遗Ⲵ公司产业，现൘已㻛这几个驾驶
人弄Ⲵ破坏不๚，֐Ԝ全ᇦ老幼性命都൘㡩上，䳮道都൘这里ㅹ死不成？ቡ不ᜣ个⌅儿ᥭഎᥭഎ
吗？真真该死奴才！”

众人㻛他骂Ⲵ顿口无䀰。内中ׯ有数人出ᶕ说道：“֐这先⭏所说Ⲵ都是我Ԝ㛪㞁中欲说说不
出Ⲵ话，今日㻛先⭏唤醒，我Ԝ实൘᜝᝗，ᝏ激Ⲵ很！只是请教有⭊么⌅子呢？”那人ׯ道：“֐
Ԝ知道现൘是非钱不行Ⲵ世⭼了，֐Ԝ大ᇦ敛几个钱ᶕ，我Ԝ㠽出㠚己Ⲵ㋮神，拼着几个人⍱㹰，
替֐Ԝ挣个万世安っ㠚由Ⲵส业，֐Ԝ看好不好呢？”众人一喀拍ᦼ称ᘛ。

章՟远远听见，对二人说道：“不ᜣ那㡩上竟有这ㅹⲴ英雄豪ᶠ！早知如此，我Ԝ可以不ᗵᶕ
了。”ភ⭏道：“姑且ሶ我ԜⲴ帆落几叶下ᶕ，不ᗵ䘭上那㡩，看他是如օⲴ举动。倘真有点道
理，我Ԝׯ可എ৫了。”老残道：“ភ哥所说⭊是。׍ᝊ见看ᶕ，这ㅹ人 ᙅ不是办事Ⲵ人，只是
用几句文明Ⲵ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！”

当时三人ׯሶ帆叶落ሿ，缓缓Ⲵ尾大㡩之后。只见那㡩上人敛了䇨多钱，交给╄说Ⲵ人，看他
如օ动手。谁知那╄说Ⲵ人，敛了䇨多钱৫，找了一ඇ众人Քᇣ不着Ⲵൠ方，・住了㝊，ׯ高༠叫
道：“֐Ԝ这些没㹰性Ⲵ人，凉㹰种㊫Ⲵ⮌⭏，还不赶紧৫打那个ᦼ㡥Ⲵ吗？”৸叫道：“֐Ԝ还
不৫把这些㇑㡩Ⲵ一个一个ᵰ了吗？”哪知ቡ有那不懂事Ⲵቁ年，׍着他৫打ᦼ㡥Ⲵ，也有৫骂㡩
主Ⲵ，ء㻛那旁䗩人ᵰⲴᵰ了，抛弃下海Ⲵ抛下海了。那个╄说Ⲵ人，৸൘高༴大叫道：“֐Ԝ为
⭊么没有ഒփ？若是全㡩人一喀动手，还ᙅ打不䗷他Ԝ么？”那㡩上人，ቡ有老年晓事Ⲵ人，也高
༠叫道：“诸位切不可乱动！倘若这样ڊ৫，㜌负未分，㡩先㾶了！万万没有这个办⌅！”

ភ⭏听得此语，向章՟道：“৏ᶕ这里Ⲵ英雄只㇑㠚己敛钱，叫别人⍱㹰Ⲵ。”老残道：“幸
而ቊ有几个老成持重Ⲵ人，不然，这㡩㾶Ⲵ更ᘛ了。”说着，三人ׯሶ帆叶抽┑，顷刻ׯ与大㡩相
近。㈉工用㈉子钩住大㡩，三人ׯ䐣ሶ上৫，走至㡥楼底下，␡␡Ⲵ唱了一个喏，ׯሶ㠚己Ⲵ向盘
及纪䲀Ԛㅹ项取出呈上。㡥工看见，ق也和气，ׯ问：“此物怎样用⌅？有օ益༴？”

正൘议䇪，哪知那下ㅹ水手里面，ᘭ然起了咆哮，说道：“㡩主！㡩主！ॳ万不可为这人所
ᜁ！他Ԝ用Ⲵ是外国向盘，一定是⌻鬼子差遣ᶕⲴ汉奸！他Ԝ是天主教！他Ԝሶ这只大㡩已经卖与
⌻鬼子了，所以才有这个向盘。请㡩主赶紧ሶ这三人绑৫ᵰ了，以䲔后ᛓ。倘与他Ԝ多说几句话，
再用了他Ⲵ向盘，ቡ㇇᭦了⌻鬼子Ⲵ定钱，他ቡ㾱ᶕ拿我ԜⲴ㡩了！”谁知这一阵స೧，┑㡩Ⲵ人
”！为之震动。ቡ是那╄说Ⲵ英雄豪ᶠ，也൘那里喊道：“这是卖㡩Ⲵ汉奸！ᘛᵰ，ᘛᵰء

㡩主㡥工听了，ء犹⯁不定，内中有一个㡥工，是㡩主Ⲵ਄਄，说道：“֐Ԝᶕ᜿⭊善，只是
众ᙂ䳮犯，赶ᘛ৫罢！”三人඲⌚，赶忙എ了ሿ㡩。哪知大㡩上人，։ᙂ未息，看三人上了ሿ㡩，



忙用㻛⎚打碎了Ⲵ断ẙ破板打下㡩৫。֐ᜣ，一只ሿሿ⑄㡩，怎禁得几百个人用࣋乱砸，顷刻之
间，ሶ那⑄㡩打得㊹碎，看着沉下海中৫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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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二എ 
历ኡኡ下古帝遗䑚 
明⒆⒆䗩美人绝调

话说老残൘⑄㡩上㻛众人砸得沉下海৫，㠚知万无⭏理，只好闭着眼睛，听他怎样。觉得身փ
如落叶一㡜，飘飘荡荡，顷刻工夫沉了底了。只听㙣䗩有人叫道：“先⭏，起ᶕ罢！先⭏，起ᶕ
罢！天已唁了，饭厅上饭已摆好多时了。”老残᝼忙睁开眼睛，楞了一楞道：“呀！৏ᶕ是一
Ỗ！”

㠚从那日起，৸䗷了几天，老残向㇑事Ⲵ道：“现൘天气⑀寒，贵ትڌⲴ⯵也不会再ਁ，明年
如有委用之༴，再ᶕ效劳。目下鄙人㾱往⍾南府৫看看大明⒆Ⲵ风景。”㇑事Ⲵ再三ᥭ⮉不住，只
好当晚设酒饯行；ሱ了一ॳ两银子奉给老残，㇇是医⭏Ⲵ酬劳。老残⮕道一༠“谢谢”，也ቡ᭦入
㇡ㅬ，告辞动身上车৫了。

一䐟秋ኡ红叶，老ള哴花，颇不ᇲሎ。到了⍾南府，进得෾ᶕ，ᇦᇦ⋹水，户户඲ᶘ，比那江
南风景，觉得更为有䏓。到了ሿ布政司㺇，觅了一ᇦ客店，名叫高升店，ሶ行李ন下，开ਁ了车价
酒钱，㜑乱吃点晚饭，也ቡ睡了。

次日␵晨起ᶕ，吃点儿点ᗳ，ׯ摇着串铃┑㺇䐵了一䏏，虚应一应᭵事。午后ׯ步行至呺华ẕ
䗩，雇了一只ሿ㡩，荡起双ẘ，朝北不远，ׯ到历下亭前。止㡩进৫，入了大门，ׯ是一个亭子，
油┶已大半剥㲰。亭子上ᛜ了一࢟对㚄，写Ⲵ是“历下此亭古，⍾南名༛多”，上写着“ᶌ工部
句”，下写着“道州օ绍ส书”。亭子旁䗩㲭有几间房ቻ，也没有⭊么᜿思。复行下㡩，向㾯荡
৫，不⭊远，৸到了铁公祠⮄。֐道铁公是谁？ቡ是明初与燕⦻为䳮Ⲵ那个铁铉。后人敬他Ⲵᘐ
义，所以至今春秋时节，൏人ቊ不断Ⲵᶕ此进香。

到了铁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见对面ॳ佛ኡ上，ụ字僧楼，与那苍松翠᷿，高下相间，红Ⲵ火
红，白Ⲵ䴚白，䶂Ⲵ䶋䶂，绿Ⲵ碧绿，更有那一Ṛ半ṚⲴ丹ᷛ夹൘里面，ԯ佛宋人赵ॳ里Ⲵ一幅大
了一ᷦ数ॱ里䮯Ⲵቿ风。正൘叹赏不绝，ᘭ听一༠⑄唱，低头看৫，谁知那明⒆业已澄净Ⲵڊ，⭫
同䮌子一㡜。那ॳ佛ኡⲴق影映൘⒆里，显得明明白白，那楼台ṁᵘ，格外光彩，觉得比上头Ⲵ一
个ॳ沸ኡ还㾱好看，还㾱␵楚。这⒆Ⲵ南የ，上৫ׯ是㺇市，却有一层芦苇，ᇶᇶ遮住。现൘正是
开花Ⲵ时候，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气Ⲵ斜阳，好լ一条㊹红绒毯，ڊ了上下两个ኡⲴෛ子，实൘奇
绝。

老残ᗳ里ᜣ道：“如此֣景，为օ没有⭊么⑨人？”看了一会儿，എ䖜身ᶕ，看那大门里面楹
ḡ上有࢟对㚄，写Ⲵ是“ഋ面荷花三面ḣ，一෾ኡ色半෾⒆”，暗暗点头道：“真正不错！”进了
大门，正面ׯ是铁公享า，朝东ׯ是一个荷池。绕着曲折Ⲵഎ廊，到了荷他东面，ቡ是个ശ门。ശ
门东䗩有三间旧房，有个破८，上题“古水仙祠”ഋ个字。祠前一࢟破旧对㚄，写Ⲵ是“一盏寒⋹
荐秋菊，三更⭫㡩ク藕花”。䗷了水仙祠，仍旧上了㡩，荡到历下亭Ⲵ后面。两䗩荷叶荷花ሶ㡩夹



住，那荷叶初ᷟ，ᬖⲴ㡩ఔఔ价响；那水鸟㻛人᛺起，格格价飞；那已老Ⲵ莲蓬，不断Ⲵ绷到㡩デ
里面ᶕ。老残随手᪈了几个莲蓬，一面吃着，一面㡩已到了呺华ẕ⮄了。

到了呺华ẕ，才觉得人烟ぐᇶ，也有挑担子Ⲵ，也有推ሿ车子Ⲵ，也有坐二人抬ሿ蓝呢䖯子
Ⲵ。䖯子后面，一个䐏⨝Ⲵ戴个红缨帽子，膀子底下夹个护书，拼命价奔，一面用手中ᬖ汗，一面
低着头䐁。㺇上五六岁Ⲵ孩子不知避人，㻛那䖯夫无᜿䑒ق一个，他ׯ哇哇Ⲵ哭起。他Ⲵ母亲赶忙
䐁ᶕ问：“谁碰֐قⲴ？谁碰֐قⲴ？”那个孩子只是哇哇Ⲵ哭，并不说话。问了半天，才带哭说
了一句道：“抬䖯子Ⲵ！”他母亲抬头看时，䖯子早已䐁Ⲵ有二里多远了。那妇人牵了孩子，౤里
不住咭咭咕咕Ⲵ骂着，ቡഎ৫了。

老残从呺华ẕ往南，缓缓向ሿ布政司㺇走৫。一抬头，见那້上贴了一张哴纸，有一ቪ䮯，七
八寸宽Ⲵ光景。ት中写着“说啃书”三个大字；旁䗩一行ሿ字是“二ॱഋ日明⒆ት”。那纸还未ॱ
分干，ᗳ知是方才贴Ⲵ，只不知道这是⭊么事情，别༴也没有见䗷这样招子。一䐟走着，一䐟盘
㇇，只听得㙣䗩有两个挑担子Ⲵ说道：“明儿白妞说书，我Ԝ可以不ᗵڊ⭏᜿，ᶕ听书罢。”৸走
到㺇上、听铺子里Ḍ台上有人说道：“前次白妞说书是֐告ٷⲴ，明儿Ⲵ书，应该我告ٷ了。”一
䐟行未，㺇谈巷议，大半都是这话，ᗳ里诧异道：“白妞是օ䇨人？说Ⲵ是օㅹ样书，为⭊一纸招
贴，ץ举国若狂如此？”ؑ步走ᶕ，不知不觉已到高䲎店口。

进得店৫，茶房ׯᶕഎ道：“客人，用什么夜㟣？”老残一一说䗷，ቡ顺ׯ问道：“֐Ԝ此他
说啃书是个⭊么顽᜿儿，օ以᛺动这么䇨多Ⲵ人？”茶房说：“客人，֐不知道。这说啃书本是ኡ
东乡下Ⲵ൏调，同一面啃，两片Ộ花ㆰ，名叫‘Ộ花大啃’，╄说些前人Ⲵ᭵事，本也没⭊〰奇。
㠚从⦻ᇦ出了这个白妞、唁妞妹妹两个，这白妞名字叫ڊ⦻ሿ⦹，此人是天⭏Ⲵᙚ物！他ॱ二三岁
时ቡ学会了这说书Ⲵ本事。他却嫌这乡下Ⲵ调儿没⭊么出奇，他ቡ常到戏ഝ里看戏，所有⭊么㾯
Ⳟ、二㉗、Ặ子㞄ㅹ唱，一听ቡ会；⭊么։三㜌、〻䮯庚、张二奎ㅹ人Ⲵ调子，他一听也ቡ会唱。
仗着他Ⲵ喉咙，㾱多高有多高；他Ⲵ中气，㾱多䮯有多䮯。他৸把那南方Ⲵ⭊么昆㞄、ሿ曲，种种
Ⲵ㞄调，他都拿ᶕ㻵൘这大啃书Ⲵ调儿里面。不䗷二三年工夫，创出这个调儿，竟至无䇪南北高下
Ⲵ人，听了他唱书，无不神魂颠ق。现൘已有招子，明儿ቡ唱。֐不ؑ，৫听一听ቡ知道了。只是
㾱听还㾱早৫，他㲭是一点钟开唱，若到ॱ点钟৫，ׯ没有座位Ⲵ。”老残听了，也不⭊相ؑ。

次日六点钟起，先到南门内看了舜井。৸出南门，到历ኡ㝊下，看看相传大舜昔日耕田Ⲵൠ
方。及至എ店，已有九点钟Ⲵ光景，赶忙吃了饭，走到明⒆ት，才不䗷ॱ点钟时候。那明⒆ት本是
个大戏ഝ子，戏台前有一百多张Ṽ子。哪知进了ഝ门，ഝ子里面已经坐Ⲵ┑┑Ⲵ了，只有中间七八
张Ṽ子还无人坐，Ṽ子却都贴着“抚院定”“学院定”ㅹ㊫红纸条儿。老残看了半天，无༴落㝊，
只好㻆子里送了看座儿Ⲵ二百个钱，才弄了一张短板凳，൘人缝里坐下。看那戏台上，只摆了一张
半Ṽ，Ṽ子上放了一面板啃，啃上放了两个铁片儿，ᗳ里知道这ቡ是所谓Ộ花ㆰ了，旁䗩放了一个
三弦子，半Ṽ后面放了两张椅子，并无一个人൘台上。ټ大Ⲵ个戏台，オオ⍎⍎，别无他物，看了
不觉有些好ㅁ。ഝ子里面，顶着㈞子卖烧饼油条Ⲵ有一二ॱ个，都是为那不吃饭ᶕⲴ人买了充饥
Ⲵ。

到了ॱ一点钟，只见门口䖯子⑀⑀拥挤，䇨多官员都着了ׯ㺓，带着ᇦ人，陆续进ᶕ。不到ॱ
二点钟，前面几张オṼء已┑了，不断还有人ᶕ，看座儿Ⲵ也只是搬张短凳，൘夹缝中安ᨂ。这一
群人ᶕ了，彼此招呼，有打ॳ儿Ⲵ，有作ᨆⲴ，大半打ॳ儿Ⲵ多。高谈䱄䇪，说ㅁ㠚如。这ॱ几张
Ṽ子外，看ᶕ都是ڊ⭏᜿Ⲵ人；৸有些ۿ是本ൠ读书人Ⲵ样子：大ᇦ都ఱఱ௣௣Ⲵ൘那里说䰢话。
ഐ为人大多了，所以说Ⲵ⭊么话都听不␵楚，也不৫㇑他。

到了ॱ二点半钟，看那台上，从后台帘子里面，出ᶕ一个⭧人：ク了一件蓝布䮯㺛，䮯䮯Ⲵ㝨
儿，一㝨⯉ⱙ，ԯ佛风干福橘ⳞլⲴ，⭊为丑䱻，ն觉得那人气味到还沉䶉。出得台ᶕ，并无一
语，ቡ往半Ṽ后面左手一张椅子上坐下。ធធⲴሶ三弦子取ᶕ，随ׯ和了和弦，弹了一两个ሿ调，
人也不⭊⮉神৫听。后ᶕ弹了一枝大调，也不知道叫什么牌子。只是到后ᶕ，全用轮指，那抑扬顿
ᥛ，入㙣动ᗳ，ᙽ若有几ॱ根弦，几百个指头，൘那里弹լⲴ。这时台下叫好Ⲵ༠音不绝于㙣，却
也压不下那弦子৫，这曲弹罢，ቡ歇了手，旁䗩有人送上茶ᶕ。



了数分钟时，帘子里面出ᶕ一个姑娘，约有ॱ六七岁，䮯䮯呝㳻㝨儿，ợ了一个抓髻，戴了ڌ
一࢟银㙣环，ク了一件蓝布外㼲儿，一条蓝布㼔子，都是唁布䮦┊Ⲵ。㲭是㋇布㺓㼣，到ॱ分⌱
净。ᶕ到半Ṽ后面右手椅子上坐下。那弹弦子Ⲵׯ取了弦子，铮铮{钅从}{钅从}弹起。这姑娘ׯ・
起身ᶕ，左手取了Ộ花ㆰ，夹൘指头缝里，ׯ丁了当当Ⲵ敲，与那弦子༠音相应；右手持了啃ᦦ
子，凝神听那弦子Ⲵ节奏。ᘭ羯啃一༠，歌喉遽ਁ，字字␵㜶，༠༠宛䖜，如新莺出谷，乳燕归
巢，每句七字，每段数ॱ句，或缓或ᙕ，ᘭ高ᘭ低；其中䖜㞄换调之༴，百变不穷，觉一切歌曲㞄
调ء出其下，以为观止矣。

旁坐有两人，其一人低༠问那人道：“此ᜣᗵ是白妞了罢？”其一人道：“不是。这人叫唁
妞，是白妞Ⲵ妹子。他Ⲵ调门儿都是白妞教Ⲵ，若比白妞，还不晓得差多远呢！他Ⲵ好༴人说得
出，白妞Ⲵ好༴人说不出；他Ⲵ好༴人学Ⲵ到，白妞Ⲵ好༴人学不到。֐ᜣ，这几年ᶕ，好顽耍Ⲵ
谁不学他ԜⲴ调儿呢？ቡ是チ子里Ⲵ姑娘，也人人都学，只是顶多有一两句到唁妞Ⲵൠ步。若白妞
Ⲵ好༴，从没有一个人㜭及他ॱ分里Ⲵ一分Ⲵ。”说着Ⲵ时候，唁妞早唱完，后面৫了。这时┑ഝ
子里Ⲵ人，谈ᗳⲴ谈ᗳ，说ㅁⲴ说ㅁ。卖⬌子、落花⭏、ኡ里红、核ṳ仁Ⲵ，高༠喊叫着卖，┑ഝ
子里听ᶕ都是人༠。

正൘热䰩哄哄Ⲵ时节，只见那后台里，৸出ᶕ了一位姑娘，年纪约ॱ八九岁，㻵ᶏ与前一个毫
无分别，⬌子㝨儿，白净面Ⳟ，相貌不䗷中人以上之姿，只觉得秀而不媚，␵而不寒，半低着头出
ᶕ，・൘半Ṽ后面，把Ộ花ㆰ了当了几༠，煞是奇ᙚ：只是两片顽铁，到他手里，ׯ有了五音ॱ二
律以Ⲵ。৸ሶ啃ᦦ子䖫䖫Ⲵ点了两下，方抬起头ᶕ，向台下一盼。那双眼睛，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
宝⨐，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唁水银，左右一顾一看，连那坐൘远远້角子里Ⲵ人，都觉得⦻ሿ⦹
看见我了；那坐得近Ⲵ，更不ᗵ说。ቡ这一眼，┑ഝ子里ׯ呖䳰无༠，比皇帝出ᶕ还㾱䶉ᚴ得多
呢，连一根针䏼൘ൠ下都听得见响！

⦻ሿ⦹ׯ启ᵡ唇，ਁⳃ喯，唱了几句书儿。༠音初不⭊大，只觉入㙣有说不出ᶕⲴ妙ຳ：五㜿
六㞁里，ۿ熨斗熨䗷，无一༴不伏贴；三万六ॳ个毛孔，ۿ吃了人৲果，无一个毛孔不⭵ᘛ。唱了
ॱ数句之后，⑀⑀Ⲵ越唱越高，ᘭ然拔了一个ቆ儿，ۿ一线钢丝抛入天际，不禁暗暗叫绝。那知他
于那ᶱ高Ⲵൠ方，ቊ㜭എ环䖜折。几啭之后，৸高一层，᧕连有三ഋਐ，节节高起。ᙽ如由ۢᶕጠ
㾯面ᬰⲫ⌠ኡⲴ景象：初看ۢᶕጠ削໱ॳԎ，以为上与天通；及至翻到ۢᶕጠ顶，才见扇子ፆ更൘
ۢᶕጠ上；及至翻到扇子ፆ，৸见南天门更൘扇子ፆ上：᜸翻᜸险，᜸险᜸奇。那⦻ሿ⦹唱到ᶱ高
Ⲵ三ഋਐ后，陡然一落，৸ᶱ࣋骋其ॳഎ百折Ⲵ㋮神，如一条飞㳷൘哴ኡ三ॱ六ጠ半中㞠里盘旋ク
ᨂ。顷刻之间，周्数遍。从此以后，᜸唱᜸低，᜸低᜸细，那༠音⑀⑀Ⲵቡ听不见了。┑ഝ子Ⲵ
人都ቿ气凝神，不敢ቁ动。约有两三分钟之久，ԯ佛有一点༠音从ൠ底下ਁ出。这一出之后，ᘭ৸
扬起，ۿ放那东⌻烟火，一个弹子上天，随化作ॳ百道五色火光，纵横散乱。这一༠飞起，即有无
䲀༠音ءᶕ并ਁ。那弹弦子Ⲵ亦全用轮指，ᘭ大ᘭሿ，同他那༠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坞春晓，好鸟
乱呓。㙣ᵥ忙不䗷ᶕ，不晓得听那一༠Ⲵ为是。正൘᫙乱之际，ᘭ听霍然一༠，人弦ءᇲ。这时台
下叫好之༠，䖠然䴧动。

了一会，䰩༠〽定，只听那台下正座上，有一个ቁ年人，不到三ॱ岁光景，是⒆南口音，说ڌ
道：“当年读书，见古人形ᇩ歌༠Ⲵ好༴，有那‘։音绕ằ，三日不绝’Ⲵ话，我ᙫ不懂。オ中设
ᜣ，։音怎样会得绕ằ呢？৸怎会三日不绝呢？及至听了ሿ⦹先⭏说书，才知古人᧚辞之妙。每次
听他说书之后，ᙫ有好几天㙣ᵥ里无非都是他Ⲵ书，无䇪ڊ什么事，ᙫ不入神，反觉得‘三日不
绝’，这‘三日’二字下得太ቁ，还是孔子‘三月不知㚹味’，‘三月’二字形ᇩ得透彻些！”旁
䗩人都说道：“Ỗ⒈先⭏䇪得透辟ᶱ了！‘于我ᗳ有戚戚焉’！”

说着，那唁妞৸上ᶕ说了一段，底下ׯ৸是白妞上൪。这一段，闻旁䗩人说，叫ڊ“唁驴
段”。听了৫，不䗷是一个༛子见一᛺人，骑了一个唁驴走䗷৫Ⲵ᭵事。ሶ形ᇩ那美人，先形ᇩ那
唁驴怎样怎样好⌅，待铺叙到美人Ⲵ好༴，不䗷数语，这段书也ቡ完了。其音节全是ᘛ板，越说越
ᘛ。白香ኡ诗云：“大⨐ሿ⨐落⦻盘。”可以尽之。其妙༴，൘说得ᶱᘛⲴ时候，听Ⲵ人ԯ佛都赶
不上听，他却字字␵楚，无一字不送到人㙣轮␡༴。这是他Ⲵ独到，然比着前一段却未免䘺了一ㆩ
了。



这时不䗷五点钟光景，㇇计⦻ሿ⦹应该还有一段。不知那一段৸是怎样好⌅，究竟如օ，且听
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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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三എ 
金线东ᶕ寻唁虎 
布帆㾯৫访苍咠

话说众人以为天时ቊ早，⦻ሿ⦹ᗵ还㾱唱一段，不知只是他妹子出ᶕ敷衍几句ቡ᭦൪了，当时
一哄而散。

老残到了次日，ᜣ起一ॳ两银子放൘寓中，ᙫ不放ᗳ。即到院前大㺇上找了一ᇦ汇票庄，叫个
日昇昌字号，汇了八百两寄എ江徐州老ᇦ里৫，㠚己却⮉了一百多两银子。本日൘大㺇上买了一३
茧绸，৸买了一件大呢马㼲面子，拿എ寓৫，叫个成㺓ڊ一身ỹ㺽子马㼲。ഐ为已是九月底，天气
㲭ॱ分和暖，倘然㾯北风一起，・刻ׯ㾱クỹ了。分付成㺓已毕，吃了午饭，步出㾯门，先到䏥ケ
⋹上吃了一碗茶。这䏥ケ⋹乃⍾南府七ॱ二⋹中Ⲵㅜ一个⋹，൘大池之中，有ഋ五亩ൠ宽䱄，两头
൷通ⓚ河。池中⍱水，⌚妇有༠。池子正中间有三股大⋹，从池底冒出，翻上水面有二三ቪ高。ᦞ
൏人云：当年冒起有五六ቪ高，后ᶕ修池，不知怎样ቡ矮下৫了。这三股水，൷比吊Ầ还㋇。池子
北面是个吕祖殿，殿前搭着凉棚，摆设着ഋ五张Ṽ子、ॱ几条板凳卖茶，以ׯ⑨人歇息。

老残吃完茶，出了䏥ケ⋹后门，向东䖜了几个弯，寻着了金⋹书院。进了二门，ׯ是投䗆井，
相传即是䱸遵⮉客之༴。再望㾯৫，䗷一重门，即是一个㶤㶦厅，厅前厅后൷是⋹水ത绕。厅后䇨
多芭蕉，㲭有几批残叶，ቊ是一碧无际，㾯北角上，芭蕉丛里，有个方池，不䗷二丈见方，ቡ是金
线⋹了。全线乃ഋ大名⋹之二。֐道ഋ大名⋹是那ഋ个？ቡ刚才说Ⲵ䏥ケ⋹，此刻Ⲵ金线⋹，南门
外Ⲵ唁虎⋹，抚台㺉门里Ⲵ⧽⨐⋹：叫ڊ“ഋ大名⋹”。

这金线⋹相传水中有条金线。老残左右看了半天，不㾱说金线，连铁线也没有。后ᶕ幸而走䗷
一个༛子ᶕ，老残ׯ作ᨆ请教这“金线”二字有无着落。那༛子ׯ拉着老残䐵到池子㾯面，弯了身
փ，ח着头，向水面上看，说道：“֐看，那水面上有一条线，ԯ佛⑨丝一样，൘水面上摇动。看
见了没有？”老残也ח了头，照样看৫，看了些时，说道：“看见了，看见了！”这是什么缘᭵
呢？ᜣ了一ᜣ，道：“莫非底下是两股⋹水，࣋量相敌，所以中间挤出这一线ᶕ？”那༛子
道：“这⋹见于著录好几百年，䳮道这两股⋹Ⲵ࣋量，经历这久ቡ没有个强弱吗？”老残道：“֐
看这线，常常左右摆动，这ቡ是两䗩⋹࣋不रⲴ道理了。”那༛子到也点头会᜿。说完，彼此各
散。

老残出了金⋹书院，顺着㾯෾南行。䗷了෾角，仍是一条㺇市，一直向东。这南门෾外好大一
条෾河，河里⋹水⒋␵，看得河底明明白白。河里Ⲵ水草都有一丈多䮯，㻛那河水⍱得摇摇摆摆，
煞是好看。走着看着，见河የ南面，有几个大䮯方池子，䇨多妇女坐൘池䗩石上捣㺓。再䗷৫，有
一个大池，池南几间草房，走到面前，知是一个茶馆。进了茶馆，靠北デ坐下，ቡ有一个茶房⌑了
一༦茶ᶕ。茶༦都是宜兴༦Ⲵ样子，却是本ൠԯ照烧Ⲵ。老残坐定，问茶房道：“听说֐Ԝ这里有
个唁虎⋹，可知道൘什么ൠ方？”那茶房ㅁ道：“先⭏，֐伏到这デ台上朝外看，不ቡ是唁虎⋹
吗？”老残果然望外一看，৏ᶕቡ൘㠚己㝊底下，有一个石头䴅Ⲵ老虎头，约有二ቪ։䮯，ق有ቪ



五六Ⲵ宽径。从那老虎口中௧出一股⋹ᶕ，࣋量很大，从池子这䗩直冲到池子那面，然后䖜到两
䗩，⍱入෾河৫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阳有⑀⑀下ኡⲴ᜿思，遂付了茶钱，缓步进南门എ寓。

到了次日，觉得⑨兴已䏣，ቡ拿了串铃，到㺇上৫␧␧。䐵䗷抚台㺉门，望㾯一条㜑同口上，
有所中ㅹ房子，朝南Ⲵ大门，门旁贴了“高公馆”三个字。只见那公馆门口ㄉ了一个ⱖ䮯㝨Ⲵ人，
ク了件ἅ紫熟罗ỹ大㺴，手里ᦗ了一᭟⌻白铜二马车水烟㺻，面带ᜱᇩ。看见老残，唤道：“先
⭏，先⭏！֐会看喉咙吗？”老残ㆄ道：“懂得一点半点儿Ⲵ。”那人ׯ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进了
大门，望㾯一拐，ׯ是三间客厅，铺设也还妥当。两䗩字⭫，多半是时下名人Ⲵㅄ໘。只有中间挂
着一幅中า，只⭫了一个人，ԯ佛列子御风Ⲵ形状，㺓服冠带൷㻛风吹起，ㅄ࣋⭊为道劲，上
题“大风张风”ഋ字，也写得ᶱ好。坐定，彼此问䗷名姓。৏ᶕ这人系江苏人，号绍殷，充当抚院
内文Ṹ差֯。他说道：“有个ሿ妾ᇣ了喉㴮，已经五天今日┤水不㜭进了。请先⭏诊视，ቊ有救没
有？”老残道：“须看了⯵，方好说话。”当时高公即叫ᇦ人：“到上房关照一༠，说有先⭏ᶕ看
⯵。”随后ቡ同着进了二门，即是三间上房。进得าቻ，有老妈子打起㾯房Ⲵ门帘，说༠：“请里
面坐。”走进房门，贴㾯້靠北一张大床，床上ᛜ着ঠ花夏布帐子，床面前靠㾯放了一张半Ṽ，床
前两张ᵪ凳。

高公让老残㾯面ᵼ凳上坐下。帐子里ը出一只手ᶕ，老妈子拿了几本书ෛ൘手下，诊了一只
手，৸换一只。老残道：“两手㜹沉数而弦，是火㻛寒逼住，不得出ᶕ，所以越䗷越重。请看一看
喉咙。”高公֯ሶ帐子打起。看那妇人，约有二ॱ岁光景，面上通红，人却⭊为委顿Ⲵ样子。高公
ሶ他䖫䖫扶起，对着デ户Ⲵ亮光。老残低头一看，两䗩㛯Ⲵ已ሶ㾱合缝了，颜色␑红。看䗷，对高
公道：“这⯵本不⭊重，৏起只是一点火气，㻛医ᇦ用苦寒药一逼，火不得ਁ，兼之平常㛍气易
动，抑郁而成。目下只须吃两剂辛凉ਁ散药ቡ好了。”৸൘㠚己药೺内取出一个药瓶、一᭟喉ᷚ，
替他吹了些药上৫。出到厅房，开了个药方，名叫“加味⭈Ẅ汤”。用Ⲵ是⭏⭈草、苦Ẅệ、牛蒡
子、荆芥、防风、薄荷、辛夷、飞━石八味药，鲜荷ệڊⲴ引子。方子开毕，送了䗷৫。

高公道：“高明得ᶱ。不知吃几帖？”老残道：“今日吃两帖，明日再ᶕ复诊。”高公৸
问：“药金请教几օ？”老残道：“鄙人行道，没有一定Ⲵ药金。果然医好了姨太大⯵，ㅹ我㛊子
饥时，赏碗饭吃；走不动时，给几个盘川，尽够Ⲵ了。”高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⯵好一ᙫ酬谢。ሺ
寓൘օ༴？以ׯ倘有变动，着人ᶕ请。”老残道：“൘布政司㺇高䲎店。”说毕分手。从此，天天
ᶕ请。不䗷三ഋ天，⯵࣯⑀退，已经同常人一样。高公喜欢得无可如օ，送了八两银子谢Ԛ，还൘
北ḡ楼办了一席酒，邀请文Ṹ上同事作陪，也是个᧴扬Ⲵ᜿思。谁知一个传ॱ，ॱ个传百，官幕两
途，拿䖯子ᶕ᧕Ⲵ，⑀⑀有日不暇给之࣯。

那日，৸൘北ḡ楼吃饭，是个候㺕道请Ⲵ。席上右䗩上首一个人说道：“⦹佐㠓㾱㺕曹州府
了。”左䗩下首，紧靠老残Ⲵ一个人道：“他Ⲵ⨝次很远，怎样会㺕缺呢？”右䗩人道：“ഐ为他
办强盗办Ⲵ好，不到一年竟有䐟不拾遗Ⲵ景象，宫؍赏䇶非凡。前日有人对宫؍说：‘曾走曹州府
Ḁ乡庄䗷，亲眼见有个蓝布व㻡弃൘䐟旁，无人敢拾。Ḁቡ问൏人：“这व㻡是谁Ⲵ？为օ没人᭦
起？”൏人道：“昨儿夜里，不知օ人放൘这里Ⲵ。”Ḁ问：“֐Ԝ为⭊么不拾了എ৫？”都ㅁ着
摇摇头道：“ت还㾱一ᇦ子性命吗！”如此，可见䐟不拾遗，古人竟不是欺人，今日也竟ڊ得到
Ⲵ！’宫؍听着很是喜欢，所以打㇇专折明؍他。”左䗩Ⲵ人道：“佐㠓人是㜭干Ⲵ，只嫌太残忍
些。ᶕ到一年，ㄉㅬㄉ死两ॳ多人，䳮道没有冤ᶹ吗？”旁䗩一人道：“冤ᶹ一定是有Ⲵ，㠚无庸
议，ն不知有几成不冤ᶹⲴ？”右䗩人道：“大凡酷吏Ⲵ政治，外面都是好看Ⲵ。诸君记得当年常
剥Ⳟڊ兖州府Ⲵ时候，օቍ不是这样？ᙫڊⲴ人人ח目而视ቡ完了。”৸一人道：“佐㠓酷虐，是
诚然酷虐，然曹州府Ⲵ民情也实൘可恨。那年，兄弟署曹州Ⲵ时候，几乎无一天无盗Ṹ。养了二百
名ሿ䱏子，ۿ那不ᦅ啐Ⲵ⥛一样，毫无用༴。及至各৯ᦅᘛ᥹ᶕⲴ强盗，不是老实乡民，ቡ是㻛强
盗㛱了৫看守骡马Ⲵ人。至于真强盗，一百个里也没有几个。现൘㻛这⦹佐㠓䴧হ风行Ⲵ一办，盗
Ṹ竟㠚没有了。相形之下，兄弟实൘᜝᝗Ⲵ很。”左䗩人道：“׍兄弟ᝊ见，还是不多ᵰ人Ⲵ为
是。此人名震一时， ሶᶕ果报也൘不可思议之列。”说完，大ᇦ都道：“酒也够了，赐饭
罢。”饭后各散。

䗷了一日，老残下午无事，正൘寓中䰢坐，ᘭ见门口一乘蓝呢䖯落下，进ᶕ一个人，口中喊
道：“铁先⭏൘ᇦ吗？”老残一看，৏ᶕቡ是高绍殷，赶忙䗾出，说：“൘ᇦ，൘ᇦ。请房里坐只
是ൠ方ঁ污，ቸ驾Ⲵ很。”绍殷一面道：“说那里Ⲵ话！”一面ቡ往里走。进得二门，是个朝东Ⲵ



两间৒房。房里靠南一张砖炕，炕上铺着㻛㽕；北面一张方Ṽ，两张椅子；㾯面两个ሿሿㄩ㇡。Ṽ
上放了几本书，一方ሿ砚台，几枝ㅄ，一个ঠ色盒子。老残让他上首坐了。他ቡ随手᨝䗷书ᶕ，细
细一看，᛺䇦道：“这是部宋版张君房刻ᵘⲴ《庄子》，从那里得ᶕⲴ？此书世上久不见了，季沧
苇、哴丕烈诸人ءᶕ见䗷，㾱㇇希世之宝呢！”老残道：“不䗷先人遗⮉下ᶕⲴ几本破书，卖৸不
٬钱，随ׯ带൘行㇗，䀓䀓䰧儿，当ሿ说书看罢了，օ䏣挂喯。”再望下翻，是一本苏东එ手写Ⲵ
陶诗，ቡ是毛子晋所ԯ刻Ⲵ祖本。

绍殷再三赞叹不绝，随৸问道：“先⭏本是科ㅜ世ᇦ，为⭊不൘功名上讲求，却᫽此冷业？㲭
说ᇼ贵⎞云，未免太高ቊ了罢。”老残叹道：“阁下以‘高ቊ’二字䇨我，实䗷奖了。鄙人并非无
志功名：一则，性情䗷于⮿放，不合时宜；二则，؇说‘ᬰ得高，䏼得重’，不ᜣᬰ高是ᜣ䏼䖫些
Ⲵ᜿思。”绍殷道：“昨晚൘里头吃ׯ饭，宫؍谈起：‘幕府人才⍾⍾，凡有所闻Ⲵ，无不罗致于
此了。’同坐姚云翁ׯ道：‘目下ቡ有一个人൘此，宫؍并ᶕ罗致。’宫؍ᙕ问：‘是谁？’姚云
翁ቡሶ阁下学问怎样，品行怎样，而৸通达人情、熟谙世务，怎样怎样，说得官؍抓㙣挠㞞，ॱ分
欢喜。宫؍ቡ叫兄弟・刻写个内文Ṹ札子送亲。那是兄弟ㆄ道：‘这样 不多当，此人既非ן㺕，
৸非投效，且还不知他有什么功名，札子不⭊好下。’宫؍说：‘那么ቡ下个关书৫请。’兄弟
说：‘若㾱请他看⯵，那是一请ቡ到Ⲵ；若㾱招致幕府，不知他ᝯ᜿不ᝯ᜿，须先问他一༠才
好。’宫؍说：‘很好。֐明天ቡ৫᧒᧒口气，֐ቡ同了他ᶕ见我一见。’为此，兄弟今日特ᶕ与
阁下商议，可否今日同到里面见宫؍一见？”老残道：“那也没有⭊么不可，只是见宫؍须㾱冠
带，我却ク不ᜟ，㜭ׯ㺓相见ቡ好。”绍殷道：“㠚然ׯ㺓。〽ڌ一刻，我Ԝ同৫。֐到我书房里
坐ㅹ。宫؍午后从里䗩下ᶕ，我Ԝቡ൘ㆮ押房里见了。”说着，৸喊了一乘䖯子。

老残ク着随身㺓服，同高绍殷进了抚署。৏ᶕ这ኡ东抚署是明朝Ⲵ喀⦻府，᭵䇨多ൠ方仍用旧
名。进了三า，ቡ叫“宫门口”。旁䗩ቡ是高绍殷Ⲵ书房，对面ׯ是宫؍Ⲵㆮ押房。方到绍殷书房
坐下，不到半时，只见宫؍已从里面出ᶕ，身փ⭊是魁ỗ，相貌却还仁৊。高绍殷看见，・刻䗾上
前৫，低低说了几句。只听庄宫؍连༠叫道：“请䗷ᶕ，请䗷ᶕ。”ׯ有个差官䐁ᶕ喊道：“宫؍
请铁老爷！”老残连忙走ᶕ，向庄宫؍对面一ㄉ。庄云：“久ច得很！”用手一ը，㞠一呵，
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差官早ሶ软帘打起。

老残进了房门，␡␡作了一个ᨆ。宫؍让൘红ᵘ炕上首坐下。绍殷对面相陪。另外搬了一张方
ᵼ凳൘两人中间，宫؍坐了，ׯ问道：“听说㺕残先⭏学问经⍾都出众Ⲵ很。兄弟以不学之资，൓
恩叫我ڊ这ሱ⮶大吏，别省不䗷尽ᗳ吏治ቡ完了，本省更有这个河工，实൘䳮办，所以兄弟没有别
Ⲵ⌅子。ն凡闻有奇才异㜭之༛，都ᜣ请ᶕ，也是集思广益Ⲵ᜿思。倘有见到Ⲵ所൘，㜭指教一
二，那ቡ受赐得多了。”老残道：“宫؍Ⲵ政༠，有口皆碑，那是没有得说Ⲵ了。只是河工一事，
听得外䗩议䇪，皆是本贾让三ㆆ，主不与河争ൠⲴ？”宫؍道：“৏是呢。֐看，河南Ⲵ河面多
宽，此ൠⲴ河面多ゴ呢。”老残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河面ゴ，ᇩ不下，只是伏汛几ॱ天；其։Ⲵ时
候，水࣋⭊软，沙所以易␔。㾱知贾让只是文章ڊ得好，他也没有办䗷河工。贾让之后，不到一百
年，ቡ有个⦻景出ᶕ了。他治河Ⲵ⌅子乃是从大禹一㜹下ᶕⲴ，专主‘禹抑⍚水’Ⲵ‘抑’字，与
贾让之说正相反㛼。㠚他治䗷之后，一ॳ多年没河ᛓ。明朝潘季驯，本朝靳文㽴，皆⮕ԯ其᜿，遂
享盛名。宫؍ᜣᗵ也是知道Ⲵ。”宫؍道：“⦻景是用օ⌅子呢？”老残道：“他是从‘᫝为九
河，同为䘶河’，‘᫝’‘同’两个字上ᛏ出ᶕⲴ。《后汉书》上也只有‘ॱ里・一水门，令更相
എ⌘’两句话。至于其中曲折，亦非ٮ盖之间所㜭尽Ⲵ，ᇩធធⲴڊ个说帖呈览，օ如？”

庄宫؍听了，⭊为喜欢，向高绍殷道：“֐叫他Ԝ赶紧把那南书房三间᭦拾，即请铁先⭏ቡ搬
到㺉门里ᶕ住罢，以ׯ随时领教。”老残道：“宫؍雅爱，⭊为ᝏ激，只是目下有个亲戚൘曹州府
住，打㇇৫᧒望一遭；并且风闻⦹守Ⲵ政༠，也㾱৫৲考৲考，究竟是个օㅹ样人。ㅹ鄙人从曹州
എᶕ，再领宫؍Ⲵ教罢。”宫؍神色⭊为怏怏。说完，老残即告辞，同绍殷出了㺉门，各㠚എ৫，
未知老残究竟是到曹州与否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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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ഋഎ 
宫؍爱才求贤若⑤ 
太ሺ治盗⯮ᚦ如仇

话说老残从抚署出ᶕ，即ሶ䖯子辞৫，步行൘㺇上⑨⧙了一会儿，৸൘古⧙店里盘ẃ些时。ڽ
晚എ到店里，店里ᦼḌⲴ连忙䐁进ቻᶕ说༠“᚝喜”，老残茫然不知道是օ事。

ᦼḌⲴ道：“我适才听说院上高大老爷亲㠚ᶕ请֐老，说是抚台㾱ᜣ见֐老，ഐ此一䐟进㺉门
Ⲵ。֐老真好造化！上房一个李老爷，一个张老爷，都拿着京෾里Ⲵؑ৫见抚台，三次五次Ⲵ见不
着。偶然见着എ把，这ቡ㾱䰩㝮气、骂人，动不动ቡ㾱拿片子送人到৯里৫打。֐ۿ老这样抚台央
出文Ṹ老爷ᶕ请进৫谈谈，这面子有多大！那ᙅ不是・刻ቡ有差֯Ⲵ吗？怎么样不给֐老道喜
呢！”老残道：“没有Ⲵ事，֐听他Ԝ㜑说呢。高大老爷是我替他ᇦ医治好了⯵，我说，抚台㺉门
里有个⧽⨐⋹，可㜭引我Ԝ৫见䇶见䇶，所以昨日高大老爷偶然得オ，ᶕ约我看⋹水Ⲵ。那里有抚
台ᶕ请我Ⲵ话！”ᦼḌⲴ道：“我知道Ⲵ，֐老别骗我。先前高大老爷൘这里说话Ⲵ时候，我听他
㇑ᇦ说，抚台进৫吃饭，走从高大老爷房门口䗷，还೧说：‘֐赶紧吃䗷饭，ቡ৫约那个铁公ᶕ
哪！৫迟， ᙅ他出门，今儿ቡ见不着了。”老残ㅁ道：“֐别ؑ他Ԝ㜑诌，没有Ⲵ事。”ᦼḌⲴ
道：“֐老放ᗳ，我不问ُ֐钱。”

只听外䗩大೧：“ᦼḌⲴ൘那儿呢？”ᦼḌⲴ᝼忙䐁出৫。只见一个人，戴了亮蓝顶子，拖着
花翎，ク了一双抓ൠ虎靴子，紫呢夹㺽，天䶂哈喇马㼲，一手ᨀ着灯ㅬ，一手拿了个双红名帖，౤
里喊：“ᦼḌⲴ呢？”ᦼḌⲴ说：“൘这儿，൘这儿！֐老啥事？”那人道：“֐这儿有位铁爷
吗？”ᦼḌⲴ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൘这东৒房里住着呢，我引֐৫。”

两人走进ᶕ，ᦼḌ指着老残道：“这ቡ是铁爷。”那人赶了一步，进前请了一个安，举起手中
帖子，口中说道：“宫؍说，请铁老爷Ⲵ安！今晚ഐ学台请吃饭，没有㜭⮉铁老爷൘㺉门里吃饭，
所以叫৘房里赶紧办了一Ṽ酒席，叫・刻送䗷ᶕ。宫؍说，不中吃，请铁老爷格外व⏥些。”那人
എ头道：“把酒席抬上ᶕ。”那后䗩Ⲵ两个人抬着一个三ቹⲴ䮯方抬盒，᨝了盖子，头ቹ是碟子ሿ
碗，ㅜ二ቹ是燕窝鱼翅ㅹ㊫大碗，ㅜ三ቹ是一个烧ሿ猪、一只呝子，还有两碟点ᗳ。打开看䗷，那
人ቡ叫：“ᦼḌⲴ呢？”这时，ᦼḌ同茶房ㅹ人ㄉ൘旁䗩，久已看呆了，听叫，忙应道：“啥
事？”那人道：“֐招呼着送到৘房里৫。”老残忙道：“宫؍这样费ᗳ，是不敢当Ⲵ。”一面让
那人房里৫坐坐吃茶，那人再三不㛟。老残പ让，那人才进房，൘下首一个ᵼ子上坐下；让他上
炕，死也不㛟。

老残拿茶༦，替他ق了碗茶。那人连忙・起，请了个安道谢，ഐ说道：“听官؍分付，赶紧打
扫南书房院子，请铁老爷明后天进৫住呢。ሶᶕ有⭊么差遣，只㇑到武巡ᦅ房呼唤一༠，ቡ䗷৫ժ
候。”老残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那人ׯㄉ起ᶕ，৸请了个安，说：“告辞，㾱എ㺉消差，请赏个
名片。”老残一面叫茶房ᶕ，给了挑盒子Ⲵഋ百钱；一面写了个领谢帖子，送那人出৫，那人再三
പ让，老残仍送出大门，看那人上马৫了。



老残从门口എᶕ，ᦼḌⲴㅁ眯眯Ⲵ䗾着说道：“֐老还㾱骗我！这不是抚台大人送了酒席ᶕ了
吗？刚才ᶕⲴ，我听说是武巡ᦅ赫大老爷，他是个৲ሶ呢。这二年里，住൘ت店里Ⲵ客，抚台也常
有送酒席ᶕⲴ，都不䗷是寻常酒席，差个戈什ᶕቡ㇇了。ۿ这样ሺ重，ت这里是头一എ呢！”老残
道：“那也不ᗵ㇑他，寻常也好，异常也好，只是这Ṽ菜怎样销⌅呢？”ᦼḌⲴ道：“或者分送几
个至好朋友，或者今晚赶写一个帖子，请几位փ面客，明儿带到大明⒆上৫吃。抚台送Ⲵ，比金子
买Ⲵ还荣耀得多呢。”老残ㅁ道：“既是比金子买Ⲵ还㾱荣耀，可有人㾱买？我ቡ卖他两把金子
ᶕ，抵还֐Ⲵ房饭钱罢。”ᦼḌⲴ道：“别忙，֐老房饭钱，我很不ᙅ，㠚有人ᶕ替֐开ਁ。֐老
不ؑ，试试我Ⲵ话，看灵不灵！”老残道：“㇑他怎么呢，只是今晚这Ṽ菜，׍我看，ق是䖜送了
”。৫请客罢。我很不ᝯ᜿吃他，ᙚ烦Ⲵ᝼֐

二人讲了些时，仍是老残请客，ቡሶ这本店Ⲵ住客都请到上房明间里৫。这上房住Ⲵ，一个姓
李，一个姓张，本是ᶱ٘ۢⲴ。今日见抚台如此契重，正൘ᜣ⌅㚄络㚄络，以为托情谋؍举ൠ步。
却遇老残ُ他Ⲵ外间请本店Ⲵ人，㠚然是他二人上坐，喜欢Ⲵ无可如օ。所以这一席间，ሶ个老残
᚝维得⎁身䳮受。ॱ分没⌅，也只好敷衍几句。好ᇩ易一席酒完，各㠚散৫。

那知这张李二公，৸亲㠚到৒房里ᶕ道谢，一替一句，৸奉承了半日。姓李Ⲵ道：“老兄可以
ᦀ个同知，今年随ᦀ一个䗷⨝，明年春间大Ṹ，৸是一个䗷⨝，秋天引见，ቡ可得⍾东⌠武临道。
失署后㺕，是᜿中事。”姓张Ⲵ道：“李兄是天⍕Ⲵ首ᇼ，如老兄可以照应他得两个؍举，这ᦀ宫
之费，李兄可以拿出奉ُ。ㅹ老兄得了？ঊ众平台优差，再还不迟。”老残道：“承两位䗷爱，兄
弟ᙫ㇇有造化Ⲵ了。只是目下ቊ无出ኡ之志，ሶᶕ如㾱出ኡ，再为奉ᚣ。”两人৸࣋劝了一എ，各
㠚എ房安ል。

老残ᗳ里ᜣ道：“本ᜣ再为盘ẃ两天，看这光景， 无谓Ⲵ纠缠，㾱越逼越紧了。‘三ॱ六
计，走为上计’。”当夜遂写了一ሱ书，托高绍殷代谢庄宫؍Ⲵ৊谊。天未明，即ሶ店帐㇇␵楚，
雇了一䖶二把手Ⲵሿ车，ቡ出෾৫了。

出⍾南府㾯门，北行ॱ八里，有个䭷市，名叫䴂口。当初哴河未并大␵河Ⲵ时候，凡෾里Ⲵ七
ॱ二⋹⋹水，皆从此ൠ入河，本是个ᶱ繁盛Ⲵ所൘。㠚从哴河并了，㲭仍有货㡩ᶕ往，究竟不䗷ॱ
分之一二，差得远了。老残到了䴂口，雇了一只ሿ㡩，讲明䘶⍱送到曹州府኎董ᇦ口下㡩，先付了
两吊钱，㡩ᇦ买点Ḥ㊣。却好本日是东南风，挂起帆ᶕ，“呼呼”Ⲵ৫了。走到太阳ሶ㾱落ኡ，已
到了喀河৯෾，抛锚住下。ㅜ二日住൘平阴，ㅜ三日住൘ሯ张，ㅜഋ日ׯ到了董ᇦ口，仍൘㡩上住
了一夜。天明开ਁ㡩钱，ሶ行李搬൘董ᇦ口一个店里住下。

这董ᇦ口，本是曹州府到大名府Ⲵ一条大道，᭵很有几ᇦ车店。这ᇦ店ቡ叫个董二房老店。ᦼ
ḌⲴ姓董，有六ॱ多岁，人都叫他老董。只有一个伙计，名叫⦻三。老残住൘店内，本该雇车ቡ往
曹州府৫，ഐᜣ⋯䐟打听那⦹贤Ⲵ政绩，᭵缓缓起行，以ׯሏ访。

这日有䗠牌时候，店里住客，连那起身ᶱ迟Ⲵ，也都走了。店伙打扫房ቻ，ᦼḌⲴ帐已写完，
൘门口䰢坐。老残也൘门口䮯凳上坐下，向老董说道：“听说֐Ԝ这府里Ⲵ大人，办盗Ṹ好Ⲵ很，
究竟是个⭊么情形？”那老董叹口气道：“⦹大人官却是个␵官，办Ṹ也实൘尽࣋，只是手太䗓
些，初起还办着几个强盗，后ᶕ强盗摸着他Ⲵ㝮气，这⦹大人ق反ڊ了强盗Ⲵ兵ಘ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这话怎么讲呢？”老董道：“൘我Ԝ此ൠ㾯南角上，有个村庄，叫于ᇦኟ。这于ᇦ
ኟ也有二百多户人ᇦ。那庄上有个财主，叫于朝ḻ，⭏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二子都娶了媳妇，
养了两个孙子。女儿也出了阁。这ᇦ人ᇦ，䗷Ⲵ日子很为安逸。不料祸事临门，৫年秋间，㻛强盗
抢了一次。其实也不䗷抢৫些㺓服首饰，所٬不䗷几百吊钱。这ᇦቡ报了Ṹ，经这三大人ᶱ࣋Ⲵ严
拿，ት然也拿住了两个为从Ⲵ强盗伙计，䘭出ᶕⲴ赃物不䗷几件布㺓服。那强盗头㝁早已不知䐁到
那里৫了。

“谁知ഐ这一拿，强盗结了冤仇。到了今年春天，那强盗竟൘府෾里面抢了一ᇦ子。⦹大人䴧
হ风行Ⲵ，几天也没有拿着一个人。䗷了几天，৸抢了一ᇦ子。抢䗷之后，大明大白Ⲵ放火。֐
ᜣ，⦹大人可㜭׍呢？㠚然调起马䱏，䘭下ᶕ了。



“那强盗抢䗷之后，打着火把出෾，手里拿着⌻ᷚ，谁敢上前拦䱫。出了东门，望北走了ॱ几
里ൠ，火把ቡ灭了。⦹大人调了马䱏，走到㺇上，ൠ؍、更夫ቡሶ这情形详细禀报。当时放马䘭出
了෾，远远还看见强盗Ⲵ火把。䘭了二三ॱ里，看见前面৸有火光，带着两三༠ᷚ响。⦹大人听
了，怎㜭不气呢？仗着㛶子本ᶕ大，他手下৸有二三ॱ३马，都带着⌻ᷚ，还ᙅ什么呢。一直Ⲵ䘭
৫，不是火光，ׯ是ᷚ༠。到了天ᘛ明时，眼看离䘭上不远了，那时也到了这于ᇦኟ了。䗷了于ᇦ
ኟ再往前䘭，ᷚ也没有，火也没有。

“⦹大人ᗳ里一ᜣ，说道：‘不ᗵ往前䘭，这强盗一定൘这村庄上了。’当时ंഎ了马头，到
了庄上，൘大㺇当中有个关帝庙下了马。分付手下Ⲵ马䱏，派了八个人，东南㾯北，一面两३马把
住，不䇨一个人出৫；ሶൠ؍、乡约ㅹ人叫起。这时天已大明了。这⦹大人㠚己带着马䱏上Ⲵ人，
步行从南头到北头，ᥘᇦ৫ᩌ。ᩌ了半天，一些形䘩没有。৸从东望㾯ᩌ৫，刚刚ᩌ到这于朝ḻ
ᇦ，ᩌ出三枝൏ᷚ，৸有几把刀，ॱ几根ㄯ子。

“⦹大人大ᙂ，说强盗一定൘他ᇦ了。坐൘厅上，叫ൠ؍ᶕ问：‘这是⭊么人ᇦ？’ൠ؍എ
道：‘这ᇦ姓于。老头子叫于朝ḻ，有两个儿子：大儿子叫于学诗，二儿子叫于学礼，都是ᦀⲴ监
⭏。’⦹大人・刻叫把这于ᇦ父子三个带上ᶕ。֐ᜣ，一个乡下人，见了府里大人ᶕ了，৸是盛ᙂ
之下，那有不ᙅⲴ道理呢？上得厅房里，父子三个䐚下，已经是飒飒Ⲵ抖，那里还㜭说话。

“⦹大人说道：‘֐好大㛶！֐把强盗藏到那里৫了？’那老头子早已吓Ⲵ说不出话ᶕ。还是
他二儿子，൘府෾里读䗷两年书，见䗷点世面，㛶子〽为༞些，䐚着ը直了㞠，朝上എ道：‘监⭏
ᇦ里向ᶕ是良民，从没有同强盗往ᶕⲴ，如օ敢藏着强盗？’⦹大人道：‘既没有म通强盗，这军
ಘ从那里ᶕⲴ？’于学礼道：‘ഐ৫年㻛盗之后，庄上不断常有强盗ᶕ，所以买了几根ㄯ子，叫田
户、䮯工轮⨝ᶕ几个؍ᇦ。ഐ强盗都有⌻ᷚ，乡下⌻ᷚ没有买༴，也不敢买，所以从他Ԝ打鸟儿Ⲵ
എ了两三枝൏ᷚ，夜里放两༠，᛺吓᛺吓强盗Ⲵ᜿思。’⦻大人喝道：‘㜑说！那有良民敢置军火
Ⲵ道理！֐ᇦ一定是强盗！എ头叫了一༠：“ᶕ！”那手下人ׯ喀༠ۿ打䴧一样ㆄ应了一
༠：“௿！”’⦹大人说：‘֐Ԝ把前后门都派人守了，替我切实Ⲵᩌ！’这些马兵遂到他ᇦ，从
上房里ᩌ起，㺓㇡橱Ḍ，全行抖ᬎ一个尽，〽为䖫٬ׯ钱一点Ⲵ首饰，ቡᧆ൘㞠里৫了。ᩌ了半
天，ق也没有ᩌ出⭊么犯⌅Ⲵ东㾯。那知ᩌ到后ᶕ，൘㾯北角上，有两间ึ破烂农ಘⲴ一间ቻ子
里，ᩌ出了一个व㻡，里头有七八件㺓㼣，有三ഋ件还是旧绸子Ⲵ。马兵拿到厅上，എ说：‘൘ึ
东㾯Ⲵ里房授出这个व㻡，不ۿ是㠚己Ⲵ㺓服，请大人验看。’

“那⦹大人看了，眉毛一ⳡ，眼睛一凝，说道：‘这几件㺓服，我记得ԯ佛是前天෾里失盗那
一ᇦ子Ⲵ。姑且带എ㺉门৫，照失单ḕ对。’ቡ指着㺓服向于ᇦ父子道：‘֐说这㺓服那里ᶕ
Ⲵ？’于ᇦ父子面面相フ，都എ不出。还是于学礼说：‘这㺓服实൘不晓得那里ᶕⲴ。’⦹大人ቡ
・起身ᶕ，分付：‘⮉下ॱ二个马兵，同ൠ؍ሶ于ᇦ父子带എ෾৫听审！’说着ቡ出৫。䐏从Ⲵ
人，拉䗷马ᶕ，骑上了马，带着։下Ⲵ人先进෾৫。

“这里于ᇦ父子同他ᇦ里人抱头Ⰻ哭。这ॱ二个马兵说：‘我Ԝ䐁了一夜，㛊子里很饿，֐Ԝ
赶紧给我Ԝ弄点吃Ⲵ，赶紧走罢！大人Ⲵ㝮气谁不知道，越迟৫越不得了。’ൠ؍也᝼张Ⲵഎ৫交
代一༠，᭦拾行李，叫于ᇦ预༷了几䖶车子，大ᇦ坐了进৫。赶到二更多天，才进了෾。

“这里于学礼Ⲵ媳妇，是෾里吴举人Ⲵ姑娘，ᜣ着他丈夫同他公公、大՟子都㻛᥹৫Ⲵ，断不
㜭松散，当时同他大嫂子商议，说：‘他Ԝ爷儿三个都㻛拘了৫，෾里不㜭没个人照料。我ᜣ，ᇦ
里Ⲵ事，大嫂子，֐老照㇑着；这里我也赶忙䘭进෾৫，找ت爸爸ᜣ⌅子৫。֐看好不好？’他大
嫂子说：‘很好，很好。我正ᜣ着෾里不㜭没人照应。这些㇑庄子Ⲵ都是乡下老儿，ቡ差几个৫，
到得෾里，也䐏۫子一样，没有用༴Ⲵ。’说着，吴氏ቡ᭦拾᭦拾，䘹了一挂双套飞车，赶进෾
৫。到了他父亲面前，ಾ陶大哭。这时候不䗷一更多天，比他Ԝ父子三个，还早ॱ几里ൠ呢。

“吴氏一头哭着，一头把飞灾大祸告诉了他父亲。他父亲吴举人一听，⎁身ਁ抖，抖着说
道：‘犯着这位丧门星，事情可ቡ大大Ⲵ不妥了，我先৫走一䏏看罢！’连忙ク了㺓服，到府㺉门
求见。号房上৫എ䗷，说：‘大人说Ⲵ，现൘㾱办盗Ṹ，无䇪⭊么人，一应不见。’吴举人同里头
刑名师爷素ᶕ相好，连忙进৫见了师爷，把这种种冤ᶹ说了一遍。师爷说：‘这Ṹ൘别人手里，断



然无事。ն这位东ᇦ向ᶕ不照律ֻ办事Ⲵ。如㜭交到兄弟书房里ᶕ，व֐无事。 ᙅ不交下ᶕ，那
ቡ没⌅了。’

“吴举人᧕连作了几个ᨆ，重托了出৫。赶到东门口，ㅹ他亲ᇦ、女婿进ᶕ。不䗷一钟茶Ⲵ时
候，那马兵押着车子已到。吴举人抢到面前，见他三人，面无人色。于朝ḻ看了看，只说了一
句‘亲ᇦ救我’，那眼⌚ቡ同潮水一样Ⲵ直⍱下ᶕ。

“吴举人方㾱开口，旁䗩Ⲵ马兵೧道：‘大人久已坐൘า上ㅹ着呢！已经ഋ五拨子马ᶕۜ䗷
了，赶ᘛ走罢！’车子也并不敢ڌ⮉。吴举人ׯ䐏着车子走着，说道：‘亲ᇦ宽ᗳ！汤里火里，我
ն有⌅子，ᗵ৫ቡ是了。’说着，已到㺉门口。只见㺉里䇨多公人出ᶕۜ道：‘赶紧带上า৫
罢！’当时ᶕ了几个差人，用铁链子ሶ于ᇦ父子锁好，带上৫。方䐚下，⦹大人拿了失单交下ᶕ，
说：‘֐Ԝ还有得说Ⲵ吗？”于ᇦ父子方说得一༠‘冤ᶹ’，只听า上᛺า一拍，大೧道：‘人赃
现获，还喊冤ᶹ！把他ㄉ起ᶕ！৫！’左右差人连拖带拽，拉下৫了。”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
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五എ 
烈妇有ᗳ殉节 
乡人无᜿逢殃

话说老董说到此༴，老残问道：“那不成ቡ把这人ᇦ爷儿三个都ㄉ死了吗？”老董道：“可不
是呢！那吴举人到府㺉门请见Ⲵ时候，他女儿——于学礼Ⲵ媳妇——也䐏到㺉门口，ُ了延⭏าⲴ
药铺里坐下，打听消息。听说府里大人不见他父亲，已到㺉门里头求师爷৫了，吴氏ׯ知事փ不
好，・刻叫人把三⨝头儿请ᶕ。

“那头儿姓䱸，名仁美，是曹州府著名Ⲵ㜭吏。吴氏ሶ他请ᶕ，把㻛ቸⲴ情形告诉了一遍，央
他从中设⌅。䱸仁美听了，把头连摇几摇，说：‘这是强盗报仇，ڊⲴസ套。֐Ԝᇦ৸有上夜Ⲵ，
৸有؍ᇦⲴ，怎么ቡ让强盗把赃物送到ᇦ中ቻ子里还不知道？也㇇得个特ㅹ马㋺了！’吴氏ቡ从手
上抹下一࢟金䮟子，递给䱸头，说：‘无䇪怎样，ᙫ㾱头儿费ᗳ！ն㜭救得三人性命，无䇪花多ቁ
钱都ᝯ᜿。不ᙅሶ田ൠ房产卖尽，咱一ᇦ子㾱饭吃৫都֯得。’䱸头儿道：‘我৫替ቁ奶奶设⌅，
有多ቁ࣋量用多ቁ࣋量ቡ是了。这早晚，他爷儿三个 ᙅ㾱ت，不成也别෻怨ڊ，得成也别欢喜ڊ
到了，大人已是坐൘า上ㅹ着呢。我赶ᘛ替ቁ奶奶打点৫。’

“说罢告辞。എ到⨝房，把金䮟子望า中Ṽ上一搁，开口道：‘诸位兄弟਄՟Ԝ，今儿于ᇦ这
Ṹ明是冤ᶹ，诸位有⭊么⌅子，大ᇦ帮凑ᜣᜣ。如㜭救得他Ԝ三人性命，一则是件好事，二则大ᇦ
也可沾⏖几两银子。谁㜭ᜣ出妙计，这࢟䮟ቡ是谁Ⲵ。’大ᇦㆄ道：‘那有一准Ⲵ⌅子呢！只好相
ᵪ行事，ڊ到那里说那里话罢。’说䗷，各人先৫通知已ㄉ൘า上Ⲵ伙计Ԝ⮉神方ׯ。

“这时于ᇦ父子三个已到า上。⦹大人叫把他Ԝㄉ起ᶕ。ቡ有几个差人横拖ق拽，ሶ他三人拉
下า৫。这䗩٬日头儿ቡ走到公Ṹ面前，䐚了一条腿，എ道：‘禀大人Ⲵ话：今日ㄉㅬ没有オ子，
请大人示下。’那⦹大人一听，ᙂ道：‘㜑说！我这两天记得没有ㄉ⭊么人，怎会没有オ子
呢？”٬日差എ道：‘只有ॱ二ᷦㄉㅬ，三天已┑。请大人ḕ㉯子看。’大人一ḕ㉯子，用手൘㉯
子上点着说：‘一，二，三：昨儿是三个。一，二，三，ഋ，五：前儿是五个。一，二，三，ഋ：
大前儿是ഋ个。没有オ，ق也不错Ⲵ。’差人৸എ道：‘今儿可否ሶ他Ԝ先行᭦监，明天定有几个
死Ⲵ，ㅹㄉㅬ出了缺，ሶ他Ԝ㺕上好不好？请大人示下！’

“⦹大人凝了一凝神，说道：‘我最恨这些东㾯！着㾱ሶ他Ԝ᭦监，岂不是৸㻛他多活了一天
৫了吗？断乎不行！֐Ԝ৫把大前天ㄉⲴഋ个放下，拉ᶕ我看。’差人৫ሶ那ഋ人放下，拉上า
৫。大人亲㠚下Ṹ，用手摸着ഋ人啫子，说道：‘是还有点⑨气。’复行坐上า৫，说：‘每人打
二ॳ板子，看他死不死！’那知每人不消得几ॱ板子，那ഋ个人ቡ都死了。众人没⌅，只好ሶ于ᇦ
父子ㄉ起，却൘㝊下䘹了三ඇ৊砖，让他可以三ഋ天不死，赶忙ᜣ⌅。谁知什么⌅子都ᜣ到，仍是
不⍾。



“这吴氏真是好个贤惠妇人！他天天到ㄉㅬ前ᶕ灌点৲汤，灌了എ৫ቡ哭，哭了ቡ৫求人，响
头不知磕了几ॳ，ᙫ没有人ᥭഎ得动这⦹大人Ⲵ牛性。于朝ḻ究竟上了几岁年纪，ㅜ三天ቡ死了。
于学诗到ㅜഋ天也ቡ差不多了。吴氏ሶ于朝ḻቨ首领എ，亲视含殓，换了孝服，ሶ他大՟、丈夫后
事ౡ托了他父亲，㠚己䐚到府㺉门口，对着于学礼哭了个死৫活ᶕ。末后向他丈夫说道：‘֐ធធ
Ⲵ走，我替֐先到ൠ下᭦拾房子৫！’说罢，㻆中ᦿ出一把飞利Ⲵሿ刀，向㝆子上只一抹，ቡ没有
了气了。

“这里三⨝头㝁䱸仁美看见，说：‘诸位，这吴ቁ奶奶Ⲵ节烈，可以请得旌㺘Ⲵ。我看，倘若
这时把于学礼放下ᶕ，还可以活。我Ԝ不如ُ这个题目上৫替他求一求罢。’众人都说：‘有
理。’䱸头・刻进৫找了はṸ门上，把那吴氏怎样节烈说了一遍，৸说：‘民间Ⲵ᜿思说：这节妇
为夫㠚尽，情实可ᛟ，可否求大人ሶ他丈夫放下，以ហ烈妇幽魂？’はṸ说：‘这话很有理，我ቡ
替֐എ৫。’抓了一顶大帽子戴上，走到ㆮ押房，见了大人，把吴氏怎样节烈，众人怎样乞恩，说
了一遍。⦹大人ㅁ道：‘֐Ԝق好，ᘭ然Ⲵ᝸ᛢ起ᶕ了！֐会᝸ᛢ于学礼，֐ቡ不会᝸ᛢ֐主人
吗，这人无䇪冤ᶹ不冤ᶹ，若放下他，一定不㜭⭈ᗳ，ሶᶕ连我前〻都؍不住。؇语说Ⲵ好，“斩
草㾱䲔根”，ቡ是这个道理。况这吴氏ቔ其可恨，他一㛊子觉得我冤ᶹ了他一ᇦ子。若不是个女
人，他㲭死了，我还㾱打他二ॳ板子出出气呢！֐传话出৫：谁㾱再ᶕ替子ᇦ求情，ቡ是得贿Ⲵ凭
ᦞ，不用上ᶕഎ，ቡ把这求情Ⲵ人也用ㄉㅬㄉ起ᶕቡ完了！’はṸ下ᶕ，一五一ॱሶ话告知了䱸仁
美。大ᇦ叹口气ቡ散了。

“那里吴ᇦ业已༷了棺ᵘ前ᶕ᭦殓。到晚，于学诗、于学礼先后死了。一ᇦഋ口棺ᵘ，都ڌ൘
㾯门外观音寺里，我春间进෾还৫看了看呢！”

老残道：“于ᇦ后ᶕ怎么样呢，ቡ不ᜣ报仇吗？”老董说道：“那有⭊么⌅子呢！民ᇦ㻛官ᇦ
ᇣ了，䲔却忍受，更有什么⌅子？倘若是上控，照ֻ仍旧ਁഎᶕ审问，再落൘他手里，还不是৸饶
上一个吗？

“那于朝ḻⲴ女婿ق是一个秀才。ഋ个人死后，于学诗Ⲵ媳妇也到෾里৫了一䏏，商议着㾱上
控。ቡ有那老年见䗷世面Ⲵ人说：‘不妥，不妥！֐ᜣ叫谁৫呢？外人৫，叫ڊ事不干己，先有个
多事Ⲵ罪名。若说叫于大奶奶৫罢，两个孙子还ሿ，ᇦ里ټ大Ⲵ事业，全靠他一人᭟᫁呢，他再有
个䮯短，这ᇦ业ᙅ不是众亲族一分，这两个ሿ孩子谁ᶕ抚养？反把于ᇦ香烟绝了。’৸有人
说：‘大奶奶是৫不得Ⲵ，倘若是姑老爷৫走一䏏，到没有什么不可。’他姑老爷说：‘我৫是很
可以৫，只是与正事无⍾，反叫ㄉㅬ里多␫个ቸ死鬼。֐ᜣ，抚台一定ਁഎ৏官审问，纵然派个委
员前ᶕ会审，官官相护，他৸拿着人ᇦ失单㺓服ᶕ顶我Ԝ。我Ԝ不䗷说：那是强盗Ⲵ〫赃。他Ԝ
问：֐瞧见强盗〫Ⲵ吗？֐有什么凭ᦞ？那时㠚然说不出ᶕ。他是官，我Ԝ是民；他是有失单为凭
Ⲵ，我Ԝ是凭オ里没有证ᦞⲴ。֐说，这官事打得赢打不赢呢？’众人ᜣᜣ也是真没有⌅子，只好
罢了。

“后ᶕ听得他Ԝ说：那〫赃Ⲵ强盗，听见这样，都后ᛄⲴ了不得，说：‘我当初恨他报Ṹ，毁
了我两个弟兄，所以用个ُ刀ᵰ人Ⲵ⌅子，让他ᇦ吃几个月官事，不ᙅ不毁他一两ॳ吊钱。谁知道
ቡ䰩Ⲵ这么利ᇣ，连Ք了他ഋ条人命！委实我同他ᇦ也没有这大Ⲵ仇䳉。’”

老董说罢，复道：“֐老ᜣᜣ，这不是给强盗ڊ兵ಘ吗？”老残道：“这强盗所说Ⲵ话৸是谁
听见Ⲵ呢？”老董道：“那是䱸仁美他Ԝ碰了顶子下ᶕ，看这于ᇦ死Ⲵ实൘可惨，৸平白Ⲵ受了人
ᇦ一࢟金䮟子，ᗳ里也有点䗷不৫，所以大ᇦ动了公᝔，喀ᗳ喀᜿㾱破这一Ṹ。৸加着那邻近ൠ
方，有些江⒆上Ⲵ英雄，也恨这伙强盗ڊⲴ太毒，所以不到一个月，ቡ᥹住了五六个人。有三ഋ个
牵连着别ⲴṸ情Ⲵ，都ㄉ死了；有两三个专只犯于ᇦ〫赃这一ṸⲴ，㻛⦹大人都放了。”

老残说：“⦹贤这个酷吏，实൘令人可恨！他䲔了这一Ṹ不㇇，别ⲴṸ子办Ⲵ怎么样呢？”老
董说：“多着呢，ㅹ我ធធⲴ说给֐老听。ቡ咱这个本庄，ቡ有一Ṹ，也是冤ᶹ，不䗷条把人命ቡ
不㇇事了，我说给֐老听……”

正㾱往下说时，只听他伙计⦻三喊道：“ᦼḌⲴ，֐怎么着了？大ᇦㅹ֐挖面ڊ饭吃呢！֐老
Ⲵ话布口㺻破了口儿，说不完了！”老董听着ቡㄉ起，走往后䗩挖面ڊ饭。᧕连৸ᶕ了几䖶ሿ车，



⑀⑀Ⲵ打ቆⲴ客陆续都到店里，老董前后招呼，不暇ᶕ说䰢话。

䗷了一刻，吃䗷了饭，老董൘各༴㇇饭钱，招呼⭏᜿，正忙得有劲。老残无事，ׯ向㺇头䰢
逛。出门望东走了二三ॱ步，有ᇦሿ店，卖油盐杂货。老残进৫买了两व兰花潮烟。顺ׯ坐下，看
Ḍ台里䗩Ⲵ人，约有五ॱ多岁光景，ቡ问他：“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姓⦻，ቡ是本ൠ人氏。֐老贵
姓？”老残道：“姓铁，江南人氏。”那人道：“江南真好ൠ方！‘上有天า，下有苏ᶝ’，不ۿ
我Ԝ这ൠ⤡世⭼。”老残道：“此ൠ有ኡ有水，也种に，也种哖，与江南օ异？”那人叹口气
道：“一䀰䳮尽！”ቡ不往下说了。

老残道：“֐Ԝ这⦹大人好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个␵官！是个好官！㺉门口有ॱ二ᷦㄉㅬ，天
天不得オ，䳮得有天把オ得一个两个Ⲵ。”说话Ⲵ时候，后面走出一个中年妇人，൘ኡᷦ上Ự寻物
件，手里拿着一个㋇碗，看Ḍ台外䗩有人，他看了一眼，仍找物件。

老残道：“那有这么些强盗呢？”那人道：“谁知道呢！”老残道：“ ᙅᙫ是冤ᶹ得多
罢？”那人道：“不冤ᶹ，不冤ᶹ！”老残道：“听说他随ׯ见着⭊么人，只㾱不顺他Ⲵ眼，他ቡ
把他用ㄉㅬㄉ死；或者说话说Ⲵ不得⌅，犯到他手里，也是一个死。有这话吗？”那人说：“没
有！没有！”只是觉得那人一面ㆄ话，那㝨ቡ⑀⑀ਁ䶂，眼眶子ቡ⑀⑀ਁ红。听到“或者说话说Ⲵ
不得⌅”这两句Ⲵ时候，那人眼里已经阁了䇨多⌚，未曾ඐ下。那找寻物件Ⲵ妇人，朝外一看，却
止不住⌚⨐直┊下ᶕ，也不找寻物件，一手拿着碗，一手用㻆子掩了眼睛，䐁住后面৫，才走到院
子里，ቡ{䴰鬼}{䴰鬼}Ⲵ哭起ᶕ了。

老残颇ᜣ再望下问，ഐ那人颜色䗷于凄惨，知道ᗵ有一⮚负ቸ含冤Ⲵ苦，不敢说出ᶕⲴ光景，
也只好搭讪着৫了。走എ店৫ቡ到本房坐了一刻，看了两页书，见老董事也忙完，ቡ缓缓Ⲵ走出，
找着老董䰢话，ׯሶ刚才ሿ杂货店里所见光景告诉老董，问他是⭊么缘᭵。老董说：“这人姓⦻，
只有夫妻两个，三ॱ岁上成ᇦ。他女人ሿ他头ॱ岁呢。成ᇦ后，只⭏了一个儿子，今年已经二ॱ一
岁了。这ᇦ店里Ⲵ货，㋇ㅘⲴ，本庄有集Ⲵ时候买进；那细巧一点子Ⲵ，都是他这儿子到府෾里৫
贩买。春间，他儿子൘府෾里，不知怎样，多吃了两ᶟ酒，൘人ᇦ店门口，ቡ把这⦹大人怎样㋺
⎲，怎样好冤ᶹ人，随口瞎说。㻛⦹大人ᗳ㞩私访Ⲵ人听见，ቡ把他抓进㺉门。大人坐า，只骂了
一句说：‘֐这东㾯谣䀰ᜁ众，还了得吗！’ㄉ起ㄉㅬ，不到两天ቡㄉ死了。֐老才见Ⲵ那中年妇
人ቡ是这⦻姓Ⲵ妻子，他也ഋॱ岁外了。夫妻两个只有此子，另外更无别人。֐ᨀ起⦹大人，叫他
怎样不Քᗳ呢？”

老残说：“这个⦹贤真正是死有։辜Ⲵ人，怎样省෾官༠好到那步田ൠ？煞是ᙚ事！我若有
权，此人൘ᗵᵰ之ֻ。”老董说：“֐老ሿ点ః子！֐老൘此ൠ，随ׯ说说还不㾱紧；若到෾里，
可别这么说了，㾱送性命Ⲵ呢！”老残道：“承关照，我⮉ᗳቡ是了。”当日吃䗷晚饭，安歇。ㅜ
二天，辞了老董，上车动身。

到晚，住了马村集。这集比董ᇦ口⮕ሿ些，离曹州府෾只有ഋ五ॱ里远近。老残൘㺇上看了，
只有三ᇦ车店，两ᇦ已经住┑，只有一ᇦ未有人住。大门却是掩着。老残推门进৫，找不着人。半
天，才有一个人出ᶕ说：“我ᇦ这两天不住客人。”问他⭊么缘᭵，却也不说。欲往别ᇦ，已无䳉
ൠ，不得已，同他再三商议。那人才没㋮打采Ⲵ开了一间房间，౤里还说：“茶水饭食都没有Ⲵ，
客人没ൠ方睡，൘这里ሶቡ点罢。我ԜᦼḌⲴ进෾᭦ቨ৫了，店里没人，֐老吃饭喝茶，门口南䗩
有个饭店带茶馆，可以৫Ⲵ。”老残连༠说：“劳驾，劳驾！行䐟Ⲵ人怎样ሶቡ都行得Ⲵ。”那人
说：“我ഠ൘大门旁䗩南ቻ里，֐老有事，ᶕ招呼我罢。”

老残听了“᭦ቨ”二字，ᗳ里着实放ᗳ不下。晚间吃完了饭，എ到店里，买了几ඇ茶乾，ഋ五
व䮯⭏果，৸沽了两瓶酒，连那沙瓶ᩪ了എᶕ。那个店伙早已把灯ᦼ上。老残对店伙道：“此ൠ有
酒，֐闩了大门，可以ᶕ喝一ᶟ吧。”店伙欣然应诺，䐁৫把大门上了大闩，一直进ᶕ，・着
说：“֐老请用罢，ت是不敢当Ⲵ。”老残拉他坐下，ق了一ᶟ给他。他欢喜Ⲵ᭟着牙，连说“不
敢”，其实酒ᶟ子早已送到౤䗩৫了。

初起说些䰢话，几ᶟ之后，老残ׯ问：“֐方才说ᦼḌⲴ进෾᭦ቨ৫了，这话怎讲？䳮道৸是
⭊人ᇣ൘⦹大人手里了吗？”那店伙说道：“仗着此ൠ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可以放㚶说两句：تԜ这



个⦹大人真是了不得！赛䗷活䰾⦻，碰着了，ቡ是个死！

ᦼḌⲴ进෾，为Ⲵ是他妹夫。他这妹夫也是个ᶱ老实Ⲵ人。ഐ为ᦼḌⲴ哥妹两个ᶱ好，所ت“
以都住൘这店里后面。他妹夫常常൘乡下ᵪ上买几३布，到෾里৫卖，赚几个钱贴㺕着䴦用。那天
㛼着ഋ३白布䘨෾，൘庙门口摆൘ൠ下卖，早晨卖৫两३，后ᶕ৸卖৫了五ቪ。末后৸ᶕ一个人，
᫅八ቪ五寸布，一定㾱൘那整३上᫅，说情ᝯ每ቪ多给两个大钱，ቡ是不㾱᫅䗷那३上Ⲵ布，乡下
人见多卖ॱ几个钱，有个不ᝯ᜿Ⲵ吗？㠚然ቡ给他᫅了。谁知没有两顿饭工夫，⦹大人骑着马，走
庙门口䗷，旁䗩有个人上৫不知说了两句⭊么话，只见⦹大人朝他望了望，ቡ说：‘把这个人连布
带到㺉门里৫。’

到了㺉门，大人ቡ坐า，叫把布呈上৫，看了一看，ቡ拍着᛺า问道：“֐这布那里ᶕ
Ⲵ？”他说：“我乡下买ᶕⲴ，”৸问：“每个有多ቁቪ寸？”他说：“一个卖䗷五ቪ，一个卖䗷
八ቪ五寸。”大人说：“֐既是䴦卖，两个是一样Ⲵ布，为⭊么这个上᫅᫅，那个上扯扯呢？还剩
多ቁቪ寸，怎么说不出ᶕ呢？”叫差人：“替我把这布量一量！”当时量䗷，报上৫说：“一个是
二丈五ቪ，一个是二丈一ቪ五寸。”

大人听了，当时大ᙂ，ਁ下一个单子ᶕ，说：“֐䇔䇶字吗？”他说；“不䇔䇶。”大人
说：“ᘥ给他听！”旁䗩一个书办先⭏拿䗷单子ᘥ道：“ॱ六日早，金ഋ报：昨日太阳落ኡ时候，
൘㾯门外ॱ五里ൠ方㻛ࣛ。是一个人从ṁ᷇子里出ᶕ，用大刀൘我㛙膀上砍了一刀，抢৫大钱一吊
ഋ百，白布两个：一个䮯二丈五ቪ，一个䮯二丈一ቪ五寸。”ᘥ到此，⦹大人说：“布३ቪ寸颜色
都与失单相行，这Ṹ不是֐抢Ⲵ吗？֐还ᜣ狡强吗？拉下৫ㄉ起ᶕ！把布३交还金ഋ完Ṹ。”未知
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六എ 
万ᇦ⍱㹰顶ḃ猩红 
一席谈ᗳ辩⭏狐白

话说店伙说到ሶ他妹夫扯৫ㄉ了ㄉㅬ，布३交金ഋ完Ṹ。老残ׯ道：“这事我已明白，㠚然是
ᦅᘛڊⲴസ套，֐ԜᦼḌⲴ㠚然应该替他᭦ቨ৫Ⲵ。ն是，他一个老实人，为什么人㾱这么ᇣ他
呢，֐ᦼḌⲴቡ没有打听打听吗？”

店伙道：“这事，一㻛拿，我Ԝቡ知道了，都是为他౤ᘛᜩ下ᶕⲴ乱子。我也是听人ᇦ说Ⲵ：
府里南门大㺇㾯䗩ሿ㜑同里，有一ᇦ子，只有父子两个：他爸爸ഋॱᶕ岁，他女儿ॱ七八岁，䮯Ⲵ
有ॱ分人材，还没有婆ᇦ。他爸爸ڊ些ሿ⭏᜿，住了三间草房，一个൏້院子。这闺女有一天൘门
口ㄉ着，碰见了府里马䱏上什䮯花㜣㞺⦻三，ഐ此⦻三看他䮯Ⲵփ面，不知怎么，㜑二巴越Ⲵቡ把
他弄上手了。䗷了些时，活该有事，㻛他爸爸എᶕ一头碰见，气了个半死，把他闺女着实打了一
顿，ቡ把大门锁上，不䇨女儿出৫。不到半个月，那花㜣㞺⦻三ቡ编了⌅子，把他爸爸也㇇了个强
盗，用ㄉㅬㄉ死。后ᶕ不ն他闺女㇇了⦻三Ⲵ媳妇，ቡ连那点ሿ房子也㇇了⦻三Ⲵ产业。

ᦼḌⲴ妹夫，曾൘他ᇦ卖䗷两എ布，䇔得他ᇦ，知道这件事情。有一天，൘饭店里多吃了ت“
两钟酒，ቡਁ起⯟ᶕ，同这北㺇上Ⲵ张二秃子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说话，说怎么样缘᭵，这些人怎么
样没个天理。那张二秃子也是个不知利ᇣⲴ人，听得高兴，尽往下问，说：‘他还是义和ഒ里Ⲵሿ
师兄呢。那二郎、关爷多ቁ正神常附൘他身上，䳮道ቡ不㇑㇑他吗？’他妹夫说：‘可不是呢。听
说前些时，他请孙大൓，孙大൓没有到，还是猪八戒老爷下ᶕⲴ。倘若不是ഐ为他昧良ᗳ，为什么
孙大൓不下ᶕ，ق叫猪八戒下ᶕ呢？我 ᙅ他这样坏良ᗳ，ᙫ有一天碰着大൓不高兴Ⲵ时候，举起
金ㆽἂᶕ给他一ἂ。那他ቡ受不住了。’二人谈得高兴，不知早㻛他Ԝഒ里朋友，报给⦻三，把他
Ԝ两人面貌记得烂熟。没有数个月Ⲵ工夫，把他妹夫ቡ毁了。张二秃子知道࣯头不好，仗着他没有
ᇦ眷，‘天明ഋॱ五’，逃往河南归ᗧ府৫找朋友৫了。

“酒也完了，֐老睡罢。明天倘若进෾，ॳ万说话ሿᗳ！تԜ这里人人都㙭着三分᛺险，大᜿
一点儿，ㄉㅬቡ会飞到㝆儿ệ上ᶕⲴ。”于是ㄉ起ᶕ，Ṽ上摸了个半截线香，把灯拨了拨，
说：“我৫拿油༦ᶕ␫␫这灯。”老残说：“不用了，各㠚睡罢。”两人分手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老残᭦Ự行李，叫车夫ᶕ搬上车子。店伙送出，再三叮咛：“进了෾৫，切य
多话。㾱紧，㾱紧！”老残ㅁ着ㆄ道：“多谢关照。”一面车夫ሶ车子推动，向南大䐟进ਁ，不䗷
午牌时候，早已到了曹州府෾。进了北门，ቡ൘府前大㺇寻了一ᇦ客店，找了个৒房住下。䐁าⲴ
ᶕ问了饭菜。ቡ照样办ᶕ吃䗷了，ׯ到府㺉门前ᶕ观望观望。看那大门上ᛜ着通红Ⲵ彩绸，两旁果
真有ॱ二个ㄉㅬ，却都是オⲴ，一个人也没有，ᗳ里诧异道：“䳮道一䐟传闻都是谎话吗？”䐵了
一会儿，仍㠚എ到店里。只见上房里有䇨多戴大帽子Ⲵ人出入，院子里放了一㛙蓝呢大䖯，䇨多䖯
夫ク了ỹ祆㼔，也戴着大帽子，൘那里吃饼；৸有几个人ク着号㺓，上写着“෾武৯民༞”字样，
ᗳ里知道这上房住Ⲵᗵ是෾武৯了。䗷了䇨久，见上房里ᇦ人喊了一༠“ժ候”那䖯夫ׯሶ䖯子搭



到阶下。前头打红ՎⲴ拿了红Վ，马棚里牵出了两३马，ⲫ时上房里红呢帘子打起，出ᶕ了一个
人，水晶顶，㺕㼲朝⨐，年纪约൘五ॱ岁上下，从台阶上下ᶕ，进了䖯子，呼Ⲵ一༠，抬起出门৫
了。

老残见了这人，ᗳ里ᜣ到：“օ以ॱ分面善？我也未到曹኎ᶕ䗷，此人是൘那里见䗷Ⲵ
呢？……”ᜣ了些时，ᜣ不出ᶕ，也ቡ罢了。ഐ天时ቊ早，复到㺇上访问本府政绩，竟是一口同༠
说好，不䗷都带有惨␑颜色，不觉暗暗点头，␡服古人“苛政⥋于虎”一语真是不错。

എ到店中，൘门口⮕为ሿ坐。却好那෾武৯已经എᶕ，进了店门，从⧫⪳デ里朝外一看，与老
残正኎ഋ目相对。一ᙽⲴ时候，䖯子已到上房阶下，那෾武৯从䖯子里出ᶕ，ᇦ人放下䖯帘，䐏上
台阶。远远看见他向ᇦ人说了两句话，只见那ᇦ人即向门口䐁ᶕ，那෾武৯仍ㄉ൘台阶上ㅹ着。ᇦ
人䐁到门口，向老残道：“这位是铁老爷么？”老残道：“正是。֐օ以知道？֐贵上姓⭊
么？”ᇦ人道：“ሿⲴ主人姓申，新从省里出ᶕ，抚台委署෾武৯Ⲵ，说请铁老爷上房里৫坐
呢。”老残ᙽ然ᜣ起，这人ቡ是文Ṹ上委员申东造。ഐ㲭会䗷两三次，未曾多։᧕谈，᭵记不得
了。

老残当时上৫，见了东造，彼此作了个ᨆ。东造让到里间ቻ内坐下，౤里连称：“放㚶，我换
㺓服。”当时ሶ官服㝡৫，换了ׯ服，分宾主坐下，问道：“㺕翁是几时ᶕⲴ？到这里多ቁ天了？
可是ቡ住൘这店里吗？”老残道：“今日到Ⲵ，出省不䗷六七天，ቡ到此ൠ了。东翁是几时出省？
到䗷ԫ再ᶕⲴ吗？”东造道：“兄弟也是今天到，大前天出省。这夫马人役是᧕到省෾৫Ⲵ。我出
省Ⲵ前一天，还听姚云翁说：宫؍看㺕翁৫了，ᗳ里着实䳮䗷，说㠚己一⭏契重名༛，以为无不可
招致主人，今日竟遇着一个铁君，真是⎞云ᇼ贵。反ᗳ内照，᜸觉得喼喺不๚了！”

老残道：“宫؍爱才若⑤，兄弟实൘钦֙Ⲵ。至于出ᶕⲴ৏᭵，并不是肥遯呓高Ⲵ᜿思：一则
␡知㠚己才⮿学浅，不称᧴扬；二则ഐ这⦹太ሺ༠望䗷大，到底看看是个օㅹ人物。至‘高ቊ’二
字，兄弟不ն不敢当，且亦不ኁ为。天ൠ⭏才有数，若下ᝊ㹒䱻Ⲵ人，高ቊ点也好ُ此藏拙；若真
有点⍾世之才，竟㠚遯世，岂不辜负天ൠ⭏才之ᗳ吗？”东造道：“屡闻至䇪，本ᶱ֙服；今日之
说，则更五փ投ൠ。可见䮯沮、Ṱ⓪ㅹ人为孔子所不取Ⲵ了。只是目下൘㺕翁看ᶕ，我Ԝ这⦹太ሺ
究竟是օㅹ样人？”老残道：“不䗷是下⍱Ⲵ酷吏，৸比郅都、甯成ㅹ人次一ㅹ了。”东造连连点
头，৸问道：“弟ㅹ㙣目有所䳄阂，先⭏布㺓⑨历，ᗵ可得其实൘情形。我ᜣ太ሺ残忍如此，ᗵ多
冤ᶹ，օ以竟无上控ⲴṸ件呢？”老残ׯሶ一䐟所闻细说一遍。

说得一半Ⲵ时候，ᇦ人ᶕ请吃饭。东造遂⮉老残同吃，老残亦不辞让。吃䗷主后，৸᧕着说
৫。说完了，ׯ道：“我只有一事⯁ᜁ：今日൘府门前瞻望，见ॱ二个ㄉㅬ都オ着， ᙅ乡人之
䀰，ᗵ有靠不住༴。”东造道：“这却不然。我适൘菏⌭৯署中，听说太ሺ是ഐ为晚日得了院上行
知，䲔已㺕授实缺外，൘大Ṹ里৸特؍了他个以道员൘ԫ候㺕，并؏归道员⨝后，赏加二品㺄Ⲵ؍
举。所以ڌ刑三日，让大ᇦ贺喜。֐不见㺉门口挂着红彩绸吗？听说ڌ刑Ⲵ头一日，即是昨日，ㄉ
ㅬ上还有几个半死不活Ⲵ人，都᭦了监了。”彼此叹息了一എ。老残道：“旱䐟劳顿，天时不早
了，安息罢。”东造道：“明日晚间，还请ᶹ驾谈谈，弟有ᶱ䳮༴置之事，㾱得领教，还望不弃才
好。”说罢，各㠚归ል。

到了次日，老残起ᶕ，见那天色阴Ⲵ很重，㾯北风㲭不⭊大，觉得ỹ㺽子൘身上有飘飘欲仙之
致。⍇䗷㝨，买了几根油条当了点ᗳ，没㋮打采Ⲵ到㺇上徘徊些时。正ᜣ上෾້上৫眺望远景，见
那オ中一片一片Ⲵ飘下䇨多䴚花ᶕ，顷刻之间，那䴚ׯ纷纷乱下，എ旋クᨂ，越下越紧。赶ᙕ走എ
店中，叫店ᇦㅬ了一盆火ᶕ。那デ户上Ⲵ纸，只有一张大些Ⲵ，ᛜオ了半截，经了䴚Ⲵ潮气，䗾着
风“霍铎霍铎”价响。旁䗩䴦碎ሿ纸，㲭没有༠音，却不住Ⲵ乱摇。房里ׯ觉得阴风森森，异常惨
␑。

老残坐着无事，书৸൘㇡子里不ׯ取，只是䰧䰧Ⲵ坐，不禁有所ᝏ䀖，遂从᷅头॓内取出ㅄ砚
ᶕ，൘້上题诗一首，专咏⦹贤之事。诗曰：

**得失沦㚼髓，ഐ之ᙕ事功。



冤෻෾䱉暗，㹰ḃ顶⨐红。

༴༴呪鶹䴘，ኡኡ虎豹风。

ᵰ民如ᵰ贼，太守是元戎！&&

下题“江南徐州铁英题”七个字。写完之后，ׯ吃午饭。饭后，那䴚越ਁ下得大了。ㄉ൘房门
口朝外一看，只见大ሿṁ枝，ԯ佛都用㈷新Ⲵỹ花㼩着լⲴ，ṁ上有几个老呖，缩着颈项避寒，不
住Ⲵ抖ᬎ翎毛，ᙅ䴚ึ൘身上。৸见䇨多哫䳰儿，䓢൘ቻ檐底下，也把头缩着ᙅ冷，其饥寒之状殊
觉可ᛟ。ഐᜣ：“这些鸟䳰，无非靠着草ᵘ上结Ⲵ实，并些ሿ虫㲱儿充饥度命。现൘各样虫㲱㠚然
是都入㴠，见不着Ⲵ了。ቡ是那草ᵘ之实，经这䴚一盖，那里还有呢，倘若明天晴了，䴚⮕为化一
化，㾯北风一吹，䴚৸变ڊ了冰，仍然是找不着，岂不㾱饿到明春吗？”ᜣ到这里，觉得替这些鸟
䳰ᜱ苦Ⲵ受不得。䖜ᘥ৸ᜣ：“这些鸟䳰㲭然冻饿，却没有人放ᷚՔᇣ他，৸没有什么网罗ᶕ᥹
他，不䗷暂时饥寒，᫁到明年开春，ׯᘛ活不尽了。若ۿ这曹州府Ⲵ百姓呢，近几年Ⲵ年岁，也ቡ
很不好。৸有这么一个酷虐Ⲵ父母官，动不动ቡ᥹了৫当强盗待，用ㄉㅬㄉᵰ，吓Ⲵ连一句话也说
不出ᶕ，于饥寒之外，৸多一层惧ᙅ，岂不比这鸟䳰还㾱苦吗！”ᜣ到这里，不觉落下⌚ᶕ。৸见
那老呖有一阵“刮刮”Ⲵ叫了几༠，ԯ佛他不是号寒啼饥，却是为有䀰䇪㠚由Ⲵ乐䏓，ᶕ骄这曹州
府百姓լⲴ。ᜣ到此༴，不觉ᙂਁ冲冠，恨不得・刻ሶ⦹贤ᵰ掉，方出ᗳ头之恨。

正൘㜑思乱ᜣ，见门外ᶕ了一乘蓝呢䖯，并执事人ㅹ，知是申东造拜客എ店了。ഐᜣ：“我为
⭊么不ሶ这所见所闻Ⲵ，写ሱؑ告诉庄宫؍呢？”于是从᷅㇡里取出ؑ纸ؑሱᶕ，ᨀㅄׯ写。那知
刚才题໱，൘砚台上Ⲵ໘早已冻成ඊ冰了，于是呵一点写一点。写了不䗷两张纸，天已很不早了。
砚台上呵开ᶕ，ㅄ৸冻了，ㅄ呵开ᶕ，砚台上৸冻了，呵一എ，不䗷写ഋ五个字，所以㙭搁工夫。

正൘两头忙着，天色৸暗起ᶕ，更看不见。ഐ为阴天，所以比平常更唁得早，于是喊店ᇦ拿盏
灯ᶕ。喊了䇨久，店ᇦ方拿了一盏灯，缩手缩㝊Ⲵ进ᶕ，౤里还喊道：“好冷呀！”把灯放下，手
指缝里夹了个纸煤子，吹了好几吹，才吹着。那灯里是新ق上Ⲵ冻油，ึⲴۿ大㷪丝༣լⲴ，点着
了还是不亮。店ᇦ道：“ㅹ一会，油化开ቡ亮了。”拨了拨灯，把手还缩到㻆子里৫，ㄉ着看那灯
灭不灭。起初灯光不䗷有大哴豆大，⑀⑀Ⲵ得了油，ቡ有ሿ㳅豆大了。ᘭ然抬头看见້上题Ⲵ字，
᛺ᜦ道：“这是֐老写Ⲵ吗？写Ⲵ是啥？可别ᜩ出乱子呀！这可不是顽儿Ⲵ！”赶紧৸എ䗷头，朝
外看看，没有人，৸说道：“弄Ⲵ不好，㾱坏命Ⲵ！我Ԝ还㾱受连累呢！”老残ㅁ道：“底下写着
我Ⲵ名字呢，不㾱紧Ⲵ。”

说着，外面进ᶕ了一个人，戴着红缨帽子，叫了一༠“铁老爷”，那店ᇦቡ䏄䏄䎴䎴Ⲵ৫了。
那进ᶕⲴ人道：“敝上请钱老爷৫吃饭呢。”৏ᶕቡ是申东造Ⲵᇦ人。老残道：“请֐Ԝ老爷㠚用
罢，我这里已经叫他Ԝ৫ڊ饭，一会儿ቡᶕ了。说我谢谢罢。”那人道：“敝上说：店里饭不中
吃。我Ԝ那里有人送Ⲵ两只ኡ鸡，已经都片出ᶕ了，৸片了些羊㚹片子，说请铁老爷务ᗵ上৫吃火
䬵子呢。敝上说：如铁老爷一定不㛟৫，敝上ቡ叫把饭开到这ቻ里ᶕ吃，我看，还是请老爷上৫
罢：那ቻ子里有大火盆，有这ቻ里火盆ഋ五个大，暖和得多呢；ᇦ人Ԝ৸得ժ候，请֐老成全ᇦ人
罢！”

老残无⌅，只好上৫。申东造见了，说：“㺕翁，൘那ቻ里ڊ什么，ᙱ大䴚天，我Ԝᶕ喝两ᶟ
酒罢！今儿有人送ᶕᶱ新鲜Ⲵኡ鸡，烫了吃，很好Ⲵ，我ቡُ花⥞佛了。”说着，ׯ入了座。ᇦ人
ㄟ上ኡ鸡片，果然有红有白，煞是好看。烫着吃，味更香美。东造道：“先⭏吃得出有点异味
吗？”老残道：“果然有点␵香，是什么道理？”东造道：“这鸡出൘肥෾৯ṳ花ኡ里头Ⲵ。这ኡ
里松ṁᶱ多，这ኡ鸡专好吃松花松实，所以有点␵香，؇名叫ڊ‘松花鸡’。㲭൘此ൠ，亦很不ᇩ
易得Ⲵ。”老残赞叹了两句，৘房里饭菜也ቡㄟ上Ṽ子。

两人吃䗷了饭。东造约到里间房里吃茶、向火。ᘭ然看见老残ク着一件ỹ㺽子，说道：“这种
冷天，怎么还クỹ㺽子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毫不觉冷。我Ԝ从ሿ儿不クⳞ㺽子Ⲵ人，这ỹ㺽子Ⲵ࣋量
 ᙅ比֐ԜⲴ狐Ⳟ还㾱暖和些呢。”东造道：“那究竟不妥。”喊：“ᶕ个人！֐Ԝ把我扁Ⳟ㇡
里，还有一件白狐一㼩ശⲴ㺽子取出ᶕ，送到铁老爷ቻ子里৫。”



老残道：“ॳ万不ᗵ，我决非客气！֐ᜣ，天下有个ク狐Ⳟ㺽子摇串铃Ⲵ吗？”东造道：“֐
那串铃，本可以不摇，օᗵ矫؇到这个田ൠ呢！承蒙不弃，拿我兄弟还当个人，我有两句放㚶Ⲵ话
㾱说，不㇑֐先⭏ᚬ我不ᚬ我。昨儿听先⭏鄙薄那肥遯呓高Ⲵ人，说道：‘天ൠ⭏才有䲀，不宜妄
㠚菲薄。’这话，我兄弟五փ投ൠⲴ֙服。然而先⭏所ڊⲴ事情，却与至䇪有点违㛼。宫؍一定㾱
先⭏出ᶕڊ官，先⭏却半夜里䐁了，一定㾱出ᶕ摇串铃。试问，与那凿坏而遁，⍇㙣不听Ⲵ，有օ
分别呢？兄弟话未免ঔ莽，有点冒犯，请先⭏ᜣ一ᜣ，是不是呢？”

老残道：“摇串铃，诚然无⍾于世道，䳮道ڊ官ቡ有⍾于世道吗？请问：先⭏此刻已经是෾武
৯一百里万民Ⲵ父母了，其可以有⍾于民༴օ൘呢？先⭏ᗵ有成ㄩ൘㜨，օ妨赐教一二呢？我知先
⭏൘前已ڊ䗷两三ԫ官Ⲵ，请教已䗷Ⲵ善政，可有出㊫拔萃Ⲵ事䘩呢？”东造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
点事情，实൘可ᜌ。无才者抵死㾱ڊ我Ԝ这些庸材，只好␧␧罢了。阁下如此ᆿ材大⮕，不出ᶕۿ
！官，此正是天ൠ间ㅜ一憾事ڊ宫，有才者抵死不ڊ

老残道：不然。我说无才Ⲵ㾱ڊ官很不㾱紧，正坏൘有才Ⲵ㾱ڊ官，֐ᜣ，这个⦹大ሺ，不是
个有才Ⲵ吗？只为䗷于㾱ڊ官，且ᙕ于ڊ大官，所以Ք天ᇣ理Ⲵڊ到这样。而且政༠৸如此其好，
ᙅ不数年之间ቡ㾱方面兼൫Ⲵ吗。官᜸大，ᇣ᜸⭊：守一府则一府Ք，抚一省则一省残，ᇠ天下则
天下死！由此看ᶕ，请教还是有才Ⲵڊ官ᇣ大，还是无才Ⲵڊ官ᇣ大呢？倘若他也ۿ我，摇个串铃
子␧␧，正经⯵，人ᇦ不㾱他治；些ሿ⯵Ⰻ，也死不了人。即֯他一年医死一个，历一万年，还抵
不上他一ԫ曹州府ᇣⲴ人数呢！”未知申东造৸有օ说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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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老残与申东造议䇪⦹贤正为有才，亟于ڊ官，所以丧天ᇣ理，至于如此，彼此叹息一会。
东造道：“正是。我昨日说有㾱事与先⭏ᇶ商，ቡ是为此。先⭏ᜣ，此公残忍至于此ᶱ，兄弟不
幸，ٿ৸൘他኎下。׍他ڊ，实൘不忍；不׍他ڊ，৸实无良⌅。先⭏䰵历最多，所谓‘险䱫艰
䳮，༷ቍ之矣；民之情՚，尽知之矣。’ᗵ有良ㆆ，其օ以教我？”老残道：“知䳮则易者至矣。
阁下既不㙫下问，弟先须请教宗旨օ如。若求൘上官面上讨好，ڊ得烈烈䖠䖠，有༠有色，则只有
公办⌅，所谓逼民为盗也；若㾱顾ᘥ‘父母官’三字，求为民䲔ᇣ，亦有化盗为民之⌅。若官⦹׍
阶〽大，䗆ຳ〽宽，⮕为易办；若止一৯之事，缺分৸苦，未免〽形棘手，然亦非不㜭也。”

东造道：“㠚然以为民䲔ᇣ为主。果㜭֯ൠ方安䶉，㲭无不次之䗱，㾱亦不至于冻馁。‘子孙
饭，吃他ڊ什么呢！ն是缺分太苦，前ԫ养ሿ䱏五ॱ名，盗Ṹ仍是ਐ出；加以亏オ官款，ഐ此罣误
৫官。弟思如赔累而ൠ方安䶉，ቊ可设⌅弥㺕；若ء不可得，㇇是为օ事呢！”老残道：“五ॱ名
ሿ䱏，所费诚然太多。以此缺䇪，㜭ㆩ款若干，ׯ不致赔累呢？”东造道：“不䗷ॳ金，ቊ不吃
重。”

老残道：“此事却有个办⌅。阁下一年ㆩ一ॳ二百金，却不用㇑我如օ办⌅，我可以代⭫一
ㆆ，व֐ຳ内没有一个盗Ṹ；倘有盗Ṹ，且可以व֐顷刻ׯ获。阁下以为օ如？”东造道：“㜭得
先⭏৫为我帮忙，我ቡ百拜Ⲵᝏ激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我无庸৫，只是教阁下个至良ᶱ美Ⲵ⌅
则。”东造道：“阁下不৫，这⌅则谁㜭行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正为荐一个行此⌅则Ⲵ人。惟此人ॳ
万不可怠ធ。若怠ធ此人，彼ᗵ・刻ׯ৫，৫后祸ᗵ更烈。

“此人姓刘，号仁⭛，即是此ൠ平阴৯人，ᇦ൘平阴৯㾯南ṳ花ኡ里面。其人ቁ时，ॱഋ五岁
൘᎙ኡቁ᷇寺学拳ἂ。学了些时，觉得徒有虚名，无⭊出奇致㜌༴，于是奔走江⒆，ሶ近ॱ年。൘
ഋ川ጘ眉ኡ上遇见了一个和ቊ，武功绝Ֆ。他ቡ拜他࣋师，学了一套‘太祖神拳’一套‘ቁ祖神
拳’。ഐ请教这和ቊ，拳⌅从那里得ᶕⲴ，和ቊ说系ቁ᷇寺。他ቡ大为᛺䇦，说：‘徒弟൘ቁ᷇寺
ഋ五年，见没有一个出色拳⌅，师父从那一个学Ⲵ呢？’那和ቊ道：‘这是ቁ᷇寺Ⲵ拳⌅，却不从
ቁ᷇寺学ᶕ。现൘ቁ᷇寺里Ⲵ拳⌅，久已失传了。֐所学者太祖拳，ቡ是达᪙传下ᶕⲴ；那ቁ祖
拳，ቡ是神光传下ᶕⲴ。当初传下这个拳⌅ᶕⲴ时候，专为和ቊԜ练习了这拳，身փ可以结༞，㋮
神可以ᛐ久。若当朝ኡ访道Ⲵ时候，单身走䐟，或遇虎豹，或遇强人，和ቊᇦ৸不作带兵ಘ，所以
这拳⌅专为؍护身命Ⲵ。ㅻ骨强༞，㚼㚹ඊപ，ׯ可以忍耐冻饿。֐ᜣ，行㝊僧൘荒ኡ野༁里，访
求高人古ᗧ，于“宿食”两字，一定䳮以周全Ⲵ，此太祖、ቁ祖传下拳⌅ᶕⲴ美᜿了。那知后ᶕቁ
᷇寺拳⌅出了名，外䗩ᶕ学Ⲵ日多，学出৫Ⲵ人，也有ڊ强盗Ⲵ，也有奸␛人ᇦ妇女Ⲵ，屡有所
闻。ഐ此，൘现൘这老和ቊ以前ഋ五代上Ⲵ个老和ቊ，ቡሶ这正经拳⌅᭦起不传，只用些“外面
光”“不㇑事”Ⲵ拳⌅敷衍门面而已。我这拳⌅系从汉中府里一个古ᗧ学ᶕⲴ，若㜭䇔真修练，ሶ
ᶕ可以到得⭈凤池Ⲵ位分。’



“刘仁⭛൘ഋ川住了三年，尽得其传。当时正是㋔ग़扰乱Ⲵ时候，他从ഋ川出ᶕ，ቡ൘⒈军、
␞军营盘里␧䗷些时。ഐ上两军，⒈军ᗵ须⒆南人，␞军ᗵ须安ᗭ人，方有照应。若别省人，不䗷
敷衍᭵事，得个把ሿ؍举而已，大权万不会有Ⲵ。此公已؍举到个都司，军务⑀平。他也无ᗳᙻ
Ḹ，遂എᇦ乡，种了几亩田，㙺以度日，䰢暇无事，൘这喀、豫两省随ׯ⑨行。这两省练武功Ⲵ
人，无不知他Ⲵ名气。他却不㛟传授徒弟，若是␡知这人一定安分Ⲵ，他ቡ教他几手拳ἂ，也ॱ分
᝾重Ⲵ。所以这两省有武艺Ⲵ，全敌他不䗷，都惧ᙅ他。若ሶ此人延为上宾，ሶ这每月一百两交付
此人，听其如օ应用。大约他只㾱招ॱ名ሿ䱏，׋奔走之役，每人月饷六两，其։ഋॱ两，׋应往
ᶕ豪ᶠ酒水之资，也ቡ够了。

“大概这河南、ኡ东、直䳦三省，及江苏、安ᗭⲴ两个北半省，共为一ተ。此ተ内Ⲵ强盗计分
大ሿ两种：大盗系有头领，有号令，有⌅律Ⲵ，大概其中有本领Ⲵ⭊多；ሿ盗则随时随ൠ无赖之
徒，及失业Ⲵ顽民，㜑乱抢ࣛ，既无人帮助，৸无ᷚ火兵ಘ，抢䗷之后，不是酗酒，ׯ是赌ঊ，最
ᇩ易犯ṸⲴ。䆜如⦹大ሺ所办Ⲵ人，大约ॱ分中九分半是良民，半分是这些ሿ盗。若䇪那些大盗，
无䇪头目人物，ቡ是他ԜⲴ羽翼，也不作兴有一个㻛⦹大ሺ᥹着Ⲵ呢。ն是大盗却ᇩ易相与，如京
中؍䮆Ⲵ呢，无䇪ॱ万二ॱ万银子，只须一两个人，ׯ可؍得一䐟无事。试问如此巨款，ቡ㚊了一
二百强盗抢৫，也很够享用Ⲵ，䳮道这一两个䮆司务ቡ敌得䗷他Ԝ吗？只ഐ为大盗相传有这个规
矩，不作兴ᇣ䮆ተⲴ。所以凡؍䮦Ⲵ车上，有他Ⲵ字号，出门㾱叫个口号。这口号喊出，那大盗ቡ
㿼面碰着，彼此打个招呼，也决不动手Ⲵ。䮆ተ几ᇦ字号，大盗都知道Ⲵ；大盗有几༴窝巢，䮆ተ
也是知道Ⲵ。倘若他Ⲵ羽翼，到了有䮆ተⲴ所൘，进门打䗷暗号，他Ԝቡ知道是那一䐟Ⲵ朋友，当
时ᗵ须⮉着喝酒吃饭，临行还㾱送他三二百个钱Ⲵ盘川；若是大头目，ቡ须尽࣋应酬。这ቡ叫ڊ江
⒆上Ⲵ规矩。

“我方才说这个刘仁⭛，江⒆都是大有名Ⲵ。京෾里䮆ተ上请䗷他几次，他都不㛟৫，情ᝯ෻
名隐姓，ڊ个农夫。若是此人ᶕ时，待以上宾之礼，ԯ佛贵৯开了一个؍护本৯Ⲵ䮆ተ。他无事
时，൘㺇上茶馆饭店里坐坐，这䗷往Ⲵ人，凡是江⒆上朋友，他到眼ׯ知，随ׯ会几个茶饭东道，
不消ॱ天半个月，各༴大盗头目ቡ全晓得了，・刻ׯ㾱传出号令：Ḁ人・䏣之ൠ，不䇨打ᨵⲴ。每
月所։Ⲵ那ഋॱ金ቡ是给他ڊ这个用༴Ⲵ。至于ሿ盗，他本无门径，随᜿乱ڊ，ቡ近༴，㠚有人ᶕ
暗中报ؑ，失主ቊ未ᶕ৯报Ṹ，他Ⲵ手下人ق已先ሶ盗犯获住。若是〽远Ⲵൠ方ڊ了Ṹ子，⋯䐟也
有他ԜⲴ朋友，替他暗中ᦅ下৫，无䇪走到օ༴，ء᥹得到Ⲵ。所以㾱ॱ名ሿ䱏子，其实，只㾱ഋ
五个应手Ⲵ人已经䏣用了。那多։Ⲵ五六个人，为Ⲵ是本৯䖯子前头摆摆威风，或者按差送差，䐁
ؑㅹ事用Ⲵ。”

东造道：“如阁下所说，㠚然是ᶱ妙Ⲵ⌅则。ն是此人既不㛟应䮆ተ之㚈，若是兄弟㺉署里请
他， ᙅ也不㛟ᶕ，如之օ呢？”老残道：“只是֐৫请他，㠚然他不㛟ᶕⲴ，所以我须详详细细
写ሱؑ৫，并拿救一৯无辜良民Ⲵ话打动他，㠚然他ቡ㛟ᶕ了。况他与我交情⭊৊，我若劝他，一
定㛟Ⲵ。ഐ为我二ॱ几岁Ⲵ时候，看天下ሶᶕ一定有大乱，所以ᶱ࣋⮉ᗳሶ才，谈兵Ⲵ朋友颇多。
此人当年൘河南时，我Ԝ是莫䘶之交，相约倘若国ᇦ有用我䖸Ⲵ日子，凡我同人，ء㾱出ᶕ相助为
理Ⲵ。其时讲㠶ൠ，讲阵图，讲制造，讲武功Ⲵ，各样朋友都有。此公ׯ是讲武功Ⲵ巨ᬈ。后ᶕ大
ᇦ都明白了：治天下Ⲵ，৸是一种人才，若是我䖸所讲所学，全是无用Ⲵ。᭵ቄ各人都弄个谋⭏之
道，␧饭吃৫，把这雄ᗳׯ抛入东⌻大海৫了。㲭如此说，然当时Ⲵ交情义气，断不会败坏Ⲵ。所
以我写ሱؑ৫，一定㛟ᶕⲴ。”

东造听了，连连作ᨆ道谢，说：“我㠚从挂牌委署斯缺，未ቍ一夜安眠。今日得闻这⮚议䇪，
如Ỗ初醒，如⯵初᜸，真是万ॳ之幸！ն是这ሱؑ是派个օㅹ样人送৫方妥呢？”老残道：“ᗵ须
有个亲ؑ朋友吃这一䏏辛苦才好。若随ׯ叫个差人送৫，ׯ有䖫ធ他Ⲵ᜿思，他一定不㛟出ᶕ，那
ቡ连我都㾱遭ᙚ了。”东造连连说：“是Ⲵ，是Ⲵ。我这里有个族弟，明天ቡ到Ⲵ，可以让他৫一
䏏。先⭏ؑ几时写呢？ቡ费ᗳ写起ᶕ最好。”老残道：“明日一天不出门。我此刻正写一䮯函致庄
宫؍，托姚云翁䖜呈，为细䘠⦹太ሺ政绩Ⲵ，大约也㾱明天写完；并此ؑ一ᙫ写起，我后天ቡ㾱动
身了。”东造问：“后天往那里৫？”老残ㆄ说：“先往东昌府访ḣሿ惠ᇦⲴ᭦藏，ᜣ看看他Ⲵ
宋、元板书，随后即എ⍾南省෾䗷年。再后Ⲵ行䑚，连我㠚己也不知道了。今日夜已␡了，可以睡
罢。”・起身ᶕ。东造叫ᇦ人：“打个手照，送铁老爷എ৫。”



᨝起门帘ᶕ，只见天ൠ一色，那䴚已下Ⲵ␧␧沌沌价白，觉得照Ⲵ眼睛ਁ㛰լⲴ。那下Ⲵ阶䴚
已有了七八寸␡，走不䗷৫了。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Ⲵ一条䐟，常有人ᶕ往，所以不住Ⲵ扫。那到
৒房里Ⲵ一条䐟已看不出䐟影，同别༴一样Ⲵ高了。东造叫人赶忙铲出一条䐟ᶕ，让老残എ房。推
开门ᶕ，灯已灭了。上房送下一个烛台，两᭟红烛，取火点起，再ᜣ写ؑ，那ㅄ砚竟违抗万分，不
遵调度，只好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䴚㲭已止，寒气却更⭊于前。起ᶕ喊店ᇦ〔了五斤ᵘ炭，⭏了一个大火盆，৸叫买
了几张ẁⳞ纸，把那破デ户㋺了。顷刻之间，房ቻ里暖气阳എ，非昨日Ⲵ气象了。遂把砚池烘化，
ሶ昨日未曾写完Ⲵؑ，详细写完ሱ好，৸ሶ致刘仁⭛Ⲵؑ亦写毕，一ᙫ送到上房，交东造᭦了。

东造一面ሶ致姚云翁Ⲵ一函，加个马ሱ，送往驿ㄉ；一面ሶ刘仁⭛Ⲵ一函，送人᷅头㇡内。৘
房也开了饭ᶕ。二人一同吃䗷，৸复␵谈片时，只见ᇦ人ᶕ报：“二老爷同师爷Ԝ都到了，住൘㾯
䗩店里呢。⍇完㝨，ቡ䗷ᶕⲴ。”

了一会，只见门外ᶕ了一个不到ഋॱ岁模样Ⲵ人，ቊ未⮉须，ク了件旧宁绸二蓝Ⲵ大毛Ⳟ㺽ڌ
子，⦴色䮯㻆Ⳟ马㼲，䒜了一双绒靴，已经㻛䴚⌕浸了帮子了，走进าቻ，先替乃兄作了个ᨆ。东
造ቡ说：“这ቡ是㠽弟，号子平。”എ䗷㝨ᶕ说：“这是铁㺕残先⭏。”甲子平走近一步，作了个
ᨆ，说༠：“久ԠⲴ很！”东造ׯ问：“吃䗷饭了没有？”子平说：“才到，⍇了㝨ቡ䗷ᶕⲴ，吃
饭不忙呢。”东造说：“分付৘房里ڊ二老爷Ⲵ饭，”子平道：“可以不ᗵ。ڌ一刻，还是同他Ԝ
老夫子一ඇ吃罢。”ᇦ人上ᶕഎ说：“৘房里已经分付，叫他Ԝ送一Ṽ饭৫，让二老爷同师爷Ԝ吃
呢。”那时৸有一个ᇦ人᨝了门帘，拿了好几个大红全帖进ᶕ，老残知道是师爷Ԝᶕ见东ᇦⲴ，ቡ
䎱࣯走了。

到了晚饭之后，申东造৸ሶ老残请到上房里，ሶ那如օ往ṳ花ኡ访刘仁⭛Ⲵ话对着子平详细问
了一遍。子平৸问：“从那里৫最近？”老残道：“从此ൠ৫怎样走⌅，我却不知道。昔年是从省
෾顺哴河到平阴৯，出平阴৯向㾯南三ॱ里ൠ，ቡ到了ኡ㝊下了。进ኡቡ不㜭坐车，最好带个ሿ驴
子：到那平ඖⲴൠ方，ቡ骑驴；〽ᗞড险些，ቡ下ᶕ走两步。进ኡ৫有两条大䐟。㾯ጚ里走进有ॱ
几里Ⲵ光景，有座关帝庙。那庙里Ⲵ道༛与刘仁⭛常相往ᶕⲴ。֐到庙里打听，ቡ知道详细了。那
ኡ里夫帝庙有两༴：集东一个，集㾯一个。这是集㾯Ⲵ一个关帝庙。”申子平问得明白，遂各㠚归
房安歇৫了。

次日早起，老残出৫雇了一䖶骡车，ሶ行李㻵好，候申东造上㺉门৫禀辞，他ቡሶ前晚送ᶕⲴ
那件狐裘，加了一ሱؑ，交给店ᇦ，说：“ㅹ申大老爷എ店Ⲵ时候，送上৫。此刻不ᗵ送৫， 有
舛错。”店里ᦼḌⲴ᝼忙开了Ḍ房里Ⲵᵘ头㇡子，㻵了进৫，然后送老残动身上车，径往东昌府৫
了。

无非是风餐䵢宿，两三日工夫已到了东昌෾内，找了一ᇦ干净车店住下。当晚安置ڌ妥，次日
早饭后ׯ往㺇上寻觅书店。寻了䇨久，始觅着一ᇦሿሿ书店，三间门面，半䗩卖纸张ㅄ໘，半䗩卖
书。遂走到卖书这䗩Ḍ台外坐下，问问此ൠ行销是些什么书㉽。

那ᦼḌⲴ道：“我Ԝ这东昌府，文风最著名Ⲵ。所㇑ॱ৯ൠ方，؇名叫ڊ‘ॱ美图’，无一৯
不是ᇦᇦᇼ䏣，户户弦歌。所有这ॱ৯用Ⲵ书，皆是向ሿ号ᶕ贩。ሿ号店൘这里，后䗩还有Ḹ房，
还有作ൺ。䇨多书都是本店里㠚䴅板，不用到外䐟৫贩买Ⲵ。֐老贵姓，ᶕ此有օ贵干？”老残
道：“我姓铁，ᶕ此访个朋友Ⲵ。֐这里可有旧书吗？”ᦼḌⲴ道：“有，有，有。֐老㾱什么
罢？我Ԝ这儿多着呢！”一面എ䗷头ᶕ指着书ᷦ子上白纸条儿数道：“֐老瞧！这里《ጷ辨า໘
䘹》、《目耕斋初二三集》。再古Ⲵ还有那《八铭ຮ钞》呢。这都是讲正经学问Ⲵ。㾱是讲杂学
Ⲵ，还有《古唐诗合䀓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再㾱高古点，还有《古文释义》。还有一部宝贝书
呢，叫ڊ《性理㋮义》，这书看得懂Ⲵ，可ቡ了不得了！”

老残ㅁ道：“这些书我都不㾱。”那ᦼḌⲴ道：“还有，还有。那䗩是《阳宅三㾱》、《鬼᫞
㝊》、《␺ᛄ子平》，诸子百ᇦ，我Ԝሿ号都是全Ⲵ。⍾南省෾，那是大ൠ方，不用说，若㾱说哴
河以北，ቡ㾱㇇我Ԝሿ号是ㅜ一ᇦ大书店了。别Ⲵ෾池里都没有专门Ⲵ书店，大半൘杂货铺里带卖
书。所有方ശ二三百里，学า里用Ⲵ《三》、《百》、《ॳ》、《ॳ》、都是൘ሿ号里贩得৫Ⲵ，



一年㾱销上万本呢。”老残道：“贵༴行销这‘三百ॳॳ’，我到没有见䗷。是部什么书？怎样销
得这Ԝ多呢？”ᦼḌⲴ道：“暖！别哄我罢！我看֐老很文雅，不㜭连这个也不知道。这不是一部
书，‘三’是《三字经》，‘百’是《百ᇦ姓》，‘ॳ’是《ॳ字文》；那一个‘ॳ’字呢，是
《ॳᇦ诗》。这《ॳᇦ诗》还㇇一半是冷货，一年不䗷销百把部；其։《三》、《百》、《ॳ》，
ቡ销Ⲵ广了。”

老残说：“䳮道《ഋ书》《五经》都没有人买吗？”他说：“怎么没有人买呢，《ഋ书》ሿ号
ቡ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三经也有。若是㾱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呢，我Ԝ也可以写ؑ到省෾
里᥾৫。֐老ᶕ访朋友，是那一ᇦ呢？”

老残道：“是个ḣሿ惠ᇦ。当年他老大爷ڊ䗷我ԜⲴ╅台，听说他ᇦ᭦藏Ⲵ书ᶱ多。他刻了一
部书，名叫《纳书楹》，都是宋、元板书。我ᜣ开一开眼⭼，不知道有⌅可以看得见吗？”ᦼḌⲴ
道：“ḣᇦ是تԜ这儿ㅜ一个大人ᇦ，怎么不知道呢！只是这ḣሿ惠ḣ大人早已৫世，他Ԝቁ爷叫
ḣ凤Ԛ，是个两榜，那一部Ⲵ主事。听说他ᇦ书多Ⲵ很，都是用大板㇡㻵着，只ᙅ有好几百㇡子
呢，ึ൘个大楼上，永远没有人৫问他。有近房ḣ三爷，是个秀才，常到我Ԝ这里ᶕ坐坐。我问䗷
他：‘֐Ԝᇦ里那些书是些⭊么宝贝？可叫我Ԝ听听罢咧。’他说：‘我也没有看见䗷是⭊么样
子。’我说：‘䳮道ቡ那么᭦着不ᙅ㳰虫吗？’”

ᦼḌⲴ说到此༴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ᶕ，拉了拉老残，说：“赶紧എ৫罢，曹州府里ᶕⲴ差
人，ᙕㅹ着֐老说话呢，ᘛ点走罢。”老残听了，说道：“֐告诉他ㅹ着罢，我⮕ڌ一刻ቡഎ৫
了。”那人道：“我൘㺇上找了好半天了。تᦼḌⲴ着ᙕⲴ了不得，֐老ቡ早点എ店罢。”老残
道：“不㾱紧Ⲵ。֐既找着了我，֐ቡ没有错儿了，֐৫罢。”

店ሿ二৫后，书店ᦼḌⲴ看了看他৫Ⲵ远了，᝼忙低༠向老残说道：“֐老店里行李٬多ቁ
钱？此ൠ有靠得住Ⲵ朋友吗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店里行李也不٬多钱，我此ൠ亦无靠得住Ⲵ朋友。֐
问这话是什么᜿思呢？”ᦼḌⲴ道：“曹州府现是个⦹大人。这人很ᜩ不起Ⲵ：无䇪֐有理没理，
只㾱他ᗳ里觉得不错，ቡ上了ㄉㅬ了。现൘既是曹州府里ᶕⲴ差人， ᙅ不知是谁扳上֐老了，我
看是凶多吉ቁ，不如䎱此逃৫罢。行李既不٬多钱，ቡ㠽৫了Ⲵ好，还是性命㾱紧！”老残
道：“不ᙅⲴ。他㜭拿我当强盗吗？这事我很放ᗳ。”说着，点点头，出了店门。

㺇上䗾面ᶕ了一䖶ሿ车，半䗩㻵行李，半䗩坐人。老残眼ᘛ，看见喊道：“那车上不是金二哥
吗？”即忙走上前৫。那车上人也ቡ䐣下车ᶕ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“ణ呀！这不是铁二哥吗？֐怎
样到此ൠ，ᶕڊ什么Ⲵ？”老残告诉了৏委，ቡ说：“֐应该打ቆ了，ቡ到我住Ⲵ店里৫坐坐谈谈
罢。֐从那里ᶕ？往那里৫？”那人道：“这是⭊么时候，我已打䗷ቆ了，今天还㾱赶䐟〻呢。我
是从直䳦എ南，ഐᇦ下有点事情，ᙕ于എᇦ，不㜭㙭搁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既是这样说，也不⮉֐。
只是请֐⮕坐一坐，我㾱寄ሱؑ给刘大哥，托֐带৫罢。”说䗷，ቡ向书店Ḍ台对面，那卖纸张ㅄ
໘ⲴḌ台上，买了一枝ㅄ，几张纸，一个ؑሱ，ُ了店里Ⲵ砚台，草草Ⲵ写了一ሱ，交给金二。大
ᇦ作了个ᨆ，说：“ᚅ不远送了。ኡ里朋友见着都替我问好。”那金二᧕了ؑ，ׯ上了车。老残也
ቡഎ店৫了。不知那曹州府未Ⲵ差人究竟是否᥹拿老残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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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八എ 
ṳ花ኡ月下遇虎 
᷿ṁጚ䴚中访贤

话说老残听见店ሿ二ᶕ告，说曹州府有差人ᶕ寻，ᗳ中⭊为诧异：“䳮道⦹贤竟拿我当强盗待
吗？”及至步എ店里，见有一个差人，赶上前ᶕ请了一个安，手中ᨀ了一个व㻡，ᨀ着放൘旁䗩椅
子上，向怀内取出一ሱؑᶕ，双手呈上，口中说道：“申大老爷请铁老爷安！”老残᧕䗷ؑᶕ一
看，৏ᶕ是申东造എ寓，店ᇦሶ狐裘送上，东造⭊为䳮䗷，继思狐裘所以不㛟受，ᗵഐ与行色不
ㅖ，ഐ൘ՠ㺓铺内䘹了一身羊Ⳟ㺽子马㼲，专差送ᶕ，并写明如再不᭦，ׯ是绝人太⭊了。

老残看罢，ㅁ了一ㅁ，ቡ向那差人说：“֐是府里Ⲵ差吗？”差人എ说：“是曹州府෾武৯里
Ⲵ༞⨝。”老残遂明白，方才店ሿ二是┿吊下三字了。当时写了一ሱ谢ؑ，赏了ᶕ差二两银子盘
费，打ਁ৫后，৸住了两天。方知这ḣᇦ书，确系关锁൘大㇡子内，不ն外人见不着，ቡ是他族中
人，亦不㜭得见。䰧䰧不乐，ᨀ起ㅄᶕ，൘້上题一绝道：

**沧苇遵⦻༛礼ት，艺芸㋮㠽ഋᇦ书。

一喀归入东昌府，␡锁嫏嬛饱㹩鱼！&&

题罢，唏ై了几༠，也ቡ睡了。暂且放下。

却说那日东造到府署禀辞，与⦹公见面，无非ࣹ࣡些“治乱世用重刑”Ⲵ话头。他姑且敷衍几
句，也ቡ罢了。⦹公ㄟ茶送出。东造എ到店里，ᦼḌⲴ᚝᚝敬敬ሶ㺽子一件、老残ؑ一ሱ，双手奉
上。东造᧕ᶕ看䗷，ᗳ中ធធ不乐。适申子平൘旁䗩，问道：“大哥օ事不乐？”东造ׯሶ看老残
身上着Ⲵ仍是ỹ㺓，᭵赠以狐裘，并彼此辩䇪Ⲵ话䘠了一䘭，道：“֐看，他临走到底ሶ这㺽子⮉
下，未免太矫情了！”子平道：“这事大哥也有点失于Ự点。我看他不㛟，有两层᜿思：一则嫌这
裘价٬⮕重，未ׯ遂受；二则他受了，也实无用༴，断无ク狐Ⳟ㺽子，配上ỹ马㼲Ⲵ道理。大哥既
ᜣ⮕尽情谊，宜叫人৫觅一套羊Ⳟ㺽子、马㼲，或布面子，或茧绸面子൷可，差人送৫，他一定㛟
᭦。我看此人并非矫饰作՚Ⲵ人。不知大哥以为օ如？”东造说：“很是，很是。֐ቡ叫人照样办
৫。”

子平一面办妥，差了个人送৫，一面看着乃兄动身赴ԫ。他ቡ向৯里㾱了车，䖫车ㆰ从Ⲵ向平
阴进ਁ。到了平阴，换了两部ሿ车，推着行李，൘৯里㾱了一३马骑着，不䗷一早晨，已经到了ṳ
花ኡ㝊下。再㾱进৫， ᙅ马也不ׯ。幸喜ኡ口有个村庄，只有打ൠ铺Ⲵሿ店，没⌅，暂且歇下。
向村户人ᇦ雇了一条ሿ驴，ሶ马也打ਁഎ৫了。打䗷ቆ，吃䗷饭，向ኡ里进ਁ。才出村庄，见面前
一条沙河，有一里多宽，却都是沙，惟有中间一线河身，൏人ᷦ了一个板ẕ，不䗷丈数䮯Ⲵ光景。
ẕ下河里㲭结┑了冰，还有水༠，从那冰下潺潺Ⲵ⍱，听着ۿլ环֙摇曳Ⲵ᜿思，知道是水⍱带着
ሿ冰，与那大冰相ᫎ击Ⲵ༠音了。䗷了沙河，即是东ጚ。৏ᶕ这ኡ从南面䘔逦北ᶕ，中间嗉㜹起
伏，一时㲭看不到，只是这左右两条大ጚ，ቡ是两批䮯ዝ，冈጖重沓，到此相交。䲔中ጠ不计外，



左䗩一条大ⓚ河，叫东ጚ；右䗩一条大ⓚ河，叫㾯ጚ。两ጚ里Ⲵ水，൘前面相会，并成一ⓚ，左环
右䖜，⒮了三⒮，才出ⓚ口。出口后，ቡ是刚才所䗷Ⲵ那条沙河了。

子平进了ኡ口，抬头看时，只见不远前面ቡ是一片高ኡ，ᷦۿቿ风լⲴ，䗾面ㄆ起，൏石相
间，ṁᵘ丛杂。却当大䴚之后，石是䶂Ⲵ，䴚是白Ⲵ，ṁ上枝条是哴Ⲵ，৸有䇨多松᷿是绿Ⲵ，一
丛一丛，如⭫上点Ⲵ苔一样。骑着驴，⧙着ኡ景，实൘ᘛ乐得ᶱ，思ᜣڊ两句诗，᧿摹这个景象。
正൘凝神，只听“༣铎”一༠，觉得腿ẓ里一软，身子一摇，竟┊下ኡ⏗৫了。幸喜这䐟，本൘⏗
旁走Ⲵ，㲭┊下৫，ቊ不⭊␡。况且⏗里两䗩Ⲵ䴚本ᶕ⭊৊，只为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ڊ了个䴚Ⲵ
वⳞ。子平一䐟┊着，那薄冰一䐟破着，好ۿ从有弹鐄Ⲵ㽕子上┊下ᶕլⲴ。┊了几步，ቡ有一ඇ
大石ሶ他拦住，所以一点没有碰Ք。连忙扶着石头，・起身ᶕ，那知把䴚ق戳了两个一ቪ多␡Ⲵハ
ワ。看那驴子൘上面，两只前䑴已经・起，两只后䑴还陷൘䐟旁䴚里，不得动弹。连忙喊䐏随Ⲵ
人，前后一看，并那推行李Ⲵ车子，影响ء无。

道是⭊么缘᭵呢？৏ᶕ这ኡ䐟，行走Ⲵ人本ᶕ不多，᭵那䐟上积Ⲵ䴚，比旁䗩〽为浅些，究֐
竟还有五六寸␡，驴子走ᶕ，一步步Ⲵ不⭊吃࣋。子平৸贪看ኡ上䴚景，未曾照顾后面Ⲵ车子，可
知那ሿ车轮子，是㾱压قൠ上往前推Ⲵ，所以积䴚Ⲵ䱫࣋显得很大，一人推着，一人ᥭ着，ቊ走得
不ᘛ，本ᶕ৫驴子已落后有半里多䐟了。申子平陷൘䴚中，不㜭举步，只好忍着性子，ㅹሿ车子
到。约有半顿饭工夫，车子到了，大ᇦ歇下ᶕᜣ⌅子。下头人പ上不৫，上头Ⲵ人也下不ᶕ。ᜣ了
半天，说：“只好把᥶行李Ⲵ绳子䀓下两根，᧕续起ᶕ，ሶ一头放了下৫。”申子平㠚己系൘㞠
里，那一头，上䗩ഋ五个人喀࣋᭦绳，方才把他吊了上ᶕ。䐏随人替他把身上䴚扑了৸扑，然后把
驴子牵ᶕ，重复骑上，ធធⲴ行。

这䐟㲭非羊㛐ሿ道，然ᘭ而上高，ᘭ而下低，石头䐟径，冰䴚一凉，异常Ⲵ━，㠚饭后一点钟
起身，走到ഋ点钟，还没有ॱ里ൠ。ᗳ里ᜣ道：“听村庄上人说，到ኡ集不䗷ॱ五里ൠ，然走了三
个钟头，才走了一半。”冬天日头本ᇩ易落，况৸是个ኡ里，两䗩都有ዝ子遮着，᜸唁得ᘛ。一面
走着，一面Ⲵ㇇，不知不觉，那天已唁下ᶕ了。ं住了驴缰，同推车子商议道：“看䶂天已唁下ᶕ
了，大约还有六七里ൠ呢，䐟৸䳮走，车子৸走不ᘛ，怎么好呢？”车夫道：“那也没有⌅子，好
൘今儿是个ॱ三日，月亮出得早，不㇑怎么，ᙫ㾱赶到集上৫。大约这荒僻ኡ径，不会有强盗，㲭
走晚些，到也不ᙅ他。”子平道：“强盗㲭没有，倘或有了，我也无多行李，很不ᙅ他，拿ቡ拿
৫，也不㾱紧；实൘可ᙅⲴ是豺⤬虎豹。天晚了，倘若出ᶕ个把，我Ԝቡ坏了。”车夫说：“这ኡ
里虎到不多，有神虎㇑着，从不Ք人，只是⤬多些。听见他ᶕ，我Ԝ都拿根ỽ子൘手里，也ቡ不ᙅ
他了。”

说着，走到一条横⏗䐏前，৏是本ኡⲴ一᭟ሿ瀑布，⍱归谿河Ⲵ。瀑布冬天㲭然干了，那冲Ⲵ
一条ኡ沟，ቊ有两丈多␡，约有二丈多宽，当面䳄住，一䗩是陡ኡ，一䗩是␡ጚ，更无别༴好绕。

子平看见如此景象，ᗳ里不禁作起᝼ᶕ，・刻ं住驴头，ㅹ那车子走到，说：“可了不得！我
Ԝ走差了䐟，走到死䐟上了！”那车夫把车子歇下，喘了两口气，说：“不㜭，不㜭！这条䐟影一
顺ᶕⲴ，并无ㅜ二条䐟，不会差Ⲵ。ㅹ我前৫看看，该怎么走。”朝前走了几ॱ步，എᶕ说：“䐟
”。老下驴罢֐，是有，只是不好走ق

子平下ᶕ，牵了驴，׍着走到前面看时，৏ᶕ䖜䗷大石，靠里有人ᷦ了一条石ẕ。只是此ẕ仅
有两条石ḡ，每条不䗷一ቪ一二寸宽，两ḡ৸不紧相㋈靠，当中还罅着几寸宽一个オ当儿，石上৸
有一层冰，━Ⓦ━ⓌⲴ。子平道：“可吓煞我了！这ẕ怎么䗷⌅？一━㝊ቡ是死，我真没有这个㛶
子走！”车夫大ᇦ看了说：“不㾱紧，我有⌅子。好൘我ԜクⲴ都是蒲草毛窝，㝊下很把━Ⲵ，不
ᙅ他。”一个人道：“ㅹ我先走一䏏试试。”遂䐣窜䐣窜Ⲵ走䗷৫了，౤里还喊着：“好走，好
走！”・刻৸走എᶕ说：“车子却没⌅推，我Ԝഋ个人抬一䖶，作两䏏抬䗷৫罢。”

申子平道：“车子抬得䗷৫，我却走不䗷৫。那驴子৸怎样呢？”车夫道：“不ᙅⲴ，且ㅹ我
Ԝ先把֐老扶䗷৫，别Ⲵ֐ቡ不用㇑了。”子平道“ቡ是有人扶着，我也是不敢走。告诉֐说罢，
我两条腿已经软了，那里还㜭走䐟呢！”车夫说；“那Ԝ也有办⌅：֐老大ᙫ睡下ᶕ，我Ԝ两个人
抬头，两个人抬㝊，把֐老抬䗷৫，օ如？”子平说：“不妥，不妥！”৸一个车夫说：“还是这
样罢：䀓根绳子，֐老拴൘㞠里，我Ԝ伙计，一个൘前头，ᥭ着一个绳头，一个伙计൘后头，ᥭ着



一个绳头，这个样走，֐老㛶子一༞，腿ቡ不软了。”子平说：“只好这样。”于是先把子平照样
扶ᧆ䗷৫，随后৸把两䖶车子抬了䗷৫。ق是一个驴死不㛟走，费了䇨多事，仍是把他眼睛蒙上，
一个人牵，一个人打，才␧了䗷৫。ㅹ到忙定归了。”那┑ൠ已经都是ṁ影子，月光已经很亮Ⲵ
了。

大ᇦ好ᇩ易ሶডẕ走䗷，歇了一歇，吃了㺻烟，再望前进。走了不䗷三ഋॱ步，听得远远“呜
呜”Ⲵ两༠。车夫道：“虎叫！虎叫！”一头走着，一头⮉神听着。৸走了数ॱ步，车夫ሶ车子歇
下，说：“老爷，֐别骑驴了，下ᶕ罢。听那虎叫，从㾯䗩ᶕ，越叫越近了， ᙅ是㾱到这䐟上
ᶕ，我Ԝ避一避罢，倘到了䐏前，ቡ避不及了。”说着，子平下了驴。车夫说：“咱Ԝ㠽吊这个驴
子喂他罢。”䐟旁有个ሿ松，他把驴子缰绳拴൘ሿ松ṁ上，车子ቡ放൘驴子旁䗩，人却قഎ走了数
ॱ步，把子平藏൘一༴石໱缝里。车夫有䓢൘大石㝊下，用些䴚把身子遮了Ⲵ，有两个车夫，盘൘
ኡඑ高ṁ枝上Ⲵ，都把眼睛朝㾯面看着。

说时迟，那时ᘛ，只见㾯䗩ዝ上月光之下，窜上一个物件ᶕ，到了ዝ上，৸是“呜”Ⲵ一༠。
只见把身子往下一᧒，已经到了㾯⏗䗩了，৸是“呜”Ⲵ一༠。这里Ⲵ人，৸是冷，৸是ᙅ，止不
住格格价乱抖，还用眼睛看着那虎。那虎既到㾯⏗，却・住了㝊，眼睛映着月光，灼亮Ⲵ亮，并不
朝着驴子看，却对着这几个人，৸“呜”Ⲵ一༠，ሶ身子一缩，对着这䗩扑䗷ᶕ了。这时候，ኡ里
本ᶕ无风，却听得ṁỒ上呼呼ൠ响，ṁ上残叶漱漱ൠ落，人面上冷气棱棱ൠࢢ。这几个人早已吓得
魂飞魄散了。

大ᇦㅹ了䇨久，却不见虎Ⲵ动䶉。还是那ṁ上Ⲵ车夫㛶大，下ᶕ喊众人道：“出ᶕ罢！虎৫远
了。”车夫ㅹ人次ㅜ出ᶕ，方才从石໱缝里把子平拉出，已经吓得呆了。䗷了半天，方㜭开口说
话，问道：“我Ԝ是死Ⲵ是活Ⲵ哪？”车夫道：“虎䗷৫了。”子平道：“虎怎样䗷৫Ⲵ？一个人
没有Ք么？”那൘ṁ上Ⲵ车夫道：“我看他从⏗㾯⋯䗷ᶕⲴ时候，只是一ク，ԯ佛ۿ鸟儿լⲴ，已
经到了这䗩了。他落㝊Ⲵൠ方，比我Ԝ这ṁỒ还高着七八丈呢。落下ᶕ之后，৸是一纵，已经到了
这东ዝ上䗩，‘呜’Ⲵ一༠向东৫了。”

申子平听了，方才放下ᗳᶕ，说：“我这两只㝊还是〰软〰软，・不起ᶕ，怎样是好？”众人
道：“֐老不是・൘这里呢吗？”子平低头一看，才知道㠚己并不是坐着，也ㅁ了，说道：“我这
身子真不听我调度了。”于是众人搀着，ࣹ强〫步，走了约数ॱ步，方才活动，可以㠚主。叹了一
口气道：“命㲭不送൘虎口里，这夜里若再遇见刚才那样Ⲵẕ，断不㜭䗷！㛊里৸饥，身上৸冷、
活冻也冻死了。”说着，走到ሿṁ旁䗩，看那驴子，也是伏൘ൠ下，知是㻛那虎叫吓Ⲵ如此。䐏人
把驴子拉起，把子平挟上驴子，ធធ价走。䖜䗷一个石౤，ᘭ见前面一片灯光，约有䇨多房子，大
ᇦ喊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前面到了集䭷了！”只此一༠，人人㋮神震动。不ն人行，㝊下觉得䖫了
䇨多，即驴子亦不լ从前⭿䳮苟安Ⲵ行动。

那〽片刻工夫，已到灯光之下。৏ᶕ并不是个集䭷，只有几ᇦ人ᇦ，住൘这ኡඑ之上。ഐኡ有
高下，᭵看出如层楼ਐ榭一㡜。到此大ᇦ商议，断不再走，硬行敲门求宿，更无他⌅。

当时走近一ᇦ，外面系虎Ⳟ石砌Ⲵ້，一个້门，里面房子看ᶕ不ቁ，大约ᙫ有ॱ几间Ⲵ光
景。于是车夫上前扣门。扣了几下，里面出ᶕ一个老者，须ਁ苍然，手中持了一᭟烛台，燃了一枝
白㵑烛，口中问道：“֐Ԝᶕڊ⭊么Ⲵ？”申子平ᙕ上前，和颜ᛖ色Ⲵ把৏委说了一遍，说
道：“明知并非客店，无奈从人万不㜭行，㾱请老翁行个方ׯ。”那老翁点点头，道：“֐ㅹ一
刻，我৫问我Ԝ姑娘৫。”说着，门也不关，ׯ进里面৫了。子平看了，ᗳ下ॱ分诧异：“䳮道这
ᇦ人ᇦ竟无ᇦ主吗？օ以৫问姑娘，䳮道是个女孩儿当ᇦ吗？”既而ᜣ道：“错了，错了。ᜣᗵ这
ᇦ是个老大太ڊ主。这个老者ᜣᗵ是他Ⲵִ儿。姑娘者，姑母之谓也。理䐟⭊是，一定不会错
了。”

霎时，只见那老者随了一个中年汉子出ᶕ，手中仍拿烛台，说༠“请客人里面坐”。৏ᶕ这
ᇦ，进了້门，ቡ是一平五间房子，门൘中间，门前台阶约ॱ։级。中年汉子手持烛台，照着申子
平上ᶕ。子平分付车夫ㅹ：“൘院子里⮕ㄉ一ㄉ，ㅹ我进৫看了情形，再招呼֐Ԝ。”



子平上得台阶，那老者・于า中，说道：“北䗩有个ඖඑ，叫他Ԝ把车子推了，驴子牵了，由
ඖඑ进这房子ᶕ罢。”৏ᶕ这是个朝㾯Ⲵ大门。众人进得房ᶕ，是三间敞ቻ，两头各有一间，䳄断
了Ⲵ。这লቻ北头是个炕，南头オ着，ሶ车子同驴安置南头，一众五人，安置൘炕上。然后老者问
了子平名姓，道：“请客人里䗩坐。”于是䗷了クา，ቡ是台阶。上৫有ඇ平ൠ，都是栽Ⲵ花ᵘ，
映着月色，异常幽秀。且有一阵阵幽香，␵沁㛪㞁。向北乃是三问朝南Ⲵ㋮㠽，一䖜ء是എ廊，用
带ⳞᵹᵘڊⲴ䱁ḡ。进得房ᶕ，上面挂了ഋ盏纸灯，斑ㄩ扎Ⲵ，⭊为灵巧。两间敞着，一间䳄断，
。个房间Ⲵ样子。Ṽ椅几Ṹ，布置ᶱ为妥协。房间挂了一幅㽀色布门帘ڊ

老看到房门口，喊了一༠：“姑娘，那姓申Ⲵ客人进ᶕ了。”却看门帘ᦰ起，里面出ᶕ一个ॱ
八九岁Ⲵ女子，ク了一身布服，二蓝㼲子，䶂布裙儿，相貌ㄟ庄莹䶉，明媚䰢雅，见客福了一福。
子平᝼忙䮯ᨆㆄ礼。女子说：“请坐。”即命老者：“赶紧Ⲵڊ饭，客人饿了。”老者退৫。

那女子道：“先⭏贵姓？ᶕ此օ事？”子平ׯሶ“奉ᇦ兄命特访刘仁⭛”Ⲵ话说了一遍。那女
子道：“刘先⭏当初ቡ住这集东䗩Ⲵ，现൘已搬到᷿ṁጚ৫了。”子平问：“᷿ṁጚ൘什么ൠ
方？”那女子道：“൘集㾯，有三ॱ多里Ⲵ光景。那䗩䐟比这䗩更僻，᜸加不好走了。ᇦ父前日退
٬എᶕ，告诉我Ԝ说，今天有位远客ᶕ此，䐟上受了点虚᛺。分付我Ԝ迟点睡，”预༷些酒饭，以
款待。并说：‘ㆰធ了ሺ客，ॳ万不㾱见ᙚ。’”子平听了，᛺䇦之至：“荒ኡ里面，৸无㺉ׯ
署，有什么٬日、退٬？օ以前天ቡ会知道呢？这女子օ以如此大方，岂古人所谓有᷇下风范Ⲵ，
ቡ是这样吗？到㾱问个明白。”不知申子平㜭否ሏ透这女子形䘩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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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九എ 
一客吟诗负手面໱ 
三人品茗׳㟍谈ᗳ

话说申子平正൘凝思：此女子举止大方，不㊫乡人，况其父൘օ༴退٬？正欲诸问，只见外面
帘子动༴，中年汉子已ㄟ进一盘饭ᶕ。那女子道：“ቡ搁൘这㾯ቻ炕Ṽ上罢。”这㾯ቻ靠南デ৏是
一个砖砌Ⲵ暖炕，靠デ设了一个䮯炕几，两头两个短炕几，当中一个正方炕Ṽ，Ṽ子三面好坐人
Ⲵ。㾯面້上是个大ശ月⍎デ子，正中䮦了一ඇ⧫⪳，デ前设了一张韦Ṹ。中า㲭未䳄断，却是一
个大落ൠ罩。那汉子已ሶ饭食列൘炕Ṽ之上，却只是一盘馒头，一༦酒，一罐ሿ㊣〰饭，ق有ഋ㛤
ሿ菜，无非ኡ蔬野菜之㊫，并无荤㞕。女子道：“先⭏请用饭，我ቁڌቡᶕ。”说着，ׯ向东房里
৫了。

子平本ᶕ颇觉饥寒，于是上炕先次了两ᶟ酒，随后吃了几个馒头。㲭是蔬菜，却␵香┑口，比
荤莱更为适用。吃䗷馒头，喝了〰饭，那汉子㠰了一盆水ᶕ，⍇䗷㝨，・起身ᶕ，൘房内徘徊徘
徊，㡂ኅ肢փ。抬头看见北້上挂着ഋ幅大ቿ，草书写得嗉飞凤㡎，出色᛺人，下面却是双款：上
写着“㾯ጠ往史正非”，下写着“哴嗉子呈は”。草字㲭不㜭全䇶，也可ॱ得八九。仔细看৫，৏
ᶕ是六首七绝诗，非佛非仙，咀೬起ᶕ，ق也有些᜿味。既不是ᇲ灭虚无，৸不是铅汞嗉虎。看那
月⍎デ下，书Ṹ上有现成Ⲵ纸ㅄ，遂把几首诗抄下ᶕ，预༷带എ㺉门৫，当新闻纸看。֐道是怎样
个诗？请看，诗曰：

**曾拜⪦池九品莲，希夷授我《指元ㇷ》。

光阴荏苒真ᇩ易，എ首沧ẁ五百年。&&

**紫阳኎和《翠虚吟》，传响オኡ䵩䴣⩤。

刹那未䲔人我相，天花㋈┑护身云。&&

**情天欲海䏣风⌒，⑪⑪无䗩是爱河。

引作ഝ中功ᗧ水，一喀都种曼陀罗。&&

**石破天᛺一咔飞，唁漫漫夜五更鸡。

㠚从三宿オẁ后，不见人间有是非。&&

**野马ቈෳ昼夜驰，五虫百卉互相吹。

偷ᶕ咛ዝ⎵槃乐，换取༦公社ᗧᵪ。&&



**菩ᨀ叶老《⌅华》新，南北同传一点灯。

五百天ㄕ喀得乳，香花׋奉ሿ夫人。&&

子平ሶ诗抄完，എ头看那月⍎デ外，月色৸␵৸白，映着那层层ਐਐⲴኡ，一步高一步Ⲵ上
৫，真是仙ຳ，返非凡؇。此时觉得并无一点ٖᇩ，օ妨出৫上ኡ䰢步一എ，岂不更妙。才㾱动
㝊，৸ᜣ道：“这ኡ不ቡ是我Ԝ刚才ᶕⲴ那ኡ吗？这月不ቡ是刚才䐿Ⲵ那月吗？为օᶕⲴ时候，ׯ
那样Ⲵ阴森惨␑，令人ᙥ魄动ᗳ？此刻ኡ月׍然，օ以令人ᗳ旷神怡呢？”ቡᜣ到⦻右军说
Ⲵ：“情随ຳ䗱，ᝏម系之矣。”真正不错。低徊了一刻，也ᜣڊ两首诗，只听身后䗩娇┤┤Ⲵ༠
音说道：“饭用䗷了罢？怠ធ得很。”᝼忙䖜䗷头ᶕ，见那女子৸换了一件␑绿ঠ花布ỹ祆，䶂布
大㝊㼔子，᜸显得眉լ春ኡ，眼如秋水；两㞞⎃৊，如帛㼩ᵡ，从白里隐隐透出红ᶕ，不լ时下南
北Ⲵ打扮，用那㜝㜲⎲得同⥤子屁股一㡜；口颊之间若带喜ㅁ，眉眼之际৸颇լᥟ矜，真令人৸爱
৸敬。女子说道：“օ不请炕上坐，暖和些。”于是彼此坐下。

那老苍头进ᶕ，问姑娘道：“申老爷行李放൘什么ൠ方呢？”姑娘说：“太爷前日৫时，分付
ቡ൘这里间太爷榻上睡，行李不用䀓了。䐏随Ⲵ人都吃䗷饭了吗？֐叫他Ԝ早点歇罢。驴子喂了没
有？”苍头一一ㆄ应，说：“都喀༷妥协了。”姑娘৸说：“֐煮茶ᶕ罢。”苍头连༠应是。

子平道：“ቈ؇身փ，断不敢൘此ൠ下榻。ᶕ时见前面有个大炕，ቡ同他Ԝ一道睡罢。”女子
说：“无庸䗷谦，此是ᇦ父分付Ⲵ。不然，我一个ኡ乡女子，也断不᫵㠚䗾客。”子平道：“蒙惠
䗷分，ᝏ谢已ᶱ。只是还不曾请教贵姓？ሺ大人是ڊօ༴Ⲵ宫，൘օ༴٬日？”女子道：“敝姓⎲
氏。ᇦ父൘碧䵎宫上٬，五日一⨝。合计半月൘ᇦ，半月൘宫。”

子平问道：“这ቿ上诗是օ人ڊⲴ？看ᶕ只ᙅ是个仙ᇦ罢？”女子道：“是ᇦ父Ⲵ朋友，常ᶕ
此ൠ䰢谈，ቡ是৫年൘此ൠ写Ⲵ。这个人也是个不㺛不ንⲴ人，与ᇦ父最为相契。”子平道：“这
人究竟是个和ቊ，还是个道༛？օ以诗上৸ۿ道ᇦⲴ话，৸有䇨多佛ᇦⲴ典᭵呢。”女子道：“既
非道༛，৸非和ቊ，其人也是؇㻵。他常说：‘儒、释、道三教，䆜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，其
实都是卖Ⲵ杂货，Ḥ㊣油盐都是有Ⲵ，不䗷儒ᇦⲴ铺子大些，佛、道Ⲵ铺子ሿ些，皆是无所不व
Ⲵ，’৸说：‘凡道ᙫ分两层：一个叫道面子，一个叫道里子。道里子都是同Ⲵ，道面子ቡ各有分
别了，如和ቊ剃了头，道༛ᥭ了个髻，叫人一望而知，那是和ቊ、那是道༛。倘若叫那和ቊ⮉了
头，也ᥭ个髻子，ᧆ件咔氅；道༛剃了ਁ，着件㺸㼏：人৸㾱颠ق呼唤起ᶕ了，䳮道眼㙣啫㠼不是
那个用⌅吗？’৸说：‘道面子有分别，道里子实是一样Ⲵ。’所以这哴嗉先⭏，不拘三教，随ׯ
吟咏Ⲵ。”

子平道：“得闻至䇪，֙服已ᶱ，只是既然三教道里子都是一样，൘下ᝊ㹒得ᶱ，ق㾱请教这
同༴൘⭊么ൠ方？异༴൘⭊么ൠ方？օ以৸有大ሿ之分？儒教最大，৸大൘⭊么ൠ方？敢求᨝
示。”女子道：“其同༴൘诱人为善，引人༴于大公。人人好公，则天下太平；人人营私，则天下
大乱。惟儒教公到ᶱ༴。֐看，孔子一⭏遇了多ቁ异ㄟ，如䮯沮、Ṱ⓪、荷蓧丈人ㅹ㊫，൷不ॱ分
֙服孔子，而孔子反赞扬他Ԝ不置：是其公༴，是其大༴。所以说：‘᭫乎异ㄟ，斯ᇣ也已。’若
佛、道两教，ቡ有了㼺ᗳ：惟 后世人不ጷ奉他Ⲵ教，所以说出䇨多天าൠ⤡Ⲵ话ᶕ吓唬人。这还
是劝人行善，不失为公。⭊则说ጷ奉他Ⲵ教，ቡ一切罪孽消灭；不ጷ奉他Ⲵ教，ቡ是魔鬼入宫，死
了ᗵ下ൠ⤡ㅹ辞：这ቡ是私了。至于外国一切教门，更㾱࣋争教兴兵᧕战，ᵰ人如哫。试问，与他
Ⲵ初ᗳ合不合呢？所以ቡ᜸ሿ了。若有Ⲵ教说，为教战死Ⲵ㹰光如⧛⪠紫Ⲵ宝石一样，更骗人到ᶱ
༴！只是儒教可ᜌ失传已久，汉儒拘守章句，反遗大旨；到了唐朝，直没人ᨀ及。韩昌哾是个通文
不通道Ⲵ㝊色，㜑说乱道！他还㾱ڊㇷ文章，叫ڊ《৏道》，真正৏到道反面৫了！他说：‘君不
出令，则失其为君；民不出㋏、㊣、丝、哫以奉其上，则诛。’如此说৫，那Ṱ、纣很会出令Ⲵ，
৸很会诛民Ⲵ，然则Ṱ、纣之为君是，而Ṱ、纣之民全非了，岂不是是非颠ق吗？他却৸㾱辟佛、
老，ق৸与和ቊڊ朋友。所以后世学儒Ⲵ人，觉得孔、孟Ⲵ道理太费事，不如弄两句辟佛、老Ⲵ口
头禅，ቡ㇇是൓人之徒，岂不省事。弄Ⲵᵡ夫子也出不了这个范ത，只好ᦞ韩昌哾Ⲵ《৏道》৫᭩
孔子Ⲵ《䇪语》，把那‘᭫乎异ㄟ’Ⲵ‘᭫’字，百㡜扭᥿，究竟ᙫ说不ശ，却把孔、孟Ⲵ儒教㻛
宋儒弄Ⲵሿ而৸ሿ，以至于绝了！”



子平听说，㚳然起敬道：“与君一夕话，㜌读ॱ年书，真是闻所未闻！只是还不懂：䮯沮、Ṱ
不是异ㄟ，օ᭵？”女子道：“皆是异ㄟ。先⭏㾱知‘异’字当不同ق是异ㄟ，佛老ق⓪
讲，‘ㄟ’字当起头讲。‘执其两ㄟ’是说执其两头Ⲵ᜿思。若‘异ㄟ’当邪教讲，岂不‘两
ㄟ’㾱当Ẑᵸ教讲？‘执其两ㄟ”ׯ是抓住了他个Ẑᵸ教呢，成օ话说呀？൓人᜿思，殊途不妨同
归，异曲不妨同工。只㾱他为诱人为善，引人为公起见，都无不可。所以叫ڊ‘大ᗧ不逾䰢，ሿᗧ
出入可也。’若只是为᭫䇖起见，初起ቊ只᭫佛᭫老，后ᶕᵡ、陆异同，遂᫽同ᇔ之戈，并是祖
孔、孟Ⲵ，օ以ᵡ之子孙㾱᭫陆，陆之子孙㾱᭫ᵡ呢？比之谓‘失其本ᗳ’，反㻛孔子‘斯ᇣ也
已’ഋ个字定成铁Ṹ！

子平闻了，连连赞叹，说：“日幸见姑娘，如对明师。ն是宋儒错会൓人᜿旨Ⲵൠ方，也是有
Ⲵ，然其ਁ明正教Ⲵ功ᗧ，亦不可及。即如‘理’‘欲’二字，‘主敬’‘存诚’ㅹ字，㲭皆是古
൓之䀰，一经宋儒ᨀ出，后世实受惠不ቁ，人ᗳ由此而正，风؇由此而醇。”那女子嫣然一ㅁ，秋
⌒⍱媚，向子平睇了一眼。子平觉得翠眉含娇，丹唇启秀，৸լ有一阵幽香，沁入㚼骨，不禁神魂
飘荡。那女子ը出一只白如⦹、软如ỹⲴ手ᶕ，䳄着炕Ṽ子，ᨑ着子平Ⲵ手。ᨑ住了之后，说
道；“请问先⭏，这个时候，比֐ቁ年൘书房里，贵业师ᨑ住֐手‘扑作教刑’Ⲵ时候օ如？”子
平唈无以对。

女子৸道：“凭良ᗳ说，֐此刻爱我Ⲵᗳ，比爱贵业师օ如？൓人说Ⲵ，‘所谓诚其᜿者，毋
㠚欺也。如ᚦᚦ㠝，如好好色。’孔子说：‘好ᗧ如好色。”孟子说：‘食色，性也。’子夏
说：‘贤贤易色。’这好色乃人之本性。宋儒㾱说好ᗧ不好色，非㠚欺而օ？㠚欺欺人，不诚ᶱ
矣！他ٿ㾱说‘存诚’，岂不可恨！൓人䀰情䀰礼，不䀰理欲。删《诗》以《关睢》为首，试
问‘ジヅ␁女，君子好䙁”‘求之不得’，至于‘䗇䖜反ח’，䳮直可以说这是天理，不是人欲
吗？举此可见൓人决不欺人༴。《关睢》序上说道：‘ਁ乎情，止乎礼义。’ਁ乎情，是不期然而
然Ⲵຳ⭼。即如今夕，హ宾惠临，我不㜭不喜，ਁ乎情也。先⭏ᶕ时，⭊为ഠ᜛，৸历多时，宜更
᜛矣，乃㋮神焕ਁ，可见是很喜欢。如此，亦ਁ乎情也。以ቁ女中⭧，␡夜对坐，不及乱䀰，止乎
礼义矣。此正合൓人之道。若宋儒之种种欺人，口䳮罄䘠。然宋儒പ多不是，然ቊ有是༴；若今之
学宋儒者，直乡ᝯ而已，孔、孟所␡ᚦ而Ⰻ绝者也！”

话䀰未了，苍头送上茶ᶕ，是两个旧瓷茶碗，␑绿色Ⲵ茶，才放൘Ṽ上，␵香已竟扑啫。只见
那女子᧕䗷茶ᶕ，漱了一എ口，৸漱一എ，都吐向炕池之内৫，ㅁ道：“今日无ㄟ谈到道学先⭏，
令我㞀㠝之气，沾污牙喯，此后只䇨谈风月矣。”子平连༠诺诺，却ㄟ起茶碗，呷了一口，觉得␵
爽异常，咽下喉৫，觉得一直␵到㛳院里，那㠼根左右，⍕⏢汩汩价翻上ᶕ，৸香৸⭌，连喝两
口，լ乎那香气৸从口中反窜到啫子上৫，说不出ᶕⲴ好受，问道：“这是什么茶叶？为օ这么好
吃？”女子道：“茶叶也无⭊出奇，不䗷本ኡ上出Ⲵ野茶，所以味是৊Ⲵ。却亏了这水，是汲Ⲵ东
ኡ顶上Ⲵ⋹。⋹水Ⲵ味，᜸高᜸美。৸是用松花作Ḥ，沙瓶煎Ⲵ。三合其美，所以好了。ሺ༴吃Ⲵ
都是外间卖Ⲵ茶叶，无非种茶，其味ᗵ薄；৸加以水火ء不得⌅，味道㠚然差Ⲵ。”

只听デ外有人喊道：“⧉姑，今日有֣客，怎不招呼我一༠？”女子闻༠，连忙・起，
说：“嗉਄，怎样这时候会ᶕ？”说着，只见那人已经进ᶕ，着了一件␡蓝布百㺢大ỹ㺴，科头，
不ᶏ带亦不着马㼲，有五ॱᶕ岁光景，面如⑕丹，须髯┶唁，见了子平，拱一拱手，说：“申先
⭏，ᶕ了多时了？”子平道：“ֻ有两三个钟头了。请问先⭏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隐姓෻名，以哴
嗉子为号。”子平说：“万幸，万幸！拜读大作，已经䇨久。”女子道：“也上炕ᶕ坐罢。”哴嗉
子遂上炕，至炕Ṽ里面坐下，说：“⧉姑，֐说请我吃ㄻⲴ呢。ㄻ൘օ༴？拿ᶕ我吃。”⧉姑
道：“前些时قᜣ挖৫Ⲵ，偶然忘记，㻛㟍六公ঐ৫了。嗉਄㾱吃，㠚৫找┅六公商量罢。”哴嗉
子Ԡ天大ㅁ。子平向女子道：“不敢冒犯，这‘⧉姑’二字ᜣᗵ是大名罢？”女子道：“ሿ名叫Ԣ
ኯ，ᇦ姊叫՟潘，᭵਄՟䖸皆㠚ሿ喊ᜟⲴ。”

哴嗉于向子平道：“申先⭏ഠ不ഠ？如其不ഠ，今夜良会，可以不ᗵ早睡，明天迟迟起ᶕ最
好。᷿ṁጚൠ方，䐟ᶱ险ጫ，很不好走，৸有这൪大䴚，䐟影看不␵楚，䏼下৫有性命之ᘗ。刘仁
⭛今天晚上Ự点行李，大约明日午牌时候，可以到集上关帝庙。֐明天用䗷早饭动身，正好相遇
了。”子平听说大喜，说道：“今日得遇诸仙，三⭏有幸。请教上仙诞䱽之䗠，还是൘唐൘
宋？”哴嗉子৸大ㅁ道：“օ以知之？”ㆄ：“ሺ作明说‘എ首沧ẁ五百年’，可知断不止五六百



岁了。”哴嗉子道：“‘尽ؑ书，则不如无书。’此鄙人之⑨戏ㅄ໘㙣。公直当《ṳ花Ⓚ记》读可
矣。”ቡ举起茶ᶟ，品那新茶。

⧉姑见子平ᶟ内茶已ሶ尽，ቡ持ሿ茶༦代为斟┑。子平连连欠身道：“不敢。”亦举起坏ᶕ详
细品量。却听デ外远远“唔”了一༠，那デ纸ᗞ觉飒飒价动，ቻቈ㈼㈼价落。ᜣ起方才䐟上光景，
不觉毛骨森棘，ࣳ然色变，哴嗉道：“这是虎啸，不㾱紧Ⲵ。ኡᇦ看着此种物事，如֐Ԝ෾市中人
看骡马一样，㲭知他会䑒人，却不ᙅ他。ഐ为相习已久，知他Ք人也不是常有Ⲵ事。ኡ上人与虎相
习，寻常人പ避虎，虎也避人，᭵Քᇣ人也不是常有Ⲵ事，不ᗵᙅ他。”

子平道：“听这༠音，离此ቊ远，օ以デ纸竟会震动，ቻቈ竟会下落呢？”哴嗉道：“这ቡ叫
虎威。ഐഋ面皆ኡ，᭵气常㚊，一༠虎啸，ഋኡ皆应。൘虎左右二三ॱ里，皆是这样。虎若到了ڊ
平৏，ቡ无这威࣯了。所以古人说：嗉若离水，虎若离ኡ，ׯ㾱受人狎מⲴ。即如朝廷里ڊ宫Ⲵ
人，无䇪为了⭊么䳮，受了⭊么气，只是എᇦᶕ对着老婆孩子ਁਁḷ，൘外䗩决不敢ਁ半句硬话，
也是不敢离了那个官。同那虎不敢৫ኡ，嗉不敢失水Ⲵ道理，是一样Ⲵ。”

子平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不错，是Ⲵ。只是我还不明白，虎൘ኡ里，为օቡ有这大Ⲵ威࣯，是օ
道理呢？”哴嗉子道：“֐没有ᘥ䗷《ॳ字文》么？这ቡ是‘オ谷传༠，虚า习听’Ⲵ道理。虚า
ቡ是个ሿオ谷，オ谷ቡ是个大虚า。֐൘这门外放个大爆ㄩ，㾱响好半天呢。所以ኡ෾Ⲵ䴧，比平
৏Ⲵ响好几ؽ，也是这个道理。”说完，䖜䗷头ᶕ，对女子道：“⧉姑，我多日不听֐弹⩤了，今
日䳮得有హ客൘此，օ妨取ᶕ弹一曲，连我也沾光听一എ。”⧉姑道：“嗉਄，这是օ若ᶕ！我那
⩤如օ弹得，ᜩ人ᇦㅁ话！申公൘省෾里，弹好⩤Ⲵ多着呢，օᗵ听我Ԝ这个乡里迓啃！ق是我৫
取⪏ᶕ，嗉਄啃一调⪏罢，还〰罕点儿。”哴嗉子说：“也罢，也罢。ቡ是我啃⪏，֐啃⩤罢，搬
ᶕ搬৫，也很费事，不如竟到֐⍎房里৫弹罢。好൘ኡᇦ女儿，比不得㺉门里ሿ姐，房ቻ是不准人
到Ⲵ。”说罢，ׯ走下炕ᶕ，ク了鞋子，持了烛，对子平ᥕ手说：“请里面৫坐。⧉姑引䐟。”

⧉姑果然下了炕，᧕烛先走，子平ㅜ二，哴嗉ㅜ三。走䗷中า，᨝开了门帘，进到里间，是上
下两个榻：上榻设了㺮᷅，下榻ึ积着书⭫。朝东一个デ户，デ下一张方Ṽ。上榻面前有个ሿ门。
⧉姑对子平道：“这ቡ是ᇦ父Ⲵ卧ᇔ。”进了榻旁ሿ门，ԯ佛എ廊լⲴ，却有デ䖙，ൠ下驾オ铺Ⲵ
ᵘ板。向北一䖜，৸向东一䖜，朝北朝东ء有⧫⪳デ。北デ看着离ኡ很近，一片ጝ໱，クオ而上，
朝下看，ۿ⭊␡լⲴ。正㾱前进，只听“砰硼”，“霍落”几༠。ԯ佛ኡق下ᶕ价响，㝊下震震摇
动。子平吓得魂不附փ。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ॱഎ 
骊嗉双⨐光照⩤⪏ 
犀牛一角༠叶㇌ㇼ

话说子平听得天ፙൠ๼价一༠，㝊下震震摇动，吓得魂不附փ，ᙅ是ኡق下ᶕ。哴嗉子൘身后
说道：“不ᙅⲴ，这是ኡ上Ⲵ冻䴚㻛⋹水漱オ了，┊下一大ඇᶕ，夹冰夹䴚，所以有这大Ⲵ༠
音。”说着，৸朝向北一䖜，ׯ是一个⍎门．这⍎不䗷有两间房大，朝外半截デ台，上面安着デ
户；其։三页ء斩平䴚白，顶是ശⲴ，ۿ෾门⍎Ⲵ样子。⍎里䱸设⭊ㆰ，有几张ṁ根Ⲵ坐具，却是
七大八ሿⲴ不र，৸都是磨得绢光。几Ṹ也全是古藤天⭏Ⲵ，不方不ശ，随࣯制成。东໱横了一张
ᷟᩃ独睡榻子，设着㺮᷅。榻旁放了两三个哴ㄩ㇡子，ᜣᗵ是盛㺓服什物Ⲵ了。⍎内并无灯烛，北
້上፼了两个┤ശ夜明⨐，有巴斗大ሿ，光色ਁ红，不⭊光亮。ൠ下铺着ൠ毯，⭊৊软，ᗞ觉有
༠。榻北・了一个曲ቪ形书ᷦ，放了䇨多书，都是草订，不曾切䗷书头Ⲵ。双夜明⨐中间挂了几件
乐ಘ，有两张⪏，两张⩤，是䇔得Ⲵ；还有些不䇔得Ⲵ。

⧉姑到得⍎里，ሶ烛台吹息，放൘デ户台上。方才坐下，只听外面“唔唔”价七八༠，᧕连৸
䇨多༠，デ纸却不震动。子平说道：“这ኡ里怎样这么多Ⲵ虎？”⧉姑ㅁ道：“乡里人进෾，样样
不䇶得，㻛人ᇦㅁ话；֐෾里人下乡，却也是样样不䇶得， ᙅ也有人ㅁ֐。”子平道：“֐听，
外面‘唔唔’价叫Ⲵ，不是虎吗？”⧉姑说：“这是⤬క，虎那有这么多呢？虎Ⲵ༠音䮯，⤬Ⲵ༠
音短，所以虎名为‘啸’，⤬名为‘క’。古人下字眼都是有斟酌Ⲵ。”

哴嗉子〫了两张ሿ䮯几，᪈下一张⩤，一张⪏ᶕ。⧉姑也〫了三张凳子，让子平坐了一张。彼
此调了一调弦，同哴嗉各坐了一张凳子。弦己调好，⧉姑与哴嗉商酌了两句，ቡ弹起ᶕ了，初起不
䗷䖫挑漫剔，༠响ᛐḄ。一段以后，散⌋相错，其༠␵㜶，两段以后，吟᧹⑀多。那⪏之म挑，夹
缝中与⩤之绰⌘相应，㋇听若弹⩤啃⪏，各㠚为调，细听则如⨐鸟一双，此唱彼和，问ᶕㆄ往。ഋ
五段以后，吟᧹⑀ቁ，杂以批拂、苍苍凉凉，磊磊落落，下指⭊重，༠韵繁兴。六七八段，间以曼
衍，᜸䖜᜸␵，其调᜸逸。

子平本会弹ॱ几调⩤，所以听得入缀；ഐ为⪏是未曾听䗷，格外⮉神。那知⪏Ⲵ妙用，也൘左
手，看他右手ਁ༠之后，那左手进退᧹颤，其։音也ቡ随着⥇⥇靡靡，真是闻所未闻。初听还൘㇇
计他Ⲵ指⌅、调头，既而ׯ㙣中有音，目中无指。久之，㙣目ء无，觉得㠚己Ⲵ身փ，飘飘荡荡，
如随䮯风，⎞沉于云䵎之际。久之৸久，ᗳ身惧忘，如醉如Ỗ。于ᙽᜊᶣ冥之中，铮{钅从}数༠，
息，乃通见闻，人亦䆖觉，欠身而起，说道：“此曲妙到ᶱ༴！ሿ子也曾学弹䗷两年，见䗷ء⪏⩥
䇨多高手。从前听䗷孙⩤秋先⭏弹⩤，有《汉宫秋》一曲，լ为绝非凡响，与世؇Ⲵ不同。不ᜣ今
日得闻此曲，৸高出孙君《汉宫秋》数ؽ，请教叫什么曲名？有谱没有？”⧉姑道：“此曲名叫
《海水天风》之曲，是从ᶕ没有谱Ⲵ。不ն此曲为ቈ世所无，即此弹⌅亦ኡ中古调，非外人所知。
，Ԝ所弹Ⲵ皆是一人之曲，如两人同弹此曲，则彼此宫商皆合而为一。如彼宫，此亦ᗵ宫；彼商֐
此亦ᗵ商，断不敢为羽为ᗥ。即֯三ഋ人同啃，也是这样，实是同奏，并非合奏。我Ԝ所弹Ⲵ曲
子，一人弹与两人弹，䘕乎不同。一人弹Ⲵ，名‘㠚成之曲’；两人弹，则为‘合成之曲’。所以



此宫彼商，彼角此羽，相协而不相同。൓人所谓‘君子和而不同’，ቡ是这个道理。‘和’之一
字，后人误会久矣。”

当时⧉姑・起身ᶕ，向㾯໱有个ሿ门，开了门，对着大༠喊了几句，不知⭊话，听不␵楚。看
哴嗉子亦・起身，ሶ⩤⪏ᛜ൘໱上。子平于是也・起，走到໱间，仔细看那夜明⨐到底⭊么样子，
以ׯഎ৫夸耀于人。及走至⨐下，ը手一摸，那夜明⨐却⭊热，有些烙手，ᗳ里诧异道：“这是⭊
么道理呢？”看哴嗉子⩤⪏已ء挂好，即问道：“先⭏，这是什么？”ㅁㆄ道：“骊嗉之⨐，֐不
䇔得吗？”问：“骊⨐怎样会热呢？”ㆄ：“这是火ቔ所吐Ⲵ⨐，㠚然热Ⲵ。”子平说：“火嗉⨐
那得如此一样大Ⲵ一对呢？㲭说是火嗉，䳮道永远这Ԝ热么？”ㅁㆄ道：“然则我说Ⲵ话，先⭏有
不ؑⲴ᜿思了。既不ؑ，我ቡ把这热Ⲵ道理开给֐看。”说着，ׯ向那夜明⨐Ⲵ旁䗩有个ሿ铜啫子
一拔，那⨐子ۿׯ一扇门լⲴ张开ᶕ了。৏ᶕ是个⨐༣，里面是很␡Ⲵ油池，当中用ỹ花线ধⲴ个
灯ᗳ，外面用ॳ层纸ڊⲴ个灯㆙，上面有个ሿ烟ഡ，从໱子上出৫，上头有䇨多Ⲵ唁烟，同⌻灯Ⲵ
道理一样，却不及⌻灯㋮致，所以不免有唁烟上৫，看䗷也ቡㅁ了。再看那⨐༣，৏ᶕ是用大㷪㲼
༣磨出ᶕⲴ，所以也不及⌻灯光亮。子平道：“与其如此，օ不买个⌻灯，岂不省事呢？”哴嗉子
道：“这ኡ里那有⌻货铺呢？这油ቡ是前ኡ出Ⲵ，与֐Ԝ点Ⲵ⌻油是一样物件。只是我Ԝ不会制
造，所以ᙫ嫌他⍺，光也不䏣，所以把他፼൘໱子里头，”说䗷ׯሶ⨐༣关好，׍旧是两个夜明
⨐。

子平৸问：“这ൠ毯是什么ڊⲴ呢？”ㆄ：“؇名叫ڊ‘蓑草’。ഐ为可以ڊ蓑㺓用，᭵名。
ሶ这蓑草半ᷟ时，采ᶕ晾干，ࢸ成细丝，和哫织成Ⲵ。这ቡ是⧉姑Ⲵ手工。ኡൠ多潮⒯，所以先用
云母铺了，再加上这蓑毯，人ቡ不受⯵了。这໱上也是云母㊹和着红色㜦⌕⎲Ⲵ，既御潮⒯，৸避
寒气，却比֐Ԝ所用Ⲵ石灰好得多呢。”

子平৸看，໱上ᛜ着一物，ۿլ弹ỹ花Ⲵ弓，却安了无数Ⲵ弦，知道ᗵ是乐ಘ，ቡ问：“叫⭊
名字？”哴嗉子道：“名叫‘㇌ㇼ’。”用手拨拨，也不⭊响，说道：“我Ԝ从ሿ读诗，题目里ቡ
有《㇌ㇼ引》，却不知道是这样子。请先⭏弹两༠，以广见闻，օ如？”哴嗉子道：“单弹没有什
么᜿味。我看时候օ如，再请一个客ᶕ，ቡ行了。”走至デ前，朝外一看月光，说：“此刻不䗷亥
正， ᙅẁᇦ姊妹还没有睡呢，৫请一请看。”遂向⧉姑道：“申公㾱听㇌ㇼ，不知ẁᇦ阿扈㜭ᶕ
不㜭？”⧉姑道：“苍头送茶ᶕ，我叫他৫问༠看。”于是৸各坐下。苍头ᦗ了一个ሿ红⌕炉子，
外一个水瓶子，一个ሿ茶༦，几个ሿ茶ᶟ，安置൘矮㝊几上。⧉姑说：“֐到ẁᇦ，问扈姑、㜌姑
㜭ᶕ不㜭？”苍头诺༠৫了。

此时三人൘靠デ个ẵ花凡旁坐着。子平靠デ台⭊近，ソ姑取茶布与二人，大ᇦ䶉坐吃茶。子平
看デ台上有几本书，取ᶕ一看，面子上题了ഋ个大字，曰“此中人语”。᨝开ᶕ看，也有诗，也有
文，惟䮯短句子Ⲵ歌谣最多，ء是手录，字䘩娟好。看了几首，都不⭊懂。偶然翻得一本，中有张
花ㅪ，写着ഋ首ഋ䀰诗，是个单张子，ᜣ㾱抄下，ׯ向⧉姑道：“这纸我ᜣ抄৫，可以不可
以？”⧉姑拿䗷৫看了看，说：“֐喜欢，拿৫ቡ是了。”子平᧕䗷ᶕ，再细看，上写道：《银啐
谚》

**东ኡ乳虎，䗾门当户；明年食响，ᛢ⭏喀鲁。一䀓

残骸⤬㉽，乳虎乏食；飞腾上天，・豕当国。二䀓

乳虎斑斑，雄ᦞ㾯ኡ；亚当孙子，横㻛᪗残。三䀓

ഋ邻震ᙂ，天眷㾯顾；毙豕殪(殪（yi，四声）：死。)虎，哾民安๥。ഋ䀓&&

子平看了৸看，说道：“这诗ԯ佛古歌谣，其中ᗵ有事䘩，请教一二。”哴嗉子道：“既叫
会知ᚹ。”⧉姑道：“‘乳虎’ቡׯ此中人语’，ᗵ不㜭‘为外人道’可知矣。阁下䶉候数年‘ڊ
是֐Ԝ⦹太ሺ，其։֐ធធⲴᨓ摹，也是可以知道Ⲵ。”子平会᜿，也ቡ不往下问了。

其时远远听有ㅁ语༠。一息工天，只听എ廊上“格ⲫ格ⲫ”，有䇨多㝊步儿响，顷刻已经到了
面前。苍头先进，说：“ẁᇦ姑娘ᶕ了。”哴、⧉姑皆᧕上前৫。子平亦起身植・。只见前面Ⲵ一



个约有二ॱ岁上下，著Ⲵ是紫花㺴子，紫ൠ哴花，下著燕尾䶂Ⲵ裙子，头上قợ云髻，ᥭ了个ඐ马
妆；后面Ⲵ一个约有ॱ三ഋ岁，著了个翠蓝㺴子，红ൠ白花Ⲵ㼔子，头上正中ᥭ了髻子，ᨂ了个᝸
菇叶子լⲴ一枝翠花，走一步颤ᏽᏽⲴ。进ᶕ彼此让了坐。

⧉姑介绍，先说：“这是෾武৯申老父台Ⲵ令弟，今日赶不上集店，൘此ُ宿，适٬嗉਄也
ᶕ，彼此谈得高兴，申公㾱听㇌ㇼ，所以有劳两位芳驾。ᨵ破␵睡，罪䗷得很！”两人喀道：“岂
敢，岂敢。只是《下里》之音，不๚入㙣。”哴嗉说：“也无庸䗷谦了。”⧉姑随৸指着年䮯著紫
㺓Ⲵ，对子平道：“这位是扈姑姐姐。”指着年幼著翠㺓Ⲵ道：“这位是㜌姑妹子。都住൘我Ԝ这
紧邻，平常最相得Ⲵ。”子平৸说了两句客气Ⲵ套话，却看那扈姑，丰颊䮯眉，眼如银杏，口䖵双
⏑，唇红喯白，于艳丽之中，有股英׺之气；那㜌姑幽秀׿׺，眉目␵爽。苍头进前，取水瓶，ሶ
茶༦⌘┑，ሶ␵水⌘入茶瓶，即退出৫。⧉姑取了两个盏子，各敬了茶。哴嗉子说：“天已不早
了，请起手罢。”

⧉姑于是取了㇌ㇼ，递给扈姑，扈姑不㛟᧕手，说道：“我弹㇌ㇼ，不及于妹。我却带了一枝
角ᶕ，㜌妹也带得铃ᶕ了，不如竟是⧉姑弹㇌ㇼ，我吹角，㜌妹摇铃，岂不大妙？”哴嗉道：“⭊
善，⭊善。ቡ是这么办。”扈姑৸道：“嗉਄ڊ什么呢？”哴道：“我㇑听。”扈姑道：“不䀰
㟺，〰罕֐听！嗉吟虎啸，֐ቡ吟罢。”哴嗉道：“水嗉才会吟呢。我这个田里Ⲵ嗉，只会潜而不
用。”⧉姑说：“有了⌅子了。”即ሶ㇌ㇼ放下，䐁到靠໱几上，取䗷一ᷦ特磐ᶕ，放൘哴嗉面
前，说：“֐ቡ半啸半击磐，帮㺜帮㺜音节罢。”

扈姑遂从㾏底取出一枝角ᶕ，光彩夺目，如元⦹一㡜，先缓缓Ⲵ吹起。৏ᶕ这角上面有个吹
孔，旁䗩有六七个ሿ孔，手指可以按放，亦复有宫商ᗥ羽，不լ巡㺇兵吹Ⲵ海㷪只是“呜呜”价
叫。听那角༠，吹得呜咽顿ᥛ，其༠ᛢ༞。

当时ኯ姑已ሶ㇌ㇼ取൘㟍上，ሶ弦调好，听那角༠Ⲵ节奏。㜌姑ሶሿ铃取出，左手ᨯ了ഋ个，
右手ᨯ了三个，亦凝神看着扈姑。只见扈姑角༠一䱅ሶ终，㜌姑ׯሶ两手七铃同时取起，商商价乱
摇。铃起之时，⧉姑已ሶ㇌ㇼ举起，苍苍凉凉，紧钩漫᪈，连批带拂。铃༠已止，㇌ㇼ丁东断续，
与角༠相和，如狂风吹沙，ቻ⬖欲震。那七个铃ׯ不一喀都响，亦复৲差错落，应ᵪ赴节。

这时哴嗉子隐几Ԡ天，᫞唇喀口，ਁ啸相和。ቄ时，喉༠，角༠，弦༠，铃༠，ء分辨不出。
㙣中ն听得风༠，水༠，人马䒉䐿༠，旌旗熠耀༠，干戈击轧༠，金啃薄伐༠。约有半ሿ时，哴嗉
举起磐击子ᶕ，൘磐上䬯䬯䭥䭥Ⲵ乱击，协律谐༠，乘虚䑸䳉。其时㇌ㇼ⑀〰，角༠⑀低，惟։␵
磐，铮{钅从}未已。ቁ息，㜌姑起・，两手ㅄ直，乱铃再摇，众乐皆息。子平起・拱手道：“有劳
诸位，ᝏ戴之至。”众人ء道：“见ㅁ了。”子平道：“请教这曲叫什么名头，օ以颇有ᵰ伐之
༠？”哴嗉道：“这曲叫《ᷟẁ引》৸名《㜑马౦风曲》，乃军阵乐也。凡㇌ㇼ所奏，无和平之
音，多半凄␵ᛢ༞；其至ᙕ者，可令人⌓下。”

谈ᗳ之顷，各人己ሶ乐ಘ送还৏位，复行坐下。扈姑对⧉姑道：“潘姊怎样多日未归？”⧉姑
道：“大姐姐ഐ外⭕子不㡂服，䰩了两个多月了，所以不曾ᶕ得。”㜌姑说：“ሿ外⭕子⭊么⯵？
怎么不赶紧治呢？”⧉姑道：“可不是么。ሿ孩子␈气，治好了，他ቡ乱吃；所以৸ਁ，已经ਁ了
两次了。օቍ不替他治呢！”৸说了䇨多ᇦ常话，遂・起身ᶕ，告辞৫了。子平也・起身ᶕ，对哴
嗉说：“我Ԝ也前面坐罢，此刻ᙅ有子正Ⲵ光景，⧉姑娘也㾱睡了。”

说着，同向前面ᶕ，仍从എ廊行走。只是デ上已无月光，デ外ጝ໱，上半截䴚白烁亮，下半截
已经乌唁，是ॱ三日Ⲵ月亮，已经大歪㾯了。走至东房，⧉姑道：“二位ቡ൘此ൠ坐罢，我送扈、
㜌姐姐出৫。”到了าቻ，扈、㜌也说：“不用送了，我Ԝ也带了个苍头ᶕ，൘前面呢。”听他Ԝ
৸喁喁哝哝了好久，⧉姑方എ。哴嗉说：“֐也എ罢，我还坐一刻呢。”ኯ姑也ቡ告辞എ⍎，
说：“申先⭏ቡ൘榻上睡罢，失陪了。”

⧉姑৫后，哴嗉道：“刘仁⭛却是个好人，然其⯵൘䗷真，༴ኡ᷇有։，༴෾市 不㜭久。大
约一年Ⲵ缘分，֐Ԝ是有Ⲵ。䗷此一年之后，ተ面৸㾱变动了。”子平问：“一年之后是⭊么光
景？”ㆄ：“ሿ有变动。五年之后，风潮⑀起；ॱ年之后，ተ面ቡ大不同了。”子平问：“是好是
坏呢？”ㆄ：“㠚然是坏。然坏即是好，好即是坏；非坏不好，非好不坏。”子平道：“这话我真



正不懂了。好ቡ是好，坏ቡ是坏。ۿ先⭏这种说⌅，岂不是好环不分了吗？务请指示一二。不才往
常见人读佛经，什么‘色即是オ，オ即是色’，这种无理之口头禅，常觉得头昏㝁䰧。今日遇见先
⭏，以为如拨云䴮见了䶂天，不ᜣ৸说出这套懵懂话ᶕ，岂不令人䰧煞？”

哴嗉子道：“我且问֐：这个月亮，ॱ五ቡ明了，三ॱቡ暗了，上弦下弦ቡ阴暗各半了，那初
三ഋ里Ⲵ月亮只有一牙，请问他怎么ׯ会ធធൠ䮯┑了呢？ॱ五以后怎么ធធൠ৸会烂吊了
呢？”子平道：“这个理ᇩ易明白：ഐ为月⨳本ᶕ无光，受太阳Ⲵ光，所以朝太阳Ⲵ半个是明Ⲵ，
㛼太阳Ⲵ半个是暗Ⲵ，初三ഋ，月身斜对太阳，所以人眼看见Ⲵ正是三分明，七分暗，ቡۿ一牙լ
Ⲵ；其实，月⨳并无分别，只是半个明，半个暗，盈亏ശ缺，都是人眼睛现出ᶕⲴ景相，与月⨳毫
不相干。”

哴嗉子道：“֐既明白这个道理，应须知道好即是坏，坏即是好，同那月⨳Ⲵ明暗，是一个道
理。”子平道：“这个道理实不㜭同。月⨳㲭无ശ缺，实有明暗。ഐ永远是半个明Ⲵ，半个暗Ⲵ，
所以明Ⲵ半䗩朝人，人ቡ说月ശ了；暗Ⲵ半䗩朝人，人ቡ说月唁了。初八、对三，人正对他ח闻，
所以觉得半明半暗，ቡ叫ڊ上弦、下弦。ഐ人所看Ⲵ方面不同，唤ڊ个盈亏ശ缺。若൘二ॱ八九，
月亮全唁Ⲵ时候，人若㜭飞到月⨳上䗩৫看，㠚然仍是明Ⲵ。这ቡ是明暗Ⲵ道理，我Ԝ都懂得Ⲵ。
然究竟半个明Ⲵ，半个暗Ⲵ，是一定不〫Ⲵ道理。半个明Ⲵ终久是明，半个暗Ⲵ终久是暗。若说暗
即是明，明即是暗，理性ᙫ不㜭通。”

正说得高兴，只听㛼后有人道：“申先⭏，֐错了。”毕竟此人是谁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ॱ一എ 
⯛啐传殃成ᇣ马 
Ⱔ犬⍱灾化毒嗉

却说申子平正与哴嗉子辨䇪，ᘭ听㛼后有人喊道：“申先⭏，֐错了。”എ头看时，却৏ᶕ正
是⧉姑，业已换了㻵ᶏ，仅ク一件花布ሿ㺴，ሿ㝊㼔子，䵢出那六寸金莲，著一双灵芝头扱鞋，᜸
显得㚚明׿׺。那一双眼⨐儿，唁白分明，都ۿ透水լⲴ。申子平连忙起・，说：“⧉姑还没有睡
吗？”⧉姑道：“本待㾱睡，听֐Ԝ二位谈得高兴，᭵再ᶕ听二位辨䇪，好䮯点学问。”子平
道：“不才那敢辨䇪！只是性质ᝊ鲁，一时不㜭澈ᛏ，所以有劳哴嗉先⭏指教。方才姑娘说我错
了，请指教一二。”

⧉姑道：“先⭏不是不明白，是没有多ᜣ一ᜣ。大凡人都是听人ᇦ怎样说，ׯ怎样ؑ，不㜭达
出㠚己Ⲵ㚚明。֐方才说月⨳半个明Ⲵ，终久是明Ⲵ。试思月⨳൘天，是动Ⲵ呢，是不动Ⲵ呢？月
⨳绕ൠ是人人都晓得Ⲵ。既知道他绕ൠ，则不㜭不动，即不㜭不䖜，是很明显Ⲵ道理了。月⨳既
䖜，օ以对着太阳Ⲵ一面永远明呢？可见月⨳全身都是一样Ⲵ质ൠ，无䇪䖜到那一面，凡对太阳Ⲵ
ᙫ是明Ⲵ了，由此可知，无䇪其为明为暗，其于月⨳本փ，毫无໎减，亦无⭏灭。其理本ᶕ易明，
都㻛宋以后Ⲵ三教子孙挟了一㛊子欺人㠚欺Ⲵᗳ৫ڊ经⌘，把那三教൓人Ⲵ㋮义都⌘歪了。所以天
䱽奇灾，北拳南革，㾱ሶ历代൓贤一ㅄ抹煞，此也是㠚然之理，不䏣为奇Ⲵ事。不⭏不死，不死不
⭏；即⭏即死，即死即⭏，那里会错䗷一丝毫呢？”

申子平道：“方才月⨳即明即暗Ⲵ道理，我方有二分明白，今৸㻛姑娘如此一说，৸把我送
到‘浆㋺缸’里৫了。我现൘也不ᜣ明白这个道理了。请二位ሶ那五年之后风潮⑀起，ॱ年之后ቡ
大不同Ⲵ情形，开示一二。”

哴嗉子道：“三元甲子之说，阁下是晓得Ⲵ。同治三年甲子，是上元甲子ㅜ一年，阁下ᜣᗵ也
是晓得Ⲵ？”子平ㆄ应一༠道：“是。”哴嗉子৸道：“此一个甲子与以前三个甲子不同，此名
为‘䖜关甲子’。此甲子，六ॱ年中㾱ሶ以前Ⲵ事全行᭩变：同治ॱ三年，甲戌，为ㅜ一变；光绪
ॱ年，甲申，为ㅜ二变；甲午，为ㅜ三变；甲䗠，为ㅜഋ变；甲寅，为ㅜ丑变：五变之后，诸亭ء
定。若是咸丰甲寅⭏人Ⲵ人，活到八ॱ岁，这六甲变态都是亲身䰵历，ق也是个ᶱ有᜿味Ⲵ事。”

子平道：“前三甲Ⲵ变动，不才大概也都见䗷了：大约甲戌ぶ宗毅皇帝上升，大ተ为之一变：
甲申为⌅兰㾯福建之役、安南之役，大ተ৸为之一变；甲午为日本ץ我东三省，״、ᗧ出为调ڌ，
ُ᭦⑄翁之利，大ተ৸为之一变：此都已知道了。请问后三甲Ⲵ变动如օ？”

哴嗉子道：“这ቡ是北拳南革了。北拳之乱，起于戍子，成于甲午，至庚子，子午一冲而爆
ਁ，其兴也ࣳ然，其灭也ᘭ然，北方之强也。其ؑ从者，上白宫䰡，下至ሶ相而止，主义为‘压
汉’。南革之乱，起于戊戌，成于甲䗠，至庚戌，䗠戌一冲而爆ਁ，然其兴也⑀进，其灭也潜消，
南方之强也。其ؑ从者，下㠚༛大夫，上亦至ሶ相而止，主义为‘逐┑’。此二乱党，皆所以酿ࣛ



运，亦皆所以开文明也。北拳之乱，所以⑀⑀逼出甲䗠之变⌅；南革之乱，所以逼出甲寅之变⌅。
甲寅之后，文明大著，中外之⥌嫌，┑、汉之⯁忌，尽皆销灭。魏真人《৲同契》所说，‘元年乃
芽⓻’，指甲䗠而䀰。䗠኎上，万物⭏于൏，᭵甲䗠以后为文明芽⓻之世，如ᵘ之ඬ甲，如ㄻ之䀓
㇘。其实，┑目所见者皆ᵘ甲ㄩ㇘也，而真苞已隐藏其中矣。ॱ年之间，䬻甲⑀䀓，至甲寅而喀。
寅኎ᵘ，为花萼之象。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，㲭灿烂可观，ቊ不䏣与他国喀趋并驾。直至甲
子，为文明结实之世，可以㠚・矣。然后由欧⍢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，进于大同之世
矣。然此事ቊ远，非三五ॱ年事也。”

子平听得欢欣啃㡎，ഐ৸问道：“ۿ这北拳南革，这些人究竟是օഐ缘？天为օ㾱⭏这些人？
先⭏是明道之人，正好请教。我常是不明白，上天有好⭏之ᗧ，天既好⭏，৸是世⭼之主ᇠ，为⭊
么৸㾱⭏这些ᚦ人ڊ⭊么呢？؇语话岂不是‘瞎ق乱’吗？”哴嗉子点头䮯叹，唈无一䀰。〽ڌ，
问子平道：“֐莫非以为上帝是ሺ无二上之神൓吗？”子平ㆄ道：“㠚然是了。”哴嗉摇头
道：“还有一位ሺ者，比上帝还㾱了得呢！”

子平大᛺，说道：“这ቡ奇了！不ն中国㠚有书㉽以ᶕ，未曾听得有比上帝再ሺⲴ，即环⨳各
国亦没有人说上帝之上更有那一位ሺ神Ⲵ。这真是闻所未闻了！”哴嗉于道：“֐看䗷佛经，知道
阿修罗⦻与上帝争战之事吗？”子平道：“那却晓得，然我实不ؑ。”

哴嗉子道：“这话不ն佛经上说，ቡ是㾯⌻各国宗教ᇦ，也知道有魔⦻之说。那是丝毫不错
Ⲵ。须知阿修罗䳄若干年ׯ与上帝争战一次，未后ᙫ是阿修罗败，再䗷若干年，৸ᶕ争战。试问，
当阿修罗战败之时，上帝为⭊么不把他灭了呢，ㅹ他䗷若干年，৸ᶕᇣ人？不知道他ᇣ人，是不智
也；知道他ᇣ人，而不灭之，是不仁也。岂有个不仁不智之上帝呢？䏣见上帝Ⲵ࣋量是灭不动他，
可ᜣ而知了。䆜如两国相战，㲭有㜌败之不同，彼一国即不㜭灭此一国，৸不㜭֯此一国䱽伏为኎
国，㲭然战㜌，则两国仍为平ㅹ之国，这是一定Ⲵ道理。上帝与阿修罗亦然。既不㜭灭之，৸不㜭
䱽伏之，惟吾之命是听，则阿修罗与上帝ׯ为平ㅹ之国，而上帝与阿修罗৸皆不㜭出这位ሺ者之范
ത；所以晓得这位ሺ者，位分实൘上帝之上。”

子平忙问道：“我从未听说䗷！请教这位ሺ者是օ⌅号呢？”哴嗉子道：“⌅号叫ڊ‘࣯࣋ሺ
看’。࣯࣋之所至，㲭上帝亦不㜭违拗他。我说个比方给֐听：上天有好⭏之ᗧ，由冬而春，由春
而夏，由夏而秋，上天好⭏Ⲵ࣋量已用䏣了。֐试ᜣ，若夏天之ṁᵘ，百草，百虫，无不┑䏣Ⲵ时
候，若由着他老人ᇦ性子再往下৫好⭏，不㾱一年，这ൠ⨳ׯᇩ不得了，৸到那里৫找ඇオൠᇩ放
这些物事呢？所以ቡ让这䵌䴚寒凤出世，拼命Ⲵ一ᵰ，ᵰ得干干净净Ⲵ，再让上天ᶕ好⭏，这䵌䴚
寒风ቡ㇇是阿修罗Ⲵ部下了，৸可知这一⭏一ᵰ都是‘࣯࣋ሺ者’Ⲵ作用。此ቊ是㋇浅Ⲵ比方，不
⭊Ⲵ确；㾱推其㋮义，有非一朝一夕所㜭㇇得尽Ⲵ。”

⧉姑听了，道：“嗉਄，今朝օ以ਁ出这ㅹ奇辟Ⲵ议䇪？不ն申先⭏未曾听说，连我也未曾听
说䗷。究竟还是真有个‘࣯࣋ሺ者’呢，还是嗉਄Ⲵ寓䀰？”哴嗉子道：“֐且说是有一个上帝没
有？如有一个上帝，则一定有一个‘࣯࣋ሺ者’。㾱知道上帝同阿修罗都是‘࣯࣋ሺ者’Ⲵ化
身。”⧉姑拍ᦼ大ㅁ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‘࣯࣋ሺ者’ቡ是儒ᇦ说Ⲵ个‘无ᶱ’，上帝同阿修罗⦻合
起ᶕቡ是个‘太ᶱ’！对不对呢？”哴嗉子道：“是Ⲵ，不错。”申子平亦欢喜，赵・道：“㻛⧉
姑这一讲，连我也明白了！”

哴嗉子道：“且ធ。是却是了，然而㻛֐Ԝ这一讲，岂不上帝同阿修罗都成了宗教ᇦⲴ寓䀰了
吗？若是寓䀰，ቡ不如竟说‘无ᶱ’‘太ᶱ’Ⲵ妥当。㾱知上帝同阿修多乃实有其人，实有其事。
且ㅹ我ធធ讲与֐听。不懂这个道理，万不㜭明白那北拳南革Ⲵ根Ⓚ。ሶᶕ申先⭏庶几不至于ᨵ到
这两重ᚦ䳌里৫。ቡ是⧉姑，道根ቊ浅，也该⮉ᗳ点为是。

“我先讲这个‘࣯࣋ሺ者’，即主持太阳宫者是也。环绕太阳之行星皆凭这个太阳为主动࣋。
由此可知，凡኎这个太阳部下Ⲵ࣯࣋ᙫ是一样，无有分别。৸ഐ这ᝏ动࣋所及之༴与那本ൠⲴ应动
࣋相交，⭏出种种变相，莫可纪䘠。所以各宗教ᇦⲴ书ᙫ不及儒ᇦⲴ《易经》为最㋮妙。《易经》
一书专讲爻象。օ以谓之爻象？֐且看这‘爻’字：乃用手指൘Ṽ上⭫道：一᪷一ᦪ，这是一交；
৸一᪷一ᦪ，这৸是一交：天上天下一切事理尽于这两交了，初交为正，再交为变，一正一变，互
相乘䲔，ቡ没有纪ᶱ了。这个道理⭊㋮ᗞ，他Ԝ㇇学ᇦ⮕懂得一点。㇇学ᇦ说同名相乘为‘正’。



异名相乘为‘负’，无䇪֐加减乘䲔，怎样变⌅，ᙫ出不了这‘正’‘负’两个字Ⲵ范ത。所
以‘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’，孔子说‘再思可矣’，只有个再，没有个……

“话休絮㚂。我且把那北拳南革再╄说一⮚。这拳䆜如人Ⲵ拳头，一拳打৫，行ቡ行，不行ቡ
罢了，没⭊㾱紧。然一拳打得巧时，也会送了人Ⲵ性命。倘若䓢䗷৫，也ቡ没事。ሶᶕ北拳Ⲵ那一
拳，也几乎送了国ᇦⲴ性命，煞是可ᙅ！然究竟只是一拳，ᇩ易䗷Ⲵ。若说那革呢，革是个Ⳟ，即
如马革牛革，是从头到㝊无༴不व着Ⲵ。莫说是Ⳟ肤ሿ⯵，㾱知道⎁身⒳烂起ᶕ，也会致命Ⲵ，只
是ਁ作Ⲵធ，若⮉ᗳ医洽，也不致于有ᇣ大事。惟此‘革’字上应卦象，不可ሿ觑了他。诸位切
忌：若ᨵ入他Ⲵ党里৫，ሶᶕ也是䐏着⒳烂，送了性命Ⲵ！

“ሿ子且把‘⌭火革’卦╄说一⮚，先讲这‘⌭’字。ኡ⌭通气，⌭ቡ是ⓚ河，ⓚ河里不是水
吗？《㇑子》说：‘⌭下ቪ，升上ቪ。’常云：‘思⌭下于民。’这‘⌭’字不明明是个好字眼
吗？为⭊么‘⌭火革’ׯ是个凶卦呢？ٿ৸有个‘水火既⍾’Ⲵ个吉卦放൘那里，岂不令人纳䰧？
㾱知这两卦Ⲵ分别ቡ൘‘阴’‘阳’二字上。坎水是阳水，所以ቡ成个‘水火既⍾’，吉卦；兑水
是阴水，所以成了个‘⌭火革’，凶卦。坎水阳ᗧ，从ᛢ天ᛟ人上起Ⲵ，所以成了个既⍾之象；兑
水阴ᗧ，从馈懑嫉妒上起Ⲵ，所以成了个革象。֐看，《彖辞》上说道：‘⌭火革，二女同ት，其
志不相得。’֐ᜣ，人ᇦ有一妻一妾，互相嫉妒，这个人ᇦ会兴旺吗？初起ᙫᜣ独ᦞ一个丈夫，及
至不行，则破败主义ቡ出ᶕ了，ഐ爱丈夫而争，既争之后，㲭ᦏՔ丈夫也不顾了；再争，则破丈夫
之ᇦ也不顾了；再争，则断送㠚己性命也不顾了：这叫ڊ妒妇之性质。൓人只用‘二女同ት，其志
不相得’两句，把这南革诸公Ⲵሿۿ直⭫出ᶕ，比那照ۿ照Ⲵ还㾱␵爽。

“那些南革Ⲵ首领，初起都是官商人物，并都是㚚明出众Ⲵ人才。ഐ为所秉Ⲵ是妇女阴水嫉妒
性质，只知有已，不知有人，所以൘世⭼上ቡ不⭊行得开了。由᝔懑⭏嫉妒，由嫉妒⭏破坏。这破
坏岂是一人ڊ得Ⲵ事呢！于是同㊫相呼，‘水⍱⒯，火ቡ燥’，⑀⑀Ⲵ越㚊越多，钩连上些人ᇦⲴ
败㊫子弟，一ਁڊ得如火如荼。其已得举人、进༛、翰᷇、部曹ㅹ官Ⲵ呢，ቡ谈朝廷革命；其读书
不成，无着子弟，ቡ学两句爱Ⳟ㾯ᨀ㺓或阿㺓乌爱窝，ׯ谈ᇦ庭革命。一谈了革命，ቡ可以不受天
理国⌅人情Ⲵ拘ᶏ，岂不大Ⰻᘛ呢？可知太Ⰻᘛ了不是好事：吃得Ⰻᘛ，Ք食；饮得Ⰻᘛ，⯵酒。
今者，不㇑天理，不⭿国⌅，不近人情，放㚶ڊ৫，这种Ⰻᘛ，不有人灾，ᗵ有鬼祸，㜭得䮯久
吗？”

⧉姑道：“我也常听父亲说起，现൘⦹帝失权，阿修罗当道。然则这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
Ⲵ妖魔鬼ᙚ了？”哴嗉子道：“那是㠚然，൓贤仙佛，谁㛟ڊ这些事呢？”

子平问道：“上帝օ以也会失权？”哴嗉子道：“名为‘失权’，其实只是‘让权’，并‘让
权’二字，还是ٷ名；㾱䇪其实൘，只可以叫ڊ‘伏权’。䆜如秋冬Ⲵ㚳ᵰ，䳮道真是ᵰ吗？只是
ሶ⭏气伏一伏，蓄点࣋量，ڊᶕ年Ⲵ⭏䮯。道ᇦ说道：‘天ൠ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൓人不仁，以
百姓为刍狗。’৸云：‘取已䱸之刍狗而卧其下，ᗵ昧。’春夏所⭏之物，当秋冬都是己䱸之刍狗
了，不得不⍇刷一⮚：我所以说是‘࣯࣋ሺ者’Ⲵ作用。上㠚三ॱ三天，下至七ॱ二ൠ，人非人
ㅹ，共ᙫ只有两派：一派讲公利Ⲵ，ቡ是上帝部下Ⲵ൓贤仙佛；一派讲私利Ⲵ，ቡ是阿修罗部下Ⲵ
鬼ᙚ妖魔。”

申子平道：“南革既是破败了天理国⌅人情，օ以还有人ؑ服他呢？”哴嗉子道：“֐当天理
国⌅人情是到南革Ⲵ时代才破败吗？久已亡失Ⲵ了！《㾯⑨记》是部传道Ⲵ书，┑纸寓䀰。他说那
乌鸡国⦻现坐着Ⲵ是个ٷ⦻，真⦻却൘八角⨹⪳井内。现൘Ⲵ天理国⌅人情ቡ是坐൘乌鸡国金銮殿
上Ⲵ个ٷ⦻，所以㾱ُ着南革Ⲵ࣋量，把这ٷ⦻打死，然后ធធൠ从八角⨹⪳井内把真⦻请出ᶕ。
ㅹ到真天理国⌅人情出ᶕ，天下ቡ太平了。”

子平৸问：“这真ٷ是怎样个分别呢？”哴嗉子道：《㾯⑨记》上说着呢：叫太子问母后，ׯ
知道了。母后说道：“三年之前⑙৸暖，三年之后冷如冰。’这‘冷’‘暖’二字ׯ是真ٷⲴ凭
ᦞ。其讲公利Ⲵ人，全是一片爱人Ⲵᗳ，所以ਁ出ᶕ是口暖气：其讲私利Ⲵ人，全是一片恨人Ⲵ
ᗳ，所以ਁ出ᶕ是口冷气。”



“还有一个〈诀，我尽数奉告，请牢牢记住，ሶᶕቡ不至人那北拳南革Ⲵ大ࣛ数了。北拳以有
鬼神为作用，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。说有鬼神，ቡ可以㻵妖作ᙚ，啃ᜁ乡ᝊ，其志不䗷如此而已。
若说无鬼神，其作用ቡ很多了：ㅜ一条，说无鬼ቡ可以不敬祖宗，为他ᇦ庭革命Ⲵ根৏；说无神则
无阴谴，无天刑，一切违㛼天理Ⲵ事都可以ڊ得，৸可以ᦰ动破败子弟Ⲵ兴头。他却ᗵ须住൘』⭼
或外国，以骋他反㛼国⌅Ⲵ手段；ᗵ须Ⰻ低人说有鬼神Ⲵ，以骋他反㛼天理Ⲵ手段；ᗵ须说਋㠓赋
子是豪ᶠ，ᘐ㠓良吏为奴性，以骋他反㛼人情Ⲵ手段。大都皆有辩才，以文其说。ቡ如那妒妇破坏
人ᇦ，他却也有一⮚าา正正Ⲵ道理说出ᶕ，可知道ᇦ也却㻛他破了。南革诸君Ⲵ议䇪也有᛺采绝
艳Ⲵ༴所，可知道世道却㻛他ᨵ坏了。”

“ᙫ之，这种乱党，其൘上海、日本Ⲵᇩ易辨别，其൘北京及通都大邑Ⲵ䳮լ辨别。ն牢牢记
住：事事托鬼神ׯ是北拳党人，࣋辟无鬼神Ⲵׯ是南革党人。若遇此ㅹ人，敬而远之，以免ᵰ身之
祸，㾱紧，㾱紧！”

申子平听得五փ投ൠ֙服，再㾱问时，听デ外晨鸡已经“喔喔”Ⲵ啼了，⧉姑道：“天可不早
了，真㾱睡了。”遂道了一༠“安置”，推开角门进৫。哴嗉子ቡ൘对面榻上取了几本书᷅ڊ头，
身子一᭢，已经啱༠䴧起。申子平把ሶ才Ⲵ话৸细细Ⲵ唈记了两遍，方始睡卧。欲知后事如օ，且
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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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ॱ二എ 
寒风冻ຎ哴河水 
暖气ۜ成白䴚辞

话说申子平一觉睡醒，红日已经┑デ，᝼忙起ᶕ。哴嗉子不知几时已经৫了。老苍头送进热水
⍇㝨，ቁڌ৸送进几盘几碗Ⲵ早饭ᶕ。子平道：“不用费ᗳ，替我姑娘前道谢，我还㾱赶䐟
呢。”说着，⧉姑已走出ᶕ，说道：“昨日嗉਄不说吗，倘早৫也是没用，刘仁⭛午牌时候方㜭到
关帝庙呢，用䗷饭৫不迟。”

子平׍话用饭，৸坐了一刻，辞了⧉姑，径奔ኡ集上。看那集上，人烟ぐᇶ。店面㲭不多，两
䗩摆ൠ᩺，售卖农ᇦಘ具及乡下日用物件Ⲵ，不一而䏣。问了乡人，才寻着了关帝庙。果然刘仁⭛
已到，相见叙䗷寒⑙，ׯሶ老残书ؑ取出。

仁⭛᧕了，说道：“൘下㋇人，不懂㺉门里规矩，才具৸短， ᙅ有累令兄知人之明，ᙫ是不
৫Ⲵ为是。ഐ为᧕着金二哥᥾ᶕ铁哥Ⲵؑ，说一定叫৫，৸ 住Ⲵൠ方᷿ṁጚ䳮走，觅不着，所以
䗾候൘此面辞。一切ᙫ请二先⭏代为࣋辞方好。不是䓢懒，也不是拿乔，实൘ 不㜌ԫ，有误ሺ
事，务求৏谅。”子平说：“不ᗵ䗷谦。ᇦ兄 别人请不动先⭏，所以叫ሿ弟专诚敦请Ⲵ。”

刘仁⭛见辞不掉，只好安ᧂ了㠚己私事，同申子平എ到෾武。申东造果然待之以上宾之礼，其
։一切൷照老残所ౡ付Ⲵ办理。初起也还有一两起盗Ṹ，一月之后，竟到了“犬不夜吠”Ⲵຳ⭼
了。这且不㺘。

却说老残由东昌府动身，打㇇എ省෾৫，一日，走到喀河৯෾南门觅店，看那㺇上，ᇦᇦ客店
都是┑Ⲵ，ᗳ里诧异道：“从ᶕ此ൠ没有这么热䰩。这是⭊么缘᭵呢？”正൘䐼䒷，只见门外进ᶕ
一人，口中喊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ᘛ打通了！大约明日一早晨ቡ可以䗷৫了！”老残也无暇访问，
且找了店ᇦ，同道：“有ቻ子没有？”店ᇦ说：“都住┑了，请到别ᇦ৫罢。”老残说：“我已走
了两ᇦ，都没有ቻ子，֐可以对付一间罢，不㇑好歹。”店ᇦ道：“此ൠ实൘没⌅了。东䳄໱店
里，午后走了一帮客，֐老赶紧৫，或者还没有住┑呢。”

老残随即到东䗩店里，问了店ᇦ，ት然还有两间ቻ子オ着，当即搬了行李进৫。店ሿ二䐁ᶕ打
了⍇㝨水，拿了一枝燃着了Ⲵ线香放൘Ṽ上，说道：“客人抽烟。”老残问：“这儿为⭊么热䰩？
各ᇦ店都住┑了。”店ሿ二道：“刮了几天Ⲵ大北风，打大前儿，河里ቡ⏼凌，凌ඇ子有间把ቻ子
大，摆⑑㡩不放走， ᙅ碰上凌，㡩ቡ㾱坏了，到了昨日，上⒮子凌ᨂ住了，这⒮子底下可以走㡩
呢，㻛河䗩上Ⲵ凌，把几只⑑㡩都冻Ⲵ死死Ⲵ。昨儿晚上，东昌府李大人到了，㾱见抚台എ话，走
到此ൠ，䗷不৫，ᙕⲴ⭊么լⲴ，住൘৯㺉门里，派了河夫、ൠ؍打冻。今儿却৸打了一天，看看
可以通了，只是夜里不㾱歇手，歇了手，还是冻上。֐老看，客店里都┑着，全是䗷不৫河Ⲵ人。
我Ԝ店里今早晨还是┑┑Ⲵ。ഐ为有一帮客，内中有个年老Ⲵ，൘河⋯上看了半天，说是‘冻是打



不开Ⲵ了，不ᗵ൘这里死ㅹ，我Ԝ赶到䴂口，看有⌅子ᜣ没有，到那里再打主᜿罢。’午牌时候才
开车৫Ⲵ，֐老真好造化。不然，真没有ቻ子住。”店ሿ二ሶ话说完，也ቡ৫了。

老残⍇完了㝨，把行李铺好，把房门锁上，也出ᶕ步到河๔上看，见那哴河从㾯南上下ᶕ，到
此却正是个⒮子，䗷此ׯ向正东৫了，河面不⭊宽，两የ相䐍不到二里。若以此刻河水而䇪，也不
䗷百把丈宽Ⲵ光景，只是面前Ⲵ冰，ᨂⲴ重重ਐਐⲴ，高出水面有七八寸৊。再望上⑨走了一二百
步，只见那上⍱Ⲵ冰，还一ඇ一ඇⲴ漫漫价ᶕ，到此ൠ，㻛前头Ⲵ拦住，走不动ቡㄉ住了。那后ᶕ
Ⲵ冰赶上他，只挤得“ఔఔ”价响。后冰㻛这Ⓦ水逼Ⲵ紧了，ቡ窜到前冰上头৫；前冰㻛压，ቡ⑀
⑀低下৫了。看那河身不䗷百ॱ丈宽，当中大Ⓦ约莫不䗷二三ॱ丈，两䗩ء是平水。这平水之上早
已有冰结┑，冰面却是平Ⲵ，㻛吹ᶕⲴቈ൏盖住，却ۿ沙┙一㡜。中间Ⲵ一道大Ⓦ，却仍然奔腾澎
⑳，有༠有࣯，ሶ那走不䗷৫Ⲵ冰挤Ⲵ两䗩乱窜。那两䗩平水上Ⲵ冰，㻛当中乱冰挤破了，往የ上
䐁，那冰㜭挤到የ上有五六ቪ远。䇨多碎冰㻛挤Ⲵㄉ起ᶕ，ۿ个叫、ᨂቿլⲴ。看了有点把钟工
夫，这一截子Ⲵ冰৸挤死不动了。老残复行往下⑨走৫，䗷了৏ᶕⲴൠ方，再往下走，只见有两只
㡩。㡩上有ॱᶕ个人都拿着ᵘᶥ打冰，望前打些时，৸望后打。河Ⲵ对የ，也有两只㡩，也是这么
打。看看天色⑀⑀昏了，打㇇എ店。再看那๔上ḣṁ，一棵一棵Ⲵ影子，都已照൘ൠ下，一丝一丝
Ⲵ摇动，৏ᶕ月光已经放出光亮ᶕ了。

എ到店里，开了门，喊店ሿ二ᶕ，点上了灯，吃䗷晚饭，৸到๔上䰢步。这时北风已息，谁知
道冷气逼人，比那有风Ⲵ时候还利ᇣ些。幸得老残早已换上申东造所赠Ⲵ羊Ⳟ㺽子，᭵不⭊冷，还
᭟᫁得住。只见那打冰㡩，还൘那里打。每个㡩上点了一个ሿ灯ㅬ，远远看৫，ԯ佛一面是“正
า”二字，一面是“喀河৯”三字，也ቡ由他৫了。抬起头ᶕ，看那南面Ⲵኡ，一条䴚白，映着月
光分外好看。一层一层Ⲵኡዝ，却不大分辨得出，৸有几片白云夹൘里面，所以看不出是云是ኡ。
及至定神看৫，方才看出那是云、那是ኡᶕ。㲭然云也是白Ⲵ，ኡ也是白Ⲵ，云也有亮光，ኡ也有
亮光，只ഐ为月൘云上，云൘月下，所以云Ⲵ亮光是从㛼面透䗷ᶕⲴ。那ኡ却不然，ኡ上Ⲵ亮光是
由月光照到ኡ上，㻛那ኡ上Ⲵ䴚反ሴ䗷ᶕ，所以光是两样子Ⲵ。然只ቡ〽近Ⲵൠ方如此，那ኡ往东
৫，越望越远，⑀⑀Ⲵ天也是白Ⲵ，ኡ也是白Ⲵ，云也是白Ⲵ，ቡ分辨不出⭊么ᶕ了。

老残对着䴚月交䖹Ⲵ景致，ᜣ起谢灵运Ⲵ诗，“明月照积䴚，北风劲且哀”两句。若非经历北
方苦寒景象，那里知道“北风劲且哀”Ⲵ个“哀”字下Ⲵ好呢？这时月光照Ⲵ┑ൠⲴ亮，抬起头
ᶕ，天上Ⲵ星，一个也看不见，只有北䗩，北斗七星，开阳摇光，ۿ几个␑白点子一样，还看得␵
楚。那北斗正斜倚൘紫ᗞීⲴ㾯䗩上面，ᶴ൘上，魁൘下。ᗳ里ᜣ道：“岁月如⍱，眼见斗ᶃ৸ሶ
东指了，人৸㾱␫一岁了。一年一年Ⲵ这样瞎␧下৫，如օ是个了ተ呢？”৸ᜣ到《诗经》上说
Ⲵ“维北有斗，不可以ᥩ酒浆。”——“现൘国ᇦ正当多事之秋，那⦻公大㠓只是 ᙅ㙭༴分，多
一事不如ቁ一事，弄Ⲵ百事ء废，ሶᶕ৸是怎样个了ተ，国是如此，丈夫օ以ᇦ为！”ᜣ到此ൠ，
不觉┤下⌚ᶕ，也ቡ无ᗳ观⧙景致，ធធഎ店৫了。一面走着，觉得㝨上有样物件附着լⲴ，用手
一摸，৏ᶕ两䗩着了两条┤━Ⲵ冰。初起不懂什么缘᭵，既而ᜣ起，㠚己也ቡㅁ了。৏ᶕቡ是方才
⍱Ⲵ⌚，天寒，・刻ቡ冻住了，ൠ下ᗵ定还有几多冰⨐子呢。䰧䰧Ⲵഎ到店里，也ቡ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再到๔上看看，见那两只打冰㡩，൘河䗩上，已经冻实൘了。问了๔旁Ⲵ人，知道
昨儿打了半夜，往前打৫，后面冻上；往后打৫，前面冻上。所以今儿歇手不打了，大ᙫㅹ冰结牢
༞了，从冰上䗷罢。ഐ此老残也ቡ只有这个⌅子了。䰢着无事，到෾里散步一എ，只有大㺇上有几
ᇦ铺面，其։㛼㺇上，⬖房都不⭊多，是个荒凉ሕ落Ⲵ景象。ഐ北方大都如此，᭵看了也不⭊诧
异。എ到房中，打开书㇗，随手取本书看，却好拿着一本《八代诗䘹》，记得是൘省෾里替一个⒆
南人治好了⯵，送了当谢ԚⲴ，省෾里忙，未得细看，随手ቡ᭦൘书㇡子里了，䎱今天无事，օ妨
仔细看他一遍？৏ᶕ是二ॱধ书：头两ধ是ഋ䀰，ধ三至ॱ一是五䀰，ॱ二至ॱഋ是新փ诗，ॱ五
至ॱ七是杂䀰，ॱ八是乐章，ॱ九是歌谣，ধ二ॱ是杂著。再把那细目翻ᶕ看看，见新փ里䘹了谢
朓二ॱ八首，沈约ॱഋ首；古փ里䘹了谢朓五ॱഋ首，沈约三ॱ六首，ᗳ里很不明白，ቡ把那ㅜॱ
ধ与那ॱ二ধ同取出ᶕ对着看看，实看不出新փ古փⲴ分别༴ᶕ。ᗳ里৸ᜣ：“这诗是⦻༜秋䰾运
䘹Ⲵ，这人负一时盛名，而《⒈军志》一书ڊⲴ委实是好，有目共赏，օ以这诗䘹Ⲵ未᜜人᜿
呢？”既而৸ᜣ：“沈归ᝊ䘹Ⲵ《古诗Ⓚ》，ሶ那歌谣与诗␧杂一起，也是大⯵；⦻⑄⌻《古诗
䘹》，亦不㜭有当人᜿；㇇ᶕ还是张翰风Ⲵ《古诗录》差强人᜿。莫㇑他怎样呢，且把古人Ⲵ吟咏
消遣䰢ᜱ罢了。”



看了半日，复到店门口䰢・。・了一会，方㾱എ৫，见一个戴红缨帽子Ⲵᇦ人，走近面前，打
了一个ॳ儿，说：“铁老爷，几时ᶕⲴ？”老残道：“我昨日到Ⲵ。”౤里说着，ᗳ里只ᜣ不起这
是谁Ⲵᇦ人。那ᇦ人见老残楞着，知道是䇔不得了，ׯㅁ说道：“ᇦ人叫哴升。敝上是哴应图哴大
老爷。”老残道：“哦！是了，是了。我Ⲵ记性，真坏！我常到֐Ԝ公馆里৫，怎么ቡ不䇔得֐了
呢！”哴升道：“֐老‘贵人多忘事’罢咧。”老残ㅁ道：“人㲭不贵，忘事ق实൘多Ⲵ。֐Ԝ贵
上是几时ᶕⲴ？住൘什么ൠ方呢？我也正䰧Ⲵ᝼，找他谈天৫。”哴升道：“敝上是ᙫ办庄大人委
Ⲵ，൘这喀河上下买八百万料。现൘料也买喀全了，验᭦委员也验᭦䗷了，正打㇇എ省销差呢。刚
刚这河৸ᨂ上了，还得ㅹ两天才㜭走呢。֐老也住൘这店里吗？൘那ቻ里？”老残用手向㾯指
道：“ቡ൘这㾯ቻ里。”哴升道：“敝上也ቡ住൘上房北ቻ里，前儿晚上才到。前些时都൘工上，
ഐ为验᭦委员䗷৫了，才住到这儿Ⲵ。此刻是൘৯里吃午饭；吃䗷了，李大人请着说䰢话，晚饭还
不定എᶕ吃不吃呢。”老残点点头，哴升也ቡ৫了。

৏ᶕ此人名哴应图，号人⪎，三ॱ多岁年纪，系江㾯人氏。其兄由翰᷇䖜了御史，与军ᵪ达拉
ᇶ至好，᭵这哴人⪎ᦀ了个同知，ᶕኡ东河工投效。有军ᵪⲴ八行，抚台是格外照应Ⲵ，眼看大Ṹ
。也不⭊؇，൘省෾时，与老残亦颇ᶕ往䗷数次，᭵此䇔得ق举出奏，ቡ是个知府大人了。人؍

老残৸൘店门口・了一刻，എ到房中，也ቡ差不多哴昏Ⲵ时候。到房里৸看了半本诗，看不见
了，点上㵑烛。只听房门口有人进ᶕ，౤里喊道：“㺕翁，㺕翁！久违Ⲵ很了！”老残᝼忙・起ᶕ
看，正是哴人⪎。彼此作䗷了ᨆ，坐下，各㠚谈了些别后Ⲵ情事。

哴人⪎道：“㺕翁还没有用䗷晚饭罢？我那里㲭然有人送了个一品䬵，几个碟子， ᙅ不中
吃，ق是早起我叫৘子用口蘑漱了一只肥鸡，大约还可以下饭，请֐到我ቻ子里৫吃饭罢。古人
云：‘最䳮风䴘敌人ᶕ，’这冻河Ⲵ无㙺，比风䴘更䳮受，好友相逢，这ቡ不ᇲሎ了。”老残
道：“⭊好，⭊好，既有హ㛤，֐不请我，也是㾱ᶕ吃Ⲵ。”人⪎看Ṽ上放Ⲵ书，顺手᨝起ᶕ一
看，是《八代诗䘹》，说：“这诗ᙫ还㇇䘹得好Ⲵ。”也随ׯ看了几首，丢下ᶕ说道：“我Ԝ那ቻ
里坐罢。”

于是两个人出ᶕ。老残把书理了一理，拿把锁把房门锁上，ቡ随着人⪎到上房里ᶕ，看是三间
ቻ子：一个里间，两个明间。าቻ门上挂了一个大呢夹板门帘，中间安放一张八仙Ṽ子，Ṽ子上铺
了一张┶布。人⪎问：“饭得了没有？”ᇦ人说：“还须⮕ㅹ一刻，鸡子还不ॱ分烂。”人⪎
道；“先拿碟子ᶕ吃酒罢。”

ᇦ人应༠出৫，一霎时䖜ᶕ，ሶṼ子ᷦ开，摆了ഋ双ㆧ子，ഋ只酒ᶟ。老残问：“还有那
位？”人⪎道：“ڌ一会儿֐ቡ知道了。”ᶟㆧ安置ڌ妥，只有两张椅子，৸出৫寻椅子৫。人⪎
道：“我Ԝ炕上坐坐罢。”明间㾯首本有一个൏炕，炕上铺┑了芦席。炕Ⲵ中间，人⪎铺了一张大
老虎绒毯，毯子上放了一个烟盘子，烟盘两旁两条大⤬Ⳟ㽕子，当中点着明晃晃Ⲵ个太谷灯。

怎样叫ڊ“太谷灯”呢？ഐ为ኡ㾯人财主最多，却৸人人吃烟，所以那里烟具比别省都㋮致。
太谷是个৯名，这৯里出Ⲵ灯，样式৸好，火࣋৸䏣，光头৸大，五大⍢数他ㅜ一。可ᜌ出൘中
国，若是出൘欧美各国，这ㅜ一个造灯Ⲵ人，各报上定㾱替他扬名，国ᇦቡ㾱给他专利Ⲵ凭ᦞ了。
无奈中国无此条ֻ，所以叫这太谷ㅜ一个造灯Ⲵ人，同那ሯ州ㅜ一个造斗Ⲵ人，㲭㜭֯ಘ物利用，
名┑天下，而㠚己Ⲵ༠名෻没。㲭说择ᵟ不正，可知时会֯然。

䰢话ቁ说。那烟盘里摆了几个景⌠蓝Ⲵ॓子，两枝广ㄩ烟ᷚ，两䗩两个᷅头。人⪎让老残上首
坐了，他ቡ随手䓪下，拿了一᭟烟ㆮ子，挑烟ᶕ烧，说：“㺕翁，֐还是不吃吗？其实这样东㾯，
倘若吃得废时失业Ⲵ，㠚然是不好；若是不上Ɱ，随ׯ消遣消遣，ق也是个妙品，֐օᗵ拒绝Ⲵ这
么হᇣ呢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吃烟Ⲵ朋友很多，为求他上Ɱ吃Ⲵ，一个也没有，都是消遣消遣，ቡ消
遣进৫了。及至上Ɱ以后，不ն不䏣以消遣，反成了个无穷之累。我看֐老哥，也还是不消遣Ⲵ为
是。”人⪎道：“我㠚有分寸，断不上这个当Ⲵ。”

说着，只见门帘一响，进ᶕ了两个妓女：前头一个有ॱ七八岁，呝㳻㝨儿；后头一个有ॱ五六
岁，⬌子㝨儿。进得门ᶕ，朝炕上请了两个安。人⪎道：“֐Ԝᶕ了？”朝里指道：“这位铁老
爷，是我省里Ⲵ朋友。翠环，֐ቡժ候铁老爷，坐൘那䗩罢。”只见那个ॱ七八岁Ⲵቡᥘ着人⪎൘



炕⋯上坐下了。那ॱ五六岁Ⲵ，却・住，不好᜿思坐。老残ቡ㝡了鞋子，ᥚ到炕里䗩৫盘㟍坐了，
让他好坐。他ቡח着身，䏄䎴着坐下了。

老残对人⪎道：“我听说此ൠ没有这个Ⲵ，现൘怎样也有了？”人⪎道：“不然，此ൠ还是没
有。他Ԝ姐儿两个，本ᶕ是平৏二ॱ里铺ڊ⭏᜿Ⲵ。他爹妈ቡ是这෾里Ⲵ人，他妈同着他姐儿ؙ൘
二ॱ里铺住。前月他爹死了，他妈എᶕ，ഐ ᙅ他Ԝ䐁了，所以带എᶕⲴ，൘此ൠ不上店。这是我
䰧ᶱ无㙺，叫他Ԝ找了ᶕⲴ。这个叫翠花，֐那个叫翠环，都是䴚白ⲴⳞ肤，很可爱Ⲵ。֐瞧他Ⲵ
手呢，व㇑֐合᜿。”老残ㅁ道；“不用瞧，֐说Ⲵ还会错吗。”

翠花倚住人⪎对翠环道：“֐烧口烟给铁老爷吃。”人⪎道：“铁爷不吃烟，֐叫他烧给我吃
罢。”ቡ把烟ㆮ子递给翠环。翠环鞠拱着㞠烧了一口，上൘斗上，递䗷৫。人⪎“呼呼”价吃完。
翠环再烧时，那ᇦ人把碟子、一品䬵൷已摆好，说：“请老爷Ԝ用酒罢。”

人⪎・起身ᶕ说：“喝一ᶟ罢，今天天气很冷。”遂让老残上坐，㠚己对坐，命翠环坐൘上横
头，翠花坐下横头。翠花拿䗷酒༦，把各人Ⲵ酒加了一加，放下酒༦，举著ᶕ先布老残Ⲵ莱。老残
道：“请歇手罢，不用布了。我Ԝ不是新娘子，㠚己会吃Ⲵ。”随৸布了哴人⪎Ⲵ菜。人⪎也替翠
环布了一㇨子菜。翠环᝼忙・起身ᶕ说：“ᛘ那歇手。”৸替翠花布了一㇨。翠花说：“我㠚己ᶕ
吃罢。”ቡ用प子᧕了䗷ᶕ，递到౤里，吃了一点，ቡ放下ᶕ了。人⪎再三让翠环吃菜，翠环只是
ㆄ应，ᙫ不动手。

人⪎ᘭ然ᜣ起，把Ṽ子一拍，说：“是了，是了！”遂直着ః子喊了一༠：“ᶕ啊！”只见门
帘外走进一个ᇦ人ᶕ，离席六七ቪ远，・住㝊，人⪎点点头，叫他走进一步，遂向他㙣䗩低低说了
两句话。只见那ᇦ人连༠道：“௣，௣。”എ䗷头ቡ৫了。

䗷了一刻，门外进ᶕ一个着蓝布ỹ㺴Ⲵ汉子，手里拿了两个三弦子，一个递给翠花，一个递给
翠环，౤里向翠环说道：“叫֐吃菜呢，好好Ⲵժ候老爷Ԝ。”翠环ԯ佛没听␵楚，朝那汉子看了
一眼，那汉子道：“叫֐吃菜，֐还不明白吗？”翠环点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当时ቡ拿起ㆧ子ᶕ布
了哴人⪎一ඇ火腿，৸夹了一ඇ布给老残。老残说：“不用布最好。”人⪎举ᶟ道：“我Ԝ干一ᶟ
罢。让他Ԝ姐儿两个唱两曲，我Ԝ下酒。”

说着，他ԜⲴ三弦子已都和好了弦，一递一段Ⲵ唱了一᭟曲子，人⪎用ㆧ子൘一品䬵里ᦎ了半
天，看没有一样好吃Ⲵ，ׯ说道：“这一品䬵里Ⲵ物件，都有ᗭ号，ᛘ知道不知道？”老残
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ׯ用ㆧ子指着说道、“这叫‘ᙂਁ冲冠’Ⲵ鱼翅；这叫‘百折不എ’Ⲵ海৲；
这叫‘年高有ᗧ’Ⲵ鸡；这叫‘酒色䗷度’Ⲵ呝子；这叫‘ᙳ强拒ᦅ’Ⲵ㛈子；这叫‘㠓ᗳ如
水’Ⲵ汤。”说着，彼此大ㅁ了一会。

他Ԝ姐儿两个，৸唱了两三个曲子。ᇦ人ᦗ上㠚己ڊⲴ鸡ᶕ。老残道：“酒很够了，ቡ䎱热盛
饭ᶕ吃罢。”ᇦ人当时ㄟ进ഋ个饭ᶕ。翠花・起，᧕䗷饭碗，送到各人面前，⌑了鸡汤，各㠚饱
餐，饭后，ᬖ䗷㝨，人⪎说：“我Ԝ还是炕上坐罢。”ᇦ人ᶕ᫔残㛤，ഋ人都上炕৫坐。老残᭢൘
上首，人⪎᭢൘下首。翠花ق൘人⪎怀里，替他烧烟。翠环坐൘炕⋯上，无事ڊ，拿着弦子，ፙ儿
ፙ儿价拨弄着顽。

人⪎道：“老残，我多时不见֐Ⲵ诗了，今日ᙫ㇇‘他乡遇᭵知’，ᛘ也该ڊ首诗，我Ԝ拜读
拜读。”老残道：“这两天我看见冻河，很ᜣڊ诗，正൘那里打主᜿，㻛֐一阵㜑ᨵ，把我Ⲵ诗也
ᨵ到那‘酒色䗷度’Ⲵ呝子里৫了！”人⪎道：“֐ᘛ别‘ᙳ强拒ᦅ’，我可ቡ㾱‘ᙂਁ冲
冠’了！”说罢，彼此呵呵大ㅁ。老残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，明天写给֐看。”人⪎道：“那不行！
题罢。”人⪎把֐题诗预༷Ⲵ。”老残摇头道：“⮉给֐瞧，这້上有斗大一ඇ新㊹Ⲵ，ቡ是为֐
烟ᷚ望盘子里一放，说：“〽缓即逝，㜭由得֐吗！”ቡ・起身ᶕ，䐁到房里，拿了一枝ㅄ，一ඇ
砚台，一䭝໘出ᶕ，放൘Ṽ上，说：“翠环，֐ᶕ磨໘。”翠环当真ق了点冷茶，磨起໘ᶕ。

霎时间，翠环道：“໘得了，ᛘ写罢。”人⪎取了个布᧨子，说道：“翠花ᦼ烛，翠环ᦗ砚，
我ᶕ᧨灰。”把枝ㅄ递到老残手里，翠花举着㵑烛台，人⪎先䐣上炕，・到新㊹Ⲵ一ඇ底下，把灰
᧨了。翠花、翠环也都・上炕৫，ㄉ൘左右。人⪎招手道：“ᶕ，ᶕ，ᶕ！”老残ㅁ说道：“֐真



会乱！”也ቡㄉ上炕৫，ሶㅄ൘砚台上蘸好了໘，呵了一呵，ቡ൘້上七歪八扭Ⲵ写起ᶕ了。翠环
 ᙅ砚上໘冻，不住Ⲵ呵，那ㅄ上还是㼩了细冰，ㅄ头越写越肥。顷刻写完，看是：

ൠ㻲北风号，䮯冰蔽河下。
后冰逐前冰，相䲥复相亚。
河曲易为ຎ，᎟ጘ银ẕᷦ。
归人䮯咨ఏ，旅客オ叹咤。
盈盈一水间，䖙车不得驾。
䭖ㆥ招妓乐，乱此凄其夜。

人⪎看了，说道：“好诗，好诗！为⭊不落款呢？”老残道：“题个江右哴人⪎罢。”人⪎
道：“那可㾱不得！冒了个会ڊ诗Ⲵ名，担了个挟妓饮酒革㙼Ⲵ༴分，有点不合㇇。”老残ׯ题
了“㺕残”二字，䐣下炕ᶕ。

翠环姐妹放下砚台烛台，都到火盆䗩上৫烘手，看炭已ሶ烬，ቡ取了些⭏炭␫上。老残・൘炕
䗩，向哴人⪎拱拱手，道：“多扰，多扰！我㾱എቻ子睡觉৫了。”人⪎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不
忙，不忙！我今儿听见一件᛺天动ൠⲴṸ子，其中关系着无䲀Ⲵ性命，有夭矫离奇Ⲵ情节，正㾱与
听。”老残只得坐下。未知֐ㅹ我吃两口烟，䮯点㋮神，说给֐。商议，明天一唁早ቡ㾱复命Ⲵ֐
究竟是段怎样ⲴṸ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ॱ三എ 
娓娓䶂灯女儿酸语 
┄┄哴水观ሏహ谟

话说老残复行坐下，ㅹ哴人⪎吃几口烟，好把这᛺天动ൠⲴṸ子说给他听，随ׯ也ቡ䓪下ᶕ
了。翠环此刻也相熟了些，ቡ倚൘老残腿上，问道：“铁老，֐贵༴是那里？这诗上说Ⲵ是什么
话？”老残一一告诉他听。他ׯ凝神ᜣ了一ᜣ道：“说Ⲵ真是不错。ն是诗上也兴说这些话
吗？”老残道：“诗上不兴说这些话，更说什么话呢？”翠环道：“我൘二ॱ里铺Ⲵ时候，䗷往客
人见Ⲵ很多，也常有题诗൘້上Ⲵ。我最喜欢请他Ԝ讲给我听，听ᶕ听৫，大约不䗷两个᜿思：փ
面些Ⲵ人ᙫ无非说㠚己才气怎么大，天下人都不䇔䇶他；次一ㅹⲴ人呢，ቡ无非说那个姐儿䮯Ⲵ怎
么好，同他怎么样Ⲵ恩爱。

“那老爷ԜⲴ才气大不大呢，我Ԝ是不会知道Ⲵ。只是䗷ᶕ䗷৫Ⲵ人怎样都是些大才，为啥ᜣ
一个没有才Ⲵ看看都看不着呢，我说一句۫话：既是没才Ⲵ这么ቁ，؇语说Ⲵ好，‘物以〰为
贵’，岂不是没才Ⲵق成了宝贝了吗。这且不৫㇑他。

“那些说姐儿Ԝ䮯得好Ⲵ，无非却是我Ԝ眼面前Ⲵ几个人，有Ⲵ连啫子眼睛还没有䮯Ⲵ周全
呢，他Ԝ不是比他㾯施，ቡ是比他⦻嫱；不是说他沉鱼落䳱，ቡ是说他闭月羞花。⦻嫱ت不知道他
老是谁，有人说，ቡ是昭君娘娘。我ᜣ，昭君娘娘䐏那㾯施娘娘䳮道都是这种乏样子吗？一定靠不
住了。

“至于说姐儿怎样䐏他好，恩情怎样重，我有一എਁ了۫性子，৫问了问，那个姐儿说：‘他
住了一夜ቡ哫烦了一夜。天明问他㾱讨个两数银子Ⲵփ已，他ቡ抹下㝨ᶕ，直着㝆儿ệ，乱೧说：
我正账昨儿晚上ቡ开ਁ了，还㾱什么փ己钱？’那姐儿哩，再三央告着说：‘正账Ⲵ钱呢，店里伙
计扣一分，ᦼḌⲴ৸扣一分，剩下Ⲵ全是领ᇦⲴ妈拿৫，一个钱也放不出ᶕ。تԜⲴ㜝㜲花㊹，䐏
身上クⲴሿ㺓㼣，都是㠚己钱买。光听听曲子Ⲵ老爷Ԝ，不㜭向他㾱，只有这⮉住Ⲵ老爷Ԝ，可以
开口讨两个ժן辛苦钱。’再三央告着，他给了二百钱一个ሿ串子，望ൠ下一᪄，还㾱᪵着౤
说：‘֐Ԝ这些强盗婊子，真不是东㾯！␧帐⦻八旦！֐ᜣ有恩情没有？ഐ此，我ᜣ，ڊ诗这件事
是很没有᜿思Ⲵ，不䗷造些谣䀰罢了。֐老Ⲵ诗，怎么不是这个样子呢？”老残ㅁ说道：“‘各师
父༷传授，各把戏各变手。’我Ԝ师父传我ԜⲴ时候，不是这个传⌅，所以不同。”

哴人⪎刚才把一ㆂ烟吃完，放下烟ᷚ，说道：“真是‘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’。ڊ诗不
䗷是造些谣䀰，这句话真㻛这孩子说着了呢！从今以后，我也不ڊ诗了，免得造些谣䀰，㻛他Ԝㅁ
话。”翠环道：“谁敢ㅁ话֐老呢！تԜ是乡下没见䗷世面Ⲵ孩子，㜑说乱道，֐老爷可别ᙚ着
我，给֐老磕个头罢！”ቡח着身子，朝哴人⪎把头点了几点。哴人⪎道：“谁ᙚ着֐呢，实൘说
Ⲵ不错，ق是没有人说䗷Ⲵ话！可见‘当ተ者䘧，旁观看␵’。”



老残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只是֐赶紧说֐那〰奇古ᙚⲴṸ情罢。既是明天一唁早㾱复命Ⲵ，怎么
还这么ធ腾斯礼Ⲵ呢？”人⪎道：“不用忙，且ㅹ我先讲个道理֐听，ធធⲴ再说那个Ṹ子。我且
问֐，河里Ⲵ冰明天㜭开不㜭开？”ㆄ道：“不㜭开。”问：“冰不㜭开，冰上֐敢走吗？明日㜭
动身吗？”ㆄ：“不㜭动身。”问：“既不㜭动身，明天早起有⭊么㾱事没有？”ㆄ：“没有。”

哴人⪎道：“却৸ᶕ！既然如此，֐᝼着എቻ子৫干⭊么？当此沉䰧ᇲሕⲴ时候，有个朋友谈
谈，也ቡ㇇苦中之乐了。况且他Ԝ姐儿两个，㲭比不上牡丹、芍药，䳮道还及不上牵牛花、␑ㄩ叶
花吗？剪烛斟茶，也ቡ很有䏓Ⲵ。我对֐说：൘省෾里，֐忙我也忙，ᙫᜣ⭵谈，ᙫ没有个オ儿。
䳮得今天相遇，正好⭵谈一എ。我常说：人⭏൘世，最苦Ⲵ是没ൠ方说话。֐看，一天说到晚Ⲵ
话，怎么说没ൠ方说话呢？大凡人㛊子里，ਁ话有两个所൘：一个是从丹田底下出ᶕⲴ，那是㠚己
Ⲵ话；一个是从喉咙底下出ᶕⲴ，那是应酬Ⲵ话。省෾里那么些人，不是比我强Ⲵ，ቡ是不如我
Ⲵ。比我强Ⲵ，他瞧不起我，所以不㜭同他说话；那不如我Ⲵ，৸㾱妒忌我，৸不㜭同他说话。䳮
道没有同我差不多Ⲵ人吗？ຳ遇㲭然差不多，ᗳൠ却ቡ大不同了，他㠚以为比我强，ቡ瞧不起我；
㠚以为不如我，ቡ妒我：所以直没有说话Ⲵൠ方。֐ۿ老哥ᙫ㇇是സ子外Ⲵ人，今日䳮得相逢，我
৸素昔֙服֐Ⲵ，我ᜣ֐应该怜ᜌ我，同我谈谈；ٿ֐ᙕ着㾱走，怎么教人不䳮受呢？”

老残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我ቡ陪֐谈谈。我对֐说罢：我എቻ子也是坐着，օᗵ矫强呢？ഐ为
其实：ׯ已叫了两个姑娘，正好同他Ԝ说说情义话，或者打两个Ⳟ科儿，౫ㅁ౫ㅁ。我൘这里不֐
我也不是道学先⭏ᜣ吃冷猪㚹Ⲵ人，作⭊么՚呢！”人⪎道：“我也正为他ԜⲴ事情，㾱同֐商议
呢。”ㄉ起ᶕ，把翠环Ⲵ㻆子抹上৫，䵢出㟲㞺ᶕ，指给老残看，说：“֐瞧，这些ՔⰅ教人可惨
不可惨呢！”老残看时，有一条一条䶂Ⲵ，有一点一点紫Ⲵ。人⪎৸道：“这是膀子上如此，我ᜣ
身上更可怜了。翠环，֐ቡ把身上䀓开ᶕ看看。”

翠环这时两眼已搁┑了汪汪Ⲵ⌚，只是忍住不叫他落下ᶕ，㻛他手这么一拉，却┤┤Ⲵ连┤了
䇨多⌚。翠环道：“看什么，ᙚ㟺Ⲵ！”人⪎道：“֐瞧！这孩子۫不۫？看看ᙅ⭊么呢？䳮道ڊ
了这项营⭏，֐还ᇣ㟺吗？”翠环道：“怎不ᇣ㟺！”翠花这时眼眶子里也搁着⌚，说道：“ᛘ别
叫他㝡了。”എ头朝デ外一看，低低向人⪎㙣中不知说了两句什么话，人⪎点点头，ቡ不作༠了。

老残此刻᭢൘炕上，ᗳ里ᜣ着：“这都是人ᇦ好儿女，父母养他Ⲵ时候，不知费了几多Ⲵ㋮
神，历了无穷Ⲵ辛苦，␈气碰破了ඇⳞ，还㾱抚᪙Ⲵ；不ն抚᪙，ᗳ里还㾱䇨多不受用。倘㻛别ᇦ
孩子打了两下，恨得⭊么լⲴ。那种Ⰻ爱怜ُ，㠚不待䀰。谁知抚养成人，或ഐ年成饥谨，或ഐ其
父吃呖片烟，或好赌钱，或㻛打官司拖累，逼到万不得已Ⲵ时候，ቡ㋺里㋺⎲ሶ女儿卖到这门户人
ᇦ，㻛员儿残酷，有不可以䀰语形ᇩⲴຳ⭼。”ഐ此䀖动㠚己Ⲵ⭏平所见所闻，各༴员儿Ⲵ刻毒，
真如一个师父传授，ᙫ是一样Ⲵ手段，৸是᝔ᙂ，৸是Քᗳ，不觉眼睛角里，也㠚有点潮丝丝Ⲵ起
ᶕ了。

此时大ᇦ唈无一䀰，䶉ᚴᚴⲴ。只见外䗩有人᧞了一ধ行李，由哴人⪎ᇦ人带着，送到里间房
里৫了。那ᇦ人出ᶕ向哴人⪎道：“请老爷㾱䗷铁老爷Ⲵ房门钥ॉᶕ，好送翠环行李进৫。”老残
道：“㠚然也᧞到֐Ԝ老爷ቻ里৫。”人⪎道：“得了，得了！别吃冷猪㚹了。把钥ॉ给我
罢。”老残道：“那可不行！我从ᶕ不干这个Ⲵ。”人⪎道：“我早分付䗷了，钱已经都给了。֐
这是օ若呢？”老残道：“钱给了不㾱紧，该多ቁ我明儿还֐ቡ截了。既已付䗷了钱，他老员子也
没有⭊么说Ⲵ，也不会䳮为了他，ᙅ什么呢？”翠花道：“֐当真Ⲵ教他എ৫，䐁不了一顿饱打，
ᙫ说他是得罪了客。”老残道：“我还有⌅子：今儿送他എ৫，告诉他，明儿仍旧叫他，这也ቡ没
事了。况且他是哴老爷叫Ⲵ人，干我⭊么事呢？我情ᝯ出钱，岂不省事呢？”哴人⪎道：“我৏是
为֐叫Ⲵ，我昨儿已经⮉了翠花，䳮道今儿好叫翠花എ৫吗？不䗷大ᇦ䀓䀓䰧儿，我也不是一定㾱
，如此云云。昨晚翠花൘我ቻ里讲了一夜，坐到天明，不䗷我Ԝُ此䀓个䰧，也让他ቁᥘ两顿打֐
那儿不是积功ᗧ呢。我先是ഐ为他ԜⲴ规矩，不⮉下是不准动ㆧ子Ⲵ，倘若不唁ቡᶕ，坐到半夜里
饿着㛊子，碰巧还省不了一顿打。ഐ为老员儿ᙫ是说：客人既⮉֐到这时候，㠚然是喜欢֐Ⲵ，为
⭊么还会叫֐എᶕ？一定是应酬不好，碰Ⲵ不巧，ቡ是一顿。所以我才叫他Ԝ告诉说：都已⮉下
了，֐不看见他那伙计叫翠环吃菜么？那ቡ是个暗号。”

说到此༴，翠花向翠环道：“֐㠚己央告央告铁爷，可怜可怜֐罢。”老残道：“我也不为别
Ⲵ，钱是照数给。让他എ৫，他也安䶉，我也安䶉些。”翠花啫子里哼了一༠，说：“֐安䶉是



实，他可安䶉不了Ⲵ！”翠环歪䗷身子，把㝨儿向着老残道：“铁爷，我看֐老Ⲵ样子，ᙚ᝸ᛢ
Ⲵ，怎么ቡ不㛟᝸ᛢ我Ԝ孩子一点吗？֐老ቻ里Ⲵ炕，一丈二ቪ䮯呢，֐老铺盖不䗷ঐ三ቪ宽，还
多着九ቪൠ呢，ቡ㠽不得赏给我Ԝ孩子避一宿䳮吗？倘若赏㝨，㾱我孩子ժ候呢，㻵烟ق茶，也还
会ڊ；倘若ᚦ嫌Ⲵ很呢，求֐老व⏥些，赏个炕⮨角␧一夜，这ቡ恩典得大了！”

老残ը手൘㺓服㺻里ሶ钥ॉ取出，递与翠花，说：“听֐Ԝ怎么ᨵ৫罢，只是我Ⲵ行李可动不
得Ⲵ。”翠花ㄉ起ᶕ，递与那ᇦ人，说：“劳֐驾，看他伙计送进৫，ቡ出ᶕ，请֐把门ቡ锁上。
劳驾，劳驾！”那ᇦ人᧕着钥ॉ৫了。

老残用手抚᪙着翠环Ⲵ㝨，说道：“֐是那里人，֐员儿姓⭊么？֐是几岁卖给他Ⲵ？”翠环
道：“ت这妈姓张。”说了一句ቡ不说了，㻆子内取出一ඇ手中ᶕᬖ眼⌚，ᬖ了৸ᬖ，只是不作
༠。老残道：“֐别哭呀。我问֐老底子ᇦ里事，也是替֐䀓䰧Ⲵ，֐不ᝯ᜿说，ቡ不说也行，օ
苦䳮受呢？”翠环道：“我৏底子没有ᇦ！”

翠花道：“֐老别⭏气，这孩子ቡ是这㝮气不好，所以常ᥘ打。其实，也ᙚ不得他䳮受。二年
前，他ᇦ还是个大财主呢，৫年才卖到ت妈这儿ᶕ。他为㠚ሿ儿没受䗷这个折䒜，所以ቡ种种Ⲵ不
䗷好，其实，ت妈൘这里头，㇇是顶善和Ⲵ哩。他到了明年， ᙅ㾱䗷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
了！”说到这里，那翠环竟掩面呜咽起ᶕ。翠花喊道：“౯！这孩子可是不ᜣ活了！֐瞧，老爷Ԝ
叫֐ᶕ为开ᗳⲴ，֐可哭开㠚己咧！那不得罪人吗？ᘛ别哭咧！”

老残道：“不ᗵ，不ᗵ！让他哭哭很好。֐ᜣ，他ុ了一㛊子Ⲵ䰧气，到那里৫哭？䳮得遇见
我Ԝ两个没有㝮气Ⲵ人，让他哭个够，也㇇Ⰻᘛ一എ。”用手拍着翠环道：“֐ቡ放༠哭也不㾱
紧，我知道哴老爷是没忌讳Ⲵ人。只㇑哭，不㾱紧Ⲵ。”哴人⪎൘旁大༠೧道：“ሿ翠环，好孩
子，֐哭罢！劳֐驾，把֐哴老爷㛊里ុⲴ一㛊子䰧气，也替我哭出ᶕ罢！”

大ᇦ听了这话，都不禁ਁ了一ㅁ，连翠环遮着㝨也“扑ఔ”Ⲵㅁ了一༠。৏ᶕ翠环本ᶕ知道൘
客人面前万不㜭哭Ⲵ，只ഐ老残问到他老ᇦⲴ事，৸㻛翠花说出他二年前还是个大财主，所以䀖起
他ⲴՔᗳ，᭵眼⌚不由Ⲵ直䒯出ᶕ，㾱强忍也忍不住。及至听到老残说他受了一㛊子䰧气，到那里
৫哭，让他哭个够，也㇇Ⰻᘛ一എ，ᗳ里ᜣ道：“㠚从落䳮以ᶕ，从没有人这样փ贴䗷他，可见世
⭼上⭧子并不是个个人都是拿女儿ᇦ当㋚൏一㡜作䐥Ⲵ。只不知道ۿ这样Ⲵ人世⭼上多不多，我今
⭏还㜭遇见几个？ᜣ既㜭遇见一个， ᙅ一定ᙫ还有呢。”ᗳ里只顾这么盘㇇，ق把刚才ⲴՔᗳ盘
㇇Ⲵ忘记了，反ח着㙣ᵥ听他Ԝ再说什么。ᘭ然㻛哴人⪎喊着，㾱托他替哭，怎样不好ㅁ呢？所以
含着两व眼⌚，“扑ఔ”Ⲵㅁ了一༠，并抬起头ᶕ看了人⪎一眼，那知㻛他Ԝ看了这个形景，越ਁ
ㅁ个不止。翠环此刻ᗳ里一点主᜿没有，看看他Ԝ۫ㅁ，只好㋺里㋺⎲，陪着他Ԝ౫౫Ⲵ۫了一
എ。

老残ׯ道：“哭也哭䗷了，ㅁ也ㅁ䗷了，我还㾱问֐：怎么二年前他还是个大财主？翠花，֐
说给我听听。”翠花道：“他是ت这喀东৯Ⲵ人。他ᇦ姓田，൘这喀东৯南门外有二顷多ൠ；൘෾
里，还有个杂货铺子。他爹妈只养活了他，还有他个ሿ兄弟，今年才五六岁呢。他还有个老奶奶，
Ԝ这大␵河䗩上Ⲵൠ，多半是ỹ花ൠ，一亩ൠᙫ㾱٬一百多吊钱呢，他有二顷多ൠ，不ቡ是两万ت
多吊钱吗？连上铺子，ቡ够三万多了。؇说‘万贯ᇦ财’，一万贯ᇦ对ቡ㇇财主，他有三万贯钱，
不㇇个大财主吗？”

老残道：“怎么样ቡ会穷呢？”翠花道：“那才ᘛ呢！不消三天，ቡᇦ破人亡了！这ቡ是前年
Ⲵ事情。ت这哴河不是三年两头Ⲵق口子吗？庄抚台为这个事焦Ⲵ了不得լⲴ。听说有个⭊么大
人，是南方有名Ⲵ才子，他ቡ拿了一本⭊么书给抚台看，说这个河Ⲵ毛⯵是太ゴ了，非放宽了不㜭
安䶉，ᗵ得废了民ญ，退守大๔。这话一出ᶕ，那些候㺕大人个个说好。抚台ቡ说：‘这些๔里百
姓怎样好呢？须得给钱叫他Ԝ搬开才好。’谁知道这些ᙫ办候㺕道⦻八旦大人Ԝ说：‘可不㜭叫百
姓知道。֐ᜣ，这๔ญ中间五六里宽，六百里䮯，ᙫ有ॱ几万ᇦ，一㻛他Ԝ知道了，这几ॱ万人守
住，那还废Ⲵ掉吗？’庄抚台没⌅，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听说还落了几点眼⌚呢。

“这年春天ቡ赶紧修了大๔，൘⍾阳৯南የ，৸打了一道䳄๔。这两样东㾯ቡ是ᵰ这几ॱ万人
Ⲵ一把大刀！可怜تԜ这ሿ百姓那里知道呢！看看到了六月初几里，只听人说：‘大汛到咧！大汛



到咧！’那ญ上Ⲵ䱏Խ不断Ⲵ两头䐁。那河里Ⲵ水一天䮯一ቪ多，一天䮯一ቪ多，不到ॱ天工夫，
那水ቡ比ญ顶低不很远了，比着那ญ里Ⲵ平ൠ，ᙅ不有一两丈高！到了ॱ三ഋ里，只见那ญ上Ⲵ报
马，ᶕᶕ往往，一会一३，一会一३。到了ㅜ二天晌午时候，各营盘里，ᦼ号喀人，把䱏Խ都开到
大๔上৫。”

“那时ቡ有ᙕ⧢人说：‘不好！ ᙅ㾱出乱子！تԜ赶紧എ৫预༷搬ᇦ罢！’谁知道那一夜
里，三更时候，৸赶上大风大䴘，只听得〰里花拉，那哴河水ቡۿኡ一样Ⲵق下৫了。那些村庄上
Ⲵ人，大半都还睡൘ቻ里，呼Ⲵ一༠，水ቡ进৫，᛺醒䗷ᶕ，连忙是䐁，水已经䗷了ቻ檐。天৸
唁，风৸大，䴘৸ᙕ，水৸⥋，֐老ᜣ，这时候有什么⌅子呢？”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
䀓。”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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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翠花᧕着说道：“到了ഋ更多天，风也息了，䴘也止了，云也散了，透出一个月亮，⒋明
⒋明。那村庄里头Ⲵ情形是看不见Ⲵ了，只有靠民ญ近Ⲵ，还有那抱着门板或Ṽ椅板凳Ⲵ，飘到民
ญ䐏前，都ቡ上了民ญ。还有那民ญ上住Ⲵ人，拿ㄩㄯ子赶着ᦎ人，也ᦎ起ᶕⲴ不ቁ，这些人得了
性命，喘䗷一口气ᶕ，ᜣ一ᜣ，一ᇦ人都没有了，ቡ剩了㠚己，没有一个不是号啕Ⰻ哭。喊爹叫妈
Ⲵ，哭丈夫Ⲵ，⯬儿子Ⲵ，一条哭༠，五百多里䐟䮯，֐老看惨不惨呢！”

翠环᧕着道：“六月ॱ五这一天，ت娘儿Ԝ正൘南门铺子里，半夜里听见人೧说：‘水下ᶕ
了！’大ᇦ听说，都连忙起ᶕ。这一天本ᶕ很热，人多半是ク着㼲㼔，൘院子里睡Ⲵ。䴘ᶕⲴ时
候，才进ቻ子৫；刚睡了一蒙蒙觉，ቡ听外䗩೧起ᶕ了，连忙䐁到㺇上看，෾也开了，人都望෾外
䐁。෾സ子外头，本有个ሿญ，每年ق口子用Ⲵ，ญ有五ቪ多高，这些人都出৫守ሿญ。那时䴘才
住，天还阴着。

“一霎时，只见෾外人，拼命价望෾里䐁；৸见৯官也不坐䖯子，䐁进෾里ᶕ，上了෾້。只
听一片༠೧说：‘෾外人ᇦ，不䇨搬东㾯！叫人赶紧进෾，ቡ㾱关෾，不㜭ㅹ了！’تԜ也都扒到
෾້上৫看，这里䇨多人用蒲व㻵⌕，预༷๥෾门。৯大老爷൘෾上喊：‘人都进了෾了，赶紧关
෾，’෾৒里头本有预༷Ⲵ上व，关上෾，ቡ用൏व把门后头ਐ上了。

妈看见喀ت。有个喀二਄住൘෾外，也上了෾້，这时候，云彩已经എ了ኡ，月亮很亮Ⲵت“
二਄，问他：‘今年怎正利ᇣ？’喀二਄说：‘可不是呢！往年ق口子，水下ᶕ，初起不䗷ቪ把
高；正水头到了，也不䗷二ቪ多高，没有䗷三ቪⲴ；ᙫ不到顿把饭Ⲵ工夫，水头ቡ䗷৫，ᙫ不䗷二
ቪᶕ往水，今年这水，真䵨道！一ᶕቡ一ቪ多，一霎ቡ䗷了二ቪ！৯大老爷看࣯头不好， ᙅሿญ
守不住，叫人赶紧进෾罢。那时水已ሶ近有ഋቪⲴ光景了。大哥这两天没见，敢是൘庄子上么？可
担ᗳⲴ很呢！’ت妈ቡ哭了，说：‘可不是呢！’

“当时只听෾上一片స೧，说：‘ሿญ浸咧！ሿญ漫咧！’෾上Ⲵ人呼呼价往下䐁。ت妈哭着
ቡൠ一坐，说：‘تቡ死൘这儿不എ৫了！’ت没⌅，只好陪着൘旁䗩哭。只听人说：‘෾门缝里
䗷水！’那无数人ቡ乱䐁，也不㇑是人ᇦ，是店，是铺子，抓着㻛㽕ቡ是㻛㽕，抓着㺓服ቡ是㺓
服，全拿৫ຎ෾门缝子。一会儿把咱㺇上ՠ㺓铺Ⲵ㺓服，布店里Ⲵ布，都拿৫ຎ了෾门缝子。⑀⑀
听说：‘不䗷水了！’৸听೧说：‘൏व单弱， ᙅ挡不住！’这ቡ看着多ቁ人到ت店里৫搬㋞食
口㺻，望෾门⍎里৫ປ。一会看着搬オ了；৸有那纸店里Ⲵ纸，ỹ花店里Ⲵỹ花，৸是搬个干净。

“那时天也明了，ت妈也哭昏了。ت也设⌅，只好坐ൠ守着。㙣ᵥ里不住Ⲵ听人说：‘这水可
真了不得！෾外ቻ子已经䗷了ቻ檐！这水头ᙅ不ᘛ有一丈多␡吗！从ᶕ没听说有䗷这么大Ⲵ
水！’后未还是店里几个伙计，上ᶕ把ت妈同ᷦت了എ৫。എ到店里，那可不ۿ样子了！听见伙计



说：‘店里整布㺻Ⲵ㋞食都ປ┑了෾门⍎，ഔ子里Ⲵ散㋞㻛乱人抢了一个㋮光。只有⌬⍂൘ൠ下
Ⲵ，扫了扫，还有两三担㋞食。’店里৏有两个老妈子，他Ԝᇦ也൘乡下，听说这么大Ⲵ水，ᜣᗵ
老老ሿሿ也都是没有命了，直哭Ⲵᜣ死不ᜣ活。

“一直䰩到太阳大歪㾯，伙计Ԝ才把ت妈灌醒了。大ᇦ喝了两口ሿ㊣〰饭。ت妈醒了，睁开眼
看看，说：‘老奶奶呢？’他Ԝ说：‘൘ቻ里睡觉呢，不敢᛺动他老人ᇦ。’ت妈说：‘也得请他
老人ᇦ起ᶕ吃点么呀！’待得走到ቻ里，谁知道他老人ᇦ不是睡觉，是吓死了。摸了摸啫子里，已
经没有气。ت妈看见，‘哇’Ⲵ一༠，吃Ⲵ两口〰饭，䐏着一口㹰ඇ子一喀呕出ᶕ，৸昏䗷৫了。
亏得个老⦻妈൘老奶奶身上尽㠚᪙ᥢ，ᘭ然೧道：‘不㾱紧！ᗳ口里┊热Ⲵ呢。’忙着౤对౤Ⲵ吹
气，৸喊ᘛ拿姜汤ᶕ。到了下午时候，奶奶也䗷ᶕ了，ت妈也䗷ᶕ了，这㇇是一ᇦ平安了。

“有两个伙计，൘前院说话：‘听说෾下Ⲵ水有一丈ഋ五了，这个多年Ⲵ老෾， ᙅ守不住；
倘若是进了෾，ᙅ一个活Ⲵ也没有！’৸一个伙计道：‘৯大老爷还൘෾里，料ᜣ是不㾱紧
Ⲵ。’”

老残对人⪎道：“我也听说，究竟是谁出Ⲵ这个主᜿，拿Ⲵ是什么书，֐老哥知道么？”人⪎
道：“我是庚寅年ᶕⲴ，这是已丑年Ⲵ事，我也是听人说，未知确否。ᦞ说是史钧⭛史观ሏ创Ⲵ
议，拿Ⲵቡ是贾让Ⲵ《洽河ㆆ》。他说当年喀与赵、魏以河为ຳ，赵、魏濒ኡ，喀ൠঁ下，作๔৫
河二ॱ五里，河水东抵喀๔，则㾯⌋赵、魏，赵、魏亦为๔，৫河二ॱ五里。

“那天，司道都൘院上，他ሶ这几句指与大ᇦ看，说：‘可见战国时两๔相䐍是五ॱ里ൠ了，
所以没有河ᛓ。今日两民ญ相䐍不䗷三ഋ里，即两大๔相䐍ቊ不䏣二ॱ里，比之古人，未㜭及半，
若不废民ญ，河ᛓ断无已时。’宫؍说：‘这个道理，我也明白。只是这夹๔里面尽是村庄，൷኎
㞿㞤之ൠ，岂不㾱破坏几万ᇦⲴ⭏产吗？’

“他৸指《治河ㆆ》给宫؍看，说：‘请看这一段说：“䳮看ሶ曰：若此败坏෾郭田庐ᇦໃ以
万数，百姓怨恨。”贾让说：“昔大禹治水，ኡ䲥当䐟者毁之，᭵凿嗉门，辟Ժ䰰，折砥ḡ，破碣
石，ๅ断天ൠ之性，ቊ且为之，况此乃人工所造，օ䏣䀰也？”’且৸说：‘“ሿ不忍则乱大
谋”，宫؍以为夹๔里Ⲵ百姓，庐ໃ⭏产可ᜌ，䳮道年年决口ቡ不Ք人命吗，此一劳永逸之事。所
以贾让说：“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ቪ之ൠ哉，此功一・，河定民安，ॳ䖭无ᚉ，᭵谓之上
ㆆ。”汉朝方制，不䗷万里，ቊ不当与水争ൠ；我国ᇦ方制数万里，若反与水争ൠ，岂不令前贤ㅁ
后⭏吗？’৸指ۘ同人批䇴云：‘“三ㆆ遂成不刊之典，然㠚汉以ᶕ，治河者⦷下ㆆ也。ᛢ夫！
汉、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以ᶕ，读书人无不知贾让《治河ㆆ》ㅹ于൓经贤传，ᜌ治河者无读书人，
所以大功不・也。”宫؍若㜭行此上ㆆ，岂不是贾让二ॳ年后得一知己？功඲ㄩ帛，万世不
ᵭ！’宫؍ⳡ着眉头道：‘ն是一件㾱紧Ⲵ事，只是我㠽不得这ॱ几万百姓现൘Ⲵ身ᇦ。’两司
道：‘如果可以一劳永逸，օ不另酬一ㅄ款项，把百姓䗱徒出৫呢？’宫؍说：‘只有这个办⌅，
ቊ኎䖳妥。’后ᶕ听说ㆩ了三ॱ万银子，预༷䗱民，至于为⭊么不䗱，我却不知道了。”

人⪎对着翠环说道：“后ᶕ怎么样呢？֐说呀。”翠环道：“后ᶕ我妈拿定主᜿，听他৫，水
ᶕ，تቡ␩死৫！”翠花道：“那下一年我也൘喀东৯，ت住൘北门。ت三姨ᇦ北Ԝ离民ญ相近，
北门外大㺇铺子৸整喀，所以㺇后两个ሿญ都不ሿ，听说是一丈三Ⲵ顶。那䗩ൠ࣯৸高，所以北门
没有漫䗷ᶕ。ॱ六那天，ت到෾້上，看见那河里┲Ⲵ东㾯，不知有多ቁ呢，也有㇡子，也有Ṽ椅
板凳，也有デ户门扇。那死人，更不待说，┲Ⲵ┑河都是，不远一个，不远一个，也没人顾得৫
ᦎ。有有钱Ⲵ，打㇇搬ᇦ，ቡ是雇不出㡩ᶕ。”

老残道：“㡩呢？上那里৫了？”翠花道：“都㻛官里拿了差，送馒头৫了。”老残道：“送
馒头给谁吃？㾱这些㡩于啥？”翠花道：“馒头功ᗧ可ቡ大了！那庄子上Ⲵ人，㻛水冲Ⲵ有一大
半，还有一ቁ半呢，都是ᙕ⧢点Ⲵ人，一见水ᶕ，ቡ上了ቻ顶，所以每一个庄子里ቻ顶上ᙫ有百把
几ॱ人，ഋ面都是水，到那儿摸吃Ⲵ৫呢？有饿ᙕ了，重行䐣到水里㠚尽Ⲵ。亏得有抚台派Ⲵ委
员，驾着㡩各༴৫送馒头，大人三个，ሿ孩两个。ㅜ二天৸有委员驾着オ㡩，把他Ԝ送到北የ。这
不是好ᶱⲴ事吗？谁知这些⎁㳻还有䇨多䒢൘ቻ顶上不㛟下ᶕ呢！问他为啥，他说൘河里有抚台给
他送馍馍，到了北የቡ没人㇑他吃，那ቡ饿死了。其实抚台送了几天ቡ不送了，他Ԝ还是饿死。ᛘ
说这些人⎁不⎁呢？”



老残向人⪎道：“这事真正荒唐！是史观ሏ不是，㲭ᶕ可知，然创此议主人，却也不是坏ᗳ，
并无一毫为已私见൘内。只ഐն会读书，不谙世᭵。举手动䏣ׯ错。孟子所以说：‘尽ؑ书，则不
如无书。’岂ն河工为然？天下大事，坏于奸㠓者ॱ之三ഋ；坏于不通世᭵之君子者，ق有ॱ分之
六七也！”৸问翠环道：“后ᶕ֐爹找着了没有？还是ቡ㻛水冲৫了呢？”翠环᭦⌚道：“那还不
是䐏水৫了吗！㾱是活着，㜭不എᇦᶕ吗？”大ᇦ叹息了一会。

老残৸问翠花道：“֐才说他，到了明年，只ᙅ㾱䗷今年这个日子也没有了，这话是个⭊么缘
᭵？”翠花道：“ت这个爹不是死了吗？丧事里多花了一百几ॱ吊钱；前日ت妈赌钱，᧧骰子৸䗃
了二三百吊钱。共ᙫ亏オഋ百多吊，今年Ⲵ年，是万䗷不৫Ⲵ了。所以前儿打㇇把环妹卖给蒯二秃
子ᇦ，这蒯二秃子出名Ⲵ利ᇣ，一天没有客。ቡ㾱拿火ㆧ子烙人。ت妈㾱他三百银子，他给了六百
吊钱，所以没有说妥，֐老ᜣ，现൘到年，还㜭有多ቁ天？这日子眼看着越䗷越紧，倘若到了年
下，ᙅ他不卖吗？这一卖，翠环可ቡ够他䳮受了。”

老残听了，唈无一䀰；翠环却只ᨙ⌚。哴人⪎道：“残哥，我才说，为他ԜⲴ事情㾱同֐商
议，正是这个缘᭵。我ᜣ，眼看着一个老实孩子送到鬼门关里头৫，实൘可怜。㇇起不䗷三百银子
Ⲵ事情，我ᝯ᜿出一半，那一半找几个朋友凑凑，֐老哥也随ׯ出几两，不拘多ቁ。ն是这个名我
却不㜭担，倘若֐老哥㜭把他㾱എ৫，这事ቡᇩ易办了。֐看好不好？”老残道：“这事不䳮。银
子呢，既֐老哥㛟出一半，那一半ቡ是我兄弟出了罢。再㾱䐏人ᇦ化缘，ቡ不妥当了，只是我断不
㜭㾱他，还得再ᜣ⌅子。”

翠环听到这里，᝼忙䐣下炕ᶕ，替哴、铁二公磕了两个头，说道：“两位老爷菩萨，救命恩
人，㠽得花银子把我救出火坑，不㇑ڊ⭊么，丫头、老妈子，我都情ᝯ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得禀明
൘前：我所以常ᥘ打，也不ᙚت这妈，实൘是ت㠚己Ⲵ䗷犯。ت妈当初，ഐ为实൘饿不䗷了，‘所
以把我卖给ت这妈，得了二ॱഋ吊钱，谢犒中人ㅹ项，৫了三ഋ吊，只落了二ॱ吊钱。᧕着৫年春
上，ت奶奶死了，这钱可ቡ光了，ت妈领着ت个ሿ兄弟讨饭吃，不上半年，连饿带苦，也ቡ死了。
只剩了ت一个ሿ兄弟，今年六岁。亏了ت有个旧㺇ൺ李五爷，现൘也住൘这喀河৯，ڊ个ሿ⭏᜿，
他把他领了৫，随ׯ给点吃吃。只是他㠚顾还不䏣Ⲵ人，那里㜭㇑他饱呢？ク㺓服是更不ᗵ说了。
所以我൘二ॱ里铺Ⲵ时候，遇着好客，给个一吊八百Ⲵ呢，我ቡ一两个月ᭂ个三ॳ两吊Ⲵ给他寄
ᶕ。现൘蒙两位老爷救我出ᶕ，如൘左近二三百里Ⲵൠ方呢，那ቡ不说了，我ᙫ㜭省几个钱给他寄
ᶕ；倘㾱远৫呢，请两位恩爷ᙫ㾱ᜣ⌅，䇨我把这个孩子带着，或寄放൘庵里庙里，或找个ሿ户人
ᇦ养着。ت田ᇦ祖上一百世Ⲵ祖宗，ڊ鬼都ᝏ激二位爷Ⲵ恩典，结草㺄环，一定会报ㆄ֐二位Ⲵ！
可怜ت田ᇦቡ这一线Ⲵ根苗！……”说到这里，ׯ৸号啕Ⰻ哭起ᶕ。

人⪎道：“这৸是一点䳮༴。”老残道：“这也没有什么䳮，我㠚有个办⌅。”遂喊道：“田
姑娘，֐不用哭了，व㇑֐姊儿两个一䖸子不离开ቡ是了。֐别哭，让我Ԝ好替֐打主᜿；֐把我
Ԝ哭昏了，ቡ出不出好主᜿ᶕ了。ᘛᘛ别哭罢！”翠环听罢，赶紧忍住⌚，替他Ԝ每人磕了几个响
头。老残连忙ሶ他搀起。谁知他磕头Ⲵ时候，用࣋太⥋，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苞，苞৸破了，⍱㹰
呢。

老残扶他坐下，说：“这是օ苦ᶕ呢！”৸替他把额上㹰䖫䖫ᨙ了，让他൘炕上䓪下，这ቡᶕ
向人⪎商议说：“我Ԝ办这件事，当分个前后次ㅜ：以替他赎身为ㅜ一步，以替他择配为ㅜ二步。
赎身一事৸分两层：以私商为ㅜ一步；公断为ㅜ二步。此刻别人出他六百吊，我Ԝ明天把他领ᇦⲴ
叫ᶕ，也先出六百吊，随后再␫，此种人不宜䗷于爽ᘛ；֐䗷爽ᘛ，他ቡ觉得奇货可ት了。此刻银
价每两换两吊七百文，三百两可换八百一ॱ吊，连一切开销，一定䏣用Ⲵ了。看他领ᇦⲴᶕ，口气
օ如：倘不执拗，㠚然私了Ⲵ为是；如怀⯁刁狡呢，ቡ托喀河৯替他当า公断一下，仍以私了结
ተ，人翁以为օ如？”人⪎道：“ᶱ是，ᶱ是！”

老残৸道：“老哥പ然万无出名之理，兄弟也不㜭出全名，只说是替个亲戚办Ⲵቡ是了。ㅹ到
事情办妥，再᨝明择配Ⲵ宗旨；不然，领ᇦⲴ是不㛟放Ⲵ。”人⪎道：“很好。这个办⌅，一点不
错。”老残道：“银子是֐我各出一半，无䇪用多ቁ，皆是这个分⌅。ն是我行㇗中所有，颇不敷
用，㾱请֐老哥ෛ一ෛ；到了省෾，我ቡ还֐。”人⪎道：“那不㾱紧，赎两个翠环，我这里Ⲵ银
子都用不了呢。只㾱事情办妥，老哥还不还都不㾱紧Ⲵ。”老残道：“一定㾱还Ⲵ！我൘有ᇩา还
存着ഋ百多银子呢。֐不用ᙅ我出不起，ᙅᇣⲴ我没饭吃。֐放ᗳ罢。”



人⪎道：“ቡ是这么办，明天早起，ቡ叫他Ԝ৫喊他领ᇦⲴ৫。”翠花道：“早起֐别৫喊。
明天早起，我Ԝ姐儿ؙ一定㾱എ৫Ⲵ。֐老早起一喊。倘若彼他Ԝ知道这个᜿思，他一定把环妹妹
藏到乡下৫；再讲盘子，那ቡ受他Ⲵ拿᥿了，况且他Ԝ抽呖片烟Ⲵ人，也起不早；不如下午，֐老
先着人叫我Ԝ姐儿ؙᶕ，然后৫叫ت妈，那ቡ不ᙅ他了。只是一件：这事ॳ万别说我说Ⲵ：环妹妹
是䎵升了Ⲵ人，不ᙅ他，ت还得൘火坑里䗷活两年呢。”人⪎道：“那㠚然，还㾱֐说吗！明天我
先到৯㺉门里，顺ׯ带个差人ᶕ。倘若֐妈作ᙚ，我先把翠环交给差人看㇑，那ቡ有⌅制他
了。”说着，大ᇦ都觉得喜欢得很。

老残ׯ对人⪎道：“他Ԝ事已议定，大概如此，只是֐先前说Ⲵ那个Ṹ子呢，我到底不放ᗳ。
。话？说了我好放ᗳ。”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ٷ究竟是真话是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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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ॱ五എ 
烈焰有༠᛺二翠 
严刑无度逼孤孀

话说老残与哴人⪎方ሶ如օ拔救翠环主⌅商议ڌ妥，老残ׯ向人⪎道：“֐适才说，有个᛺天
动ൠⲴṸ子，其中关系着无䲀Ⲵ人命，৸有天矫离奇Ⲵ情节，到底是真是ٷ？我实实Ⲵ不放
ᗳ。”人⪎道：“别忙，别忙。方才为这一个毛丫头Ⲵ事，商议了半天，正经म当，我Ⲵ烟还没有
吃好，让我吃两口烟，ᨀᨀ神，告诉֐。”

翠环此刻ᗳ里㵌㵌Ⲵ高兴，正不知如օ是好，听人⪎㾱吃烟，赶紧拿䗷ㆮ子ᶕ，替人⪎烧了两
口吃着。人⪎道：“这喀河৯东北上，离෾ഋॱ五里，有个大村䭷，名叫喀东䭷，ቡ是周朝喀东野
人Ⲵ老ᇦ。这庄上有三ഋॳ人ᇦ，有条大㺇，有ॱ几条ሿ㺇。䐟南ㅜ三条ሿ㺇上，有个贾老翁。这
老翁年纪不䗷五ॱ望岁，⭏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大儿子൘时，有三ॱ多岁了，二ॱ岁上娶了本
村魏ᇦⲴ姑娘。魏、贾这两ᇦ都是靠庄田吃饭，每人ᇦ有ഋ五ॱ顷ൠ。魏ᇦ没有儿子，只有这个女
儿，却承继了一个远房ִ儿൘ᇦ，㇑理一切事务。只是这个承继儿子不⭊学好，所以魏老儿很不喜
欢他，却喜欢这个女婿如同⧽宝一㡜，谁知这个女婿৫年七月，ᝏ了时气，到了八月半䗩，ቡ一命
呜呼哀哉死了。䗷了百日，魏老头 ᙅ女儿Քᗳ，常常᧕എᇦᶕ䗷个ॱ天半月Ⲵ，䀓䀓他Ⲵᜱ䰧。

“这贾ᇦ呢，ㅜ二个儿子今年二ॱഋ岁，൘ᇦ读书。人也䮯Ⲵ␵␵秀秀Ⲵ，ㅄ下也还文从字
顺，贾老儿既把个大儿子死了，这二儿子ׯ成了个宝贝， ᙅ他劳神，书也不教他ᘥ了。他那女儿
今年ॱ九岁，ۿ貌䮯Ⲵ如花լ⦹，৸加之人৸㜭干，ᇦ里大ሿ事情，都是他ڊ主。ഐ此本村人替他
起了个⎁名，叫ڊ‘贾᧒春’。老二娶Ⲵ也是本材一个读书人ᇦⲴ女儿，性格ᶱ其⑙Ḅ，䖫易不㛟
开口，所以人越ਁ看他老实没用，起他个⎁名叫‘二呆子’。”

“这贾᧒春䮯到一ॱ九岁，为օ还没有婆ᇦ呢？只ഐ为他才貌双全，乡庄户下，那有那么׿׺
⭧子ᶕ配他呢？只有邻村一个吴二⎚子，人却⭏得惆ە不群，ۿ貌也׺，䀰谈也巧，ᇦ道也丰ᇼ，
好骑马ሴ㇝。同这贾ᇦ本是个老亲，一向往ᶕ，彼此女眷都是不എ避Ⲵ，只有这吴二⎚子曾经托人
ᶕ求亲。贾老儿暗ᜣ，这个亲事ق还ڊ得；只是听得人说，这吴二⎚子，乡下已经偷上了好几个女
人，৸好赌，৸时常好䐁到省෾里৫顽耍，动不动一两个月Ⲵ不എᶕ。ᗳ里㇇计，这ᇦ人ᇦ，㲭㇇
乡下Ⲵ首ᇼ，终久ᇦ私㾱؍不住，ഐ此ቡ没有应䇨。以后却是再㾱找个人材ᇦ道相平Ⲵ，ᙫ找不
着，所以把这亲事ቡ此搁下了。”

“今年八月ॱ三是贾老大Ⲵ周年。ᇦ里请和ቊ拜了三天ᗿ，是ॱ二、ॱ三、ॱഋ三天。经ᗿ拜
完，魏老儿ቡ᧕了姑娘എᇦ䗷节。谁ᜣ当天下午，陡听人说，贾老儿ᇦ全ᇦ丧命。这一᝼真ቡ᝼Ⲵ
不成话了！连忙䐁ᶕ看时，却好乡约、里正ء已到喀。全ᇦ人都死尽，止有贾᧒春和他姑妈ᶕ了，
都哭Ⲵ⌚人լⲴ。顷刻之间，魏ᇦ姑奶奶，ቡ是贾ᇦⲴ大娘子也赶到了；进得门ᶕ，听见一片哭
༠，也不晓得䶂红Ⲳ白，只好号陶大哭。”



“当时里正前后看䗷，计门房，死了看门Ⲵ一名，䮯工二名；厅房าቻ，ق൘ൠ下死了书ㄕ一
名；厅房里间，贾老儿死൘炕上；二进上房，死了贾老二夫妻两名，旁䗩老妈子一名，炕上三岁ሿ
孩子一名；৘房里，老妈子一名，丫头一名；৒房里，老妈子一名；前厅৒房里，㇑帐先⭏一名：
大ሿ⭧女，共死了一ॱ三名。当时具禀，连夜报上৯ᶕ。”

“৯里次日一␵旱，带同դ作下乡一一相验。没有一个受ՔⲴ人骨节不硬，Ⳟ肤不ਁ䶂紫，既
非ᵰՔ，৸非服毒，这没头Ṹ子ቡ有些䳮办。一面贾ᇦ办理棺敛，一面৯里具禀串报抚台。৯里正
൘序は，ケ然贾ᇦ遣个抱告，䀰已ḕ出㻛人谋ᇣ形䘩。”

方说到这里，翠环抬起头ᶕ喊道：“ᛘ瞧！デ户怎样这么红呀？”一䀰未了，只听得“ᗵᗵ剥
剥”Ⲵ༠音，外䗩人༠స杂，大༠喊叫说：“起火！起火！”几个连忙䐁出上房门ᶕ，才把帘子一
ᦰ，只见那火正是老残住Ⲵ৒房后身。老残连忙身䗩摸出钥ॉ৫开房门上Ⲵ锁，哴人⪎大༠喊
道：“多ᶕ两个人，帮铁老爷搬东㾯！”

老残刚把铁锁开了，ሶ门一推，只见房内一大ഒ唁烟，望外一扑，那火㠼已㠚由デ户里冒出ᶕ
了。老残㻛那唁烟冲ᶕ，赶忙望后一退，却㻛一ඇ砖头绊住，䏼了一交。恰好那些ᶕ搬东㾯Ⲵ人正
㠚赶到，ቡ࣯把老残扶起，搀䗷东䗩৫了。

当下看那火࣯，ᙅ㾱连着上房，哴人⪎Ⲵᇦ人ቡ带着众人，进上房৫抢搬东㾯。哴人⪎ㄉ൘院
ᗳ里，大叫道：“赶先把那帐㇡搬出，别Ⲵ却还൘后！”说时，哴升已ሶ帐㇡搬出。那些人多手杂
Ⲵ，已ሶ哴人⪎㇡ㅬ行李都搬出ᶕ放൘东້㝊下。店ᇦ早已搬了几条䮯板凳ᶕ，请他Ԝ坐。人⪎Ự
点物件，一样不ቁ，却还多了一件，赶忙叫人搬往Ḍ房里৫。看官，֐⥌多Ⲵ一件是օ物事？৏ᶕ
正是翠花Ⲵ行李。人⪎知道৯官ᗵᶕ看火，倘若见了，有点䳮๚，所以叫人搬৫。并对二翠
道：“֐Ԝ也往Ḍ房里避一避৫，・刻৯官ቡ㾱ᶕⲴ。”二翠听说，ׯ顺້根走往前面৫了。

且说火起之时，ഋ邻人ㅹ及河工夫役，都寻觅了水Ầ水盆之㊫，赶ᶕ救火。无奈哴河两የء已
冻得实实Ⲵ，当中㲭有⍱水之༴，人却不㜭৫取。店后有个大坑ຈ，却早冻得如平ൠ了。෾外只有
两口井里有水，֐ᜣ，ធធ一Ầ一Ầ打起，中օ用呢？这些人人ᙕ智⭏，ቡ把坑里Ⲵ冰凿开，一ඇ
一ඇⲴ望火里投。那知这冰Ⲵ࣋量比水还大，一ඇ冰投下৫，ቡ有一ඇൠ方没了火头。这坑正൘上
房后身，有七八个人・൘上房ቻ㜺上，后䗩有数ॱ个人运冰上ቻ，ቻ上人᧕着望火里投，一半投到
火里，一半落൘上房ቻ上，所以火ቡ᧕不到上房这䗩ᶕ。

老残与哴人⪎正൘东້看人救火，只见外面一片灯ㅬ火把，৯官已到，带领人夫手执挠钩䮯ᵶ
ㅹ件，前ᶕ救人。进得门ᶕ，见火࣯已㺠，一面用挠钩ሶ房扯ق，一面饬人取哴河浅༴薄冰抛入火
里，以压火࣯，那火也ቡ⑀⑀Ⲵ熄了。

৯官见哴人⪎・൘东້下，步上前ᶕ，请了一个安，说道：“老宪台受᛺不ሿ！”人⪎
道：“也还不怎样，ն是我Ԝ㺕翁烧得苦点。”ഐ向৯官道：“子翁，我介绍֐会个人。此人姓
铁，号㺕残，与֐颇有关系，那个Ṹ子上㾱倚赖他才好办。”৯官道：“ణ呀呀！铁㺕翁൘此ൠ
吗？ᘛ请䗷ᶕ相会。”人⪎即招手大呼道：“老残，请这䗩ᶕ！”

老残本与人⪎坐൘一条凳上，ഐ见৯宫ᶕ，䑡䗷人丛里，ُ看火为എ避。今闻招呼，遂走䗷
ᶕ，与৯官作了个ᨆ，彼此道些景ចⲴ话头。৯官有马扎子，老残与人⪎仍坐䮯凳子上。৏ᶕ这喀
河৯姓⦻，号子谨，也是江南人，与老残同乡。㲭是个进༛出身，ق不㋺⎲。

当下人⪎对⦻子谨道：“我ᜣ阁下喀东村一Ṹ，只有请㺕翁写ሱؑ给宫؍，须派白子ሯᶕ，方
得昭䴚；那个绝物也不敢䗷于ل强。我䖸都是同官，不好得罪他Ⲵ；㺕翁是方外人，无须忌讳。ሺ
᜿以为օ如？”子谨听了，欢喜非常，说：“贾魏氏活该有救星了！好ᶱ，好ᶱ！”老残听得没头
没㝁，ㆄ应৸不是，不ㆄ应৸不是，只好含㋺唯诺。

当时火已全熄，৯官㾱扯二人到㺉门৫住。人⪎道：“上房既未烧着，我仍可以搬入৫住，只
是铁公未免无ᇦ可归了。”老残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此时夜已␡，不久ׯ㠚天明。天明后，我㠚会
上㺇置办行李，毫不碍事。”৯官৸苦苦Ⲵ劝老残到㺉门里৫。老残说：“我打ᨵ哴兄是不妨Ⲵ，



请放ᗳ罢。”৯官৸殷औ问：“烧些⭊么东㾯？未免大破财了。ն是敝৯购办得出Ⲵ，㠚当〽尽绵
薄。”老残ㅁ道：“布㺮一方，ㄩㆂ一只，布㺛㼔两件，破书数本，铁串铃一᷊，如此而已。”৯
官ㅁ道：“不确罢。”也ቡㅁ着。

正㾱告辞，只见ൠ؍同着差人，一条铁索，锁了一个人ᶕ，䐚൘ൠ下，ۿ鸡子ㆮ㊣լⲴ，连连
磕头，౤里只叫：“大老爷天恩！大老爷天恩！”那ൠ؍䐚一条腿൘ൠ下，喊道：“火ቡ是这个老
头儿ቻ里起Ⲵ。请大老爷示：还是带എ㺉门৫审，还是൘这里审？”৯官ׯ问道：“֐姓⭊么？叫
⭊么？那里人？怎么样起Ⲵ火？”只见那ൠ下Ⲵ人৸连连磕头，说道：“ሿⲴ姓张，叫张二，是本
෾里人，൘这䳄໱店里ڊ䮯工。ഐ为昨儿从天明起ᶕ，忙到晚上二更多天，才〽为オ䰢一点，എ到
ቻ里睡觉。谁知ሿ㺛㼔汗⒯透了，刚睡下ᶕ，冷得异样，越冷越打颤颤，ቡ睡不着了。ሿⲴ看这ቻ
里放看好些㋏〨，ቡ抽了几根，烧着烘一烘。৸ᜣ起デ户台上有上房客人吃剩下Ⲵ酒，赏ሿⲴ吃
Ⲵ，ቡ拿൘火上煨热了，喝了几䭪。谁知道一天乏透Ⲵ人，得了点暖气，৸有两ᶟ酒下了㛊，㋺里
⎲㋺，坐൘那里，ቡ睡着了。刚睡着，一霎儿Ⲵ工夫，ቡ觉得啫子里烟呛Ⲵ䳮受，᝼忙睁开眼ᶕ，
身上ỹ㺴已经烧着了一大ඇ，那㋏〨打Ⲵ໱子已通着了。赶忙出ᶕ找水ᶕ⌬，那火已㠚出了ቻ顶，
ሿⲴ也没有⌅子了。所招是实，求大老爷天恩！”৯官骂了一༠“⎁㳻”说：“带到㺉门里办৫
罢！”说罢，・起身ᶕ，向哴、铁二公告辞：৸再三叮ౡ人⪎，务ᗵ设⌅⦹成那一Ṹ，然后Ⲵशश
৫了。

那时火已熄尽，只冒白气。人⪎看着哴升带领众人，৸ሶ物件搬入，׍旧䱸列起ᶕ。人⪎
道：“ቻ子里烟火气太重，烧盒万ሯ香ᶕ熏熏。”人⪎ㅁ向老残道；“铁公，我看֐还忙着എቻ৫
不എ呢？”老残道：“都是㻛֐一⮉再⮉Ⲵ。倘若我൘ቻ里，不至于㻛他烧得这么干净。”人⪎
道，“咦！不䀰㟺！㾱是让֐എ৫，只ᙅ连֐还烧死൘里头呢！֐不好好Ⲵ谢我，反ᶕ෻怨我，真
是不䇶好歹。”老残道：“䳮道我是死人吗？֐不赔我，看我同֐干休吗！”

说着，只见门帘᨝起，哴升领了一个戴大帽子Ⲵ进ᶕ，对着老残打了一个ॳ儿，说：“敝上说
给铁大老爷请安。送了一࢟铺盖ᶕ，是敝上㠚己用Ⲵ，㝼㠒点，请大老爷不㾱嫌弃，明天叫㻱缝赶
紧ڊ新Ⲵ送䗷ᶕ，今夜先ሶቡ点儿罢。৸狐Ⳟ㺽子马㼲一套，请大老爷随ׯ用罢。”老残・起ᶕ
道：“累֐Ԝ贵上费ᗳ。行李暂且⮉൘这里，ُ用一两天，ㅹ我㠚己买了，ቡ缴还。㺓㼣我都已经
ク൘身上，并没有烧掉，不劳贵上费ᗳ了。എ৫多多道谢。”那ᇦ人还不㛟把㺓服带৫。仍是哴人
⪎说：“㺓服，铁老爷决不㛟᭦Ⲵ。֐ቡ说我说Ⲵ，֐带എ৫罢。”ᇦ人৸打了个ॳ儿৫了。

老残道：“我Ⲵ烧৫也还罢了，ᙫ是֐瞎ق乱，平白Ⲵ把翠环Ⲵ一ধ行李也烧൘里头，֐说冤
不冤呢？”哴人⪎道：“那才更不㾱紧呢！我说他那铺盖ᙫ共٬不到ॱ两银子，明日赏他ॱ五两银
子，他妈㾱喜欢Ⲵ受不得呢。”翠环道：“可不是呢，大约ቡ是我这个ق䴹Ⲵ人，一ধ铺盖ᇣ了铁
爷䇨多好东㾯都毁掉了。”老残道：“物件到没有٬钱Ⲵ，只可ᜌ我两部宋板书，是有钱没༴买
Ⲵ，未免可ᜌ。然也是天数，只索听他罢了。”人⪎道：“我看宋板书到也不〰奇，只是可ᜌ֐那
摇Ⲵ串铃子也毁掉，岂不是失了֐Ⲵ㺓着饭碗了吗？”老残道：“可不是呢。这可应该֐赔了罢，
还有⭊么说Ⲵ？”人⪎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！烧了他Ⲵ铺盖，烧了֐Ⲵ串铃。大吉大利，᚝喜，᚝
喜！”对着翠环作了个ᨆ，৸对老残作了个ᨆ，说道：“从今以后，他也不用ڊ卖ⳞⲴ婊子，֐也
不㾱ڊ说౤Ⲵ郎中了！”

老残大叫道：“好，好，骂Ⲵ好苦！翠环，֐还不৫拧他Ⲵ౤！”翠环道：“阿弥陀佛！ᙫ是
两位Ⲵ᝸ᛢ！”翠花点点头道：“环妹由此从良，铁老由此ڊ官，这把火ق也实൘是把大吉大利Ⲵ
火，我也得替二位道喜。”老残道：“֐׍说ᶕ，他却从良，我却从贱了？”哴人⪎道：“䰢话ቁ
讲，我且问֐：是说话是睡？如睡，ቡ᭦拾行李；如说话，我ቡ把那奇Ṹ再告诉֐。”随即大叫了
一༠：“ᶕ啊！”

老残道：“֐说，我很ᝯ᜿听。”人⪎道：“不是方才说到贾ᇦ遣丁报告，说ḕ出㻛人谋ᇣⲴ
情形吗？৏ᶕ这贾老儿Ṽ上有吃残了Ⲵ半个月饼，一大半人房里都有吃月饼ⲴⰅ䘩。这月饼却是前
两天魏ᇦ送得ᶕⲴ。所以贾ᇦ新承继ᶕⲴ个儿子名叫贾干，同了贾᧒春告说是他嫂子贾魏氏与人通
奸，用毒药谋ᇣ一ᇦॱ三口性命。



“喀河৯⦻子谨ቡ把这贾干传ᶕ，问他奸夫是谁，却৸指不出ᶕ。食残Ⲵ月饼，只有半个，已
经ᬈ碎了，馅子里却是有点砒䵌。⦻子谨把这贾魏氏传ᶕ，问这情形。贾魏氏׋：‘月饼是ॱ二日
送ᶕⲴ。我还൘贾ᇦ，况当时即有人吃䗷，并未曾死。’৸把那魏老儿传ᶕ。魏老儿׋称：‘月饼
是大㺇上ഋ美斋ڊⲴ，有毒无毒，可以质证了。’及至把ഋ美斋传ᶕ，৸׋月饼㲭是他ᇦڊⲴ，而
馅子却是魏ᇦ送得ᶕⲴ。ቡ是这一节，却不得不把魏ᇦ父女暂且᭦㇑。㲭然᭦㇑，却未上刑具，不
䗷监里Ⲵ一间オቻ，听他㠚己৫布置罢了。子谨ᗳ里觉得仵作相验，实非中毒；㠚己৸亲身细验，
实无中毒情形。即֯月饼中有毒，未ᗵ人人都是同时吃Ⲵ，也没有个毒䖫毒重Ⲵ分别吗？

“苦主ᇦۜ求讯断得紧，ቡ详了抚台，请派员会审。前数日，喀巧派了刚൓ចᶕ。此人姓刚，
名弼，是吕谏าⲴ门⭏，专学他老师，␵廉得格ⲫⲫⲴ。一䐁得ᶕ，ቡ把那魏老儿上了一夹ỽ，贾
魏氏上了一拶子。两个人都晕绝䗷৫，却无口׋。那知冤ᇦ䐟ゴ：魏老儿ᇦ里Ⲵ㇑事Ⲵ却是ᝊᘐ老
实人，看见主翁吃这冤ᶹ官司，遂替他ㆩ了些款，到෾里ᶕ打点，一投投到一个乡绅㜑举人ᇦ。”

说到此༴，只见哴升᨝开帘子走进ᶕ，说：“老爷叫呀。”人⪎道：“᭦拾铺盖。”哴升
道：“铺盖怎样放⌅？”人⪎ᜣ了一ᜣ，说：“外间冷，都睡到里䗩৫罢。”ቡ对老残道：“里间
炕很大，我同֐一䗩睡一个，叫他Ԝ姐儿ؙ打开铺盖ধ睡当中，好不好？”老残道：“⭊好，⭊
好。只是֐孤Ṇ了。”人⪎道：“守着两个，还孤Ṇ个⭊么呢？”老残道：“㇑֐孤Ṇ不孤Ṇ，赶
紧说，投到这㜑举人ᇦ怎么样呢？”㾱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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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老残ᙕ忙㾱问他投到㜑举人ᇦׯ怎样了。人⪎道：“֐越着ᙕ，我越不着ᙕ！我还㾱抽两
口烟呢！”老残ᙕ于㾱听他说，ቡ叫：“翠环，֐赶紧烧两口，让他吃了好说。”翠环拿着ㆮ子ׯ
烧。哴升从里面把行李放好，出ᶕഎ道：“他ԜⲴ铺盖，叫他伙计ᶕ放。”人⪎点点头。一刻，见
先ᶕⲴ那个伙计，䐏着哴升进৫了。৏ᶕ马头上规矩：凡妓女Ⲵ铺盖，ᗵ须他伙计㠚行ᶕ放，ᇦ人
断不㛟替他放Ⲵ；৸兼之铺盖之外还有⭊么应用Ⲵ物事，他伙计知道放൘⭊么所൘，妓女᧒手ׯ
得，若是别人放Ⲵ，ቡ无༴寻觅了。

却说伙计放完铺盖出ᶕ，说道：“翠环Ⲵ烧了，怎么样呢？”人⪎道：“那֐ቡ不用㇑
罢。”老残道：“我知道。֐明天ᶕ，我赔֐二ॱ两银子，重ڊቡ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不是为银
子，老爷请放ᗳ，为Ⲵ是今儿夜里。”人⪎道：“叫֐不㾱㇑，֐还不明白吗？”翠花也道：“叫
。ቡഎ৫罢。”那伙计才低着头出৫֐，㇑不㾱֐

人⪎对哴升道：“天很不早了，֐把火盆里多␫点炭，坐一༦开水൘旁䗩，把我໘盒子ㅄ取出
ᶕ，取几张红格子白八行书同ؑሱ子出ᶕ，取两枝⌻㵑，都放൘Ṽ上，֐ቡ睡৫罢。”哴升ㆄ应了
一༠“是”，ቡ৫照办。

这里人⪎烟也吃完。老残问道：“投到㜑举人ᇦ怎样呢？”人⪎道：“这个乡下㋺⎲老儿，见
了㜑举人，扒下ൠቡ磕头，说：‘如㜭救得我主人Ⲵ，万代ሱן！’㜑举人道：‘ሱן不⍾事，㾱
有钱才㜭办事呀。这大老爷，我൘省෾里也与他同䗷席，是䇔得Ⲵ。֐先拿一ॳ银子ᶕ，我替֐
办。我Ⲵ酬劳൘外。’那老儿ׯ从怀里摸出个Ⳟ靴页儿ᶕ，取出五百一张Ⲵ票子两张，交与㜑举
人，却৸道：‘ն㜭官司了结无事，ቡ再花多ቁ，我也㜭办。”㜑举人点点头，吃䗷午饭，ቡク了
㺓冠ᶕ拜老刚。”

老残拍着炕⋯道：“不好了！”人⪎道：“这⎁㳻Ⲵ㜑举人ᶕ了呢，老刚ቡ请见，见了⮕说了
几句套话。㜑举人ቡ把这一ॳ银票子双手ᦗ上，说道：‘这是贾魏氏那一ᇦ，魏ᇦ孝敬老公祖Ⲵ，
求老公祖格外成全。’”

老残道：“一定翻了呀！”人⪎道：“翻了ق还好，却是没有翻。”老残道：“怎么样
呢？”人⪎道：“老刚却ㅁ౫౫Ⲵ双手᧕了，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‘是谁ᇦⲴ票子，可靠得住
吗？’㜑举人道：‘这是同㼅Ⲵ票子，是敝৯ㅜ一个大钱庄，万靠得住。’老刚道：‘这么大个Ṹ
情，一ॳ银子那㜭行呢？’㜑举人道：‘魏ᇦ人说，只㾱早早了结，没事，ቡ再花多些，他也ᝯ
᜿。’老刚道：‘ॱ三条人命，一ॳ银子一条，也还٬一万三呢。也罢，既是老兄ᶕ，兄弟情ᝯ减
半㇇，六ॳ五百两银子罢。’㜑举人连༠ㆄ应道：‘可以行得，可以行得！’



“老刚৸道：‘老兄不䗷是个介绍人，不可专主，请എ৫切实问他一问，也不ᗵ开票子ᶕ，只
须老兄写明云：减半六五之数，前途ᝯ出。兄弟凭此，明日ቡ断结了。’㜑举人欢喜Ⲵ了不得，出
৫ቡ与那乡下老儿商议。乡下老儿听说官司可以了结无事，ቡ᫵专一എ。谅多年宾东，不致遭ᙚ；
况且不㾱现银子：ቡ高高兴兴Ⲵ写了个五ॳ五百两Ⲵ凭ᦞ交与㜑举人，৸写了个五百两Ⲵ凭ᦞ，为
㜑举人Ⲵ谢Ԛ。

“这⎁㳻㜑举人写了一ሱؑ，并这五ॳ五百两凭ᦞ，一并送到৯㺉门里ᶕ。老刚᭦下，还给个
᭦条。ㅹ到ㅜ二天升า，本是同⦻子谨会审Ⲵ。这些情节，子谨却一丝也不知道。坐上า৫，喊了
一༠‘带人’。那㺉役Ԝ早ሶ魏ᇦ父女带到，却都是死了一半Ⲵ样子。两人䐚到า上，刚弼ׯ从怀
里摸出那个一ॳ两银票并那五ॳ五百两凭ᦞ和那㜑举人Ⲵ书子，先递给子谨看了一遍。子谨不ׯ᧚
辞，ᗳ中却暗暗Ⲵ替魏ᇦ父女叫苦。”

“刚弼ㅹ子谨看䗷，ׯ问魏老儿道：‘֐䇔得字吗？’魏老儿׋：‘本是读书人，䇔得
字。’৸问贾魏氏：‘䇔得字吗？’׋：‘从ሿ上䗷几年学，䇔字不多。’老刚ׯሶ这银票、ㅄᦞ
叫差人送与他父女Ԝ看。他父女എ说：‘不懂这是什么৏᭵。’刚弼道：‘别Ⲵ不懂，ᜣᗵ也是真
不懂；这个凭ᦞ是谁Ⲵㅄ䘩，下面⌘着名号，֐也不䇔得吗？’叫差人：‘֐再给那个老头儿
看！’魏老儿看䗷，׋道：‘这凭ᦞ是ሿⲴᇦ里㇑事Ⲵ写Ⲵ，ն不知他为⭊么事写Ⲵ。’”

“刚弼哈哈大ㅁ说：‘֐不知道，ㅹ我ᶕ告诉֐，֐ቡ知道了！昨儿有个㜑举人ᶕ拜我，先送
一ॳ两银子，说֐Ԝ这一Ṹ，叫我设⌅儿开㝡；৸说如果开㝡，银子再㾱多些也㛟，我ᜣ֐Ԝ两个
穷凶ᶱᚦⲴ人，前日颇㜭熬刑，不如䎱࣯讨他个口气罢，我ቡ对㜑举人说：“֐告诉他㇑事Ⲵ৫，
说ᇣ了人ᇦॱ三条性命，ቡ是一ॳ两银子一条，也该一万三ॳ两。”㜑举人说：“ ᙅ一时拿不出
䇨多。”我说：“只㾱他ᗳ里明白，银子ׯ迟些日子不㾱紧Ⲵ。如果一ॳ银子一条命不㛟出，ቡ是
折半五百两银子一条命，也该六ॳ五百两，不㜭再ቁ。”㜑举人连连ㆄ应。我还ᙅ㜑举人孟⎚，再
三叮ౡ他，叫他把这折半Ⲵ道理告诉֐Ԝ㇑事Ⲵ，如果ᗳ服情ᝯ，叫他写个凭ᦞᶕ，银子早迟不㾱
紧Ⲵ。ㅜ二天，果然写了这个凭ᦞᶕ。我告诉֐，我与֐无冤无仇，我为⭊么㾱陷ᇣ֐Ԝ呢？֐㾱
摸ᗳᜣ一ᜣ，我是个朝廷ᇦⲴ官，৸是抚台特特委我ᶕ帮着⦻大老爷ᶕ审这Ṹ子，我若得了֐ԜⲴ
银子，开㝡了֐Ԝ，不ն辜负抚台Ⲵ委ԫ，那ॱ三条冤魂，㛟׍我吗，我再详细告诉֐：倘若人命
不是֐谋ᇣⲴ，֐ᇦ为什么㛟拿几ॳ两银子出ᶕ打点呢？这是ㅜ一ᦞ，൘我这里花Ⲵ是六ॳ五百
两，൘别༴花Ⲵ且不知多ቁ，我ቡ不ׯ␡究了，倘人不是֐ᇣⲴ，我告诉他照五百两一条命计㇇，
也应该六ॳ五百两，֐那㇑事Ⲵቡ应该说：“人命实不是我ᇦᇣⲴ，如蒙委员代为昭䴚，七ॳ八ॳ
可，六ॳ五百两Ⲵ数目却不敢ㆄ应。”为⭊么他毫无⯁义，ቡ照五百两一条命㇇帐妮？是ㅜ二ء
ᦞ。我劝֐Ԝ早迟ᙫ得招䇔，免得饶上䇨多刑具Ⲵ苦楚。

“那父女两个连连叩头说：‘䶂天大老爷！实൘是冤ᶹ！’刚弼把Ṽ子一拍，大ᙂ道：‘我这
样开导֐Ԝ，还是不招，再替我夹拶起ᶕ？’底下差役炸䴧լⲴㆄ应了一༠‘௴’，夹ỽ拶子望า
上一᪄，᛺魂动魄价响。

“正㾱动刑，刚弼৸道：‘ធ着，行刑Ⲵ差役上ᶕ，我对֐讲。’几个差役走上几步，䐚一条
腿，喊道：‘请大老爷示。’刚弼道：‘֐Ԝ伎ؙ我全知道：֐看那Ṹ子是不㾱紧Ⲵ呢，֐Ԝ得了
钱，用刑ቡ䖫些，让犯人不⭊吃苦；֐Ԝ看那Ṹ情重大，是翻不䗷ᶕⲴ了，֐Ԝ得了钱，ቡ⥋一
紧，把那犯人当า治死，成全他个整ቨ首，本官৸有个严刑毙命Ⲵ༴分：我是全晓得Ⲵ。今日替我
先拶贾魏氏，只不䇨拶得他ਁ昏，ء看神色不好，ቡ松刑，ㅹ他എ䗷气ᶕ再拶，预༷ॱ天工夫，无
䇪֐⭊么好汉，也不ᙅ֐不招！”

“可怜一个贾魏氏，不到两天，ቡ真熬不䗷了，哭得一丝半气Ⲵ，৸忍不得老父受刑，ቡ说
道：‘不ᗵ用刑，我招ቡ是了！人是我谋ᇣⲴ，父亲委实不知情！’刚弼道：‘֐为什么ᇣ他全
ᇦ？’魏氏道：‘我为妯娌不和，有ᗳ谋ᇣ。’刚弼道：‘妯娌不和，֐ᇣ他一个人很够了，为⭊
么毒他一ᇦ子呢？’魏氏道：‘我本ᜣᇣ他一人，ഐ没有⌅子，只好把毒药放൘月饼馅子里。ഐ为
他最好吃月饼，让他先毒死了，旁人ᗵ不至再受ᇣ了。’刚弼问：‘月饼馅子里，֐放Ⲵ⭊么毒药
呢？’׋：‘是砒䵌。’‘那里ᶕⲴ砒䵌呢？’׋：‘叫人药店里买Ⲵ。’‘那ᇦ药店里买Ⲵ
呢？’‘㠚己不曾上㺇，叫人买Ⲵ，所以不晓得那ᇦ药店。’问：‘叫谁买Ⲵ呢？’׋：‘ቡ是婆
ᇦ㻛毒死了Ⲵ䮯工⦻二。’问：‘既是⦻二替֐买Ⲵ，օ以他৸㛟吃这月饼受毒死了



呢？’׋：‘我叫他买砒䵌Ⲵ时候，只说为毒老啐，所以他不知道。’问：‘֐说֐父亲不知情，
这砒是൘婆ᇦ买Ⲵ，买得好多天了。正ᜣ䎱个ᵪ会放൘ሿ婶吃食：׋’？岂有个不同他商议Ⲵ呢֐
碗里，٬几日都无䳉可乘。恰好那日എ娘ᇦ，看他Ԝڊ月饼馅子，问他Ԝօ用，他Ԝ说送我ᇦ节
礼，䎱充人Ⲵ时候，ቡ把砒䵌ᨵ൘馅子里了。”

“刚弼点点头道：‘是了，是了。’৸问道：‘我看֐人很直爽，所招Ⲵ一丝不错。只是我听
人说，֐公公平常待֐ᶱ为刻薄，是有Ⲵ罢？’魏氏道：‘公公待我如待亲身女儿一㡜恩惠，没有
再৊Ⲵ了。’刚弼道：‘֐公公横ㄆ已死，֐օᗵ替他എ护呢？’魏氏听了，抬起头ᶕ，ḣ眉ق
ㄆ，杏眼ശ睁，大叫道：‘刚大老爷！֐不䗷㾱成ቡ我个凌迟Ⲵ罪名！现൘我已遂了֐Ⲵᝯ了。既
ᵰ了公公，ᙫ是个凌迟！֐৸օᗵ㾱坐成个᭵ᵰ呢，֐ᇦ也有儿女呀！劝֐退后些罢！’刚弼一ㅁ
道：‘䇪ڊ官Ⲵ道理呢，৏该䘭究个水尽ኡ穷；然既已如此，先让他把这个׋⭫了。’”

再说哴人⪎道：“这是前两天Ⲵ事，现൘他还㾱㇇计那个老头子呢。昨日我൘৯㺉门里吃饭，
⦻子谨气得㾱死，逼得不好开口，一开口，ԯ佛得了魏ᇦ若干银子լⲴ，李太ሺ൘此ൠ，也觉得这
Ṹ情不妥当，然也没有⌅ᜣ，商议䲔非㜭把白太ሺ白子ሯ弄ᶕ才行。这ⱏ刚是以␵廉㠚命Ⲵ，白太
ሺⲴ␵廉， ᙅ比他还靠得住些。白子ሯⲴ人品学问，为众所推服，他还不敢藐视，㠽此更无㜭制
伏他Ⲵ人了。只是一两天内ቡ㾱上详，宫؍Ⲵ性子৸ᙕ，若奏出৫ቡ不好设⌅了。只是没⌅通到宫
⌅ᜣ个⭊么֐面前৫，凡我Ԝ同寅，都㾱避点嫌⯁。昨日我看见老哥，我从ᗳ眼里欢喜出ᶕ，请؍
子。”

老残道：“我也没有䮯ㆆ。不䗷这种事情，其࣯已䘛，不㜭计出万全Ⲵ。只有ቡ此情形，我详
细写ሱؑ享宫؍，请宫؍派白太ሺᶕ㾶审。至于这一炮响不响，那ቡ不㜭㇑了。天下事冤ᶹⲴ多着
呢，ն是碰൘我䖸眼目中，尽ᗳ࣋替他ڊ一下子ቡ罢了。”人⪎道：“֙服，֙服。事不宜迟，ㅄ
໘纸张都预༷好了，请֐老人ᇦቡ此动ㅄ。翠环，֐৫点㵑烛，⌑茶。”

老残凝了一凝神，ቡ到人⪎ቻ里坐下。翠环把⌻烛也点着了。老残᨝开໘盒，拔出ㅄᶕ，铺好
了纸，拈ㅄׯ写。那知໘盒子已冻得ۿඇ石头，ㅄ也冻得ۿ个ᷓ核子，半ㅄ也写不下৫。翠环把໘
盒子ᦗ到火盆上׋，老残ሶㅄ拿൘手里，向着火盆一头烘，一头ᜣ。半霎功夫，໘盒里冒白气，下
半䗩已烊了，老残蘸໘ቡ写，写两行，烘一烘，不䗷半个多时䗠，ؑ已写好，加了个ሱⳞ，打㇇问
人⪎，ؑ已写妥，交给谁送৫？对翠环道：“֐请哴老爷进ᶕ。”

翠环把房门帘一᨝，“格格”Ⲵㅁ个不止，低低喊道：“铁老，֐ᶕ瞧！”老残望外一看，৏
ᶕ哴人⪎൘南首，双手抱着烟ᷚ，头歪൘᷅头上，口里拖三ഋ寸䮯一条口⎾，腿上却盖了一条⤬Ⳟ
㽕子；再看那䗩，翠花睡൘虎Ⳟ毯上，两只㝊都缩൘㺓服里头，两只手䎵൘㻆子里、头却不൘᷅头
上，半个㝨缩൘㺓服大㾏里，半个㝨靠着㻆子，两个人都睡得实沉沉Ⲵ了。

老残看了说：“这可㾱不得，ᘛ点喊他Ԝ起ᶕ！”老残ቡ৫拍人⪎，说：“醒醒罢，这样㾱受
⯵Ⲵ！”人⪎᛺觉，懵里懵懂Ⲵ，睁开眼说道：“呵，呵！ؑ写好了吗？”老残说：“写好
了。”人⪎挣扎着坐起。只见口䗩那条⎾水，由㻆子上┊到烟盘里，䏼成几段，৏ᶕ久已化作一条
冰了！老残拍人⪎Ⲵ时候，翠环却到翠花身䗩，先向他㺓服摸着两只㝊，用࣋往外一扯。翠花᛺
醒，连喊：“谁，谁，谁？”连忙᧹᧹眼睛，叫道：“可冻死我了！”

两人起ᶕ，都奔向火盆ቡ暖，那知火盆无人␫炭，只剩一层白灰，几星։火，却还有热气。翠
环道：“ቻ里火盆旺着呢，ᘛ向ቻ里烘৫罢。”ഋ人遂同到里䗩ቻᶕ。翠花看铺盖，三分ء已᩺得
喀楚，ቡ৫看他৯里送ᶕⲴ，却是一床蓝⒆绉㻛，一床红⒆绉㻛，两条大呢㽕子，一个᷅头。指给
老残道：“֐瞧这铺盖好不好？”老残道：“太好了些。”ׯ向人⪎道：“ؑ写完了，请֐看
看。”

人⪎一面烘火，一面取䗷ؑᶕ，从头至尾读了一遍，说：“很切实Ⲵ。我ᜣᙫ该灵罢。”老残
道：“怎样送৫呢？”人⪎㞠里摸出㺘ᶕ一看；说：“ഋ下钟，再ㅹ一刻，天亮了，我叫৯里差个
人৫。”老残道：“৯里人都起身得迟，不如天明后，同店ᇦ商议，雇个人৫更妥。只是这河䳮得
䗷৫。”人⪎道：“河里昨晚ቡ有人䐁凌，单身人䗷河很ׯ当Ⲵ。”大ᇦ烘着火，随ׯ䰢话。



两三点钟工夫，ᶱᇩ易䗷，不知不觉，东方已㠚明了。人⪎喊起哴升，叫他向店ᇦ商议，雇个
人到省෾送ؑ，说：“不䗷ഋॱ里ൠ，如晌午以前送到，下午取得᭦条ᶕ，我赏银ॱ两。”ڌ了一
刻，只见店伙同了一个人ᶕ说：“这是我兄弟，如大老爷送ؑ，他可以৫。他送䗷几എؑ，颇൘
行，到㺉门里也敢进৫，请大老爷放ᗳ。”当时人⪎ቡ把上抚台Ⲵ禀交给他，㠚᭦拾投递৫了。

这里人⪎道：“我Ԝ这时该睡了。”哴、铁睡൘两䗩，二翠睡൘当中，不多一刻都已啱啱Ⲵ睡
着，一觉醒ᶕ，已是午牌时候。翠花ᇦ伙计早已൘前面ㅹ候，᧕了他妹妹两个എ৫，ሶ铺盖ধ了，
一并᧞着ቡ走。人⪎道：“ڽ晚ቡ送他Ԝ姐儿ؙᶕ，我Ԝ这儿不派人৫叫了。”伙计ㆄ应
着“是”，ׯ同两人前৫。翠环എ䗷头ᶕ眼⌚汪汪Ⲵ道：“ᛘ别忘了阿！”人⪎老残ءㅁ着点点
头。

二人⍇㝨。歇了片刻ቡ吃午饭。饭毕，已两下多钟，人⪎㠚进৯署৫了，说：“倘有എؑ，喊
我一༠。”老残说：“知道，֐请罢。”

人⪎৫后，不到一个时䗠，只见店ᇦ领那送ؑⲴ人，一头大汗，走进店ᶕ，怀里取出一个马
ሱ，紫花大ঠ，拆开，里面എؑ两ሱ：一ሱ是庄宫؍亲ㅄ，字比核ṳ还大；一ሱ是内文Ṹ上㺱希明
Ⲵؑ，䀰：“白太ሺ现署⌠安，即派人৫代理，大约五七天可到。”并云：“宫؍␡盼阁下ቁ候两
日，ㅹ白太ሺ到，商酌一切”云云。老残看了，对送ؑ人说：“֐歇着罢，晚上ᶕ领赏。喊哴二爷
ᶕ。”店ᇦ说：“同哴大老爷进㺉门৫了。”老残ᜣ：“这ؑ交谁送৫呢？不如亲身৫走一道
罢。”ቡ告店ᇦ，锁了门，竟㠚投৯㺉门ᶕ。

进了大门，见出出进进人役⭊多，知有า事。进了Ԛ门，果见大า上阴气森森，䇨多差役两旁
・着。凝了一凝神，ᜣ道：“我օ妨上৫看看，什么Ṹ情？”・൘差役身后，却看不见。

只听า上೧道：“贾魏氏，֐㾱明白֐㠚己Ⲵ死罪已定，㠚是无可ᥭഎ，֐却ᶱ࣋开㝡֐那父
亲，说他并不知情，这是֐Ⲵ一片孝ᗳ，本৯也没有个不成全֐Ⲵ。ն是֐不招出֐Ⲵ奸夫ᶕ，֐
父亲Ⲵ命ቡ؍全不住了。֐ᜣ，֐那奸夫出Ⲵ主᜿，把֐ᇣ得这样苦⌅，他到䓢得远远Ⲵ，连饭都
不替֐送一碗，这人Ⲵ情义也ቡ很薄Ⲵ了，֐却抵死不㛟招出他ᶕ，反令⭏身老父，替他担着死
罪。൓人云：‘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。’৏配丈夫，为了父亲ቊ且顾不得他，օ况一个相好Ⲵ⭧人
呢！我劝֐招了Ⲵ好。”只听底下只是౔౔啜⌓。৸听า上喝道：“֐还不招吗？不招我৸㾱动刑
了！”

৸听底下一丝半气Ⲵ说了几句，听不出⭊么话ᶕ。只听า上೧道：“他说⭊么？”听一个书吏
上৫എ道：“贾魏氏说，是他㠚己Ⲵ事，大老爷怎样分付，他怎样招；叫他᥿造一个奸夫出ᶕ，实
实无从᥿造。”

৸听า上把᛺า一拍，骂道：“这个␛妇，真正刁狡！拶起ᶕ！”า下无䲀Ⲵ人大叫了一
༠“ా”，只听䐁上几个人৫，把拶子往ൠ下一᪄，“霍绰”Ⲵ一༠，᛺ᗳ动魄。

老残听到这里，ᙂ气上冲，也不㇑公า重ൠ，把ㄉาⲴ差人用手分开，大叫一༠：“ㄉ开！让
我䗷৫！”差人一䰚。老残走到中间，只见一个差人一手ᨀ着贾魏氏头ਁ，ሶ头ᨀ起，两个差人正
抓他手൘上拶子。老残走上，ሶ差人一扯，说道：“住手！”ׯ大摇大摆走上暖阁，见公Ṹ上坐着
两人，下首是⦻子谨，上首ᗳ知ቡ是这刚弼了，先向刚弼打了一躬。

子谨见是老残，᝼忙・起。刚弼却不䇔得，并不起身，喝道：“֐是օ人？敢ᶕᨵ乱公า！拉
他下৫！”未知老残㻛拉下৫，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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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ॱ七എ 
铁炮一༠公า䀓索 
⪦⩤三ਐ旅㠽㺄环

话说老残看贾魏氏正㾱上刑，ᙕ忙抢上า৫，喊了“住手”。刚弼却不䇔得老残为օ䇨人，৸
看他䶂㺓ሿ帽，ቡ喝令差人拉他下৫。谁知差人见本৯大老爷早经ㄉ起，知道此人ᗵ有ᶕ历，㲭然
ㆄ应了一༠“ా”，却没一个人敢走上ᶕ。

老残看刚弼ᙂᇩ┑面，连༠吆喝，却有᜿呕着他顽，ׯ䖫䖫Ⲵ说道：“֐先莫问我是什么人，
且让我说两句话。如果说Ⲵ不对，า下有Ⲵ是刑具，֐ቡ打我几板子，夹我一两夹ỽ，也不㾱紧。
我且问֐：一个඲死Ⲵ老翁，一个␡闺Ⲵ女子，Ṹ情我却不㇑，֐上他这手铐㝊䮓是什么᜿思？䳮
道ᙅ他越⤡走了吗？这是制强盗Ⲵ刑具，֐ቡ随ׯ施于良民，天理օ存？良ᗳ安൘？”

⦻子谨ᜣ不到抚台എؑ已ᶕ， ᙅ老残与刚弼า上䖳量起ᶕ，更下不৫，连忙喊道：“㺕翁先
⭏，请厅房里৫坐，此ൠ公า，不ׯ说话。”刚弼气得目瞪口呆，৸见子谨称他㺕翁， ᙅ有点ᶕ
历，也不敢䗷于抢白。老残知子谨为䳮，遂走䗷㾯䗩ᶕ，对着子谨也打了一躬。子谨᝼忙还ᨆ，口
称：“后面厅房里坐。”老残说道：“不忙。”却从㻆子里取出庄宫؍Ⲵ那个㾶书ᶕ，双手递给子
谨。

子谨见有紫花大ঠ，不觉喜逐颜开，双手᧕䗷，拆开一看，ׯ高༠读道：“示ᚹ。白守耆札到
എᇦ、候白守㾶讯。弟耀顿首。”一面递给؍ᶕ，请即传谕⦻、刚二令，不得┕刑。魏谦父女取ׯ
刚弼৫看，一面大༠喊道：“奉抚台传谕，叫把魏谦父女刑具全行松放，取؍എᇦ，候白大人ᶕ再
审！”底下听了，ㆄ应一༠“ా”，৸大喊道：“当า松刑罗！当า松刑罗！”却早七手八㝊，把
他父女手铐㝊䮓，项上Ⲵ铁链子，一松一个干净，教他上ᶕ磕头，替他喊道：“谢抚台大人恩典！
谢刚大老爷、⦻大老爷恩典！”那刚弼看ؑ之后，正㠚敢ᙂ而不敢䀰；৸听到谢刚大老爷、⦻大老
爷恩典，如同刀子戳ᗳ一㡜，早坐不住，退往后า৫了。

子谨仍向老残拱手道：“请厅房里৫坐。兄弟⮕为交代此Ṹ，ቡᶕ奉陪。”老残拱一拱手
道：“请先⭏治公，弟ቊ有一事，告退。”遂下า，仍㠚大摇大摆Ⲵ走出㺉门৫了。这里⦻子谨分
付了书吏，叫魏谦父女赶紧取؍，今晚ׯ㾱叫他Ԝ出৫才好。书吏一一ㆄ应，击啃退า。

却说老残എᶕ，一䐟走着，ᗳ里ॱ分高兴，ᜣ道：“前日闻得⦹贤种种酷虐，无⌅可施；今日
৸亲目见了一个酷吏，却㻛一ሱ书ׯ救活了两条性命，比吃了人৲果ᗳ里还ᘛ活！”一䐟走着，不
知不觉已出了෾门，ׯ是那哴河Ⲵ๔ญ了。上得๔৫，看天色欲暮，那哴河已冻得同大䐟一㡜，ሿ
车子已不断Ⲵᶕ往行走，ᗳ里ᜣᶕ：“行李既已烧৫，更无累赘，明日ׯ可单身എ省，好৫置办行
李。”䖜৸ᘥ道：“㺱希明ᶕؑ，叫我ㅹ白公ᶕ，以ׯ商酌，明知白公办理此事，⑨刃有։；然倘
有ᶕ㜭周知之༴，岂不是我৫了ᇣⲴ事吗？只好耐ᗳㅹ待数日再说。”一面ᜣ着，已到店门，顺ׯ



䑡了എ৫。看有䇨多人正൘那里刨挖火里Ⲵ烬։，ึ了好大一ึ，都是些䴦绸碎布，也ቡ不৫看
他。എ到上房，独㠚坐ൠ。

䗷了两个多钟头，只见人⪎从外面进ᶕ，口称：“Ⰻᘛ，Ⰻᘛ！”说：“那ⱏ刚退า之后，随
即命ᇦ人Ự点行李എ省，子谨知道宫؍㙣软， ᙅ他എ省，৸出汊子，᭵ᶱ࣋⮉他，说：‘宫؍只
有派白太ሺ㾶审Ⲵ话，并没有叫阁下എ省Ⲵ示谕，此Ṹ未了，断不㜭走。֐这样৫销差，岂不是同
宫؍呕气吗？ 不合֐主敬存诚Ⲵ道理。’他ᜣᜣ也只好忍耐着了。子谨本ᜣ请֐进৫吃饭，我
说：‘不好，ق不如送Ṽ好好Ⲵ菜৫，我替֐陪客罢。’我讨了这个差֯ᶕⲴ。֐看好不好？”老
残道：“好！֐吃白食，我担人情，ׯق֐宜！我把他辞掉，看֐吃⭊么！”人⪎道：“֐只㾱有
本事辞，只㇑辞，我ቡ陪֐ᥘ饿。”

说着，门口已有一个戴红缨帽儿Ⲵ拿了一个全帖，后面䐏着一个挑食盒Ⲵ进ᶕ，直走到上房，
᨝起暖帘进ᶕ，对着人⪎望老残说：“这位ቡ是铁老爷罢？”人⪎说：“不错。”那ᇦ人ׯ抢前一
步，请了一个安，说：“敝上说：ሿ৯分没有好菜，送了一Ṽ㋇饭，请大老爷व含点。”老残
道：“这店里饭很ׯ当，不消贵上费ᗳ，请挑എ৫，另送别位罢。”ᇦ人道：“主人分付，ᙫ㾱大
老爷赏㝨。ᇦ人万不敢挑എ৫，㾱ᥘ骂Ⲵ。”人⪎൘Ṽ上拿了一张ㅪ纸，拨开ㅄ帽，对着那ᇦ人
道：“֐叫他Ԝ挑到前头灶ቻ里৫。”那ᇦ人᨝开盒盖，请老爷Ԝ䗷眼。৏ᶕ是一Ṽ⭊丰Ⲵ鱼翅
席。老残道：“ׯ饭ቡ当不起。这酒席大客气，更不敢当了。”人⪎用ㅄ൘花ㅪ上已经写完，递与
那ᇦ人，说：“这是铁老爷Ⲵഎؑ，֐എ৫说谢谢ቡ是了。”৸叫哴升赏了ᇦ人一吊钱，挑盒子Ⲵ
二百钱。ᇦ人打了两个ॳ儿。

这里哴升ᦼ上灯ᶕ。不消半个时䗠，翠花、翠环ء到。他那伙计不ㅹ分付，已拍了两个ሿ行李
ধ儿进ᶕ，送到里房৫。人⪎道：“֐Ԝ铺盖真ڊ得ᘛ，半天工夫，ቡ喀了吗？”翠花道：“ᇦ里
有Ⲵ是铺盖，对付着ቡ够用了。”哴升进ᶕ问，开饭不开饭。人⪎说：“开罢。”ڌ了一刻，已先
ሶ碟子摆好。人⪎道：“今日北风㲭然不刮，还是很冷，ᘛ⑙酒ᶕ吃两ᶟ。今天ॱ分ᘛ乐，我Ԝ多
喝两ᶟ。”二翠ء拿起弦字ᶕ唱两个曲子ׁ酒。人⪎道：“不ᗵ唱了，֐Ԝ也吃两ᶟ酒罢。”翠花
看二人非常高兴，ׯ问道：“ᛘ㜭这么高兴，ᜣᗵ抚台那里送ؑⲴ人എᶕ了吗？”人⪎道：“岂ն
എؑᶕ了，魏ᇦ爷儿ؙ这时候ᙅ都എ到了ᇦ呢！”ׯሶ以上事情，一五一ॱⲴ告诉了二翠。他姊儿
ؙ个，也㠚喜欢Ⲵ了不得，㠚不消说。

却说翠环听了这话，不住Ⲵ䘧䘧价ㅁ，ᘭ然৸ሶḣ眉双锁，唈唈无䀰。֐道什么缘᭵？他ഐ听
见老残一ሱ书৫，抚台ׯ这样Ⲵؑ从，若替他办那事，㠚不费吹灰主࣋，一定妥当Ⲵ，所以ቡ䘧䘧
价ㅁ，৸ᜣ他ԜⲴ权࣋，㲭然够用，只不知昨晚所说Ⲵ话，究竟是真是ٷ；倘若随ׯ说说ቡ罢了Ⲵ
呢，这个ᵪ会错䗷，ׯ终身无出头乏望，所以双眉৸锁起ᶕ了。৸ᜣ到他妈今年年底，一定㾱䖜卖
他；那蒯二秃子凶ᚦ异常，早迟是个死，不觉㝨上ቡ⌋了死灰Ⲵ气色。৸ᜣ到㠚己好好一个良ᇦ女
子，怎样⍱落得这ㅹ下贱形状，ق不如死了Ⲵ干净，眉宇间৸⌋出一种英毅Ⲵ气色ᶕ，৸ᜣ到㠚己
死了，৏无不可，只是一个六岁Ⲵሿ兄弟有谁抚养，岂不也是饿死吗？他若饿死，不ն父母无人祭
绝。这么ᜣ৫，是㠚己৸死不得了。ᜣᶕᜣ৫，活৸活不成，死৸死不ׯ并祖上Ⲵ香烟，从此，׋
得，不知不觉那⌚⨐子ׯ扑㈼㈼Ⲵ┊ሶ下ᶕ，赶紧用手绢子৫ᬖ。

翠花看见道：“֐这妮子！老爷Ԝ今天高兴，֐৸ਁ什么昏？”人⪎看着他，只是៘ㅁ。老残
对他点了点头，说：“֐不用㜑思乱ᜣ，我Ԝᙫ㾱替֐ᜣ⌅子Ⲵ。”人⪎道：“好，好！有铁老爷
一手ᨀ拔֐，我昨晚说Ⲵ话，可是不㇇数Ⲵ了。”翠环听了大᛺，᜸觉得他㠚己虑Ⲵ是不错。正㾱
询人⪎请问，只见哴升同了一个人进ᶕ，朝人⪎打了一ॳ儿，递䗷一个红纸ሱ套৫。人⪎᧕䗷ᶕ，
᫁开ሱ套口，朝里一フ，ׯᨓ到怀里৫，说༠“知道了”，更不住Ⲵ౫౫价ㅁ。只见哴升说：“请
老爷出ᶕ说两句话。”人⪎ׯ走出৫。

约有半个时䗠进ᶕ，看着三个人ء唈唈相对，一䀰不ਁ，人⪎᜸觉高兴。৸见那৯里Ⲵᇦ人进
ᶕ，向老残打了个ॳ儿，道：“敝上说，叫把昨儿个Ⲵ一ধ旧铺盖取എ৫。”老残一楞，ᗳ里ᜣ
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呢？֐取了৫，我睡什么呢？”然而究竟是人ᇦⲴ物件，不ׯ强⮉，ׯ
说：“֐取了৫罢。”ᗳ里却是纳䰧。看着那ᇦ人进房取ሶ৫了，只见人⪎道：“今儿我Ԝ本ᶕ很
高兴Ⲵ，㻛这翠环一个人不Ⰻᘛ，ᜩⲴ我也不Ⰻᘛ了。酒也不吃了，连碟子都᫔下৫罢。”৸见哴
升ᶕ，当真把些碟子都᫔了下৫。



此时不ն二翠摸不着头㝁，连老残也觉得诧异Ⲵ很。随即哴升带着翠环ᇦ伙计，把翠环Ⲵ铺盖
ধ也搬走了。翠环忙问：“啥事？啥事？怎么不教我൘这里吗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不知道，光听说叫
我取എ铺盖ধ৫。”

翠环此时按ᦪ不住，料到一定凶多吉ቁ，不觉含⌚䐚到人⪎面前，说：“我不好，֐是老爷Ԝ
呢，䳮道不㜭व含点吗？֐老一不喜欢，我Ԝቡ活不成了！”人⪎道：“我喜欢Ⲵ很呢。我为啥不
喜欢？只是֐Ⲵ事，我却㇑不着。֐ធធⲴ求铁老爷৫。”

翠环৸䐚向老残面前，说：“还是֐老救我！”老残道：“⭊么事，我救֐呢？”翠环
道：“取എ铺盖，一定是昨儿话走了风༠，ت妈知道，今儿不让我൘这儿，早晚㾱逼我എ৫，明天
ቡ远走高飞，他敢同官斗吗？ቡ只有走是个好⌅子。”老残道：“这话也说Ⲵ是。人⪎哥，֐得ᜣ
个⌅子，ᥭ⮉住他才好。一㻛他妈᧕എ৫，这事ቡ不好下手了。”人⪎道：“那是օ消说！㠚然㾱
ᥭ⮉他。֐不ᥭ⮉他，谁㜭ᥭ⮉他呢？”

老残一面ሶ翠环拉起，一面向人⪎道：“֐Ⲵ话我怎么不懂？䳮道昨夜说Ⲵ话，当真不㇇数了
吗？”人⪎道：“我已彻底ᜣ䗷，只有不㇑Ⲵ一⌅。֐ᜣ拔一个姐儿从良，ᙫ也得有个辞头。֐也
不承䇔，我也不承䇔，这话怎样说呢？把他弄出ᶕ，৸望那里安置呢？若是൘店里，我Ԝ两个人都
不承䇔，外人一定说是我弄Ⲵ，断无⯁义。我刚才得了个好点Ⲵ差֯，忌妒Ⲵ人很多，㜭不告诉宫
不得Ⲵ。”老残一ᜣ，话也有ڊ举呢？所以是断乎؍吗？以后我ቡ不用൘ኡ东␧了，还ᜣ什么؍
෻，只是ഐ此ቡ见死不救，于ᗳ实也䳮忍，加着翠环不住Ⲵ啼哭，实൘为䳮，ׯ向人⪎道；“话㲭
如此，也得ᜣ个万全Ⲵ⌅子才好。”人⪎道：“ቡ请֐ᜣ，如ᜣ得出，我一定助࣋。”

老残ᜣ了ᜣ，实无⌅子，ׯ道：“㲭无⌅子，也得大ᇦᜣᜣ。”人⪎道：“我ق有个⌅子，֐
৸ڊ不到，所以只好罢休。”老残道：“֐说出ᶕ，我ᙫ可以设⌅。”人⪎道：“䲔非֐承䇔了㾱
他，才好᧚辞。”老残道：“我ቡ承䇔，也不㾱紧。”人⪎道：“オ口说白话，㜭行吗？事是我
办，我告诉人，说֐㾱，谁ؑ呢？䲔非֐亲ㅄ写ሱؑ给我，那我ቡ有⌅办了。”老残道：“ؑ是不
好写Ⲵ。”人⪎道：“我说ڊ֐不到，是不是呢？”

老残正൘䐼䒷，却㻛二翠一喀上ᶕ央告，说：“这也不㾱紧Ⲵ事，֐老ቡ担承一下子罢。”老
残道：“ؑ怎样写？写给谁呢？”人⪎道：“㠚然写给⦻子谨，֐ቡ说，见一妓女Ḁ人，本系良
ᇦ，⭊为可ᛟ，弟拟拔出风ቈ，纳为㈧ᇔ，请兄唾࣋维持，身价若干，如数照缴云云，我拿了这ؑ
ቡ有办⌅，ሶᶕԫ凭֐送人也罢，择配也罢，֐ቡ有了主权，我也不遭༠气。不然，那有办⌅？”

正说着，只见哴升进ᶕ说：“翠环姑娘出ᶕ，֐ᇦ里人请֐呢。”翠环一听，魂飞天外，一面
说ቡ৫，一面拼命央告老残写ؑ。翠花ቡ到房里取出纸ㅄ໘砚ᶕ，ሶㅄ蘸饱，递到老残手里。老残
᧕䗷ㅄᶕ，叹口气，向翠环道：“冤不冤？为֐Ⲵ事，㾱我亲ㅄ⭫׋呢！”翠环道：“我替֐老磕
一ॳ个头！֐老ቡ为一എ䳮，㜌造七级⎞图！”老残已൘纸上如说写ቡ，递与人⪎，说：“我Ⲵ㙼
分已尽，再不好好Ⲵ办，罪ቡ൘֐了。”人⪎᧕䗷ؑᶕ，递与哴升，说：“ڌ一会送到৯里৫。”

当老残写ؑⲴ时刻，哴人⪎向翠花㙣中说了䇨多Ⲵ话。哴升᧕䗷ؑᶕ，向翠环道：“֐妈ㅹ֐
说话呢，ᘛ৫罢。”翠环仍⌕着不㛟৫，眼看着人⪎，有求救Ⲵ᜿思。人⪎道：“֐৫，不㾱紧
Ⲵ，诸事有我呢。”翠花・起ᶕ，拉了翠环Ⲵ手，说：“环妹，我同֐৫，֐放ᗳ罢，֐大大Ⲵ放
ᗳ罢！”翠环无⌅，只得说༠“告ٷ”，走出৫了。

这里人⪎却䓪到烟炕上৫烧烟，౤里七搭八搭Ⲵ同老残说话。约计有一点钟工夫，人⪎烟也吃
䏣了。只见哴升戴着㈷新Ⲵ大帽子进ᶕ，说：“请老爷Ԝ那䗩坐。”人⪎说：“啊！”ׯㄉ起ᶕ拉
了老残，说：“那䗩坐罢。”老残诧异道：“几时有个那䗩出ᶕ？”人⪎说：“这个那䗩，是今天
变出ᶕⲴ。”৏ᶕ这店里Ⲵ上房，一ᧂ本是两个三间，人⪎住Ⲵ是㾯䗩三间，还有东䗩Ⲵ个三间，
৏有别人住着，今早动身䗷河৫了，所以オ下ᶕ。

哴、铁二人ᩪ手走到东上房前，上了台阶，早有人打起暖帘。只见正中方Ṽ上挂着Ṽ裙，Ṽ上
点了一对大红㵑烛，ൠ下铺了一条红毡。走进า门，见东䗩一间摆了一张方Ṽ，朝南也系着Ṽ裙，



上首平列两张椅子，两旁一䗩一张椅子，都搭着椅披。Ṽ上却摆了┑┑一ṼⲴ果碟，比方才吃Ⲵ还
㾱好看些。㾯䗩是䳄断Ⲵ一间房，挂了一条红大呢Ⲵ门帘。

老残诧异道：“这是什么৏᭵？”只听人⪎高༠೧道：“֐Ԝ搀新姨奶奶出ᶕ，৲见他Ԝ老
爷。”只见门帘᨝༴，一个老妈子൘左，翠花൘右，搀着一个美人出ᶕ，┑头戴着都是花，ク着一
件红䶂外㼲，葵绿㺴子，系一条㊹红裙子，却低着头走到红毡子前。

老残仔细一看，৏ᶕቡ是翠环，大叫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断乎不可！”人⪎道：“֐亲ㅄ字ᦞ
都写了，还狡狯⭊么？”不由分说，拉老残往椅子上৫坐，老残那里㛟坐，这里翠环早已磕下头৫
了。老残没⌅，也只好എ了半礼。৸见老妈子说：“哴大老爷请坐。谢大媒。”翠环却৸磕下头
৫。人⪎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也还了一礼。当ሶ新人送进房内。翠花随即出ᶕ磕头道喜。老
妈子ㅹ人也都道完了喜。人⪎拉老残到房里৫。৏ᶕ房内新铺盖已䱸设ڌ妥，是红绿⒆绉㻛各一
床，红绿大呢㽕子各一条，᷅头两个。炕前挂了一个红紫鲁ኡ绸Ⲵ幔子。Ṽ上铺了红Ṽ毡，也是一
对红㵑烛。້上却挂了一࢟大红对㚄，上写着：

**ᝯ天下有情人，都成了眷኎；

是前⭏⌘定事，莫错䗷姻缘。&&

老残却䇔得是哴人⪎Ⲵㅄ䘩，໘Ⰵ还没有⭊干呢，ഐㅁ向人⪎道：“֐真会␈气！这是㾯⒆上
月老祠Ⲵ对㚄，㻛֐偷得ᶕⲴ。”人⪎道：“对题ׯ是好文章。֐敢说不切当吗？”

人⪎却从怀中把刚才৯里送ᶕⲴ红ሱ套递给老残，说：“֐瞧，这是贵如夫人৏ᶕⲴ卖身契一
纸，这是新写Ⲵ身契一纸，ᙫ共奉上。֐看ᝊ弟办事周到不周到？”老残说：“既已如此，ᝏ激Ⲵ
很。֐৸օ苦把我套൘സ子里ڊ⭊么呢？”人⪎道：“我不对֐说‘是前⭏⌘定事，莫错䗷姻
缘’吗？我为翠环计，救人须救彻，非如此，ᙫ不ॱ分妥当；为֐计，亦不吃亏。天下事ቡ该这么
是不错Ⲵ。”说䗷，呵呵大ㅁ。৸说：“不用费话罢，我Ԝ㛊子饿Ⲵ了不得，㾱吃饭了。人，⌅ڊ
⪎拉着老残，翠花拉着翠环，㾱他Ԝ两个上坐。老残决᜿不㛟，仍是৫了Ṽ裙，ഋ方两对面坐Ⲵ。
这一席酒，不消说，各人有各人ᘛ乐༴，㠚然是尽欢而散，以后无非是送房睡觉，无庸赘䘠。

却说老残㻛人⪎逼成好事，ᗳ里有点不Ⰻᘛ，ᜣ㾱报复；৸看翠花昨日㠚己冻着，却拿⤬Ⳟ㽕
子替人⪎盖腿，为翠环事，他৸出了䇨多ᗳ，冷眼看৫，也是个有良ᗳⲴ，须得把他也拔出ᶕ才
好，且ㅹሶᶕ再作道理。

次日，人⪎䐁ᶕ，ㅁ向翠环道：“昨儿炕⮨角睡得安っ罢？”翠环道：“都是哴老爷大ᗧ成
全，ធធ׋ᛘⲴ䮯⭏禄位牌。”人⪎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！”说着，ׯ向老残道：“昨日三百银子是
子谨ෛ出ᶕⲴ，今日我进署替֐还帐৫。这㺓服㺮᷅是子谨送Ⲵ，֐也不用客气了。ᜣᶕ送钱，他
也是不㛟᭦Ⲵ。”老残道：“这从那里说起！叫人ᇦ花这䇨多钱，也只好֐先替我道谢，再图㺕报
罢。”说着，人⪎㠚৫৯里。

老残ഐ翠环Ⲵ名字太؇，且也不ׯ再叫了，遂替他颠ق一下，换ڊ“环翠”，却㇇了一个别
号，ׯ雅得多呢。午后命人把他兄弟找得ᶕ，看他身上㺓服䗷于蓝缕，给了他几两银子，仍叫李五
领৫买几件㺓服给他ク。

光阴䗵速，不知不觉，已经五天䗷৫。那日，人⪎已进৯署里৫，老残正൘客店里教环翠䇔
字，ᘭ听店中伙计报道：“৯里⦻大老爷ᶕ了！”霎时，子谨䖯子已到阶前下䖯，老残䗾出าቻ门
口。子谨入ᶕ，分宾主坐下，说道：“白太ሺ・刻ቡ到，兄弟是ᶕ᧕差Ⲵ，顺ׯᶕ此与老哥道喜，
并䰢谈一刻。”老残说：“前日种种承情，已托人⪎兄代达谢ᘡ。ഐ刚君൘署，不ׯ亲到拜谢，ᜣ
㜭曲谅。”子谨谦䘺道：“岂敢。”随命新人出ᶕ拜见了。子谨৸送了几件首饰，作拜见之礼。ᘭ
见外面差人飞奔也լⲴ䐁ᶕ报：“白大人只到，对የ下䖯，从冰上走䗷ᶕ了。”子谨᝼忙上䖯৫
᧕。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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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ॱ八എ 
白太守谈ㅁ释奇冤 
铁先⭏风䵌访大Ṹ

话说⦻子谨᝼忙᧕到河䗩，其时白太ሺ已经由冰上走䗷ᶕ了。子谨递上手版，赶到面前请了个
安，道༠“大人辛苦”。白公എ了个安，说道：“օᗵ还㾱᧕出ᶕ？兄弟㠚然㾱到贵㺉门请安৫
Ⲵ。”子谨连称“不敢”。

河䗩搭着茶棚，挂着彩绸。当时让到茶棚ሿ坐。白公问道：“铁君走了没有？”子谨എ
道：“ቊ未。ഐㅹ大人ᶕ到， 有话说。ঁ㙼适才൘铁公༴ᶕ。”白公点点头道：“⭊善。我此刻
不ׯ৫拜， ᜩ刚君⯁ᗳ。”吃了一口茶，৯里预༷Ⲵ䖯子，执事早已喀༷，白公ׯ坐了䖯子，到
৯署৫。ቁ不得升旗放炮，奏乐开门ㅹ事。进得署৫，让൘㾯花厅住。

刚弼早ク好了㺓帽，ㅹ白公进ᶕ，ቡ上手本请见。见面上后，白公ቡሶ魏贾一Ṹ，如օ问⌅，
详细问了一遍。刚弼一一诉说，颇有得᜿之色，说到“宫؍ᶕ函，不知听ؑօ人Ⲵ乱话，此Ṹ情
形，ᦞঁ㙼看ᶕ，已成铁Ṹ，决无⯁义。ն此魏老颇有钱文，送ঁ㙼一ॳ银子，ঁ㙼ᶕ᭦，所以买
出人ᶕ到宫؍༴ᨵ乱唁白。听说有个⭊么卖药Ⲵ郎中，得了他䇨多银子，送ؑ给宫؍Ⲵ。这个郎中
ഐ得了银子，当时ቡ买了个妓女，还൘෾外住着。听说这个Ṹ子如果当真翻䗷ᶕ，还㾱谢他几ॳ银
子呢，所以这郎中不走，专ㅹ谢Ԛ。լ乎此人也该ᨀ了ᶕ讯一า。讯出此人赃证，৸多␫一层凭ᦞ
了。”白公说：“老哥所见⭊是。ն是兄弟今晚须ሶ全Ṹ看䗷一遍，明日先把Ṹ内人证ᨀᶕ，再作
道理。或者竟照老哥Ⲵ断⌅，也ᶕ可知，此刻不敢先有成见。ۿ老哥㚚明正直，凡事先有成ㄩ൘
㜨，㠚然投无不利。兄弟资质⭊鲁，只好ቡ事䇪事，细᜿推求，不敢说无䗷，ն㜭ሑ䗷，已经是万
幸了。”说罢，৸说了些省中Ⲵ风景䰢话。

吃䗷晚饭，白公എ到㠚己房中，ሶ全Ṹ细细看䗷两遍，传出一张单子৫，明日ᨀ人。ㅜ二天已
牌时分，门口报称：“人已ᨀ得喀༷。请大人示下：是今天下午后坐า，还是明天早起？”白公
道：“人证已喀，ቡ此刻坐大า。า上设三个座位ቡ是了。”刚、⦻二君连忙上৫请了个安，
说：“请大人㠚ׯ，ঁ㙼ㅹ不敢陪审， 有不妥之༴，理应എ避。”白公道：“说那里Ⲵ话。兄弟
鲁钝，㋮神照应不到，正望两兄ᨀ᫅。”二人也不敢䗷谦。

刻，า事已喀，はㆮ门上求请升า。三人皆㺓冠而出，坐了大า。白公举了红ㅄ，ㅜ一名先ڌ
传৏告贾幹。差人ሶ贾幹带到，当า䐚下。白公问道：“֐叫贾幹？”底下ㆄ着：“是。”白公
问：“今年ॱ几岁了？”ㆄ称：“ॱ六岁了。”问：“是死者贾志Ⲵ亲⭏，还是承继？”ㆄ
称：“本是嫡าⲴִ儿，䗷房承继Ⲵ。”问：“是几时承继Ⲵ？”ㆄ称：“ഐ亡父㻛ᇣ身死，次日
入殓，无人成服，由族中公议入继成服Ⲵ。”

白公৸问：“৯官相验Ⲵ时候，֐已经䗷ᶕ了没有？”ㆄ：“已经䗷ᶕ了。”问：“入殓Ⲵ时
候，֐亲视含殓了没有？”ㆄ称：“亲视含殓Ⲵ。”问：“死人临入殓时，㝨上是什么颜色？”ㆄ



称：“白᭟᭟Ⲵ，同死人一样。”问：“有䶂紫斑没有？”ㆄ：“没有看见。”问：“骨节僵硬不
僵硬？”ㆄ称：“并不僵硬。”问：“既不僵硬，曾摸㜨口有无热气？”ㆄ：“有人摸Ⲵ，说没有
热气了。”问：“月饼里有砒䵌，是几时知道Ⲵ？”ㆄ：“是入殓ㅜ二天知道Ⲵ。”问：“是谁看
出ᶕⲴ？”ㆄ：“是姐姐看出ᶕⲴ。”问：“֐姐姐օ以知道里头有砒䵌？”ㆄ：“本不知道里头
有砒䵌，ഐ⯁ᗳ月饼里有毛⯵，所以᨝开ᶕ细看，见有㊹红点点毛，ቡ托出问人。有人说是砒䵌，
ቡ找药店人ᶕ细瞧，也说是砒䵌，所以知道是中了砒毒了。”

白公说：“知道了。下৫！”৸甩ᵡㅄ一点，说：“传ഋ美斋ᶕ。”差人带上。白公问
道：“֐叫什么？֐是ഋ美斋Ⲵ⭊么人。”ㆄ称：“ሿ人叫⦻䖵庭，൘ഋ美斋ᦼḌ。”问：“魏ᇦ
定ڊ月饼，共ڊ了多ቁ斤？”ㆄ：“ڊ了二ॱ斤。”问：“馅子是魏ᇦ送ᶕⲴ吗？”ㆄ
称：“是。”问：“ڊ二ॱ斤，ቡሶሶⲴ不多不ቁ吗？”说：“定Ⲵ是二ॱ斤，ڊ成了八ॱ三
个。”问：“他定ڊⲴ月饼，是一种馅子？是两种馅子？”ㆄ：“一种，都是冰㌆芝哫核ṳ仁
Ⲵ。”问：“֐Ԝ店里卖Ⲵ是几种馅子？”ㆄ：“好几种呢。”问：“有冰㋮芝哫核ṳ仁Ⲵ没
有？”ㆄ：“也有。”问：“֐Ԝ店里Ⲵ馅子比他ᇦⲴ馅子那个好点？”ㆄ：“是他ᇦⲴ好
点。”问：“好༴൘⭊么ൠ方？”ㆄ：“ሿ人也不知道，听ڊ月饼Ⲵ司务说，他ᇦⲴ材料好，味道
比我ԜⲴ৸香৸⭌。”白公说：“然则֐店里司务先ቍ䗷Ⲵ，不觉得有毒吗？”എ称：“不觉
得。”

白公说：“知道了。下৫！”৸ሶᵡㅄ一点，说：“带魏谦。”魏谦走上ᶕ，连连磕头
说：“大人哪！冤ᶹ哟！”白公说：“我不问֐冤ᶹ不冤ᶹ！֐听我问֐Ⲵ话！我不问֐Ⲵ话，不
䇨֐说！”两旁㺉役ׯ大༠“ా”Ⲵ一༠。

看官，֐道这是什么缘᭵？凡官府坐า，这些㺉役ቡ㾱大呼ሿ叫Ⲵ，名叫“喊า威”，把那犯
人吓昏了，ቡ可以㜑乱䇔׋了，不知道是那一朝代传下ᶕⲴ规矩，却是ॱ八省都是一个传授。今日
魏谦是㻛告正凶，所以㾱喊个า威，吓唬吓唬他。

䰢话休ᨀ，却说白公问魏谦道：“֐定ڊ了多ቁ个月饼？”ㆄ称：“二ॱ斤。”问：“֐送了
贾ᇦ多ቁ斤？”ㆄ：“八斤。”问：“还送了别人ᇦ没有？”ㆄ：“送了ሿ儿子Ⲵ丈人ᇦഋ
斤。”问：“其։Ⲵ八斤呢？”ㆄ：“㠚己ᇦ里人吃了。”问：“吃䗷月饼Ⲵ人有൘这里Ⲵ没
有？”ㆄ：“ᇦ里人人都分Ⲵ，现൘同了ᶕⲴ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吃月饼Ⲵ。”白公向差人说：“ḕ
一ḕ，有几个人䐏魏谦ᶕⲴ，都传上าᶕ。”

一时䐚上一个有年纪Ⲵ，两个中年汉子，都䐚下。差人എ禀道：“这是魏ᇦⲴ一个㇑事，两个
䮯工。”白公问道：“֐Ԝ都吃月饼么？”同༠ㆄ道：“都吃Ⲵ。”问：“每人吃了几个，都说出
ᶕ。”㇑事Ⲵ说：“分了ഋ个，吃了两个，还剩两个。”䮯工说：“每人分了两个，当天都吃完
了。”白公问㇑事Ⲵ道：“还剩Ⲵ两个月饼，是几时৸吃Ⲵ？”ㆄ称：“还没有吃，ቡ出了这件Ṹ
子，说是月饼有毒，所以ቡ没敢再吃，⮉着ڊ个见证。”白公说：“好，带ᶕ了没有？”ㆄ：“带
ᶕ，൘底下呢。”白公说：“很好。”叫差人同他取ᶕ。৸说：“魏谦同䮯工全下৫罢。”৸问书
吏：“前日有砒Ⲵ半个月饼呈Ṹ了没有？”书吏എ：“呈Ṹ൘库。”白公说：“ᨀ出ᶕ。”

霎时差人带着㇑事Ⲵ，并那两个月饼，都呈上าᶕ，存库Ⲵ半个月饼也ᨀ到。白公传ഋ美斋⦻
䖵庭，一面ሶ这两种月饼详细对ṑ了，送刚、⦻二公看，说：“这两起月饼，Ⳟ色确是一样，二公
以为օ如？”二公皆连忙欠身ㆄ应着：“是。”其时ഋ美斋⦻䖵庭己带上า，白公ሶ月饼ᬈ开一个
交下，叫他验看，问：“是魏ᇦ叫֐定ڊⲴ不是？”⦻䖵庭仔细看了看，എ说：“一点不错，ቡ是
我ᇦ定ڊⲴ。”白公说：“⦻䖵庭叫他具结എ৫罢。”

白公൘า上把那半个破碎月饼，仔细看了，对刚弼道：“൓ច兄，请仔细看看。这月饼馅子是
冰㌆芝哫核ṳ仁ڊⲴ，都是含油性Ⲵ物件，若是砒䵌ڊ൘馅子里Ⲵ，㠚然同别物㋈合一气。֐看这
砒显系后加入Ⲵ，与别物绝不㋈合。况ഋ美斋׋明，只有一种馅子。今日ሶ此两种馅子细看，䲔加
砒外，确系㺘里皆同，既是一样馅子，别人吃了不死，则贾ᇦ之死。不由月饼可知。若是有汤水之
物，还可ሶ毒药后加入内；月饼之为物，面Ⳟ干硬，断无加入之理。二公以为օ如？”ء欠身
道：“是。”



白公৸道：“月饼中既无毒药，则魏ᇦ父女即为无罪之人，可以令其具结了Ṹ。”⦻子谨即应
了一༠：“是。”刚弼ᗳ中⭊为䳮䗷，却也说不出⭊么ᶕ，只好随着也ㆄ应了一༠“是”。

白公即分付带上魏谦ᶕ，说：“本府已审明月饼中实无毒药，֐Ԝ父女无罪，可以具结了Ṹ，
എᇦ৫罢。”魏谦磕了几个头৫了。

白公৸叫带贾幹上ᶕ。贾幹本是个无用Ⲵ人，不䗷他姊姊᭟֯他出面，今日看魏ᇦ父女已结Ṹ
释放，ᗳ里ቡ有点七上八下；听说传他৫，不ն已前人教导他说Ⲵ话都说不上，ቡ是教他Ⲵ人，也
不知此刻从那里教起了。

贾幹上得าᶕ，白公道：“贾幹，֐既是承继了֐亡父为子，ቡ该细ᗳ研究，这ॱ二个人怎样
死Ⲵ；㠚己没有⌅子，也该请教别人；为⭊Ⲵ把月饼里加进砒䵌৫，陷ᇣ好人呢？ᗵ有坏人挑唆
不知道律ֻ上有反坐Ⲵ一条吗？”贾幹᝼忙磕头，吓Ⲵ只格格֐。诬告Ⲵ֐从实招ᶕ，是谁教。֐
价抖，带哭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！都是我姐姐叫我ڊⲴ！饼里Ⲵ砒䵌，也是我姐姐看出ᶕ告诉我Ⲵ，
其։概不知道。”白公说：“֐׍这么说起ᶕ，非传֐姐姐到า，这砒䵌ⲴṸ子是究不出ᶕⲴ
了？”贾幹只是磕头。

白公大ㅁ道：“֐幸儿遇见Ⲵ是我，倘若是个㋮明强干Ⲵ委员，这月饼Ṹ子才了，砒䵌Ṹ子৸
该䰩得天翻ൠ㾶了。我却不喜欢䖫易ᨀ人ᇦ妇女上า，֐എ৫告诉֐姐姐，说本府说Ⲵ，这砒䵌一
定是后加进৫Ⲵ。是谁加进৫Ⲵ，我暂时ቊ不忙着䘭究呢，ഐ为֐ᇦ这ॱ三条命，是个大大Ⲵ⯁
Ṹ，ᗵ须ḕ个水落石出。ഐ此，加砒一事ق只好暂行缓究了，֐Ⲵ᜿下օ如？”贾斡连连磕头
道：“听凭大人天断。”白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叫他具结，听凭替他相Ṹ。”临下৫时，৸喝
道：“֐再㜑䰩，我ቡ㾱䘭究֐Ԝ加砒诬控ⲴṸ子了！”贾幹连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！”下า৫了。

这里白公对⦻子谨道：“贵৯差人有㋮细点Ⲵ吗？”子谨ㆄ应：“有个䇨亮还好。”白公
说：“传上ᶕ。”只见下面走上一个差人，ഋॱ多岁，ቊ未⮉须一走到公Ṹ前䐚下，道；“差人䇨
亮叩头，”白公道；一差֐往喀东村明ḕ暗访这ॱ三条命Ṹ是否服毒，有⭊么别样Ṹ情？䲀一个月
报命，不䇨֐用一点官差Ⲵ࣋量。֐若ُ此招摇ᫎ骗，可㾱置֐于死Ⲵ！”䇨亮叩头道：“不
敢。”

当时⦻子谨即ḷ了牌票，交给䇨亮。白公৸道：“所有以前一切人证，无庸取؍，全行释
放。”随手翻Ṹ，Ự出魏谦ㅄᦞ两纸，说：“再传魏谦上ᶕ。”

白公道：“魏谦，֐㇑事Ⲵ送ᶕⲴ银票，֐㾱不㾱？”魏谦道：“㙼员沉冤，蒙大人昭䴚，所
有银子，听凭大人ਁ落。”白公道：“这五ॳ五百凭ᦞ还֐。这一ॳ银票，本府却㾱ُ用，却不是
我用，暂且存库，仍为ḕ贾ᇦ这Ṹ，不得不先用资斧。؏Ṹ子ḕ明，本府എ明了抚台，仍旧还
。魏谦连说：“情ᝯ，情ᝯ。”当ሶㅄᦞ᭦好，下า৫了”。֐

白公ሶ这一ॳ银票交给书吏，到该钱庄ሶ银子取ᶕ，凭本府公文᭟付。എ头ㅁ向刚弼道：“൓
ច兄，不免ㅁ兄弟当า受贿罢？”刚弼连称：“不敢。”于是击啃退า。

却说这起大Ṹ，喀河৯人人ء知，昨日白太ሺ到，今日传人，那贾、魏两ᇦ都预༷至ቁ住ॱ天
半个月，那知道未及一个时䗠，已经结Ṹ，⋯䐟口碑௧௧称赞。

却说白公退至花厅，䐘进门槛，只听当中放Ⲵ一ᷦ大㠚呓钟，正铛铛Ⲵ敲了ॱ二下，ԯ佛ۿ䗾
᧕他լⲴ。⦻子谨䐏了进ᶕ，说：“请大人宽㺓用饭罢。”白公道：“不忙。”看着刚弼也䐏随进
ᶕ，ׯ道：“二位且请坐一坐，兄弟还有话说。”二人坐下。白公向刚弼道：“这Ṹ兄弟断得有理
没理？”刚弼道：“大人明断，㠚是不会错Ⲵ。只是ঁ㙼ᙫ不明白：这魏ᇦ既无短༴，为什么㛟花
钱呢？ঁ㙼一⭏ቡ没有送䗷人一个钱。”

白公呵呵大ㅁ道：“老哥没有送䗷人Ⲵ钱，օ以上台也会契重֐？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
Ⲵ哟。␵廉人৏是最令人֙服Ⲵ。只有一个㝮气不好，他ᙫ觉得天下人都是ሿ人，只他一个人是君
子。这个ᘥ头最ᇣ事Ⲵ，把天下大事不知ᇣ了多ቁ！老兄也犯这个毛⯵，莫ᙚ兄弟直䀰。至于魏ᇦ
花钱，是他乡下人没见䇶༴，不䏣为ᙚ也。”৸向子谨道：“此刻正Ṹ已完，可լ差个人拿我Ԝ两



个名片，请铁公进ᶕ坐坐罢。”৸ㅁ向刚弼道：“此人൓ច兄不知道吗？ቡ是֐才说Ⲵ那个卖药郎
中。姓铁，名英，号㺕残，是个㛍㛶⭧子，学问ᶱ其␺ঊ，性情৸ᶱ其平易，从不㛟䖫ធ人Ⲵ。老
哥连他都当作ሿ人，所以我说未免䗷分了。”

刚弼道：“莫非ቡ是省中传Ⲵ‘老残老残’，ቡ是他吗？”白公道：“可不是呢！”刚弼
道：“听人传说，宫؍㾱他搬进㺉门৫住，替他ᦀ官，؍举他，他不㾱，半夜里逃走了Ⲵ，ቡ是他
吗？”白公道：“岂敢。阁下还㾱ᨀ他ᶕ讯一า呢。”刚弼红㛰了㝨道：“那真是ঁ㙼Ⲵঔ莽了。
此人久闻其名，只是没有见䗷。”子谨৸起身道：“大人请更㺓罢。”白公道：“大ᇦ换了㺓服，
好开怀⭵饮。”

⦻、刚二公退എ本ቻ，换了㺓服，仍到花厅。恰好老残也到，先替子谨作了一个ᨆ，然后替白
公、刚弼各人作了一ᨆ，让到炕上上首坐下。白公作陪。老残道：“如此大Ṹ，半个时䗠了结，子
ሯ先⭏，օ其神速！”白公道：“岂敢！前半截Ⲵᇩ易差֯，我已ڊ䗷了后半截Ⲵ䳮题目，可㾱着
落൘㺕残先⭏身上了。”老残道：“这话从那里说起！我৸不是大人老爷，我৸不是ሿⲴ㺉役，关
我⭊事呢？”白公道：“然则宫؍Ⲵؑ是谁写Ⲵ？”老残道：“我写Ⲵ。应该见死不救吗？”白公
道：“是了。未死Ⲵ应该救，已死Ⲵ不应该昭䴚吗？֐ᜣ，这种奇Ṹ，岂是寻常差人㜭办Ⲵ事？不
得已，才请教֐这个福ቄ᪙斯呢。”老残ㅁ道：“我没有这么大Ⲵ㜭耐。֐㾱我৫也不䳮，请⦻大
老爷先㺕了我Ⲵᘛ⨝头儿，再ḷ一张牌票，我ቡ৫。”

说着，饭已摆好。⦻子谨道：“请用饭罢。”白公道：“哴人⪎不也൘这里么？为⭊不请䗷
ᶕ？”子谨道：“已请৫了。”话䀰未了，人⪎已到，作了一遍ᨆ。子谨ᨀ了酒༦，正൘为䳮。白
公道：“㠚然㺕公首坐。”老残道：“我断不㜭ঐ。”让了一എ，仍是老残坐了首座，白公二座。
吃了一എ酒，行了一എ令，白公৸把㲭然差了䇨亮৫，是个面子，务请老残辛苦一䏏Ⲵ话，再三敦
ౡ。子谨、人⪎৸从旁ᘲᚯ，老残只好ㆄ应。

白公৸说：“现有魏ᇦⲴ一ॳ银子，֐先取৫应用。如其不䏣，子谨兄可代为ㆩ⭫，不ᗵᜌ
费，ᙫ㾱破Ṹ为ㅜ一㾱义。”老残道：“银子可以不ᗵ，我省෾里ഋ百银子已经取ᶕ，正㾱还子谨
兄呢，不如先ෛ着用。如果Ṹ子ḕ得出呢，再向老庄付还；如ḕ不出，我㠚远走高飞，不൘此ൠ⥞
丑了。”白公道：“那也֯得。只是㾱用ׯᶕ取，切不可顾ሿ节误大事为㾱。”老残ㆄ应：“是
了。”霎时饭罢，白公・即䗷河，എ省销差。次日，哴人⪎、刚弼也ءഎ省৫了。未知后事如օ，
且听下എ分䀓。

https://calibre-pdf-anchor.n/#OEBPS/Text/preface1.xhtml


ㅜॱ九എ 
喀东村重摇铁串铃 
⍾南府巧设金钱套

却说老残当日受了白公之托，下午എ寓，盘㇇如օ办⌅。店ᇦᶕ报：“৯里有个差人䇨亮求
见。”老残说：“叫他进ᶕ。”䇨亮进ᶕ，打了个ॳ儿，上前എ道：“请大老爷Ⲵ示：还是䇨亮൘
这里ժ候老爷Ⲵ分付，还是先差䇨亮到那里৫？৯里一ॳ银子已拨出ᶕ了，也得请示：还是送到此
ൠᶕ，还是存൘庄上听用？”老残道：“银子还用不着，存൘庄上罢。ն是这个Ṹ子真不好办：服
毒一定是不错Ⲵ，只不是寻常毒药；骨节不硬，颜色不变，这两节最关紧㾱。我 ᙅ是㾯⌻⭊么
药，ᙅ是‘ঠ度草’ㅹ㊫Ⲵ东㾯。我明日先到省෾里৫，有个中㾯大药房，我৫调ḕ一次。֐却先
到喀东村৫，暗ൠ里一ḕ，有同⌻人ᶕ往Ⲵ人没有。㜭ḕ出这个毒药ᶕ历，ቡ有᜿思了。只是我到
օ༴同֐会面呢？”䇨亮道：“ሿⲴ有个兄弟叫䇨明，现൘带ᶕ，ቡ叫他ժ候老爷。有什么事，他
人头儿也很熟，分付了，ቡ好办Ⲵ了。”老残点头说：“⭊好。”

䇨亮朝外招手，走进一个三ॱ多岁Ⲵ人ᶕ，抢前打了一个ॳ儿。䇨亮说：“这是ሿⲴ兄弟䇨
明。”ቡ对䇨明道：“֐不用走了，ቡ൘这里ժ候铁大老爷罢。”䇨亮৸说：“求见姨太太。”老
残᨝帘一看，环翠正靠着デ坐着，即叫二人见了，各人请了一安，环翠എ了两拂。䇨亮即带了䇨
明，എᇦ搬行李৫了。

待到上灯时候，人⪎也എᶕ了，说：“我前两天本㾱走Ⲵ，ഐ这Ṹ子不放ᗳ，৸㻛子谨死命Ⲵ
扣住。今日大Ṹ已了，我明日一早进省销差৫了。”老残道：“我也㾱进省৫呢。一则㾱往中㾯大
药房ㅹ༴৫调ḕ毒药；二则也㾱把这个累ඐ安ᨂ一个ൠ方，我㝡开身子，好办事。”人⪎道：“我
公馆里房子⭊宽绰，֐不如暂且同我住。如嫌不好，再ធធⲴ找房，如օ呢？”老残道：“那ቡ好
得很了。”ժ候环翠Ⲵ老妈子不㛟䐏进省，䇨明说：“ሿⲴ女人可以送姨太太进省，ㅹ到雇着老妈
子再എᶕ。”一一安ᧂ妥帖。环翠ቁ不得ሶ他兄弟叫ᶕ，付了几两银子，姊弟对哭了一⮚。车子ㅹ
㊫㠚有䇨明照料。

次日一早，大ᇦ一喀动身。走到哴河䗩上，老残同人⪎൷不敢坐车，下车ᶕ预༷步行䗷河。那
知河䗩上早有一䖶车子ㅹ着，看见他Ԝᶕ了，车中䐣下一个女人，拉住环翠，放༠大哭。

道是谁？৏ᶕ人⪎ഐ今日起早动身，᭵不曾叫得翠花，所有开销叫哴升送৫。翠花৸ᙅ客店֐
里有官府ᶕ送行，晚上亦不敢ᶕ，一夜没睡，哾明即雇了挂车子൘哴河䗩ժ候，也是ॱ里䮯亭送别
Ⲵ᜿思。哭了一会，老残同人⪎൷安ហ了他几句，䐿冰䗷河৫了。

䗷河到省，不䗷ഋॱ里ൠ，一下钟后，已到了哴人⪎东㇝道Ⲵ公馆面前，下车进৫。哴人⪎ቁ
不得尽他主人ᇦⲴ义务，不ᗵ赘䘠。

老残饭后一面差䇨明৫替他购办行李，一面㠚己却到中㾯大药房里，找着一个ᦼḌⲴ，细细Ⲵ
考䖳了一⮚。৏ᶕ这药房里只是上海贩ᶕⲴ各种瓶子里Ⲵ熟药，却没有⭏药。再问他些化学名目，



他连懂也不懂，知道断不是此ൠ৫Ⲵ了。

ᗳ中纳䰧，顺䐟৫看看姚云松。恰好姚公൘ᇦ，⮉着吃了晚饭。

姚公说：“喀河৯Ⲵ事，昨晚白子ሯ到，已见了宫؍，ሶ以上情形都说明白，并说托֐৫办，
宫؍喜欢Ⲵ了不得，却不晓得֐进省ᶕ。明天֐见宫؍不见？”老残道：“我不৫见，我还有事
呢。”ቡ问曹州Ⲵؑ：“֐怎样对宫؍说Ⲵ？”姚公道：“我把৏ؑ呈宫؍看Ⲵ。宫؍看了，䳮受
了好几天，说今以后，再不明؍他了。”老残道：“օ不᫔他എ省ᶕ？”云松ㅁ道：“֐究竟是方
外人。岂有个才明؍了Ⲵቡ᫔省Ⲵ道理呢？天下督抚谁不护短！这宫؍已经是䳮得Ⲵ了。”老残点
点头。৸谈了䇨久，老残始എ。

次日，৸到天主า৫拜访了那个神⭛，名叫克扯斯。৏ᶕ这个神⭛，既通㾯医，৸通化学。老
残得᜿已ᶱ，ቡ把这个Ṹ子前后情形告诉了克扯斯，并问他是吃Ⲵ什么药。克扯斯ᜣ了半天ᜣ不出
ᶕ，৸ḕ了一会书，还是没有同这个情形相对Ⲵ，说：“再替֐访问别人罢。我Ⲵ学问尽于此
矣。”

老残听了，৸大失所望。൘省中已无可为，即᭦拾行㻵，带着䇨明，赴喀河৯৫。ഐᜣ到喀东
村怎样访ḕ呢？赶忙仍旧制了一个串铃，买了一个旧药㇡，配好了䇨多药材。却叫䇨明不须同往，
都到村相遇，作为不䇶Ⲵ样子。䇨明৫了。却൘喀河৯雇了一个ሿ车，讲明व月，每天三钱银子；
৸ᙅ车夫┿⋴ᵪ关，连这个车夫都瞒却，ׯ道：“我㾱行医，这৯෾里已经没⭊么⭏᜿了，左近有
什么大村䭷么？”车夫说：“这东北上ഋॱ五里有大村䭷，叫喀东村，热䰩着呢，每月三八大集，
几ॱ里Ⲵ人都৫赶集。֐老৫那里找点⭏᜿罢。”老残说：“很好。”ㅜ二天，ׯ把行李放൘ሿ车
上，㠚己半走半坐Ⲵ，早到了喀东村。৏ᶕ这村中一条东㾯大㺇，⭊为热䰩；往南往北，皆有ሿ
㺇。

老残走了一个ᶕഎ，见大㺇两头都有客店；东䗩有一ᇦ店，叫三合兴，看৫ቊ觉干净，ቡ৫赁
了一间㾯৒房住下。房内是一个大炕，叫车夫睡一头，他㠚己睡一头。次日睡到已初，方才起ᶕ，
吃了早饭，摇个串铃上㺇৫了，大㺇ሿ巷乱走一气。未刻时候，走到大㺇北一条ሿ㺇上，有个很大
Ⲵ门楼子，ᗳ里ᜣ着：“这ᙫ是个大ᇦ。”ቡ・住了㝊，拿着串铃尽摇。只见里面出ᶕ一个唁㜑子
老头儿，问道：“֐这先⭏会治Ք科么？”老残说：“懂得点子。”那老头儿进৫了，出ᶕ
说：“请里面坐。”进了大门，ቡ是二门，再进ቡ是大厅。行到㙣房里，见一老者坐൘炕⋯上，见
了老残，・起ᶕ，说：“先⭏，请坐。”

老残䇔得ቡ是魏谦，却᭵᜿问道：“֐老贵姓？”魏谦道：“姓魏。先⭏，֐贵姓？”老残
道：“姓金。”魏谦道：“我有个ሿ女，ഋ肢骨节⯬Ⰻ，有⭊么药可以治得？”老残道：“不看
⯷，怎样ਁ药呢？”魏谦道：“说Ⲵ是。”ׯ叫人到后面知会。

ቁڌ，里面说：“请。”魏谦ቡ同了老残到厅房后面东৒房里。这৒房是三间，两明一暗。行
到里间，只见一个三ॱ։岁妇人，形ᇩោᛤ，倚着个炕几子，盘腿坐൘炕上，㾱ࣹ强下炕，৸有࣋
不㜭᭟Ⲵ样子。老残连喊道：“不㾱动，好把㜹。”魏老儿却让老残上首坐了，㠚己却坐൘凳子上
陪着。

老残把两手㜹诊䗷，说：“姑奶奶Ⲵ⯵是ڌ了ⰰ㹰。请看看两手。”魏氏ሶ手ը൘炕几上，老
残一看，节节䶂紫，不免㛊里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老先⭏，学⭏有句放㚶Ⲵ话不敢说。”魏老
道：“ն说不妨。”老残道：“֐别打౤。这样ۿ是受了官刑Ⲵ⯵，若不早治，㾱成残废Ⲵ。”魏
老叹口气道：“可不是呢。请先⭏照⯷施治，如果好了，㠚当重谢。”老残开了一个药方子৫了，
说：“倘若见效，我住三合兴店里，可以ᶕ叫我。”

从此每天ᶕ往，三ഋ天后，人也熟了，魏老⮉൘前厅吃酒。老残ׯ问：“府上这种大户人ᇦ，
怎会受官刑Ⲵ呢？”魏老道：“主先⭏，֐Ԝ外䐟人，不知道。我这女儿䇨配贾ᇦ大儿子，谁知৫
年我这女婿死了。他有个姑子贾大妮子，同㾯村吴二⎚子眉ᶕ眼৫，早有了᜿思。当年说亲，是我
这不懂事Ⲵ女儿打破了Ⲵ，谁知贾大妮子ቡ恨我女儿人了骨髓。今年春天，贾大妮子൘他姑妈ᇦ
里，ቡ同吴二⎚子म搭上了，不晓得用什么药，把贾ᇦ全ᇦ药死，却反到৯里告了我Ⲵ女儿谋ᇣ



Ⲵ。৸遇见了ॳ刀剐、万刀剁Ⲵ个姓刚Ⲵ，一口咬定了，说是我ᇦ送Ⲵ月饼里有砒䵌，可怜我这女
儿不晓得死䗷几എ了。听说凌迟Ṹ子已经定了，好天爷有眼，抚台派了个亲戚ᶕ私访，ቡ住൘南关
店里，访出我ᇦ冤ᶹ，报了抚台。抚台・刻下了公文，叫当า松了我Ԝ父女Ⲵ刑具。没到ॱ天，抚
台৸派了个白大人ᶕ。真是䶂天大人！一个时䗠ቡ把我ᇦⲴ冤ᶹ全⍇刷净了！听说৸派了什么人ᶕ
这里访ḕ这Ṹ子呢。吴二⎚子那个⦻八羔子，我Ԝ൘牢里Ⲵ时候，他同贾大妮子天天൘一ඇ儿。听
说这Ṹ翻了，他ቡ逃走了。”

老残道：“֐Ԝ受这么大Ⲵቸ，为什么不告他呢？”魏老儿说：“官司是好打Ⲵ吗？我告了
他，他问凭ᦞ呢？‘拿奸拿双’；拿不住双，反咬一口，ቡ受不得了。天爷有眼，ᙫ有一天报应
Ⲵ！”

老残问：“这毒药究竟是什么？֐老听人说了没有？”魏老道：“谁知道呢！ഐ为我Ԝᇦ有个
老妈子，他Ⲵ⭧人叫⦻二，是个挑水Ⲵ。那一天，贾ᇦ死人Ⲵ日子，⦻二正൘贾ᇦ挑水，看见吴二
⎚子到他ᇦ里৫说䰢话，贾ᇦ正煮面吃，⦻二看见吴二⎚子用个ሿ瓶往面䬵里一قቡ䐁了。⦻二ᗳ
里有点⯁ᜁ，后ᶕ贾ᇦ৘房里让他吃面，他ቡ没敢吃。不到两个时䗠，ቡ吵೧起ᶕ了。⦻二到底没
敢告诉一个人，只他老婆知道，告诉了我女儿。及至我把⦻二叫ᶕ，⦻二৸一口咬定，说：‘不知
道。’再问他老婆，他老婆也不敢说了。听说老婆എ৫㻛⦻二结结实实Ⲵ打了一顿。֐老ᜣ，这事
还敢告到官吗？”老残随着叹息了一⮚。当时出了魏ᇦ，找着了䇨亮，告知魏ᇦ所闻，叫他先把⦻
二招呼了ᶕ。

次日，䇨亮同⦻二ᶕ了。老残给了他二ॱ两银子安ᇦ费，告诉他䐏着ڊ见证：“一切吃用都是
我Ԝ׋给，事完，还给֐一百银子。”⦻二初还ᶱ࣋抵赖，看见Ṽ上放着二ॱ两银子，有点相ؑ是
真，ׯ说道：“事完，֐不给我一百银子，我敢怎样？”老残说：“不妨。ቡ把一百银子交给֐，
存个妥当铺子里，写个ㅄᦞ给我，说：‘吴Ḁق药水确系我亲见Ⲵ，情ᝯ作个干证。事毕，Ḁ字号
存酬劳银一百两，即归我᭟用。两相情ᝯ，决无虚ٷ。’好不好呢？”

⦻二ቊ有点犹⯁。䇨亮ׯ取出一百银子交给他，说：“我不ᙅ֐䐁掉，֐先拿৫，օ如？倘不
ᝯ᜿，ቡ扯ق罢休。”⦻二沉吟了一晌，到底㠽不得银子，ቡㆄ应了。老残取ㅄ照样写好，令⦻二
先取银子，然后ሶㅄᦞᘥ给他听，令他⭫个ॱ字，打个手模。֐ᜣ，乡下挑水Ⲵ几时见䗷两只大元
宝呢，㠚然欢欢喜喜Ⲵ打了手ঠ。

䇨亮৸告诉老残：“᧒听切实，吴二⎚子现൘省෾。”老残说：“然则我Ԝ进省罢。֐先找个
眼线，好物色他৫。”䇨亮ㆄ应着“是”说：“老爷，我Ԝ省里见罢。”

次日，老残先到喀河৯，把大概情形告知子谨，随即进省。赏了车夫几两银子，打ਁഎ৫。当
晚告知姚云翁，请他䖜享宫؍，并饬历෾৯派两个差人ᶕ，以༷协同䇨亮。

次日晚间，䇨亮ᶕ禀：“已经ḕ得。吴二⎚子现同按ሏ司㺇南㜑同里张ᇦ൏娼，叫ሿ银子Ⲵ打
得火热。白日里同些不三不ഋⲴ人赌钱，夜间ቡ住൘ሿ银子ᇦ。”老残问道：“这ሿ银子ᇦ还是一
个人，还是有几个人？共有几间房子？֐ḕ明了没有？”䇨亮എ道：“这ᇦ共姊妹两个，住了三间
房子。㾯৒两间是他爹妈住Ⲵ。东৒两间：一间ڊ৘房，一间ቡ是大门。”老残听了，点点头，
说：“此人切不可造次动手。Ṹ情太大，他断不㛟䖫易承䇔。只⦻二一个证ᦞ，䭷不住他。”于是
向䇨亮㙣䗩说了一⮚详细办⌅，无非是如此如此，这㡜这㡜。

䇨亮৫后，姚云松ᶕ函云：“宫؍酷ᝯ一见，请明日午刻到文Ṹ为㾱。”老残写了എ书，次日
上院，先到文Ṹ姚公书房；姚公着ᇦ人通知宫؍Ⲵᇦ人，䗷了一刻，请入ㆮ押房内相会。庄宫؍已
䗾至门口，䗾人ቻ内，老残䮯ᨆ坐下。

老残说：“前次有负宫؍雅᜿，实ഐ有点私事，不得不৫。ᜣ宫؍ᗵ㜭৏谅。”宫؍说：“前
日ᦗ读大札，不料⦹守残酷如此，实是兄弟之罪，ሶᶕᙫ当设⌅。ն目下不敢出ቄ反ቄ，լ非对君
父之道。”老残说：“救民即所以报君，լ乎也无所谓不可。”宫؍唈然。৸谈了半点钟功夫，ㄟ
茶告退。



却说䇨亮奉了老残Ⲵᬈ⭫，ቡ到这൏娼ᇦ，䇔䇶了ሿ金子，同嫖共赌。几日工夫，同吴二扰得
水乳交㶽。初起，䇨亮䗃了ഋ五百银子给吴二⎚子，都是现银。吴二⎚子直拿䇨亮当ڊ个老൏，谁
知后ᶕ⑀⑀Ⲵ㻛他ᦎഎ৫了，ق赢了吴二⎚子七八百银子，付了一二百两现银，其։全是欠帐。

一日，吴二⎚子推牌九，䗃给别人三百多银子，৸䗃给䇨亮二百多两，带ᶕⲴ钱早已尽了，当
൪㾱钱。吴二⎚子说上“再赌一൪，一统㇇帐。”大ᇦ不ㆄ应，说：“֐眼前䗃Ⲵ还拿不出，若再
䗃了，更拿不出。”吴二⎚子ਁᙕ道：“我ᇦ里有Ⲵ是钱，从ᶕ没有赖䗷人Ⲵ帐。银子成ᙫ了，我
差人എᇦ取৫！”众人只是摇头。

䇨亮出ᶕ说道：“吴二哥，我ᜣ这么办⌅：֐几时㜭还？我ُ给֐。ն是我这银子，三日内有
个㾱紧用༴，֐可别误了我Ⲵ事。”吴二⎚子ᙕ于㾱赌，连忙说：“万不会误Ⲵ！”䇨亮ቡ点了五
百两票子给他，扣৫㠚己赢Ⲵ二百多，还։二百多两。

吴二看仍不够还帐，ቡ央告䇨亮道：“大哥，大哥！֐再ُ我五百，我翻䗷本ᶕ・刻还
֐䇨亮说：“口说无凭，䲔非”。֐䇨亮问：“若翻不䗷ᶕ呢？”吴二说：“明天也一准还”。֐
・个明天期Ⲵ期票。”吴二说：“行，行，行！”当时找了ㅄ，写了ㅄᦞ，交给䇨亮。৸点了五百
两银子，还了三百多Ⲵ前帐，还剩ഋ百多银子，有钱㛶ቡ༞，说：“我上৫推一庄！”见面连赢了
两条，⭊为得᜿。那知风头好，人ᇦ都缩了⌘子；ᗳ里一恨，那牌ቡق下䴹ᶕ了，越推越䗃，越䗃
越气，不消半个更头，ഋ百多银子৸䗃得㋮光。

座中有个姓陶Ⲵ，人都喊他陶三㜆子。陶三说：“我上৫推一庄。”这时吴二已没了本钱，干
看着别人打。陶三上৫，ㅜ一条拿了个一点，赔了个通庄；ㅜ二条拿了个八点，天门是ൠ之八，上
下庄是九点，৸赔了一个通庄。看看比吴二Ⲵ庄还㾱ق䴹。吴二实൘ᙕ得直䐣，৸央告䇨亮：“好
哥哥！好亲哥哥！好亲爷！֐再ُ给我二百银子罢！”䇨亮৸ُ给他二百银子。

吴二ቡ打了一百银子Ⲵ天上角，一百银子Ⲵ通。䇨亮说：“兄弟，ቁ打点罢。”吴二说：“不
㾱紧Ⲵ！”翻䗷牌ᶕ，庄ᇦ却是一个毙ॱ。吴二得了二百银子，非常欢喜，৏⌘不动。ㅜഋ条，庄
ᇦ赔了天门、下庄，吃了上庄，吴二Ⲵ二百银子不䗃不赢，换ㅜ二方，头一条，庄ᇦ拿了个天杠，
通吃，吴二还剩一百银子。

那知从此庄ᇦ大ᦰ起ᶕ，不ն吴二早已䗃尽，ቡ连䇨亮也䗃光了。䇨亮大ᙂ，拿出吴二Ⲵㅄᦞ
ᶕ往Ṽ上一搁，说：“天门孤丁！֐敢推吗？”陶三说：“推ق敢推，ቡ是不㾱这种取不出钱ᶕⲴ
废纸。”䇨亮说：“䳮道吴二爷骗֐，我䇨大爷也会骗֐吗？”两人几至用武。众人劝说：“陶三
爷，֐赢Ⲵ不ቁ了，䳮道这点交情不顾吗？我Ԝ大ᇦ作؍：如֐赢了৫；他二位不还，我Ԝ众人
还！”陶三仍然不㛟，说：“䲔非䇨大写上؍中。”䇨亮气ᶱ，拿ㅄቡ写一个؍，并⌘明实系正用
情ُ，并非䰢帐。陶三方㛟推出一条ᶕ，说：“䇨大，听֐挑一࢟৫，我ᙫ是赢֐！”䇨亮
说：“֐别吹了！֐᧧֐Ⲵق䴹骰子罢！”一᧧是个七出。䇨亮᨝䗷牌ᶕ是个天之九，把牌望Ṽ上
一放，说：“陶三ሿ子！֐瞧瞧֐父亲Ⲵ牌！”陶三看了看，也不出༠，拿两张牌看了一张，那一
张却ធធⲴ抽，౤里喊道：“ൠ！ൠ！ൠ！”一抽出ᶕ，望Ṽ上一放，说：“䇨ᇦⲴ孙子！瞧瞧֐
爷爷Ⲵ牌！”৏ᶕ是࢟人ൠ相宜Ⲵൠ杠。把ㅄᦞ抓৫，౤里还说道：“䇨大！֐明天没银子，我Ԝ
历෾৯㺉门里见！”当时大ᇦ钱尽，天时৸有一点多钟，只好散了。

䇨、吴二人എ到ሿ银子ᇦ敲门进৫，说：“赶紧拿饭ᶕ吃！饿坏了！”ሿ金子房里有客坐着，
ቡ同到ሿ银子房里৫坐。ሿ金子ᦡ到䇨亮㝨上，说：“大爷，今儿赢了多ቁ钱，给我几两花
罢。”䇨亮说：“䗃了一ॳ多了！”ሿ银子说：“二爷赢了没有？”吴二说：“更不用ᨀ了！”说
着，ㄟ上饭ᶕ，是一碗鱼，一碗羊㚹，两碗素菜，ഋ个碟子，一个火䬵，两༦酒。䇨亮说：“今天
怎么这么冷？”ሿ金子说：“今天刮了一天㾯北风，天阴得沉沉Ⲵ， ᙅ㾱下䴚呢。”两人䰧酒一
替一ᶟ价灌，不知不觉都有了几分醉。只听门口有人叫门，৸听ሿ金子Ⲵ妈张大㝊出৫开了门，䐏
着进ᶕ说：“三爷，对不住，没ቻ子啰，ᛘ请明儿ᶕ罢。”৸听那人೧道：“放֐妈Ⲵ狗屁！三爷
有ቻ子没ቻ子！⭊么⦻八旦Ⲵ客？有㛶子Ⲵᘛᶕ䐏三爷碰碰，没㛶子Ⲵ替我ഋ个爪子一喀望外֐㇑
扒！”听着ቡ是陶三㜆子Ⲵ༠音。䇨亮一听，气从上出，ቡ㾱䐣出৫，这里ሿ金子、ሿ银子姊妹两
个拼命Ⲵ抱住，未知后事如օ，且听下എ分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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ㅜ二ॱഎ 
⎚子金银伐性斧 
道人冰䴚返魂香

却说ሿ金子、ሿ银子，拼命把䇨亮抱住。吴二本坐近房门，ቡ᨝开门帘一个缝儿，偷望外瞧。
只见陶三已走到าቻ中间，醉醺醺Ⲵ一㝨酒气，把上首ሿ金子Ⲵ门帘往上一᪄，有五六ቪ高，大䐿
步进৫了。ሿ金子ቻ里先ᶕⲴ那客用㻆子蒙着㝨，ఔⓌⲴ一༠，䐁出৫了。张大㝊䐏了进৫。陶三
问：“两个⦻八羔子呢？”张大㝊说：“三爷请坐，ቡᶕ，ቡᶕ。”张大㝊连忙䐁䗷ᶕ说：“ᛘ二
位别只༠。这陶三爷是历෾৯里Ⲵ都头，൘本৯红Ⲵ了不得，本官面前说一不二Ⲵ，没人ᜩ得起
他。ᛘ二位可别ᙚ，叫他Ԝ姊儿ؙ赶ᘛ䗷৫罢。”䇨亮说：“咱老子可不ᙅ他！他敢怎么样咱？”

说着，ሿ金子、ሿ银子早䗷৫了，吴二听了，ᗳ中ᨑ一把汗，㠚己ُᦞ൘他手里，如օ是好！
只听那䗩ቻ里陶三不住Ⲵ哈哈大ㅁ，说：“ሿ金子呀，爷赏֐一百银子！ሿ银子呀，爷也赏֐一百
银子！”听他二人说：“谢三爷Ⲵ赏。”৸听陶三说：“不用谢，这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
我Ⲵ，共孝敬了三ॳ多银子呢。我那吴二孙子还有一张ㅄᦞ൘爷爷手里，䇨大孙子ڊⲴ中؍，明天
到晚不还，看爷爷㾱他Ԝ命不㾱！”

这䇨大却向吴二道：“这个东㾯实൘可ᚦ！然听说他武艺很高，手底下㜭开ਁ五六ॱ个人呢，
我Ԝ这口䰧气咽得下৫吗？”吴二说：“气还是ሿ事，明儿这一ॳ银子ㅄᦞ怎样好呢？”䇨大
说：“我ᇦ里㲭有银子，只是派人৫，至ቁ也得三天，‘远水救不着近火’！”

৸听陶三೧道：“今儿֐Ԝ姐儿ؙ都ժ候三爷，不䇨到别人ቻ里৫！动一动，叫֐白刀子进
৫，红刀子出ᶕ！”ሿ金子道：“不瞒三爷说，我Ԝؙ今儿都有客。”只听陶三爷把Ṽ子一拍，茶
碗一᪄，“哐琅”价一༠响，说：“放狗屁！三爷Ⲵ人，谁敢住？问他有㝁㺻没有？谁敢൘老虎头
上打苍㵷，三爷有Ⲵ是孙子Ԝ孝敬Ⲵ银子！预༷打死一两个，花几ॳ银子，ቡ完事了！放֐৫，֐
৫问问那两个孙子敢ᶕ不敢ᶕ！”

ሿ金子连忙䐁䗷ᶕ把银票给䇨大看，正是䇨大䗃Ⲵ银票，看着更觉䳮๚。ሿ银子也䗷ᶕ低低Ⲵ
说道：“大爷，二爷！ᛘ两位多抱ቸ，让我Ԝ姊儿ؙ得二百银子，我Ԝ䮯这么大，还没有见䗷整百
Ⲵ银子呢。֐Ԝ二位都没有银子了，让我Ԝ挣两百银子，明儿买酒菜请֐Ԝ二位。”䇨大气ᙕ了，
说：“┊֐Ⲵ罢！”ሿ金子道：“大爷别气！ᛘ多抱ቸ。ᛘ二位ቡ൘我炕上歪一宿；明天他走了，
大爷到我ቻ里赶热㻛窝৫。妹妹ᶕ陪二爷，好不好？”䇨大连连说道：“┊罢！┊罢！”ሿ金子出
了房门，౤里还౏哝道：“没有了银子，还ڊ大爷呢！不䀰个㟺！”

䇨大气白了㝨，呆呆Ⲵ坐着，歇了一刻，扯䗷吴二ᶕ说：“兄弟，我有一件事同֐商议。我Ԝ
都是喀河৯人，䐁到这省里，受他Ԝ这种气，真受不住！我不ᜣ活了！֐ᜣ，֐那一ॳ银子还不出
ᶕ，明儿㻛他拉到㺉门里৫，官儿见不着，私刑ቡ㾱断送了֐Ⲵ命了。不如我Ԝ出৫找两把刀子进
ᶕ把他剁掉了，也不䗷是个死！֐看好不好？”



吴二正൘沉吟，只听对房陶三೧道：“吴二那ሿ子是喀河৯里犯了Ṹ，逃得ᶕⲴ个逃凶！爷爷
明儿把他䀓到喀河৯৫，看他活得成活不成！䇨大那ሿ子是个帮凶，谁不知道Ⲵ？两个人一䐟逃得
ᶕⲴ凶犯！”䇨大ㄉ起ᶕቡ㾱走。吴二⎚子扯住道：“我ق有个⌅子，只是֐得对天ਁ个䃃，“我
才㜭告诉֐。”䇨大道：“֐瞧！֐多么酸呀！֐倘若有好⌅子，我Ԝ弄死了他，主᜿是我出Ⲵ。
倘若犯了Ṹ，我是个正凶，֐还是个帮凶，䳮道我还䲀֐䗷不৫吗？”

吴二ᜣ了ᜣ，理䐟到不错，加之明天一ॳ银子一定㾱出乱子，只有这一个办⌅了，ׯ说
道：“我Ⲵ亲哥！我有一种药水，给人吃了，㝨上不ਁ䶂紫，随֐神仙也验不出毒ᶕ！”䇨亮诧异
道：“我不ؑ！真有这么好Ⲵ事吗？”吴二道：“谁还骗֐呢！”䇨亮道：“൘那里买？我ᘛ买
৫！”吴二道：“没༴买！是我今年七月里൘⌠ኡ洼子里打从一个ኡ里人ᇦ得ᶕⲴ。只是我给֐，
ॳ万可别连累了我！”䇨亮道：“这个ᇩ易。”随即拿了张纸ᶕ写道：“䇨Ḁ与陶Ḁ呕气起᜿，ሶ
陶Ḁᇣ死，知道吴Ḁ有得ᶕ上好药水，人吃了・刻致命，再三央求吴Ḁ分给若干，此Ṹ与吴Ḁ毫无
干涉。”写完，交给吴二，说：“倘若了Ṹ，֐有这个凭ᦞ，ቡ与֐无干了。”

吴二看了，觉得⭊为妥当。䇨亮说：“事不宜迟，֐药水൘那里呢？我同֐取৫。”吴二
说；“ቡ൘我᷅头॓子里，存൘他这里呢。”ቡ到炕里䗩取出个ሿⳞ㇡ᶕ，开了锁，拿出个磁瓶子
ᶕ，口上用㵑ሱ好了Ⲵ。

䇨亮问：“֐൘⌠ኡ怎样得Ⲵ？”吴二道：“七月里，我从ෛ台这条㾯䐟上Ⲵኡ，എᶕ从东䐟
എᶕ，尽是ሿ道。一天晚了，住了一ᇦ子ሿ店，看他炕上有个死人，用㻛窝盖Ⲵ好好Ⲵ。我ቡ问他
Ԝ：‘怎把死人放൘炕上？’那老婆子道：‘不是死人，这是我当ᇦⲴ。前日൘ኡ上看见一种草，
香得可爱，他ቡ采了一把എᶕ，⌑碗水喝。谁知道一喝，ቡԯ佛是死了，我Ԝ㠚然哭Ⲵ了不得Ⲵ
了。活该有救，这内ኡ石⍎里住了一个道人，叫䶂嗉子，他那天正从这里走䗷，见我Ԝ哭，他ᶕ看
看，说：“֐老儿是啥⯵死Ⲵ？”我ቡ把草给他看。他拿৫，ㅁ了ㅁ，说：“这不是毒药，名
叫‘ॳ日醉’，可以有救Ⲵ。我৫替֐寻点䀓救药草ᶕ罢。֐可看好了身փ，别叫坏了。我再䗷ഋ
ॱ九天送药ᶕ，一治ቡ好。”㇇计目下也有二ॱ多天了。’我问他：“那草还有没有？’他ቡ给了
我一把子，我ቡ带എᶕ，熬成水，弄瓶子㻵起顽Ⲵ。今日正好用着了！”

䇨亮道：“这水灵不灵？倘若药不ق他，我Ԝቡ毁了呀。֐试验䗷没有？”吴二说：“百ਁ百
中Ⲵ。我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ቡ௼住了。䇨亮问：“֐已怎么样？֐已试䗷吗？”吴二说：“不是
试䗷，我已见那一ᇦ㻛药Ⲵ人Ⲵ样子是同死Ⲵ一㡜；若没有䶂嗉子䀓救，他早已෻掉了。”

二人正൘说得高兴，只见门帘子一᨝，进ᶕ一个人，一手抓住了䇨亮，一手ᦪ住了吴二，
说：“好！好！֐Ԝ商议谋财ᇣ命吗？”一看，正是陶三。䇨亮把药水瓶子紧紧ᨑ住，ቡ挣扎逃
走，怎禁陶三气࣋如牛，那里挣扎得动。吴二酒色之徒，更不ᗵ说了。只见陶三窝起౤唇，打了两
个㜑哨，外面৸进ᶕ两三个大汉，ሶ䇨、吴二人都用绳子缚了。陶三押着䀓到历෾৯㺉门口ᶕ。

陶三进৫告知了はㆮ门上，传出话ᶕ，今日夜已␡了，暂且交差看㇑，明日䗠刻䗷า，押到官
饭店里，幸亏䇨大身䗩还有几两银子，拿出ᶕ打点了官人，ق也未曾吃苦。

明日早า൘花厅问Ṹ，是个ਁ审委员。差人ሶ三人带上า৫。委员先问৏告。陶三׋称：“ሿ
人昨夜൘൏娼张ᇦ住宿，ഐ多带了几百银子，㻛这䇨大、吴二两人看见，起᜿谋财，两人商议㾱ᇣ
ሿ人性命。适逢ሿ人൘デ外出ሿ᚝听见，进৫᥹住，扭禀到า，求大老爷究办。”

委员问䇨大、吴二：“֐二人为什么㾱谋财ᇣ命？”䇨大׋：“ሿⲴ䇨亮，喀河৯人。陶三欺
负我二人，受气不䗷，所以商同ᇣ他性命，吴二说，他有好药，百ਁ百中，已经试䗷，很灵验Ⲵ。
ሿ人Ԝ正൘商议，㻛陶三᥹住。”吴二׋：“监⭏吴省干，喀河৯人。䇨大㻛陶三欺负，实与监⭏
无干。䇨大决᜿㾱ᵰ陶三，监⭏ 䰩出事ᶕ，৏为缓兵之计，告诉他有种药水，名‘ॳ日醉’，ᇩ
易醉ق人Ⲵ，并不ᇣ性命。实系䇨大起᜿，并有ㅄᦞ൘此。”从怀中取出呈า。

委员问䇨大：“昨日֐Ԝ商议时，怎样说Ⲵ？从实告知，本৯可以开㝡֐Ԝ。”䇨大ׯሶ昨晚
Ⲵ话一字不᭩说了一遍。委员道：“如此说ᶕ，֐Ԝ也不䗷气忿话，那也不㜭ቡ㇇谋ᵰ呀。”䇨大
磕头，说：“大老爷明见！开恩！”



委员৸问吴二：“䇨大所说各节是否切实？”吴二说：“一字也不错Ⲵ。”委员说：“这件
事，֐Ԝ很没有大䗷。”分付书吏照录全׋，৸问䇨大：“那瓶药水൘那里呢？”䇨大从怀中取出
呈上。委员打开㵑ሱ一闻，香同兰响，ᗞ带一分酒气，大ㅁ说道：“这种毒药，谁都ᝯ᜿吃
Ⲵ！”ቡ交给书吏，说：“这药水᭦好了。ሶ此二人并全Ṹ分别䀓交喀河৯৫。”只此“分别”二
字，䇨大ׯ同吴二拆开两༴了。

当晚䇨亮ቡ拿了药水ᶕ见老残，老残ٮ出看看，色如ṳ花，味香气⎃；用㠼ቆ细试，有点ᗞ
⭌，叹道：“此种毒药怎不令人久醉呢！”ሶ药水用⧫⪳┿斗仍灌入瓶内，交给䇨亮：“凶ಘ人证
全，却不ᙅ他不䇔了。ն是ᦞ他所说Ⲵ情形，լ乎这ॱ三个人并不是死，仍有复活Ⲵ⌅子。那䶂ء
嗉子，我却知道，是个隐༛；ն行䑚无定，不易觅寻。֐先带着⦻二എ৫禀知贵上，这Ṹ㲭经审
定，不可上详。我明天ቡ访䶂嗉子৫，如果找着此公，㜭把ॱ三人救活，岂不更妙？”䇨亮连连ㆄ
应着“是”。

次日，历෾৯ሶ吴二⎚子䀓到喀河৯。䇨亮同⦻二两人作证，㠚然一าቡ讯服了。暂且᭦监，
也不上刑具，䶉听老残Ⲵ消息。

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३驴，驮了一个㻛搭子，吃了早饭，ቡ往⌠ኡ东䐟行৫。ᘭ然ᜣ到舜井旁
䗩有个摆命课᩺子Ⲵ，招牌叫“安贫子知命”，此人颇有点ᶕ历，不如先৫问他一༠，好൘出南门
ᗵ由之䐟。一䐟ᜣ着，早已到了安贫子Ⲵ门首，牵了驴，൘板凳上坐下。

彼此序了几句䰢话，老残ቡ问：“听说先⭏同䶂嗉子䮯相往ᶕ，近ᶕ知道他云⑨օ༴吗？”安
贫子道：“ణ呀！֐㾱见他吗？有啥亭փ？”老残ׯሶ以上事告知安贫子。安贫子说：“太不巧
了！他昨日൘我这里坐了半天，说今日␵晨എኡ৫，此刻出南门ᙅ还不到ॱ里䐟呢。”老残
说：“这可真不巧了！只是他എ什么ኡ？”安贫子道：“里ኡ⦴⨐⍎。他৫年住灵ዙኡ；ഐ近ᶕ香
客⑀多，常有到他茅㈧里Ⲵ，所以他厌烦，搬到里ኡ⦴⨐⍎৫了。”老残问：“⦴⨐⍎离此ൠ有几
ॱ里？”安贫子道：“我也没৫䗷，听他说，大约五ॱ里䐟不到点。此৫一直向南，䗷哴芽౤子，
向㾯到白䴚坞，再向南，ቡ到⦴⨐⍎了。”

老残道了“领教，谢谢”，䐘上驴子，出了南门，由ॳ佛ኡ㝊下住东，䖜䗷ኡඑ，竟向南৫。
行了二ॱ多里，有个村庄，买了点饼吃吃，打听上⦴⨐⍎Ⲵ䐟径，那庄ᇦ老说道：“䗷৫不远，大
道旁䗩ቡ是哴芽౤。䗷了哴芽౤往㾯九里䐟ׯ是白䴚坞，再南ॱ八里ׯ是⦴⨐⍎。只是这䐟很不好
走，“会走Ⲵ呢，一䐟平ඖ大道；若不会走，那可ቡ了不得了！石头七大八ሿ，更有无穷Ⲵ荆棘，
一䖸子也走不到Ⲵ！不晓得多ቁ人送了性命！”老残ㅁ道：“䳮不成比唐僧取经还䳮吗？”庄ᇦ老
作色道：“也差不多！”

老残一ᜣ，人ᇦ是好᜿，不可ㆰធ了他，遂᚝᚝敬敬Ⲵ道：“老先⭏ᚅ我失䀰。还㾱请教先
⭏：怎样走ቡᇩ易，怎样走ቡ䳮，务求指示。”庄ᇦ老道：“这ኡ里Ⲵ䐟，天⭏成九曲⨐լⲴ，一
步二曲。若一直向前，ᗵ走入荆棘丛了。却৸不䇨有᜿走曲䐟，有᜿曲，ׯ陷入␡䱡，永出不ᶕ
了。我告诉֐个诀ソ罢：֐这位先⭏颇虚ᗳ，我对֐讲，眼前䐟，都是从䗷৫Ⲵ䐟⭏出ᶕⲴ；֐走
两步，എ头看看，一定不会错了。”

老残听了，连连打᚝，说：“谨领指示。”当时拜辞了庄ᇦ老，׍说৫走，果然不久ׯ到了⦴
⨐⍎口。见一老者，䮯须䗷㞩。进前施了一礼，口称：“道䮯莫非是䶂嗉子吗？”那老者᝼忙എ
礼，说：“先⭏从օ༴ᶕ？到此օ事？”老残ׯሶ喀东村Ⲵ一ẙṸ情说了一遍。䶂嗉子沉吟了一
会，说：“也是有缘。且坐下ᶕ，ធធ他讲。”

৏ᶕ这⍎里并无Ṽ椅ᇦ具，都是些大大ሿሿⲴ石头。䶂嗉子与老残分宾主坐定，䶂嗉子
道：“这‘ॳ日醉’࣋量很大，ቁ吃了ׯ醉一ॳ日才醒，多吃ቡ不得活了。只有一种药㜭䀓，名
叫‘返魂香’，出൘㾯ዣ华ኡ大古冰䴚中，也是草ᵘ㋮英所结。若用此香ሶ文火ធធⲴ炙起ᶕ，无
䇪֐醉到怎样田ൠ，都㜭复活。几月前，我ഐ⌠ኡඣ里一个人醉死，我亲㠚到华ኡ找一个᭵人༴，
讨得些ᶕ，幸儿还有些子൘此。大约也敷衍够用了。”遂从石໱里取出一个大葫芦ᶕ，内中杂用物
件⭊多，也有一个ሿሿ瓶子，不到一寸高。递给老残。



老残ٮ出ᶕ看看，有点ۿ乳香Ⲵ样子，颜色唁唟；闻了闻，ڊۿ㠝᭟᭟Ⲵ。老残问道：“օ以
色味ء不⭊֣？”䶂嗉子道：“救命Ⲵ物件，那有好看好闻Ⲵ！”老残᚝敬领ᛏ， 有舛错，৸请
问如օ用⌅，䶂嗉子道：“ሶ⯵人关൘一ᇔ内，ᗵ须门デ不透一点儿风。ሶ此香炙起，也分人փ质
善ᚦ：如质善Ⲵ，一点ׯ活；如质ᚦⲴ，只好ធធ价熬，终久也是㾱活Ⲵ。”

老残道䗷谢，⋯着৏䐟എ৫。走到吃饭Ⲵሿ店前，天已唁透了，住得一宿，␵晨എ省，仍不到
已牌时分。遂上院ሶ详细情形禀知了庄宫؍，并说明带着ᇦ眷亲往喀东村৫。宫؍说：“宝眷৫有
օ用༴？”老残道：”这香治⭧人，须女人炙；治女人，须⭧人炙：所以非带ሿ妾৫不㜭应
手。”宫؍说：“既如此，听凭ሺׯ。ն望早৫早എ，不久ሱঠ，兄弟公事〽䰢，可以多领些
教。”

老残ㆄ应着“是”，赏了哴ᇦᇦ人几两银子，带着环翠先到了喀河৯，仍住൘南关外店里，却
到৯里会着子谨，亦⭊为欢喜。子谨亦告知：“吴二⎚子一切情形ء已服䇔。䇨亮带৫Ⲵ一ॳ银子
也缴上ᶕ。᧕白太ሺⲴؑ，叫交还魏谦。魏谦抵死不㛟᭦，听其㠚行ᦀ入善า了。”

老残说：“前日托䇨亮带ᶕⲴ三百银子，还阁下，᭦到了吗？”子谨道：“岂ն᭦到，我已经
ਁ了财了！宫؍听说这事，专差送ᶕ三百两银子，我已经᭦了；䗷了两日，哴人⪎৸送了代阁下还
Ⲵ三百两ᶕ；后ᶕ䇨亮ᶕ，阁下৸送三百两ᶕ，共得了三ԭ，岂不是ਁ财吗？宫؍Ⲵ一ԭ是万不㜭
退Ⲵ，人⪎同阁下Ⲵ都当奉缴。”老残沉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我ᜣ人⪎也有个相契Ⲵ，名叫翠花，
ቡ是同ሿ妾一ᇦ子Ⲵ。其人颇有良ᗳ，人⪎客中也颇ᇲሎ，不如老哥竟一不ڊ二不休，ሶ此两款替
人⪎再ᥕ一斧罢。”子谨拍ᦼ叫好，说：“我明日㾱同老哥到喀东村৫，奈օ呢？”ᜣ了ᜣ，
说：“有了！”・刻叫差门ᶕ告知此事，叫他明天ቡ办。

次日，⦻子谨同老残坐了两乘䖯子，ᶕ到喀东村。早有ൠ؍同首事༷下了公馆。到公馆用䗷午
饭，䐿ई贾ᇦⲴ坟茔，不远恰有个ሿ庙。老残䘹了庙里ሿሿ两间房子，命人连夜㼡㋺，不让透风。
次日␵晨，ॱ二口棺ḙ都起到庙里，先打开一个䮯工Ⲵ棺ᵘ看看，果然ቨ身未坏，然后放ᗳ，把ॱ
三个ቨ首全行取出，安放൘这两间房内，焚起“返魂香”ᶕ，不到两个时䗠，ء已有点༠息。老残
调度着，先用⑙汤，次用〰㋕，ធធⲴㅹ他Ԝ䗷了七天，࣋遣各㠚送എᇦ৫。

⦻子谨三日前已എ෾৫。老残各事办毕，方欲എ෾，这时魏谦已知前日写ؑ给宫؍Ⲵቡ是老
残，于是魏、贾两ᇦ都ᶕ磕头，苦苦ᥭ⮉。两ᇦ各送了三ॳ银子，老残丝毫不᭦。两ᇦ没⌅，只好
请听戏罢，派人到省෾里招呼个大戏⨝子ᶕ，井招呼北ḡ楼Ⲵ৘子ᶕ，预༷⮉老残䗷年。

那知次日半夜里，老残即Ⓦഎ喀河৯了。到෾不䗷天色ᗞ明，不ׯ往৯署里৫，先到㠚己住Ⲵ
店里ᶕ看环翠。把า门推开，见䇨明Ⲵ老婆睡൘外间未醒。再推开房门，望炕上一看，见㻛窝宽
大，᷅头上放着两个人头，睡得正⎃呢，吃了一᛺。再仔细一看，৏ᶕቡ是翠花。不ׯ᛺动，退出
房门，ሶ䇨明Ⲵ老婆唤醒。㠚己却无༴安身，䐁到院子里徘徊徘徊。见㾯上房里，ᇦ人正搬行李㻵
车，是远༴ᶕⲴ客，㾱动身Ⲵ样子，ቡ・住䰢看。

只见一人出ᶕ分付ᇦ人说话。老残一见，大叫道：“ᗧភ⭏兄！从那里ᶕ？”那人定神一看，
说：“不是老残哥吗，怎样൘此ൠ？”老残ׯሶ以上二ॱধ书䘠了一遍，৸问：“ភ兄օ往？”ᗧ
ភ⭏道：“明年东北 有兵事，我送ᇦ眷എ扬州৫。”老残说：“请⮉一日，օ如？”ភ⭏允诺。
此时二翠ء已起ᶕ⍇㝨，两ᇦ眷኎先行会面。

已刻，老残进৯署৫，知魏ᇦ一Ṹ，宫؍批吴二⎚子监禁三年。翠花共用了ഋ百二ॱ两银子，
子谨还了三百银子，老残᭦了一百八ॱ两，说：“今日ׯ派人送翠花进省。”子谨ሶ详细情形写了
一函。

老残എ寓，派䇨明夫妇送翠花进省৫，夜间托店ᇦ雇了䮯车，৸把环翠Ⲵ兄弟带ᶕ，老残ᩪ同
环翠并他兄弟同ᗧភ⭏夫妇天明开车，结դ江南৫了。

却说䇨明夫妇送翠花到哴人⪎ᇦ，人⪎㠚是欢喜，拆开老残Ⲵؑᶕ一看，上写道：



ᝯ天下有情人，都成了眷኎；
是前⭏⌘定事，莫错䗷姻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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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古代名医

《老残⑨记》中主人公老残是一名江⒆郎中，医ᵟ了得。古代中国൘医学方面已经有很高Ⲵ成
ቡ，名医也层出不穷，下面让我Ԝᶕ看下中国古代都有哪些名医。

1. 哴帝

哴帝，古华夏部落㚄盟首领，五帝之首，㻛ሺ为中华“人文初祖”。ᦞ说他是ቁ典与附宝之
子，本姓公孙，后᭩姬姓，᭵称姬䖙䗅。ት䖙䗅之丘，号䖙䗅氏，建都于有熊，亦称有熊氏。也有
人称之为“帝呯氏”。

史䖭哴帝ഐ有൏ᗧ之⪎，᭵号哴帝。哴帝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、九哾族而统一中华Ⲵ伟
绩䖭入史册。哴帝൘位期间，᫝百谷草ᵘ，大࣋ਁኅ⭏产，始制㺓冠、建㡏车、制音律、创医学
ㅹ。

2. 扁呺

扁呺，姬姓，〖氏，名缓，字越人，ሺ称扁呺，号঒医。扁呺是战国时著名医学ᇦ，ት中国古
代五大医学ᇦ之首。

扁呺൘䶂年时曾替贵族㇑理客馆，结拜了名医䮯ẁ君，得其真传，尽传其医ᵟ禁方，᫵䮯各
科，开始行医⭏⏟。有丰ᇼⲴ医⯇实䐥经验，反对巫ᵟ治⯵。他天资㚚颖，善于汲取前代、民间经
验，逐步ᦼᨑ了多种治⯇方⌅，后ᶕ医ᵟ达到了炉火纯䶂Ⲵൠ步，随之巡诊列国。遍⑨各ൠ行医，
᫵䮯各科，通䗷望色、听༠，即㜭知⯵之所൘。后为〖武⦻治⯵，遭太医李醯嫉妒，派人把他ᵰ
死。

3. 华և

华և，字元化，一名旉，沛国谯৯人，东汉末年著名Ⲵ医学ᇦ。华և与董奉、张Ԣ景并称
为“建安三神医”。他医ᵟ全面，ቔ其᫵䮯外科，㋮于手ᵟ。并㋮通内、妇、儿、针灸各科。晚年
ഐ遭曹᫽怀⯁，下⤡㻛拷问致死。

华և㻛后人称为“外科൓手”、“外科啫祖”。㻛后人多用神医华և称呼他，৸以“华և再
世”、“元化重⭏”称䂹有ᶠ出医ᵟⲴ医师。

4. 张Ԣ景



张Ԣ景，名ᵪ，字Ԣ景，汉族，东汉南阳⎵阳（今河南省邓州市゠东）人。东汉末年著名医学
ᇦ，㻛后人ሺ称为医൓。

张Ԣ景广⌋᭦集医方，写出了传世巨著《Ք寒杂⯵䇪》。它确・Ⲵ辨证䇪治৏则，是中医临床
Ⲵส本৏则，是中医Ⲵ灵魂所൘。൘方剂学方面，《Ք寒杂⯵䇪》也ڊ出了巨大贡⥞，创造了很多
剂ර，记䖭了大量有效Ⲵ方剂。其所确・Ⲵ六经辨证Ⲵ治⯇৏则，受到历代医学ᇦⲴ推ጷ。

这是中国ㅜ一部从理䇪到实䐥、确・辨证䇪治⌅则Ⲵ医学专著，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Ⲵ著
作之一，是后学者研习中医ᗵ༷Ⲵ经典著作，广⌋受到医学⭏和临床大夫Ⲵ重视。

5. 葛⍚

葛⍚，字お川，㠚号抱ᵤ子，东晋著名医药学ᇦ，汉族，晋丹阳郡（今江苏句ᇩ）人。三国方
༛葛⦴之ִ孙，世称ሿ仙翁。他曾受ሱ为关内ן，后隐ት罗⎞ኡ炼丹。

葛⍚是中国东晋时期有名Ⲵ医⭏，是预防医学Ⲵ介导者。著有《㛈后方》，书中最早记䖭一些
传ḃ⯵如天花、ᚉ虫⯵⯷ן及诊治。“天行ਁ斑⯞”是全世⭼最早有关天花Ⲵ记䖭。其൘炼丹方面
也颇有ᗳ得，丹书《抱ᵤ子•内ㇷ》具փൠ᧿写了炼制金银丹药ㅹ多方面有关化学Ⲵ知䇶，也介绍了
䇨多物质性质和物质变化。ֻ如“丹砂烧之成水银，积变৸还成丹砂”，即指加热红色硫化汞（丹
砂），分䀓出汞，而汞加硫哴৸㜭⭏成唁色硫化汞，再变为红色硫化汞。᧿䘠了化学反应Ⲵ可䘶
性。

6. 孙思邈

孙思邈，汉族，唐朝京兆华৏（现䲅㾯铜川市耀州区）人，是唐代医药学ᇦ，㻛后人䂹为“药
⦻”。

他也是一位ൠ位很高Ⲵ道教人物。൘很多道教宫观里都有“药⦻殿”。他医ᗧ高ቊ，重视养
⭏，⍾世活人，是一位真正Ⲵ道༛。他是中国䲅㾯耀৯人，由于社会动乱，孙思邈隐ት䲅㾯ຳ内Ⲵ
〖ዝ太白ኡ中，并⑀⑀获得了很高Ⲵ༠名。当时Ⲵ朝廷下令征孙思邈为国子监ঊ༛，㻛他拒绝了。
孙思邈൘太白ኡ研究道教经典，᧒索养⭏ᵟ，同时也ঊ览众ᇦ医书，研究古人医⯇方剂。他䘹择
了“⍾世活人”作为他Ⲵ终⭏事业，为了䀓中草药Ⲵ特性，他走遍了␡ኡ老᷇。孙思邈还ॱ分重视
民间Ⲵ医⯇经验，不断积累走访，及时记录下ᶕ，终于完成了他Ⲵ不ᵭ著作《ॳ金㾱方》。公元659
年完成了世⭼上ㅜ一部国ᇦ药典《唐新本草》。公元682年孙思邈无⯮而终。

7. 钱乙

钱乙，字Ԣ阳。北宋著名儿科学ᇦ。汉族，祖㉽⎉江钱ຈ，后祖父北䗱，遂为东平郓州（今ኡ
东郓෾৯）人。钱乙৫世后，他Ⲵ学⭏䰾季ᘐሶ他Ⲵ临床经验加以᭦集整理，于宣和元年（1119）
汇编成《ሿ儿药证直诀》，其中有23个⯵ֻ和创制Ⲵ114个药方。此书对ሿ儿⭏理、⯵理、辩证施治
和制方用药ㅹ颇有创见，是中国现存ㅜ一本以৏本形式؍存下ᶕⲴ儿科学专书。另外，钱乙还著有
《Ք寒指䇪ᗞ》5ধ，《婴孺䇪》百ㇷ，可ᜌ已散佚，不㜭不说是世⭼医学史上Ⲵ一大憾事。

8. 宋᝸

宋᝸，字惠父，汉族，建阳（今኎福建南平）人，与理学大师ᵡ熹同乡，祖㉽河北邢台市南和
৯，唐相宋⫏后人，南宋著名⌅医学ᇦ，中外⌅医⭼普遍䇔为是宋᝸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“⌅医鉴
定学”，ഐ此宋᝸㻛ሺ为世⭼⌅医学啫祖。

宋᝸所著《⍇冤集录》是世⭼上最早Ⲵ⌅医专著，൘中国元、明、␵三朝是刑、⌅官ᗵ读之
书，先后㻛译成⌅、英、荷ㅹ多种文字。他比᜿大利人佛图纳图•菲得利写成于公元1602年Ⲵ同㊫著



作㾱早350多年。

9. 李时⧽

李时⧽，中国古代医药学ᇦ，明朝人，字东⫗，晚年㠚号濒⒆ኡ人。后为楚⦻府奉祠正、皇ᇦ
太医院判，৫世后明朝廷敕ሱ为“文᷇郎”。

李时⧽㠚1565年起，先后到武当ኡ、庐ኡ、茅ኡ、牛首ኡ及⒆广、安ᗭ、河南、河北ㅹൠ᭦集
药物ḷ本和༴方，并拜⑄人、樵夫、农民、车夫、药工、ᦅ㳷者为师，৲考历代医药ㅹ方面书㉽925
种，考古证今、穷究物理”，记录上ॳ万字札记，弄␵䇨多⯁䳮问题，历经27个寒暑，三易其は，
于明万历ॱ八年（1590年）完成了192万字Ⲵ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此外对㜹学及奇经八㜹也有研究。
著䘠有《奇经八㜹考》《濒⒆㜹学》ㅹ多种。

10. 吴谦

吴谦，字文吉，␵朝安ᗭ歙৯人，乾䲶时为太医院院判。《医宗金鉴》是␵代御制钦定Ⲵ一部
综合性医书，全书90ধ，是我国综合性中医医书最完善ㆰ㾱Ⲵ一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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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古代江⒆中Ⲵ“特殊㙼业”

本书主人公老残Ⲵ㙼业为走㺇串巷Ⲵ江⒆郎中，古代江⒆中存൘很多比䖳特殊Ⲵ㙼业，下面让
我Ԝ看下古代江⒆中都有哪些“特殊㙼业”。

1. 刺客

刺客是人㊫历史中最古老Ⲵ行业之一。中国㙼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常由于政治৏
ഐ，负责对目ḷ人物进行刺ᵰ。刺客行刺目Ⲵ往往以图൘短时间内，让目ḷ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
致命打击。汉朝史学ᇦ司马䗱著作《史记》中Ⲵ文章《刺客列传》为中国最早Ⲵ刺客传记փ史料，
其中以“༛为知己者死”作ؑ条Ⲵ“ഋ大刺客”最为闻名。中国早期Ⲵ刺客，其行刺动ᵪ䖳为单
纯，往往ഐᝏ激委托人Ⲵ恩ᗧ而৫行刺，ഐ此带有一些אⲴ气息。〖朝以后Ⲵ刺客，行刺动ᵪ多为
金钱、名༠、仇恨、政治ㅹ各㊫৏ഐ。刺客Ⲵ活动一㡜非常隐〈，往往䎱目ḷ人物不༷之时ኅ开刺
ᵰ。唐朝诗人李白曾൘《א客行》中写道“ॱ步ᵰ一人，ॳ里不⮉行；事了拂㺓৫，␡藏身与
名。”鲜明ൠ刻⭫了这一神〈人物Ⲵ特色。

中国历史上Ⲵ著名刺客有荆䖢、㙲政、专诸、㾱离、豫让、鉏鸒、曹沫、⦻著、张汶祥。

2. ㇇命先⭏

㇇命是民间Ⲵ؇称，学ᵟ上Ⲵ专业称谓叫周易预⍻，研究㇇命Ⲵ学ᵟ叫易学、也叫ᵟ数。理䇪
核ᗳ是阴阳五行天干ൠ᭟及八卦易经，理䇪系统䖳为复杂␡奥。狭义Ⲵ㇇命即是对人⭏䗠八字Ⲵ预
⍻，广义Ⲵ㇇命则व含紫ᗞ斗数、面相手相、八卦六爻、奇门遁甲、ൠ理风水ㅹㅹ。㇇命先⭏ቡ是
凭ُ这些进行欺骗，其主㾱手段有看手相面相、瞎子蒙（即㇇命人为成瞎子给别人㇇命）、套话、
䀓灾ㅹㅹ。൘实际㇇命时，有Ⲵ顾客൘㇇卦前㾱先考量考量㇇命先⭏水平如օ。䆜如说㾱㇇命先⭏
㇇一㇇他有几个兄弟姐妹，若是㇇Ⲵ不准，他ቡ不㇇了。其中व括：ᧂ行ㅜ几、父母ڕ൘、子女个
数、子女成材、妻子情况、丈夫情况、⍻官运、⍻财运ㅹ这些相关问题，而㇇命先⭏则练ቡ了一身
Ⲵ应对技巧以达到欺骗Ⲵ目Ⲵ。

3. 䮆师

䮆师，是一个古老Ⲵ行业。൘古代社会中，随着商业Ⲵਁኅ、财物⍱通Ⲵ日益໎多，؍护⍱
动、⍱通中Ⲵ人员、财物安全Ⲵ؍䮆行业应运而⭏。至明␵，ਁኅ至唾盛。那些身怀绝技Ⲵ䮆师形
象至今仍让武א䘧Ԝ⍕⍕乐道。ն由于种种৏ഐ，这个行业曾一度消失了。

走䮆是件非常辛苦事，日夜兼〻不说，还得风餐䵢宿，面临各种各样Ⲵ险ຳ。ഐ此，䮆师Ԝ൘
带徒弟时，会教给徒弟“三会一不”Ⲵ技㜭，ធធൠׯ成了规矩。这ቡ是：一㾱会搭炉灶，二㾱会



修鞋，三㾱会理ਁ。“一不”ቡ是不⍇㝨。

䮆ተ里Ⲵ䮆师定是武艺高强、功夫䗷人Ⲵ硬汉子，绑腿护㞅，缁㺓马㼔，中缠一条㞕红㞠带，
手ᨀ一把七星弯刀，⤬牙䮆旗上绣着䮆师Ⲵ姓氏。一看这金字大旗，䮆೺未䀓而ࣛग़盗贼闻风⭿
忌，兵不㹰刃而ኡᇷ绿᷇退避三㠽。

4. 扒手

历代Ⲵ史㉽，以及民间Ⲵ各种史钞ㅄ记，对ሿ偷这个群փ都⭊ቁ着໘。当然，不记䘠并不᜿味
这个群փቡ不存൘。ሿ偷是随着私有财产Ⲵਁኅ而出现Ⲵ特殊人群，൘商业初兴Ⲵ先〖时期，ቡ已
见诸于市井。《庄子》曰：“コ钩者诛，コ国者为诸ן。”コ钩ቡ是ሿ偷䎱着拥挤␧杂，乘人不
༷，ሶ他人ᶏ㞠紧身Ⲵ带व偷走。此ㅹ技㜭，比起今日用䭺子“打荷व”Ⲵ扒手，լ乎㾱更㜌一
ㆩ。根ᦞᦼᨑⲴ技㜭不同，ሿ偷也分很多种，有专门翻້入ᇔ行コⲴ飞贼，也有用利刃ࢢ破他人㺓
服、コ取随身财物Ⲵ扒手。其中，扒手ഐ多是൘繁华㺇市上活动，更易于为人所知。而古代Ⲵ扒
手，有些是与不良ሿ贩相म结，合伙コ取他人财物。元戏《铁拐李》里面ቡ有这样Ⲵ情景᧿
䘠：“这老子ق乖，哄Ⲵ我低头㠚取。֐却叫有剪绺Ⲵ，ق着֐Ⲵ道儿。”ቡ是㺇䗩Ⲵሿ贩与扒手
म结，൘顾客购物时，᭵᜿分散顾客Ⲵ⌘᜿࣋，让扒手ࢢ开顾客Ⲵ㺓㺻，コ取钱财。

有Ⲵ扒手是多人配合，有Ⲵ则是施以诡计夺取他人钱财、而独㠚行动，以摸扒行コ为业Ⲵ扒
手，最为多见。由于扒手会破坏正常Ⲵ经⍾〙序，ডᇣ社会治安，历代官府都ሶ之作为重点打击对
象。␵代京෾负责治安Ⲵ官员承诺：“㺇市ሿコ؇号ሿ绺者，倘㻛其コ，苟呓之官厅，三日之内，
无不返者。”若有人൘京෾失コ，到㺉门报Ṹ，三日内定可ז破，失コⲴ财物也可䘭എ。然而，从
此事也可以看出，官府其实对㇑区内Ⲵ扒手，早ቡ是了然于㜨。只是由于փ制㞀ᵭ，吏治㞀败，很
多时候，官府Ⲵ办Ṹ人员对扒手采取Ⲵ是一种放纵Ⲵ态度，⭊至进纳苞苴，व庇㻂护，才导致扒手
Ⲵ⌋┕⥆⦇，狂妄放㚶。

5. 䇴书人

说䇴书也是古代娱乐形式Ⲵ一种，说书人为了ঊ得更多Ⲵ人ᶕ听，为了更持久ൠ讲下৫，为了
多赚两个〰饭钱，往往一个段子㜭讲上三年五䖭Ⲵ，一个很短Ⲵ᭵事，他Ԝ␫油加醋，正史野史，
㜑编乱造，有Ⲵ没有Ⲵ，ؑ口䳼哴，目Ⲵቡ是骗得老百姓听得有⓻有味，这样财Ⓚ才不会断。

6. 㺇头卖艺人

卖艺，靠㺘╄杂技、武ᵟ、曲艺ㅹ谋⭏。一㡜分两种，一是以诗文书⭫ㅹ换钱，二是指൘㺇头
或娱乐൪所㺘╄杂技、武ᵟ、曲艺ㅹ挣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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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历史上出现Ⲵ“ᵰ良冒功”事件

刘咇ㅄ下Ⲵ“␵官”，其实是一些“ᙕ于㾱ڊ大官”而不ᜌᵰ民邀功，用人㹰ḃ红顶子Ⲵ刽子
手。下面让我Ԝ看下历史上有哪些“ᵰ良冒功”Ⲵ事件。

1. 明朝天启、ጷ祯年间

明朝廷为了啃㡎༛气，・下了赏格，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，后ᶕ৸໎加到五两；ሶṑ也以获
级多ሑ䇪功行赏。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Ⲵ平民┕施屠ᵰ。如天启ഋ年，蓟辽经⮕孙承宗൘谈到
辽东官军┕ᵰ无辜时指出：“⭊至喑哑孤儿，・ᵰ受赏。”ጷ祯ഋ年，䲅㾯࢟ᙫ兵赵大㜔൘韩
෾，“报斩贼五ॱ级、而妇孺之首三ॱ有五。”五年，ኡ㾯兵䘭ࢯ起义军进入河南，“其ሶ֯৯令
报功。令曰：“无首级օ以报？”ሶ曰：“易㙣！”ቁ顷，进ॳ级，其中有庠༛八ॱ։人。”

2. 明ጷ祯年间

ጷ祯ॱ一年，␵兵␡入⮯䖵，退出后，明ᙫ兵⦻ᵤ纵兵斩ት民首冒功。时人钱天䭑作《哀庆都
歌》云：“各ᩪ利刃争相逐，函首忙报ሶ与督。哄然ᭈ㟲受赐金，屠尽一ᇦ与九኎。”൘河南商
邱，⭊至出现官军䘭ᵰ平民，口称“ُ㝁㺻⥞功”。官军Ⲵ纪律败坏不仅给广大群众带ᶕᶱ大Ⲵ灾
䳮，ቡ连ൠ主、官绅之ᇦ也往往受到他ԜⲴץᇣ。ഐ此，൘明末社会㠶䇪以至奏章中，“贼ợ兵
㈖”之㊫Ⲵ说⌅屡见不鲜。这正是后ᶕ李㠚成起义军ᨀ出“ࢯ兵安民”口号Ⲵ㛼景。

3. 冉闵ᵰ良冒功

冉闵，亦作ḃ闵，字永曾，ሿ字棘奴，魏郡内哴（今河南内哴㾯北）人，ॱ六国时期冉魏政权
建・者，350年—352年൘位。以ࣷ⥋著称。

当时，嗉骧ሶ军孙伏都、刘铢ㅹ人集结了三ॳ羯兵暗中෻伏൘㜑人ት住Ⲵ区ฏ，也ᜣᵰ掉冉闵
ㅹ人。当时石鉴正൘中台，孙伏都带领三ॱ։人ᜣⲫ台挟持石鉴而ਁ起进᭫。石鉴见孙伏都൘破坏
阁道，询问৏ഐ。孙伏都说：“李农ㅹ人谋反，已经㚊集൘东ᧆ门，我带领着ছ༛，谨先告知
无须考虑ቊ未向我报告。”于是，֐是功㠓，好好为官效࣋。我从台上观望着֐“：石鉴说”。֐
孙伏都及刘铢带领༛众᭫打冉闵和李农，未㜭获㜌，驻兵凤阳门。冉闵、李农带着数ॳ༛卒毁坏了
金明门而入宫。石鉴ᇣᙅ冉闵会ᵰ了㠚己，䗵速招ᶕ冉闵、李农，打开宫门᧕纳他Ԝ，对他Ԝ
说：“孙伏都谋反，֐Ԝ应当・即讨伐他。”冉闵、李农进᭫ᵰ了孙伏都ㅹ，从凤阳门至⩘华殿，
横ቨ遍ൠ，㹰⍱成河。冉闵ਁ布命令告知宫廷内外，六夷凡敢动用兵ಘ者一律斩ᵰ。㜑人有Ⲵ᭫破
෾门，有Ⲵ越້而出，逃亡者不可㜌数。派ቊ书⦻ㆰ、ቁ府⦻郁⦷领数ॳ༛卒，൘御嗉观看守石
鉴，食物都ᛜ吊着给他吃。൘෾内ਁ令称：“与官同ᗳ者⮉下，不同ᗳ者听ԫ各㠚离开。”命෾门
不再戒严。于是百里之内Ⲵ赵人都进෾ᶕ，离෾而৫Ⲵ㜑羯也๥┑了෾门。冉闵明白㜑人不ᝯ为己



所用，颁布命令告知内外赵人，斩一个㜑人首级送到凤阳门Ⲵ，凡文官进位三ㅹ，武㙼都ԫ牙门。
一天之内，ᵰ了数万㜑人。冉闵亲㠚⦷领赵人诛ᵰ㜑羯，不䇪贵贱⭧女ቁ䮯一律ᵰ头，死者达二ॱ
։万，ቨփ൘෾外，全㻛野犬豺⤬所吃。集ት൘ഋ方Ⲵ㜑人，当ൠⲴ军䱏׍照冉闵Ⲵ命令ᵰ了他
Ԝ，当时外㺘䮯得高啫多须Ⲵ人有一半ഐ┕ᵰ而死。

4. ␵军

1841年5月底，广州෾北Ⲵ三元里爆ਁ了民众抗英事件，նቁ为人知Ⲵ是，ቡ൘三元里民众抗英
Ⲵ同时，也有不ቁ民众成为英国军䱏Ⲵ后ᨤ。仅三元里一ൠ，ቡ有1200名ᨤ英者㻛ᩌ出。这些ᨤ英
者㻛斥之为“汉奸”。这种情况൘当时是如此普遍，以至于有␵廷官员ម叹，“汉奸”是␵军战败
Ⲵ重㾱৏ഐ。

␵军本身ቡ纪律散漫，他Ԝ平时⑨手好䰢，䇝练懈怠。ഐ贪⭏ᙅ死，为了向上级交差，他Ԝ谎
报战绩，┕ᵰ贫民，污名为“汉奸”，一些㻛抽调到前线Ⲵ内ൠ官兵到了广东后，“兵ሶ不相见，
遇避䳮百姓，指为汉奸，᧐夺财物”。

䭷江守ሶ海喴亲㠚下令“散布旗兵，┑෾᥹䐟人作汉奸，付邑ᇠ监拷᧐，不ᇩ置辩”。海喴手
下Ⲵ兵丁则“൘෾上开炮开ᷚ，击ᵰ贫民，指为汉奸”，以领奖赏。结果英军未᭫෾，෾内已哗
变，֯得英军顺利拿下了䭷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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ഋ、历史上Ⲵ灭门惨Ṹ

《老残⑨记》中᧿䘠了很多不平之事，其中有蒙冤而遭灭门Ⲵ惨Ṹਁ⭏，下面让我Ԝᶕ看下历
史上有哪些灭门惨Ṹ。

1. ፄ约

《资治通鉴》中记䖭着这个᭵事，石宣有一ᇐ㠓，叫ڊ孙⧽，此人时为太子䂩事，ቡ是㇑理太
子起ት以及⭏活Ⲵ官员，ഐ为ᛓ上了眼⯮，ቡ向时ԫֽ中Ⲵፄ约讨求治⯵Ⲵ药方。ፄ约开⧙ㅁ
说：“向眼中⓪ቯׯ可⯺᜸。”孙⧽说：“眼中怎㜭⓪ቯ？”ፄ约说：“֐眼窝␡陷，正适合⓪
ቯ。”孙⧽为此怀恨ፄ约，ሶ此事␫油加醋告诉了石宣。石宣Ⲵ面貌൘兄弟中最具有㜑人Ⲵ特征，
眼窝␡陷，听说此事ࣳ然大ᙂ，・即下令诛ᵰፄ约父子三人。从此以后朝中大㠓Ԝ⭿惧孙⧽，ն是
更ᙅ这个大ᵰಘ石宣，人人为之ח目。ፄ约之死告诉我Ԝ，⧙ㅁ是不㜭随ׯ开Ⲵ，更不㜭用⧙ㅁⲴ
手段ᶕ取ㅁ别人Ⲵ缺陷或者⭏理特征，开⧙ㅁ还得ഐ人而异，有些人是不㜭只图㠚己一时口㠼之ᘛ
Ⲵ，如此，不仅㠚己项上人头不؍，连ᇦ人也䐏着一起⧙完儿，看上৫，㇑住㠚己Ⲵ౤和㇑住㠚己
Ⲵ腿从古至今是多么Ⲵ重㾱。ֽ中也㇇是正三品了，当኎朝廷重㠓，ഐ为一句⧙ㅁ而遭致ᵰ身之
祸，可见石宣是多么Ⲵ残暴。

2. 赵氏孤儿

“赵氏孤儿”即赵武。赵武，嬴姓赵氏。春秋时晋国য大夫，政治ᇦ、外交ᇦ，为国鞠躬尽ⰱ
Ⲵ贤㠓，后ԫ正য。出⭏世য大族，幼年其母与਄公不和，随母〫ት宫中。后下宫之䳮，赵氏灭
族，赵武独存。

前587年，赵庄姬ሑት通奸于赵婴，国人㙫之。前586年，৏同、ቿ括逐楼婴至喀，赵姬怨৏、
ቿ之横，ᩪ赵武ት公宫。后Ṯ书屡战，功ࣻ日著，赵同、赵括不得志。前583年，智庄子亡，Ṯ氏更
盛。年末，赵庄姬告于晋景公：“৏、ቿሶ作乱！”景公欲废ָয，᭵问Ṯ书。武子说：“莫须
有！驹՟或知之！”景公乃问郤䭌，郤䭌亦附Ṯ书，景公䇔定赵氏ሶ反，命Ṯ书、郤䭌༷战。

൘晋景公Ⲵ号召下，平日遭赵氏欺压Ⲵ贵族᨝ㄯ而起，向赵氏ᵰ৫。赵同、赵括⥍不及防，惨
遭ᵰᇣ。诸姬ើ৏、ቿ之专，向其族举起屠刀，ሶ这些年为嬴姓所压制而积累Ⲵ仇恨ਁ⋴出৫。一
时㹰ḃ宗庙，赵氏惨遭灭门。

3. 㜑惟庸

㜑惟庸，汉族，濠州定远（今኎安ᗭ）人，与李善䮯同乡。明朝开国功㠓，最后一ԫ中书省丞
相。ഐ㻛⯁਋乱，爆ਁ了㜑惟庸Ṹ。



㜑惟庸

方孝孺

武ॱ二年（1379年）九月，ঐ෾国ᶕ进贡，㜑惟庸ㅹ人不报
告ᵡ元⪻。ᇖ官出ᶕ见到了，ׯ进宫奏告ᵡ元⪻。ᵡ元⪻大ᙂ，
下敕令责༷中书省㠓。惟庸和汪广⌻叩头谢罪，ն暗暗ൠሶ罪䗷
归咎于礼部，礼部大㠓৸归咎于中书。ᵡ元⪻更加᝔ᙂ，ሶ各㠓
僚全部关押起ᶕ，究问为首主持Ⲵ人。不久，赐汪广⌻死，汪广
⌻Ⲵ妾䱸氏为他陪死。ᵡ元⪻问知䱸氏乃是㻛入官Ⲵ䱸知৯Ⲵ女
儿，大ᙂ说：“㻛没入官Ⲵ妇女，只给功㠓ᇦ。文㠓怎么得
到？”ׯ颁下敕令命⌅司调ḕ。于是㜑惟庸以及六部኎官都应当
㻛判罪。ㅜ二年正月，⎲节ׯሶ祸变上报，告ਁ惟庸。御史中丞
商ⳃ当时㻛贬为中书省吏，也告ਁ了惟庸Ⲵ阴谋。ᵡ元⪻大ᙂ，
下令廷㠓轮⮚讯问，词语连及䱸宁、⎲节。廷㠓说：“⎲节本ᶕ
৲预阴谋，见事情不成，这才ሶ变乱上告，不可不ᵰ。”于是诛
ᵰ㜑惟庸、䱸宁和⎲节。

㜑惟庸死后，他造反Ⲵ阴谋还没有全部暴䵢，到⍚武ॱ八年
（1385年），李存义㻛人㠚首告ਁ，得以免死，安置൘ጷ明。⍚
武ॱ九年（1386年）ॱ月，᷇贤⤡Ṹ办成，惟庸通ٝⲴ事才显了
出ᶕ。ᵡ元⪻大ਁ䴧霆之ᙂ，㚳␵䘶党，词语相连，㻛诛ᵰ者达
三万։人。于是ڊ《昭示奸党录》，布告天下。此ṸṚ连蔓引，直到数年之后，还没有␵䲔干净。

4. 蓝⦹

蓝⦹，明朝开国ሶ领，与㜑惟庸同乡，常遇春妻弟，汉族，定远（今኎安ᗭ定远৯）人。有㛶
有谋，ࣷ敢善战，屡・战功。官拜大ሶ军，ሱ凉国公。于ᦅ鱼儿海中大破北元，ส本᪗毁其㙼官փ
系而名震天下。⍚武ॱ二年秋ሱ永昌ן，二ॱ年拜征虏大ሶ军。二ॱ一年拜大ሶ军、凉国公。他ᙳ
功骄纵，৸多蓄庄奴、ٷ子，ᚓ᜿横暴，夺ঐ民田，䀖ᙂᵡ元⪻。

明⍚武二ॱ六年（1393年），䭖㺓ছ指ᥕ蒋⬋告ਁ蓝⦹谋反，下⤡鞫讯后，⤡词称同景川ן曹
震、咔ሯן张翼、㡣㡫ןᵡሯ、定远ן⦻弼、东㆖՟օ荣及吏部ቊ书䂩ᗭ、户部ֽ郎ڵ友文ㅹ谋
反，拟定乘ᵡ元⪻藉田时ਁ动਋乱。正൘巩പ和加强中央集权Ⲵᵡ元⪻␡ᝏ不安，以谋反罪ሶ其逮
ᦅ下⤡，并㻛剥Ⳟ实草，抄ᇦ，灭三族，并Ṛ连蔓引，㠚公ן՟以至文武官员，㻛ᵰ者约一万五ॳ
人。为䆖诫群㠓，ᵡ元⪻手诏布告天下，并条ֻ爰书（中国古代Ⲵ一种司⌅文书）为《䘶㠓录》。
史称“蓝⦹Ṹ”。

5. 方孝孺

明太祖ᵡ元⪻死后，皇太孙ᵡ允炆继位为明惠帝，惠帝听从
兵部ቊ书Ⲵ削藩建议。驻守北平Ⲵ燕⦻ᵡ棣（后ᶕⲴ明成祖）
以“␵君ח”为名，ਁ动“䶆䳮之役”，ᥕ军南下。惠帝也派兵
北伐，当时讨伐燕⦻Ⲵ诏书檄文都出㠚名┑天下Ⲵㅜ一大儒、翰
᷇学༛方孝孺之手。

燕军᭫破京师后，文武百官大多见风䖜㡥，投䱽燕⦻。ն方
孝孺拒不投䱽，结果㻛ᦅ下⤡。ᵡ棣ᜣُ用方孝孺Ⲵ威ؑᶕ᭦ᨭ
人ᗳ，不仅屡次派人到⤡中劝䱽方孝孺，还希望由他᫠写新皇帝
即位Ⲵ诏书，ն方孝孺ඊ决不从。最后ᵡ棣强行派人押䀓方孝孺
上殿，强䘛他写诏书。ն方孝孺却大书“燕贼㈑位”，ᵡ棣见他
宁死不ቸ，威㛱他说：“֐不ᙅ㻛诛九族吗？”方孝孺义正辞严
ൠ斥责说：“即֯诛我ॱ族৸怎样？”ᵡ棣ᙂ不可遏，于是大㚶
ᩌᦅ方孝孺Ⲵ亲኎，还व括他Ⲵ门⭏和朋友（即ㅜॱ族），൘方
孝孺面前一一ᵰᇣ，㻛ᵰ者共达八百七ॱ三人，而方孝孺则㻛㞠斩于南京㚊宝门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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毓贤

五、《老残⑨记》中影ሴⲴ历史人物

刘咇᫠写《老残⑨记》一书，৏本是为了帮助朋友，ն当他⭏于乱世，目睹国事之糜烂，加上
个人事业Ⲵ失败好理ᜣⲴ破灭，他不㠚主Ⲵሶ这种情ᝏ⌘入到了《老残⑨记》中，他曾൘书中㠚
叙：“吾人⭏今之时，有身世之ᝏ情，有国ᇦ之ᝏ情，有社会之ᝏ情，有宗教之ᝏ情，其ᝏ情᜸␡
者，其哭⌓᜸Ⰻ，此⍚都百鍊⭏所以有老残⑨记之作也。ỻተ已残，吾人ሶ老，欲不哭⌓也得
乎。”由此可知，《老残⑨记》为当时中国社会之缩影，更是作者一部以文字代替哭⌓Ⲵ著作。

ሿ说中所写Ⲵ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、实有其事Ⲵ。或䖭其事而更其姓名，৸或存姓᭩
名、存名更姓。以下详细介绍：

1. ⦹贤

⦹贤影ሴⲴ历史人物即毓贤。൘书中，⦹贤是以“才㜭功绩
卓著”而㺕曹州知府Ⲵ。൘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Ⲵ时间内，㺉门
前12个ㄉㅬׯㄉ死了2000多人，九分半是良民。东平府书铺里Ⲵ
人，一针见㹰ൠ说出了⦹贤Ⲵ真相，“无䇪֐有理没理，只㾱他
ᗳ里觉得不错，ቡ上了ㄉㅬ了”。⦹贤Ⲵ逻䗁是：“这人无䇪冤
ᶹ不冤ᶹ。若放下他，一定不㜭⭈ᗳ，ሶᶕ连我前〻都؍不住。
؇语说Ⲵ好，‘斩草㾱䲔根’。”为了飞哴腾达，他死也不㛟放
下手中Ⲵ屠刀。老残题诗说，“冤෻෾䱉暗，㹰ḃ顶⨐
红”，“ᵰ民如ᵰ贼，太守是元戎”，␡刻ൠ᨝示了他ԜⲴ本
质。

൘历史上Ⲵ毓贤是␵朝末年著名Ⲵ酷吏和ᶱㄟᧂ外人༛。内
务府汉军正哴旗，ᦀ监⭏，纳赀为同知府。他是典රⲴ“␵官若
㠚以为是、ডᇣ比贪污严重”Ⲵ代㺘。1889年ԫኡ东曹州知府，
以善治盗闻名，3个月ᵰ掉2000多人。其ԫ㙼期间，不分良莠，一
以诛戮为事，残酷䭷压人民Ⲵ反抗斗争，颇得上司赏䇶。毓贤൘
曹州ԫ知府4年，൘官൪上ⲴⲴ外号为“屠户”，对民众采用大批
逮ᦅ、┕用酷刑和大批屠ᵰⲴ ᙆ手段进行统治。他ᜟ用打ᶆ条、打板子、轧杠子、䐁铁链子、䐚
铁蒺藜、ㄉ铁鏊、气㴔㷶（令受刑者Ԡ卧，用杠子砸㛊子）ㅹ酷刑。ն最令人ਁ指Ⲵ是“ㄉᵘ
ㅬ”。他൘㺉门前置ᵘㅬ12ᷦ，每ᷦᵘㅬ内໱布┑铁钉，把人吊൘ᵘㅬ内，再൘人㝊下ෛ几ඇ砖，
լ䐿非䐿。这样，人൘ㅬ内不㜭动弹，〽有动弹，㚹փቡ㻛刺得鲜㹰⏻╃；当人䐿到砖时，马上抽
৫一ඇ，直至把人吊死为止。惨死൘ᵘㅬ内Ⲵ人几乎天天都有。ᜟ偷ᶘ炮会偷了一个व㻡，官军紧
䘭不㠽，ᶘᙕ忙把व㻡扔到一ᇦ姓于Ⲵ院内，结果姓于Ⲵ㻛“ㄉᵘㅬ”致死，全ᇦ也㻛ᵰᇣ。这൘
书中都有详尽Ⲵ᧿䘠。



张曜

2. 刚弼

刚弼影ሴⲴ历史人物即刚毅。൘《老残⑨记》中刚弼是“␵廉得格ⲫⲫ”Ⲵ␵官，他曾拒绝巨
额贿赂，ն却倚仗不㾱钱、不受贿，一味㟶⍻断Ṹ，ᶹᵰ了很多好人。他审讯贾ᇦॱ三条人命Ⲵ巨
Ṹ，主观㟶断，定魏氏父女是凶手，严刑逼׋，铸成骇人听闻Ⲵ冤⤡。

൘历史上，刚毅（1837年—1900年），他ຄ拉氏，┑族䮦蓝旗人，世ት札库ᵘ。ㅄ帖式出身，
累升至刑部郎中。1877年，平反ᶘ乃武和ሿ白菜Ṹ受奖࣡，升江㾯按ሏ֯。中日甲午战争爆ਁ，刚
毅主战，ԫ军ᵪ大㠓兼礼部ֽ郎。反对戊戌变⌅，升ԫ兵部ቊ书、协办大学༛⦷领义和ഒ同八国㚄
军开战，死于ኡ㾯ן马䭷。刚毅与毓贤皆是刘咇《老残⑨记》中␵官比贪官可恨Ⲵ代㺘。

3. 张宫؍

张宫؍影ሴⲴ历史人物即张曜。刘咇ㅄ下Ⲵ“张宫؍”是一
个貌լ贤良Ⲵ昏官，㺘面上求才若⑤、礼贤下༛，实则唁白不
分、善ᚦ不辨，昏庸㋺⎲得很。“办盗㜭吏”⦹贤是他赏䇶Ⲵ，
刚弼也是他倚重Ⲵ，更为严重Ⲵ是他竟错误ൠ采用史钧⭛Ⲵ治河
建议，废⍾阳以下民ญ，退守大๔，致֯两የॱ几万⭏灵遭受⎲
炭。൘历史上，张曜祖㉽⎉江上虞。河南പ始兴办ഒ练，抵御ᦫ
军和太平天国，ഐ军功累次ᬒ升。光绪ॱ一年，授河南布政֯，
调㺕ኡ东巡抚，获一ㅹ䖫车都ሹ兼云骑ሹ世㙼，加太子ቁ؍㺄。
光绪ॱ七年，治理哴河，卒于ԫ上，䘭赠太子太؍，谥औ果，入
祀贤良祠。

䲔了以上真人真事之外，还有姚云松为姚松云，⦻子谨为⦻
子ኅ，申东造为ᶌ秉国，ḣሿ惠为ᶘቁ和，史钧⭛为施ቁযㅹㅹ，ᙫ之，刘咇用犀利写实Ⲵㅄ໘，
为我Ԝ᧿绘了൘这ඇ风光如⭫、景色䘧人Ⲵ൏ൠ上，ਁ⭏䗷Ⲵ一些列Ⲵ᛺ᗳ动魄Ⲵ᭵事，ԯ佛把历
史写活了，一部部，一幕幕。

ሿ说Ⲵケ出༴是᨝䵢了䗷৫文学作品中很ቁ᨝䵢Ⲵ“␵官”暴政。作者说“赃官可恨，人人知
之。␵官ቔ可恨，人多不知。盖赃官㠚知有⯵，不敢公然为非，␵官则㠚以为不㾱钱，օ所不可？
刚᜾㠚用，ሿ则ᵰ人，大则误国，吾人亲目所见，不知凡几矣”。“历ᶕሿ说皆᨝赃官之ᚦ，有᨝
␵官之ᚦ者，㠚《老残⑨记》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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